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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新與舊

在接下的幾年裡，隨著沈港的失寵，傳教圓的命

運有了明顯的好轉。命運的好轉也與關黨的暫時退卻

有關。滿族人發動的戰爭使一些被魏忠賢趕走的、有

能力的官吏重回朝廷。 1621 年，在藩陽、遼陽先後陷

落後，有能力的、敢於批評閹黨的將軍熊廷醋 I 再次

被敢用，負責守衛山海關，此處是長城東段的終點，

是滿人大規模入侵中原的必經之路。不過，閹黨成功

地任用王化貞為遼東巡撫，以求得權力上的平衡。徐

光敵預言王化貞的上任將不可避免地會使遼東落入滿

人之手。就在第三年，徐光傲的話得到了驗證。由於

王化貞反對熊廷醋的戰略戰術，導致滿人攻陷了廣

寧。 1622 年 3 月，王化貞的軍隊大敗。儘管這次失敗

並不是熊廷醋的責任，但是由於魏忠賢朋黨中顯赫的

成員之一、寡廉鮮恥而又肆無忌悍的馮銓，以熊廷強

為死敵。馮銓將熊廷喝逮捕入獄，最後將他處死@。

儘管馮銓將整個遼東地區陷落在滿人手中的責任

都推在了熊廷醋的身上，讓熊廷粥做了代罪羔羊，可

是宜官的責任還是難逃。所以，當重新歐用退休官

吏，委以保衛戰略要隘的重任時，宣官們沒敢反對。

1622 年 9 月，朝中主張變革的一派贏得了另一場勝

利。孫承宗 11 ，一位有能力的、學者型的將領被任命

為兵部尚書，同時任內閣大學士。在接下去的三年

裡，袁崇煥 III與孫承宗的合作使滿人的威脅得到了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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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巨人的代(下)

制@。

孫承宗以前遼總督的身分坐鎮山海關。他和袁崇

煥穩紮穩打地將滿人趕向北方，在奪回的城鎮中修築

工事、建立軍旅。他們的成功，有相當的因素是因為

採納了孫元化(聖名 Ignatius) 關於用「紅夷大炮」保

衛邊界的建議。孫元化在沈濯丟官後，回到北京的兵

部任職。在這個職位上，他可以呈上奏摺，懇請用

「洋槍洋炮」保衛國家。

孫元化的有利條件在於他打交道的人沒有直官官

僚的成見。他的建議被採納的另一個因素，可能是由

於幾個月之前用火炮成功地保衛澳門一事給中國人留

下了印象。一支有十三艘船組成的荷蘭艦隊，與兩艘

英國船隻聯合，在艦隊總司令克納里斯﹒瑞傑森( Cor-

nelis Reijersen) 的指揮下，於 6 月 23 日，攻打葡萄牙

人占據下的設防很弱的澳鬥@。英荷聯軍在一陣炮轟

之後，便將海灘工事裡防守的六十名葡萄牙人、九十

名澳門人趕走了。然後，八百名荷蘭人分別轉乘三十

二艘大艇和五艘帆船強行登陸。除了聽到來自在防衛

人數上大大少於入侵者的澳門方面零星的毛瑟槍聲之

外，入侵的軍隊沒有遇上實質性的抵抗。正當侵略軍

邁著勝利的步伐行進在大街上的時候，災難從城市一

個想不到的地方降到了他們的頭上。

勃羅諾 (Bruno) 神父是耶穌會神學院的代理負責

人，這時他擅自採取了行動。按照耶穌會的說法，他

也是要公然嘲弄一下「勇敢」的葡軍要塞司令官一一

羅潑﹒薩門托﹒卡瓦略( Lopo Sarment de Carvalho )。



勃羅諾在荷蘭人進攻之前便拆卸了四門炮，運到耶穌

會神學院的山上，將它們裝配好。當敵軍進入澳門

時，在耶穌會士勃羅諾、羅雅各 (Jacques Rho) 1和湯

若望的指揮下，炮手們向荷蘭人開炮。羅雅各的大炮

所射出的一發炮彈，剛好打中位於入侵部隊中間的一

個火藥桶，荷蘭人的軍隊頓時大亂。這一炮，使他們

的火藥損失大半，再加上有一小隊澳門人和黑人射手

零星的射擊，荷蘭人開始朝海灘方向撤退。在葡軍要

塞司令薩門托的「孩子們，衝向他們」的助威吶喊聲

中，澳門的百姓，以及 f 葡萄牙的士兵、葡中混血的

市民，還有黑人奴隸，更不用說還有武裝起來的修士

和耶穌會士了，他們齊聲吶喊著，衝向荷蘭人 J '墓。

恐慌之中的荷蘭人，顧不上他們留在海灘上的物品，

奔向他們的船隻，不少人在逃跑時溺死在海中。

五、六名耶穌會士和幾門大炮在這次勝利中起了

決定性的作用。它不僅對澳鬥，對在中國的傳教團也

是一個重要的事件。一旦澳門落入荷蘭的喀爾文派教

徒手中，進入中國大陸的通道就會被切斷，耶穌會的

傳教事業也就毀了。

廣州當局向取得勝利的葡萄牙人表示祝賀，並且

允許他們在澳門設防。在這之前，由於中國方面不許

葡人在澳門設防，使守衛澳門成了不可能的事。葡萄

牙人得到這項權利之後，便開始修築防禦工事。 1626

年，防禦工事竣工了，這使澳門在海上的防禦無懈可

擊墓。

孫承宗採納了孫元化的建議，首次使用「紅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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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巨人的代(下)

炮」來對付滿人。到了 1625 年的夏天，滿人從山海關

的東北被迫後退一百英里以上。同年 11 月 6 日，孫承

宗因多次反對魏忠賢惡政而被迫去職。直官指定的、

接任孫承宗的官吏 I 命令放棄北部的防禦，要求部隊

大規模地撒到山海關以內，而寧遠守將袁崇煥拒絕執

行。 1626 年 2 月 19 日，當努爾哈赤率領他的八旗軍

隊，越過遼河，向在寧遠的袁崇煥發動進攻時，遭到

了他戒馬一生中所遭遇最慘重的失敗。這次慘敗對他

的打擊特別巨大，也許直接導致了他在七個月之後的

死亡，其實他在這次戰鬥中只是受了一點輕傷。

袁崇煥取得這場偉大勝利的關鍵，在於火炮的使

用。徐光歐、李之藻和其他一些人長期以來一直力爭

使用紅夷大炮，這次勝利使火炮的威力得到了證實。

如果說這種新式武器的潛能沒有得到進一步發揮，是

因為閹黨從中作慣。 1627 年，正是魏忠賢的權力達到

高峰的時候，他迫使袁崇煥不得不離職回鄉。

1625 年，退休之前的孫承宗幫助恢復了在北京的

耶穌會住所。傳教士們這時還是不能公開傳教，因為

逐教今還沒有撤銷。只有逐教令被收田，或者官方通

過某種形式，同意他們返回北京居住，從而使逐教令

失效。

1622 年，當孫承宗執掌朝政的時候，傳教士的朋

友們，又重提從葡萄牙人那裡購買武器的事情，並且

力爭邀請耶穌會士作為軍事方面的顧問，再次進京。

他們向皇上呈上奏疏，爭辯說耶穌會士是有德、有

識、有能力之人，還是傑出的數學家，他們可能會熟



知某種作戰武器。而這種武器的使用會使明軍在對滿

人的作戰中處於優勢。當傳教士們得知朋友們這種打

算之後，曾表示反對。他們強調說，他們在軍事武器

方面沒有什麼知識(儘管羅雅各等人在澳門抵抗荷蘭

人的戰鬥中表現不錯) ，他們來中國的目的不在於此。

李之藻，按照曾德昭的說法， r 是這場喜劇中的主要

演員之一 J 0 李之藻不顧傳教士們的反對，勸他們不

必將所謂的軍事專家的身分看得太重 c r 你們利用這

個稱號就像裁縫用針一樣，針在縫製衣裳的時候是有

用的;用過了之後，就將它擱置一旁不用了。當你們

得到了皇上的允許，能夠留在京城之後，就可以很容

易地將劍放在一邊，而將筆拾起來...... J @ 

這個計畫得到了在京有官職的東林黨成員的支

持。這時，葉向高仍擔任內閣大學士之職。他利用自

己的影響力推動這個計畫。張問達 I 也是積極為傳教

士們活動的內閣大學士之一。他的見于是天主教徒，

聖名保祿 (Paul) 。張保祿後來與他的朋友王徵合作，

在快西為傳播天主教而工作。張問達除任大學士之

外，還擔任吏部尚書。

在孫承宗掌管下的兵部，對該計畫表示支持。此

時的魏忠賢，自覺其勢力不足以與孫承宗的強勢相

抗。奏摺得到了皇上的同意，並且簽署了尋找耶穌會

士、宣他們進京的命令。「其實， J 曾德昭評論道，

「用不著花什麼力氣去尋找他們。因為負責找他們的

人清楚地知道耶穌會士在什麼地方。 J ø 
耶穌會士就在北京。陽瑪諾，從 1621 年起就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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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巨人的代(下)

在北京。由羅如望在 1621 年接替了傳教團負責人職務

的龍華民，於 1623 年 1 月 25 日，在湯若望的陪同下，

也到了北京。他們在內域的西南城門 I 附近的一所由

利瑪竇在 1605 年置辦的房子裡安頓下來。

龍華民和陽瑪語被帶到兵部。兵部的官員們問他

們是否能從葡萄牙人那裡得到紅夷大炮，還問他們是

不是使用紅夷大炮的專家。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們的

回答是肯定地;對於第二個問題，他們陳述說，他們

是宗教的專家，不是軍隊的炮手。不過，他們可以勸

說葡萄牙人的炮手來做這項工作。

他們的回答讓兵部滿意，因此被允許在北京住

下。顯然，沒人認真地對待耶穌會士是否是軍事專家

的說法。孫承宗和他的下屬在詢問傳教士時，也只是

走形式。耶穌會士重返他們舊宅的結局是肯定的。在

兵部任職的依納爵秦 (Ignatius Ch'in )出資重新修整了

教堂。「在北京， J 曾德昭寫道， r 耶穌會士們仍舊

生活在平靜與受人尊重的氣氛之中，再也沒人問一句

關於紅夷大炮、戰爭或者滿人的事。 J (草

曾德昭說得對。事情的前前後後只是上演了一場

友善的戲劇。是葉向高、張問達、孫承宗、李之藻和

其他有地位的政界人士的合作，以此使耶穌會士在北

京、在中國的地位得以恢復。戲劇中最精采的是，從

戲的開始到布幕落下，各位演員一直都是一副嚴肅、

認真的面孔。

雖然它是一幕喜劇，對傳教團來說也是一個勝利

的信號。它意昧著沈濯置天主教於死地的努力是徒勞



的。傳教士們再次在明帝國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逐

教令也就等於失效了。

耶穌會士被召回北京的事，在其他的省份也產生

了反響。 1623 年艾儒略在江蘇常熟建立了一個天主教

團體。常熟是利瑪寶的老朋友塵汝耍的家鄉，受雇汝

要兒于之邀，艾儒略訪問了常熟。這時塵i女要已不在

世了。艾儒略在常熟的幾個月裡，許多人皈依了天主

教。其中有一位最有名的人物塵式耙 I 。後來在

1643-1644 年明帝國被趕出京都後的復明門事中，他是

一位英雄@。塵式耙是利瑪竇的老友塵汝要的娃子，

塵式耙的祖上也是有名望的官吏與學者，他的祖父塵

景淳曾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曾任(永樂大

典)第二部膳抄本的總編校。(永樂大典〉是明朝的

一部巨大的百科全書，達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卷。

1616 年，塵式耙中了進士，兩年之後被任命為江

西永豐知縣。在永豐期間，他受到當地百姓的高度評

價，以至他在 1621 年要到湖北江陵上任時，受到當地

百姓聚眾挽留。父親去世後，塵式耙回到常熟為其父

守孝期間，與艾儒略相識，從而使他對天主教產生了

興趣。他為艾儒略八卷的宗教心理研究著作〈性學粗

述〉一書撰寫了序言。這本書正好在塵式耙皈依天主

教的那年刊印出版。

塵式末日在這之後的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主要

是退隱在家。他是使中國分裂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只是在滿人征服了中國的北方之後，他才重登政治舞

臺，成為明王朝的傑出擁護者。當時耶穌會士稱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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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巨人的代(下)

「多默博士 (Dr. Thomas) J 。

艾儒略在福建的工作收穫頗豐。在福建取得的成

就，使他成為早期耶穌會土中的偉人之一。 1625 年，

艾儒略到福建開教。他是應葉向高之邀來到這裡的。

葉向高自從 1600 年在南京與利瑪竇相識，他與歐洲傳

教士們一直有著牢固的友誼。

十八年來，葉向高一直在北京任大學士。他與京

城最有教養、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中國籍輔理修士

丘良厚，一直來往密切。沈濯在 1622 年到京城任大學

士，再次搞反對天主教的陰謀時，葉向高公開地表示

反對。葉向高還通過丘良厚，向耶穌會士們通報將會

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沈濯倒臺後，他還為耶穌會士們

重返北京給予了大力的支持。葉向高是東林黨的一個

讀導人，直言反對魏忠賢。然而他在北京的日子不長

久。 1624 年，魏忠賢及黨羽成功地迫使葉向高退休。

葉向高在回家鄉福建的途中路經杭州時，與艾儒

略成了好朋友。艾儒略向他布道，勸他接受天主教。

這位前大學士表示出很大的興趣。 12 月的時候，葉向

高堅持讓艾儒略陪他到福建省的邊界處，他們走的是

水路。但是他們在一起討論的時間不多，因為葉向高

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接待來訪的官員了。這些官員們

來到船上，向葉向高表示敬意，還要待在船上，陪著

他們走一程。

在葉向高和艾儒略分手的時候，葉向高請艾儒略

在來年的春天一定要來他的家鄉福建，還承諾說，在

有關天主教傳教事務方面，他將協助艾儒略。 1625 年



4 月，艾儒略起身前往福建。在乘船走了二十一天之

後，他來到了福建省的省會福州。在福州，開始的局

勢令他失望。魏忠賢的特務遍布全省。他們為魏忠賢

刺探其政敵的活動情況，然後向魏忠賢彙報。在北京

時常與官官們對立的葉向高，回到家鄉後，幾乎成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品。這時的魏忠賢在北京對東林黨人

的迫害正處在高潮時期。在接下去的一年中，這一迫

害的結果使上百名忠實的官吏遭到貶點，還有六名重

要的京城高官被處死。已經因為反對魏忠賢丟了官的

葉向高，害怕魏忠賢的手將會伸到福建，沒收他的財

產，將會用鏈子把他鎖住帶回北京。魏忠賢可能也知

道了這位前內閣大學士正在家鄉幫助外國人的事。

荷蘭人在沿海一帶窺視著與中國貿易機會的行

動，也增加了艾儒略傳教的困難。巡撫和當地的百姓

一般都把艾儒略當成荷蘭人。因為所有的外國人和荷

蘭人長得都很相像。這時荷蘭人已經在不久前占領了

福建沿海的一個小島 1 ，並在島上設防，以該島作為他

們行動的基地。這樣一來，省裡本來就存在的反對外

國人的傾向就更為嚴重了。

荷蘭人的消息證實了這樣的事實:他們的掠奪在

中國人中引起了強烈的怨恨。接替科內利斯﹒瑞傑森

( Comelis Reijërsen )任荷蘭在中國海的艦隊司令官的

斯諾科 (Dr. Sonck) 寫道:

「我們在中國沿海的行動使中國人如此憤恨，以

致全中國都反對我們。在他們眼中，我們比般人犯、

暴君和海盜好不了多少。我們和中國人打交道時確實

第十章新與舊/017



。 18/巨人的一代(下)

很無情、很殘酷。 J @ 

艾儒略到達福州後，他首先面對的，是當地的一

名官員寫了一篇反對天主教的尖刻文章。即使這樣，

艾儒略還是設法租下了一間小房子。在聖神降臨節那

天，他在這間小房子裡舉行了彌撒。艾儒略住下幾個

月之後，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學者來到福州，由於他對

艾儒略工作的介入，使艾儒略的處境有了根本性的轉

變。

被稱為「奇才 J 的梅爾基褚(MeJchior Chu) I@ • 

被無辜地捲入進士考試的一場欺詐案中，其結果是終

生不得錄用。在一場鄉試中，褚某的考卷被另一名考

生掉包後交了上去，結果這名考生在三百名考生中名

列榜首，這涯中國是最為榮耀的事情之一。但是醜聞

曝了光，這名犯了法的考生，連同褚某一起都被處以

終生不得錄用的懲罰。

儘管有這樣的結果，他還是受到大家的尊重，但

是他也不得不放棄走仕途的想法。他當上了楊廷筠孫

子的老師。在當老師期間，他與耶穌會士們相識，在

1623 年領洗。褚某是福建人，與省內大部分有地位的

人物關係良好。在艾儒略來福州後不久，他也從杭州

回到了福州。一到福州，他馬上開始著手為艾儒略在

學者與官吏中打通道路。他做了一件最為重要的事:

重又得到了葉向高對傳教事業的支持。

這位前任大學土住在離福州三十英里的一所宅院

裡。他這樣做，可能是想避開魏忠賢的特務對他的注

意，也可能是與古羅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一



樣，喜歡他的房宅與庭院。褚某拜訪了葉向高，使他

又重新鼓起了勇氣。為了補償他曾暫時表現出的怯

懦，葉向高請艾儒略和褚某吃飯，另外，還讓他的娃

子陪著艾儒略回福州，並將艾儒略介紹給禮部駐當地

的代表。

沒過多久，葉向高公關來到艾儒略在福州的住所

拜訪了三次。在其中一次，他贈給艾儒略一幅絲織的

卷軸，上面寫有讚揚傳教士和艾儒略宣講的教義的文

句。其行文的風格是中文古典的對仗體 c 其意為:艾

儒略對他有著雙重的說服力。一是言語，通過他理性

的 效;再有是沉默，通過他神聖的生活。這兩種方

式都是對他所宣講的真理所做的見證。

單向高的上述行動影響深遠。如果一個人其顯赫

的地位在全省無人可比，並旦公開地、毫無保留地、

清楚地表明他的態度，那麼那些原本懷著敵意的人就

很難不做些改變了。一些人也開始效仿葉向高。當地

禮部的主管官員，派他的助手也向艾儒略贈送了一副

類似的絲織卷軸，其他的官員也跟隨著這樣做。不

久，寫了反對天主教文章的作者，也試圖將散發出去

的文章盡量地收回，將它們毀掉。當著葉向高的面，

文章的作者請艾儒略原諒，他是在不知道天主教真實

本質的情況下，就寫了詐謗文章的。

艾儒略開始接待川流不息的來訪者。、客人中有最

有名氣的學者和省裡的官吏。他們明白梅爾基褚絲毫

沒有誇大這位傳教士的人品與學識。艾儒略承襲了利

瑪竇的傳統;另外也因為他曾經師從楊廷筠'是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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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最好的學生，而從中受益匪淺。他在與楊廷筠長達

數年的密切交往中，使他精通了中國的文化。當然，

這也與他時刻對中國有教養社會的準確、細微的觀察

有關。他的這種友好接受中國習俗的態度，為他贏得

了前來拜訪的客人的心。

艾儒略首次以傳教的身分出現，是在福州的一所

書院。艾儒略向書院的院長送了一篇關於天主教教義

概要的文章。院長請他在下次書院開會時做講演。當

艾儒略神父來到書院時，受到全體成員非常有禮貌的

接待。大家在向房間的一端寫有孔子名字的金色大字

鞠躬之後落座。這時樂師們正在演奏著「凝重的曲

調，為的是排除雜念，集中意境 J 0 接下去，一位學

者朗讀了一篇儒家的經典文章。院長請艾儒略對這篇

文章發表見解。艾儒略知道這時要表現得恭敬謙和一

些，便推辭起來說，他在諸多富有才學的人面前沒有

能力來引發一場討論。院長對他這番謙遜的聲明，也

同樣用和藹的言詞肯定地表示，在場的沒有人比他有

學識。這種爭執不會有什麼不快，因為它是一種大家

都接受的禮貌的客套。正如所料，艾儒略接受了院長

的要求。艾儒略的講演給他帶來了聲譽，在福建省迎

來了首批的皈依者。不久，艾儒略為二十六人施洗，

大多數是學生，其中有三名秀才。

艾儒略在福州待了四個月之後，開始走訪省裡的

其他地方。他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

個城市，拜訪那些在葉向高的鼓勵下對天主教嵐興趣

的各地官吏。艾儒略發現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稱讚天



主教是神聖的學說，也有的渴望在生前能夠皈依天主

教，但是沒人有勇氣從「多妻」的、即被巴篤利稱之

為「牢固的絞索」中將自己解放出來。儘管如此，艾

儒略通過與這些人的友好接觸，獲得的收穫還是無法

估量的。通過他們，艾儒略使眾多由於誤會可能會輕

易反對天主教的知識分子，更加地了解了天主教學說

的性質。有五十多名學者型官員，其中一些是高官，

都寫了頌揚天主教和艾儒略的文章@。後來，他們中

的一些人還為艾儒略的著作寫序文。

在福建的第一年，艾儒略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建

立起廣泛友好接觸的基礎上。與利瑪竇一樣，艾儒略

通常喜歡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他顧意先有一些零星

的收穫'期望的是將來的大豐收。他在這幾個月結識

的一批重要的朋友，證明了他出色的工作。不僅如

此，在福建的大多數城市裡'還有了一定數量的天主

教徒教和慕道者。艾儒略準備好了士壤，又播下了種

子，在隨後的十年裡'得到了驚人的收穫。

也就在這幾年裡，山西和陳西兩省的傳教中心也

建立起來了。 1624 年，金尼閣受韓家兩兄弟 I 的邀請

來到了山西緯州@。在緯州，金尼閣度過了豐收的一

年。 1625 年，一年之前從澳門再次進入中國的王豐肅

來到蜂州，接替了金尼閣。他在緯州建起了耶穌會會

院，辛勤耕耘十五年，在山西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離開山西的金尼閣，在王徵的邀請下來到挾西

省。他在 1624 年 10 月 20 日在緯州寫給巴伐利亞 (Ba

varia) 諸侯的信中，說道 I 我等了一天又一天，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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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的同伴來接替我在山西的工作。因為受一些相當

有地位的人士之邀，我必須到男一個省去。 J @這個

同伴就是王豐肅，這位有地位的人是王徵，另一位顯

然是張鱷芳(聖名 Paul) 10 王徵剛剛從直隸廣平推官

的職位上退下來。

金尼閣得了重病，在王徵的家中休息了五、六個

月。在這幾個月裡，王徵在金尼閣的指導下學習拉丁

文。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裡，王徵幫助金尼閣寫出拉

丁注音的專著〈西儒耳目資)。這本著作在 1626 年由

王徵和韓雲刊印出版，出書的經費由張問達和他的兒

于張鱷芳資助。

金尼閣恢復健康之後沒多久，便在王徵和張鱷芳

的陪伴下赴西安。在他們到來之前，在離這個古都不

遠的地方有一個考古學上引人注目的發現，即「大秦

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碑的發現地點是距西安

城西南四十英里的草屋縣" 0 豎立此碑的時間是西元

781 年 2 月 4 日。碑文的一面是優美的唐代書法，另

一面是古敘利亞文。

有關景教碑的文獻很多，在此不再贅述@。我只

是想說，這通碑的發現在當時首次揭示出:屬於天主

教一個派別的景教在 7 世紀的唐朝傳入了中國，受到

好幾位皇上的庇護，曾經享有一個相當昌盛的時期。

景教碑的發現引起了對古蹟十分重視的中國人的

極大興趣。遵照西安府府尹的命令，石碑被送到了西

安。學者們蜂擁而至，但是都看不懂上面的文字。見到

景教碑的第一位天主教徒，可能是原籍福建的張廣 III 。



他這時正在挾西。他是利瑪竇的老朋友. 1621 年由艾

儒略施的洗。他猜想碑上的文字可能與天主教有關，

就拓下碑文，送給在杭州的李之藻。

「我正住在靈竺(李之藻在杭州附近的居所)的

時候. J 李之藻寫道. r 歧陽的張實惠寄唐碑一幅，

此外還寫道『此碑是最近在長安出士，碑名為:大秦

景教流行中國碑。還沒有人聽說過這種宗教，它是不

是與利瑪寶從泰西的世界帶來並傳播的宗教是一樣

的? JI J @ 

李之藻與在杭州的耶穌會士不費什麼力氣就認出

這種曾經「顯赫的宗教」確實就是天主教。儘管碑文

模糊不清，文字中還夾雜著一些道教和佛教的詞語，

其中還是清楚地揭示了許多天主教的教義。按碑文記

載，在教士阿羅本( O-lo-pen) 率領下的傳教圈，於

635 年受當朝的皇上給予特別禮遇地. r 昭示天下，

榮耀地」被迎進國都西安，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天主教

傳教團。李之藻和其他的耶穌會士很難想到，它就是

天主教的景教。因為在歐洲，景教早已是無聲無息

了。他們自然先是認定這種「顯赫的宗教」與「利瑪

竇來傳播的宗教」是一樣的。不過他們並沒有失去他

們的判斷力。對待出土石碑上的文字，他們無可挑剔

的誠實和學者般的慎重態度都是令人敬佩的。在對這

件事的報告中，耶穌會士沒有誇大其詞。李瑪諾在

1626 年 3 月 1 日從嘉定寫給在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的

一封信中，宣布了這個發現。他寫道 r 在西安發現

了一通古碑。這通古碑證實了神聖的福音曾經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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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過。」在講述了張廣如何將碑文的抄本送給李之

藻後，李瑪諾指出，碑文的內容讀起來十分困難，

「碑文的表達有許多模糊不清之處，還有的是源於異

教的詞語，理解起來很困難，沒有什麼隱喻和文學上

的暗指。」在對開始的幾段碑文提供了質量很高的譯

文之後，李瑪諾又寫道: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確定了碑文的大概意

思。己令金尼聞神父前往現場察看石碑。因為進士們

可能忽略了我們必須知道的一些細節，我們希望金尼

閻能夠得到碑文的準確抄本。一旦得到，會立即寄給

閣下。 J @l 

對於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的反

應是明智的。但是，在接下去的兩百五十年裡，在耶

穌會的家鄉，耶穌會士們被一些「有學者派頭」的業

餘人士指責是詐騙和騙子。這些人將景教碑的出土看

成是耶穌會士的騙局。「它顯然是塊假的石碑。 j 馬

蒂蘭﹒韋西埃﹒拉克魯茲 (Mathurin Veyssiere de Lac

ro品)在 1724 年寫道， r 可笑的偽造物......絕對的謊

言......純粹的騙局。」伏爾泰的輕視與嘲弄耶穌會的

短詩文，在今天讀起來似乎平平，但是在他生活的時

代一定震動了巴黎的沙龍:

「啊!您還不算老呵!

您還要我去騙人，

您還是先好好騙騙我吧! J 

直到 1855 年，認為景教碑的出土是一場騙局的說

法還很盛行，恩斯特﹒勒南( Emest Renan) I對此也表



示認同。八年之後，他坦誠地承認他的看法是錯誤的。

從此以後，他對景教碑的真實性不再持有異議了@。

今天，大秦景教流行碑的其實性得到了全世界的公

認，因為通過對朝代記載的研究，還有過去八十年來

考古的發現，確定了碑文上所寫的日期。

在中國的耶穌會土完全清楚這個發現的價值。對

他們來說，景教碑的發現其主要的價值在於對他們傳

教的影響。中國人一直反對天主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它

是新生的宗教。在中國，舊的事物有著更高的價值，

這種看法要勝於世界的任何地方。有了這樣的歷史意

識，對於在中國的過去沒有根基的事物，中國人是從

不看重的。陽瑪諾在他對景教碑的評價中，表達了傳

教士普遍、共同的體會:

r Ii'毫無疑問， .!I來拜訪傳教士的人們常說，對

你們遠道而來傳播宗教，我們理當表示歡迎，但是為

什麼我們的祖先沒有接受這樣的宗教呢?我們為什麼

這樣晚才知道呢?這是我們不明白的...... J 

李之藻在他 1625 年刊印的關於景教碑發現的文章

時，也簡要地講到了碑的發現所起的上述作用:

「三十多年來，我們中國的學者已經熟知了西方

來的有識之士講授的教義和例證。大家都盛讚這是了

不起的教義，並以天主教為榮耀。不過還是有不少的

人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們視天主教是一種新事物。 J

現在這種猜疑的基礎被摧毀了:

「誰會相信這是真的呢?在九百九十年之前，這

種教義就已經(在中國)得到宣講。在這個不斷變遷

第十章新與舊/025



。26/巨人的代(下)

的世界裡，只有天主不會改變的天佑，才能培育出不

知何謂障礙之物的智慧之人。現在這塊神聖的石頭被

如此幸運地保存了下來，突然間又重見了天日......埋

在地下這麼多年，這塊寶物似乎就是在等待著幸運的

時刻。 J

要回答中國人「我們的祖先沒有接受這樣的宗

教 J 的問題，是十分困難的。利瑪竇將天主教的使者

柵柵來遲的原因，歸咎於中國的地理情況。他的解釋

有道理，但是中國人不滿足這個解釋。這也是為什麼

利瑪竇和他的繼承者們渴望找到天主教在他們到來之

前就已傳到中國的原因之一。從開封的猶太朋友那

裡'利瑪竇推測在中國曾經有過天主教的團體，但是

這條希望的線索沒有得到結果。 1619 年，龍華民在修

士鍾鳴禮的陪伴下，從杭州來到河南找尋這些「十字

架的基督徒 J 0 

開封是猶太人的團體中心，這條消息對耶穌會有

著強烈的吸引力。可能這就是為什麼金尼閣在 1623 年

去挾西之前在開封停留了幾個月的原因。他想在這裡

建立會院，但是沒有成功。幾年之後，畢方濟在這裡

成功了。但是關於一個古老的天主教團體的傳聞，還

是沒能得到證實。西安石碑的發現，提供了天主教在

中國不是新宗教的無可置疑的證據。正如一些學者們

相信的那樣，在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天主

教受到了數位最偉大的皇上的青睞。

李之藻看準時機發表了一篇關於景教碑和其意義

的文章，文章被廣為傳誦。陽瑪諾也寫了一篇關於景



教碑碑文的學術性的評論 (景教碑詮> ， 1644 年

印行於杭州，並附有七頁完整的中文的碑文，論文共

四十九頁@。

張屢可以說是第一位親自考察有關天主教考古遺

蹟的中國人。他使西安府的石碑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也激發了他自己對這種特殊考古學的興趣。 1638 年在

福建，他發現了刻在石頭上的十字架。自此以後，又

有多處這樣的發現。這些是天主教的文物。張廣為他

發現的十字架寫了簡短的說明。這篇說明被陽瑪諾收

錄到他的〈景教碑詮〉中。張實是這樣寫的1: I 這一

古代的石刻十字架，在泉州府東畔郊被發現。沒有人

知道它在這裡存在了多久。往來的過路客沒人注意

它。當我皈依天主之後，在主的嵐召下，我和同在宜

海的幾位朋友一道發現了它。我請神父將它樹立在永

州的教堂裡。」張廣對此寫下如此的文字。@

CD參考 Eminent Chinese, 1 , 308 頁和 II ， 823 頁。

@對這些事和後來袁與孫的情況，參考同上書 II ， 670 頁、 686

頁、 954 頁。

@這段事情的第一手資料來源.荷蘭一方，見 Wil1iam

Y sbrantsa Bontekoe 著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的e East In

dian 帖oyage 1618-1625 (紐約 1929 年版) , 85-86 頁，葡萄

牙一方 見在澳門檔案中發現的宮方的報告，由 Aders

Ljung-stedt 刊印 ，An 品'storical Sketch of 的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的olic Chu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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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巨人的代(下)

几fission in China (波士頓 1836 年版) '75-76 頁。生動、

準確描寫的主要材料來源是﹒ C. R. Boxer 著 Fidalgos 卸的E

Far East 1550-1770 (海牙 1948 年版)、 72-93 頁。

@見上述 Boxer 之著作， 82 頁。

@帖'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1exandre de Rhodes de 1a Comp

agnie de Jésusen 1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 Orient; nou抗

ed., par un père de 1a même Compagnie ( 巴黎 1854 年版)

72 頁。

@曾德昭著 histoire universelle, 349-350 頁。

@同上書， 350 頁。

@同上。

@關於崔式和事蹟，參考EminentChinese, 1 , 199-200 頁:還

參考 Fr. Jäg盯著 Die Letzten Tage des Ku-shih-si, Sinica ， 祖

( 1933 年版) ， 179-180 頁，還有 Paul Pelliot 著 Michel

Boym, T'oung Pao ( 1934 年版) . 95-96 頁。

@見前面所守 I Bontekoe 之著作，的頁。

@見前面所引 Bartoli 之著作， IV ， 54 頁。

@在 1942 年的時候，王重民先生，還有國會圖書館允許我觀

看這些福建的出色學者寫的頌揚艾謂咯的文章的影印本。

從這些學者的文章中看出，傳教士的年信中對艾儒略的成

功沒有絲毫的誇大。

@金尼閣對山西和快西的工作的陳述 可以在他寫給低地國

家的耶穌會省的信中找到。原件存於安特律7普的耶穌會學

院。複製件是在 C. Deshaisnes所著 Vie du Père Nicho1as Trig

au1t de 1a Compagnie de Jésus (比利時圖爾內 1865 年版)

附錄 280-284 頁。

@拉丁文原件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Bourgogne 圖書館，影本在

上述 Deshaisnes 之著作， 275-277 頁。

@ Henri Havret 對這個題目的處理最具學術性，見他的 Lastè



1e chrétienne de SÍ-ngna-fou (3 vo1s '上海 1897 年版)。碑

的確切發現日期有爭議，最可能的日期是 1623 年。將石碑

移到西安的時間是 1625 年;參考 P. Y. Saeki 著 The Nestorían 

Documents and Re1Ícs Ín ChÍna (東京 1937 年版) '26-30 

頁。

@對於文獻的考察﹒參考上述 Havret之著作 II ， 343-374 頁。

自從 Havret 發表了他的著作之後‘有關文獻的數量又增加

了。

@同上可巨， 38 頁，注釋 1 可給出中文。

@品的Íre 1625, 186-187 頁。

@ Emest Renan 著 HÍstoÍreg.白éra1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

guω sémÍtÍques. 第三版(巴黎 1863 年版)。在同一著作的

第一版中，他就指控這是騙局。

@陽瑪諾的《景教碑詮》一書中的附件中﹒給出了李之藻的

相關文章。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內容源於王重民給我的影

印件。

@中文見 Havret 的已引之著作， II , 96 頁，注釋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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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潮
1
起

新
潮

隨著山西、恢西和福建新會院的建立，耶穌會士

已經有了九個永久性的會院，它們分布在中華帝國的

十五個省的七個省中。傳教團共有十八名神父，六名

中國籍的輔理修士@。還有十名年輕的澳門中國人，

由於要加入耶穌會，被派往各處會院接受意志與精神

的鍛鍊和培養。

極端的小心在這時仍然適用，儘管沈灌的陰影已

不復存在，但是潛在的、更為危險的、帶著更大破壞

性的魏忠賢的陰影，遮蔽在傳教士們的上空。魏忠賢

在各地安插特務，密切地注視著傳教士們的活動。即

使幾個教徒的聚會也是被嚴禁的。閹黨們聲稱，教徒

們聚集的場所就是反叛者的棲息地。

天主教的事業實際上已經與明帝國的國內政治聯

繫在一起了。利瑪竇對傳教方向的確定，使耶穌會自

然而然地與改革派結成了聯盟，也不可避免地與他們

的朋友向呼吸、共命運。耶穌會事業的起落與閹黨勢

力的興衰形成反比。 1622 年，明軍慘敗在滿人的手中

時，反動勢力被迫有些收斂，耶穌會士們被召進京。

在科學方面的才能已經受到關注的湯若望，結交新朋

友的能力也很強。他交的朋友中最為顯赫的是戶部尚

書。

湯若望預測在 1623 年 10 月 8 日將有月食出現。

當他的預測驗證是正確的時候，興奮的戶部尚書用中



國人的方式請求湯若望收他做學生。翠年，湯若望為

在 9 月將發生的一次天體交食的現象，寫了一篇兩卷

的論文I 。論文對日月食的現象作了圖文並茂的講解，

還研討了一些與天文學有關的問題。這是他第一本天

文學的著作。耶穌會修土丘良厚在文字上很有造詣，

對湯若望的這本著作的文字加以潤色，然後徐光敢將

這篇論文送交禮部。

在羅馬的耶穌會檔案中，有簡短的幾句話，告訴

我們湯若望的直接領導者是如何看待湯若望的職業生

涯的 í 有良好的才智，良好的判斷力，慎重的程度

中等，經驗有限，文字上進步快;性格:天生的好脾

氣，樂觀，愉快，還不太成熟;他懂得如何與人相

處，但是還不適合做領導。 J (Í)這是葡萄牙人陽瑪諾

和義大利人龍華民對德國人湯若望做的不公開評論，

他們在仔細觀察後，才對湯若望有著良好的評價。

9 月的時候，湯若望在戶部尚書的宅第觀看到了

天文上的交食現象，他的計算再次被驗證準確無誤。

戶部尚書和其他的一些官吏希望重提修曆的事情，還

促請由耶穌會士負責這項工作。傑出的耶穌會士鄧玉

函剛從杭州到北京不久，正在開始著手寫天文學的著

作。可是當時的時機還不合適。 1622 年因對滿人戰爭

的失利而導致的閹黨勢力的收斂，並不意昧著魏忠賢

權力的喪失。相反，他對東林黨人的嫉恨反而更加深

了。他下決心摧毀他們。於是，魏忠賢與學者型的進

步官吏的鬥事又達到了一個新的緊張點，他對這些官

吏的憎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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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巨人的代(下)

I 辣吾哥哥拉'字玉

紋，德州人，萬曆四

十凹年進士王獲科
給事中 o

E 左光I"J (1575-
1626) .字遺宜，號
早早丘，桐城人，萬潛

五年這士，任御史。

E 予安尊蠹( 1584-
1626) ，字真長，號
自安，余姚人，萬潛

四十四年全是金， 1主御

史。

前楊主主( 1572-
162$) ，字文苦苦，號

應山人，萬瞥

.íf兵

草等給導中。

魏忠賢的第一步是羞辱他們。受天做皇帝的委

派，魏忠賢去參拜明陵。他出行的儀仗氣勢宏大，其

規格只有皇上才能享有。他要走的路程只有十二英

里，而這十三英里全都用黃士墊道，士兵列隊站在道

路的兩側，錦旗招展，鼓樂齊鳴。魏忠賢在一隊全副

武裝的士兵護衛下，坐在皇家的轎中。兩府、五寺、

三院的大員們在魏忠賢經過時，必須從自己的轎中下

來，還要在塵士飛揚的地上磕頭。然後，他們被命令

步行跟隨魏忠賢轎子去參拜陵墓。

東林的學者們並不是俯首帖耳的懦夫。在京城，

葉向高是東林黨公認的領袖。 1624 年，葉向高毫無畏

懼地與魏忠賢對抗，迫使他退休還鄉，回了福建。

其他與魏忠賢鬥爭的領導者還有陳奇瑜 I 、左光

鬥 II 、黃尊素 III 和楊漣 w 。這幾個人常在御史黃尊素

家聚會，制定東林黨對閹黨的反攻行動。 1624 年，左

副都御史楊漣在一道奏疏上，憤怒地逐條列出「魏忠

賢的二十四條罪狀 J '但是奏疏沒有得到回音。通常

這是皇上不贊同、不滿意的表示。在魏忠賢的嚴密控

制之下，很難說皇上真的見到了這本奏疏。從不缺少

勇氣的楊漣又呈上第二本，其措辭比前一本更強硬，

仍然沒有反響。因為楊漣的行動代表的是一些官吏的

主張，不少人與楊漣一樣，將奏章被「留中 j 看作是

對自己的一種侮辱。其中一些人寧可辭官不做，也不

願再屈服於無法容忍的魏忠賢的權勢。他們聯合寫了

一道奏疏，請求皇上接受他們的辭呈，告老還鄉。魏

忠賢向皇上念了這道奏疏。他的手腕十分高明，假裝



得十分謙恭，乞求皇上解除他的職位，說，不能因為

他而失去這麼多有能力的官員。正如魏忠賢所料，皇

上對這道奏疏大怒。他不同意僅僅讓他們光榮地辭

官，退休還鄉，而是下令剝奪他們享有的一切特權，

將他們貶為庶民。這樣的懲罰就殃及他們家族的所有

成員。

大獲全勝的魏忠賢抓緊時機地擴大戰果。他用向

他獻媚的人來填補空缺的官位。無恥的馮銓通過這次

機會當上了大學土。身為魏忠賢打手的馮銓，在用激

烈的于段反對東林黨人的行動中，充當了一名急先鋒。

北京的派系分明。無恥的追名逐利者爭著討好魏

忠賢，與之相對的是東林黨的成員，他們堅定不移地

拒絕與腐敗的直官政權相妥協。 1624-1626 年間，雙方

的衝突迅速地達到高潮。

東林書院在北京有一所剛建好不久的宅于，它成

了東林黨的敵人魏忠賢憤怒的焦點。魏忠賢不認為這

是學者們的書院1. 堅持說這是叛黨的聚會地點。魏忠

賢組織了由他的支持者參與的書院，從那裡向皇上呈

上了上百本對東林黨人詐謗的奏疏，這些奏疏都到了

皇上的手中。這是魏忠賢策劃的一種于段，以此來說

明他反對東林黨是得到廣泛支持的。

1625 年 7 月 29 日，魏忠賢以收受熊廷甜的賄賠為

名，將楊漣下獄。這是閹黨展開全面進攻的信號。與

楊漣一同入獄的還有數位東林黨的活躍人物。入獄不

足一個月，楊漣在 1625 年 8 月 26 日死在獄中。他是

因為在獄中每隔兩、三天便受鞭打而致死的。其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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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巨人的代(下)

1 魏大中(1515，
1&25) 字子L暮年，號萬事
巔，姦善人，萬變四

十!!!I年進士，任吏科

名東林黨的傑出領導者也在同年死於獄中，他們是:

魏大中卜左光門、顧大章 II 、袁化中 III 和周朝瑞 IV 0 

與楊漣一起，他們六人在歷史上被稱為六君子。

受到迫害的不止他們六人，還有一些人在遭迫害

後自殼。所有與東林黨來往密切的官吏幾乎都被掃地

出門，並且殃及到各省。約有 330 名學者型官吏被罷

官，貶為庶民。閹黨在京城的掃蕩進行得非常徹底，

它觸及到了朝廷最高職位的官吏。三位想要為受害者

講情的大學士都被趕出了朝廷，丟了宮。這時的徐光

傲和李之藻都不在職，所以沒有受到直接的影響。楊

廷筠在一年前被任命為順天府丞， 1625 年 4 月被令退

休。在這之後，他返回老家杭州。

到了 1626 年，魏忠賢趕走了為數眾多、與他作對

的官員，讓他們退休。還有一些官吏，他不惜用害死

他們的方法來讓他們安靜下來。他採取了歪曲歷史的

辦法給他的敵人扣上反叛的罪名。在他的指使下，抵

毀東林黨的{三朝要典)出爐了，據稱是幾件著名案

件的官方版本。這幾個案件是主張改革的官吏與保守

的反動派之間長期爭鬥的分水嶺。包括三個案件:蜓

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挺擊案是 1615 年有人企圖殺

害準備繼承皇位的太子的案件;紅丸案是 1620 年據說

有人用一個神祕的紅藥丸毒死了生病的泰昌皇帝的案

于;移宮案是指在 1621 年妃子李選侍不肯從已故皇上

的乾清宮搬出的案子。這本(三朝要典〉沒有對事情

進行客觀、真實的分析，因為主編者是馮銓。

同樣是在這一年，狂妄自大的魏忠賢由於與對手



事鬥中取得勝利，使他到了自我陶醉的地步。他掀起

在全國各地為他修建生祠 I 的熱潮。第一個懇請為他

建生祠的是斯江總督，請求將生祠建在杭州西湖邊

上。接著，與魏忠賢同夥的官吏們雪片般地遞上為他

修建生祠的懇請疏，皇上表示同意。於是，巡撫與總

督們競相效仿，為他建起豪華的生祠。魏忠賢堅持所

建生祠的規格不能低於孔夫子!

1627 年初的時候，王徵住在北京。他與鄧玉函合

作，寫了一本關於機械原理的書(遠西奇器圖說〉。

書中的插圖由他繪製。書中所用的一些術語成了中文

的固定詞語。

王徵曾一再懇求派湯若望去他的老家，魏忠賢這

時正在權力的高峰，教會的負責人認為可以讓他離開

北京，這也反映了當時京師的傳教氣氛並不好。 1627

年夏，湯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閣。

在西安這個古老的都城，湯若望受到的接待，直

接反映出北京的政治氣候對各省傳教工作的影響，他

發現西安的氣氛充滿了敵意。曾德昭幾個月後也來到

西安，他說南京的地牢也要比這裡好受。儘管有王徵

的熱情幫助，曾德昭還是調到江西工作，只有湯若望

留在了西安。

魏忠賢的勝利並沒有持續太久。就在他的暴政處

於巔峰的時刻， 1627 年 9 月 30 日，天做皇帝死了。因

為他沒有子桐，所以由他的弟弟朱由檢繼位。京城流

行著一種說法，說是野心無限的魏忠賢自己想當皇

上。他將天做皇上的死訊保密了數日後，據說魏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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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些借助他的勢力當上高官的人找來開了一次祕密

會議。在宣布了皇上的死訊之後，他直言，如果他們

想讓他當皇上，他不會拒絕的。一個太監想要穿龍

袍，甚至連他的黨羽也認為他的胃口實在太大。與會

的人回答說，皇位的繼承問題是不可能改變的。魏忠

賢又厚顏無恥地表示，由他來宣布 16 歲的朱由檢登

基，由他陪著新皇上走上金鑒殿。

新皇上的年號為崇棋，明朝的布幕命中註定要在

他的手中落下，他有著良好的意識和天生的美德，

「非常的有天分，但是非常的不幸。 J 這是湯若望對

他的評價@。

朱由檢的登基意昧著魏忠賢暴政的結束，他決心

擺脫魏忠賢。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不是沒有經過預先

周密計畫的，他首先下旨:沒有他的同意禁止任何人

建廟修祠，還承諾要讓大家各盡其言。十分清楚，他

下的旨意是針對魏忠賢的。魏忠賢知道風暴已經颺了

起來。沒過一個星期，他就提出辭職。

有了皇上的保證，兩名官員立即呈上參劫魏忠賢

的奏疏。幾位大學士，包括馮銓'清楚魏忠賢的倒臺

也會殃及他們，便企圖施加影響，使皇上懲治參劫魏

忠賢的人，但是馮銓等人受到了嚴厲的駁斥。這個消

息傳聞後，參劫魏忠賢的奏疏像雪片一樣呈送給皇上。

皇上恢復了在 1625-1626 年期問被革職官吏的官

職和地位，許多魏忠賢的人被罷了官。絕望中的魏忠

賢企圖避開風頭，便請求皇上撤掉他在前任皇上在世

時用不正當的手段提拔起來的親戚。皇上接受了他的



請求，但是主犯沒有被赦免。崇禎皇帝在登基的兩個

月之後，便令魏忠賢退職回原籍。魏忠賢被宣布了三

大罪狀:圖謀宴位，害死或逼死朝廷要員，侵吞皇室

財產。魏忠賢回原籍後，看押他的衛隊長給他一個小

盒子，裡面裝著一條繩子:皇上命令他自盡。魏忠賢

死後，皇上命令拆掉所有魏忠賢的生祠、坐像和畫

像，為他修祠的官吏受到了嚴厲的指責. <三朝要典〉

也被燒毀。「魏忠賢留在中國歷史紀錄中的只是可恥

的象徵 J c0。

魏忠賢的女性同黨一一客氏的結果更悲慘。在魏

忠賢得勢期間，她在宮內行使暴政，就像是魏忠賢治

理國家一樣。她對待皇后就像對僕人一般，皇后的父

親也被她趕出皇宮。新皇帝當著守寡的前任皇后的

面，將客氏凌遲處死。

魏忠賢的倒臺使得許多進取的、愛國的官吏重返

朝政。徐光敢在 1629 年任禮部左侍郎。

對另外兩位想要返回朝政的學者來說，命運車輪

的轉動顯得太慢了。他們一一葉向高和楊廷筠，都以

不同的方式為天主教的事業做了了不起的貢獻，但是

二人都在 1627 年去世了。對傳教士們來說，葉向高沒

有皈依天主教使他們深感遺儷(~ ，更令人悲傷的是楊

廷筠的去世，曾德昭說楊廷筠是「中華帝國天主教信

仰的三柱石之一」。另外二人，是他的好友餘光歐和

李之藻@。

楊廷筠應該得到巴篤利這樣的讀揚:

「可能除了保祿(譯者注:徐光傲的聖名)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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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耶穌會在這片土地上沒有一位比他更仁愛的父

親，或者說比他更值得信賴的慷慨的護衛人，也沒有

比他的道德品行更完美的天主教徒。 J @ 

楊廷筠'與這個時期信仰天主教的學者們一樣，

在學識、科學、哲學以及耶穌會士帶來的宗教方面，

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在開明的、真惰的人道主義方

面，以及在渴望掙脫長期的、狹隘的古典主義思想束

縛方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1627 年，楊廷筠承擔了修建包括傳教士們居所的

一座教堂的工程，地址在杭州的武林鬥內。他上了年

紀，還堅持做體力活，結果過度的勞累使他病倒。他

在 12 月 31 日去世，享年 71 歲。

北京政治氣候的變化影響地方各省需要一些時

間。但是到了 1629 年，地方的形勢也開始明朗起來。

西安再次做了一回晴雨表。湯若望在動工修建一座教

堂時，受到了鼓勵，甚至還得到了一些非天主教徒的

官吏在資金上的支援。一些原本態度最不友好的人也

有了善意。新建的教堂裝飾有一個十字架，並沒有遭

到反對。這是從 1611 年在南京建教堂以來，第一次在

教堂上安上十字架而沒有受處罰。

當地的巡撫派了兩名官員向傳教士送上他的名帖

和禮物，還寫了一篇讚頌西方科學和耶穌會士如何有

學識的文章，並命令西安府尹將文章用金色的字體裝

棲後，舉行一個公開的儀式送給湯若望。官方的態度

轉變顯然不可能不在大眾中產生反應。人們的敵意消

失了，湯若望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宣講福音了，不久就



有五十個人受了洗。

西安是從中亞來的商隊的終點。每五年有一個大

的商隊，每三年有一個小規模的商隊到達西安，然後

以進貢使節的名義進京。這樣一來，西安就成了這些

商隊的大本營。 1628 年的時候，一支大規模的商隊要

去北京，湯若望拜訪了商隊的領隊米爾尤丁 (Mi加

din) ，他們成了真正的朋友。一個天主教的傳教士，

一個穆斯林商人的領隊，在米爾尤丁赴北京之前，他

們相互拜訪了二十回，用中文交談。湯若望對從中亞

到西安陸路上發生的一切都非常感興趣。

耶穌會士們對中亞這條路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

因為來中國走海路太不安全。在 1580-1640 年間，有

323 艘船從里斯本開往印度的臥亞，其中有 70 艘船失

事。能安全到達目的地的乘客比例是很低的，相當多

的人客死途中@。

湯若望仔細地分析了這位于下有一支商隊、來自

巴爾克 (Balkh)的領隊的情況後，寫了一份切實的研

究報告，這份報告現存羅馬耶穌會的檔案館中@。報

告詳細、準確地講述了該商隊行進的路線、行走的距

離、中國政府對商隊穿越長城的規定以及它帶來的貨

物和它帶走的貨物，等等。

湯若望在報告中還提到另外兩條穿越中亞走陸路

的路線，一條是經過印度的西北部，另一條是從印度

東面的西藏進入孟加拉。湯若望對於北面的路線，即

從中亞的布哈拉 (Bokhara) 1 到肅州的路線寫得很詳

細。肅州、i就是耶穌會修士都本篤在完成了四年艱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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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紀念的旅程，在給利瑪竇送出他到中國的消息

後，於 1607 年 4 月 11 日去世的地方。湯若望再一次

肯定了那本篤的發現，因為當時還是有人懷疑馬可﹒

字羅所講的國泰與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湯若望還指

出，舊地圖中國泰繪製的位置太偏北。他和利瑪竇一

樣，堅持認為馬可﹒字羅所說的大都和北京是同一個

城市。

三十年之後，耶穌會長哥斯文﹒尼可( Goswin Nic

kel) 派了兩名神父吳爾鐸 (Albert D'Orville) 1 和白乃

心( Johann Grueber) II ，讓他們試走湯若望講的兩條路

線中的任何一條。他們選了第二條，在 1661 年 6 月離

開了西安，穿過沙漠到達西藏，翻過喜馬拉雅山，穿

過尼泊爾和孟加拉，在長途跋涉了 214 天後到了阿格

拉 (Agra) III 。吳爾鐸在阿格拉去世，白乃心獨自帶

著報告前往羅馬@。

崇禎皇上清理門戶的開端，對未來似乎是個好徵

兆。雖然他的意向很好，但是優柔寡斷和軟弱卻使他

裹足不前。他的確割除了一些很陰險的人物，但是還

是缺少創除國家機構中由於魏忠賢而帶來的一切腐敗

因素的勇氣。像馮銓這樣臭名昭著的惡人都沒有受到

懲罰，說明改革是不完全的。用折衷的辦法已經不行

了，只有大刀闊斧的行動才能拯救政權，但是皇上沒

有這個能力，他只是拖延和妥協。不少有能力的東林

黨人確實重返朝政，閹黨的控制也被打破，但是閱黨

的影響並沒有被割除。

一些魏忠賢的餘黨仍然在朝為官，直到明帝國的



結束，他們一直有著很強的影響力。 1628 年，魏忠賢

死後不到一年，魏的餘黨阻止了任命當時著名的詩

人、散文家和歷史學家錢謙益 I 為大學士，將他們的

同黨溫體仁 II 任命為大學士，錢謙益的禮部侍郎的職

位也被罷免。塵式耙 1628 年來北京任吏部給事中，他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和錢謙益是

好朋友，當錢謙益退休時，塵式耙也被命令和他一同

離開。到了 1637 年，一直都在常熟過平靜生活的錢、

雇二人，在被人誣告後，又被監禁了一段不太長的時

間。這段插曲揭示出，崇禎皇上在摧毀閹黨的勢力上

是非常不徹底的。這也是他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個永久

的、強有力的政權的原因。在 1621-1644 年間，六部

的尚書換了 116 次@'再也沒有比這更能說明晚明時

期政權機構的混亂狀況了。

在皇上著手進行不徹底的改革時，耶穌會的許多

朋友回到北京，這對傳教團是不小的收穫。教會平安

度過了另一次危機。傳教士們可以自由地在京師行走

出入，恢復了公開傳播天主教的活動。

這時任禮部侍郎的是徐光傲，他的這一職位對再

次提請將修曆的工作交給耶穌會士是有利的。鄧玉函

在與徐光敵進行了長久的討論之後，同意了他的計

畫。 1629 年 6 月 21 日將發生日食，三位天文學家事先

分別對此進行計算: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穆斯林，

一個是歐洲人。結果前兩人的預側是錯的，只有鄧玉

函的預測準確。禮部將三人預測的情況公布，修曆工

作的請求再次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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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要求對兩位沿用傳統演算法推算錯誤的原因

加以解釋。經欽天監的數學家和禮部的成員仔細檢

查，計算沒有錯誤，完全符合規則。唯一的答案是，

穆斯林和中國的計算系統都不可靠。

徐光散在一份精心準備的報告中，為欽天監的數

學家們開脫責任。說明錯誤不在他們，而是他們用了

好幾個世紀的運算體系有問題。這個用了好幾百年的

計算系統，在一開始使用時還是相當可靠的，但是隨

著時間的推移，系統中原本存在的不足之處成了錯誤

的來源，唯一補救的辦法是對整個中國的曆法進行修

正。報告在禮部的會上經宣讀後獲得通過，然後以奏

疏的形式呈給皇上。皇上對這個計畫表示贊同，並且

命徐光歐負責此事。一個新的曆法機構一一「時憲

局 J 1 成立了。

徐光歐在第二道奏摺中，向皇上陳述說沒有歐洲

傳教士的幫助，修曆的工作無法進行。傳教士們是優

秀的數學家，他們經過長期研究，對中國的天文也有

透徹的了解。對於徐光傲的這個請求，禮部害怕皇上

會因為將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給這些被他的祖父趕走的

人而發怒，所以有些猶豫。但是徐光敵仍舊堅持。在

徐光傲的力爭之下，禮部克服了恐懼，奏疏以禮部的

名義呈給皇上。

1629 年 9 月 27 日皇上下了批文，同意耶穌會士在

時憲局工作。這道政令在全國發布，對天主教的信仰

有很大的幫助，它有利於提高傳教士們的地位，向著

取消 1617 年的逐教令邁進了一大步。在北京和其他省



份，耶穌會士們都接待了來向他們表示祝賀的官員們。

徐光敢指定李之藻、王徵、龍華民和鄧玉函來時

憲局工作。兩位神父一一龍華民和鄧玉函的生活開支

由國庫發放。此外，還提供他們製造天文儀器的工作

坊。

幸運的是，在中圓還有幾位在數學和天文學上有

能力的耶穌會士，在他們的圖書館裡有這方面最好的

書籍，這些書是金尼閣在 1619 年從歐洲帶來的。書籍

和人才的兩項優勢要歸於利瑪竇的遠見卓識。二十四

年前， 1605 年 5 月 12 日利瑪竇在寫給葡萄牙耶穌會總

會長助理若昂﹒阿爾瓦斯雷 (João A1vares) 的一封信

中以肯定的口氣強調，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一他需

要一名天文學家和一些天文學的書籍:

r ......我向尊敬的闇下提出一項請求。這項請求

好多年前我就提過，但是沒有得到答覆。請派一名在

天文學方面有造詣的神父或修士來北京，這是我們最

急需的。我之所以要天文學家，因為至今為止，我在

幾何學、鐘錶學和星盤方面的知識還夠用，我也有這

方面的書籍，但是中國人在這方面知識的需求沒有天

體現象方面的需求多，諸如對日月食現象的計算。還

特別需要能編曆書的人。皇上為了每年的編曆，雇用

了估計有二百多人來做這項工作，開支很大。這項工

作由兩個機構的人來完成，一個機構使用的是中國的

標準，編好後的結果肯定有錯誤，但是比較受重視;

另一個機構，知名度略低，用的是回曆系統編曆'雖

然它在測日月食方面更準確一些，但還是不理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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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巨人的代(下)

兩班人都住在宮外。還有兩組由太監組成的編曆人員

住在宮內。在南京，還有兩班人馬做這項工作，其中

有不少學者型的官員。在一套不科學的系統之下工

作，他們不會取得任何成果。當他們預測的結果遠離

事實時，唯一可找的藉口是他們的演算法是祖上傳下

來的。

「因為我製作了世界地圖、鐘錶、地球儀、星盤

和其他一些儀器，並向他們傳授這些知識，我得到了

世界上最偉大的數學家的聲譽。儘管我沒有天文學方

面的書籍，我借助葡萄牙文的日曆和期刊來預測日月

食現象的發生，在準確性上還是要比他們強得多。我

告訴他們，因為我沒有天文學方面的書籍，不想承擔

修曆的工作，但是他們不相信。基於這些理由，如果

我要的天文學家能來的話，我們就能將我們的曆書譯

成中文，我可以做翻譯的工作。然後，我們就能接于

修曆的工作。修曆的工作將會提高我們的聲譽，還會

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進入中國，為我們的安全、自由

帶來保障。我希望借助您的威望，能使耶穌會總會長

將這件事當成一件對中國十分重要的事情來辦。無論

是來自哪個國家的都行，派遣一、兩名天文學家直接

到中國的北京，因為在別處作用不大。還要讓他們帶

上必不可少的書籍。不能依靠印度的臥亞或其他任何

地方，因為在印度的同事們沒有這方面的書籍，即使

有，他們也不會出借。 J @) 

隨著 1629 年皇上詔書的發布，利瑪竇三十多年前

的夢想實現了。鄧玉函和龍華民在 1629 年進入時憲局



工作，意味著耶穌會在中國的傳奇故事中最讓人興奮

的部分開始了。他們起初任助手，但所做的工作是真

正指導性的工作。他們的職位雖然在湯若望之下，但

是也都有官職，是部門的實際負責人，湯若望在欽天

監 I 的官職是中華帝國有史以來外國人所擔任的最高

官職。傳教史中一些最偉大的人物都擔任過欽天監的

負責人，除了湯若望受到邪惡的騙子楊光先的迫害，

而失去欽天監工作的幾年 (1664-1669 )中斷外，欽天

監的工作一直到 1775 年，教宗克勉十四世( Clement 

XIV) 在 1773 年發布通論解散在中國的耶穌會時，欽

天監都是由一名耶穌會士負責。最後一位負責欽天監

的耶穌會士是劉松齡 (Augustine de Hallerstein) 11 。他

從 1746 年起就擔任這個職務，得知教宗解散在中國的

耶穌會的命令後受到了很大的震轍，導致了他在 1774

年 10 月 29 日的去世。

耶穌會在欽天監工作的這些年，對在整個中華帝

國傳播天主教的信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如利瑪竇

所預見的，他們贏得了威望，結交了上層人物，使在

各地傳布福音的工作變得更容易一些。由於禁行中國

禮儀而導致的中國傳教事業驟然走下坡路的不愉快的

歲月，特別是在乾隆皇帝(1739-1796 )長期的統治之

下，只有在欽天監和一些類似機構工作的神父們身

上，還能看到從前的天主教傳教士們享有威望的一些

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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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前面fiJf ~I Väth 之著作 70 頁，注釋 110

(2) ARSI, Jap-Sin 134, 15 頁。

@這頁中的主要資料來源和下面關於宮廷鬥爭的情況見 Emi-

nent Chinese, 1 ' 148 頁; 1l， 892 頁。

@見前面所引 Väth 之著作， 94 頁可注釋 15 。

@EminentChinese, II , 847 頁。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著作， 1\'， 232 頁。

@曾德昭著 His的'ireuniverselle， 362 頁。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著作， 1\'， 211 頁。

@參考 Manuel de Faria e Sousa 著 Asia Portuguesa (里斯本

1666-1675 年版)。他在其中列出所有在 1412-1640 年從葡

萄牙到非洲和到亞洲的船隻。還有的41-1603 年從里斯本乘

船到東方的所有耶穌會士的名單，見Jeronimo P, A da Cama

ra 弘1anoel 著 Missoes dos JesuÍ.的s no Oriente nos seculos XVI 

e XVII Trabalho destinado a X sessao de Congresso Intemaci

onal dos orientalistas (里斯本 1894 年版)

@ARSI, Jap-Sin, 143 , 1-8 頁和 9-20 頁。

@白乃心講述的他們的旅程，見 Melchisédech Thevenot 著 Re

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巴黎 1696 年版) , 1 '注

釋 7， 1-23 頁。

@見 Eminent Chinese, 1 , 191 頁。

@l Opere storicbe, II , 284 頁。



第十三章

棟梁的倒塌

1628 年 11 月 4 日， 52 歲的金尼聞與世長辭。這

對傳教團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損失。金尼閣的去世籠

罩在神祕之中。在他死後的三十五年，巴篤利寫道:

金尼間是死於精神崩潰。德禮賢指責巴篤利，用偏見

的眼光看待金尼閣，使巴篤利的歷史判斷力受到了扭

曲@。不過巴篤利所講的是有證據的。在耶穌會的檔

案館裡有巡察使班安德(André Pa1meiro) 1 在 1629 年

12 月 20 日寫給維利契的一封信。信中隱祕地告知，

金尼間是白設身亡的;還說郭居靜曾經預言過，金尼

閣對天主教術語中所爭論問題的強烈關注，會載了他

自己@。說不定可以依據這些線索來推斷發生了什麼

事情。金尼閣由於頭腦繃得過緊，而導致了心神錯亂。

金尼聞是最有熱誠用筆來推動傳教事業的人士之

一。在常州和西安，他對首次天主教在中國留下的文

字(譯者注: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做了鑒別。傳

教團的負責人非常顧意金尼閣文字方面的才能得到發

揮，所以沒有安排他做傳道工作，只是讓他從事文字

工作，他在這方面勞累過度。金尼闊的記憶力驚人，

對棘手課題的研究也有著強烈的欲望。據說金尼閣為

了擠出時間研究中文，晚上只睡三個小時。他的睡眠

太少了。

在 1630 年春天的時候，傳教團又受到了重重的一

擊。剛剛開始在時憲局工作的鄧玉函，於 5 月 13 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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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巨人的代(下)

世，他此時的去世所帶來的損失是不可挽回的。鄧玉

函是一位學識高深的人，原籍瑞士，在 35 歲加入耶穌

會之前，作為一名物理學家、哲學家和數學家，他的

聲譽已經傳遍歐洲。除了母語，他還能流利地講法

語、英語和葡萄牙語，甚至還精通閃族 (Semitic) 語。

鄧玉函是將西安景教碑上的敘利亞文字翻譯出來的第

一人。

鄧玉函在與金尼崗一起來東方的路上，沿著臥

亞、孟加拉、澳門、蘇門達臘和印度支那收集植物、

石頭、動物、魚類、爬行動物和昆蟲。他在將它們分

別加以描述後，還配上繪製精確的插圖。鄧玉函還認

真地研究了他所到國家的氣候和居民主。根據這些資

料，他寫出了兩卷未發表的論文。論文包含了他當時

的研究和後來一直到他去世前的觀察、研究的成果。

鄧玉函有一位朋友，同時也是學院同事，他就是

伽利略。伽利略是羅馬賽西學院( Cesi Academy) 1 的

第六位院士，鄧玉函是第七位。鄧玉函在離開歐洲之

前與伽利略有過八年的直接往來。來中國後，鄧玉函

透過他們在科學界的共同朋友與伽利略聯繫。在對中

國的曆法改革方面，鄧玉函試圖取得伽利略的幫助，

他還特別渴望得到伽利略有關日食的計算方法。鄧玉

函對 1616 年 4 月 6 日羅馬天主教的聖職部下令禁止伽

利略為哥白尼學說辯護的禁止令，竄到十分不快。儘

管鄧玉函再三地請求伽利略告訴他計算日食的方法，

但是這位比薩 (Pisa) 的著名學者，在這件事上卻沒

有表現出他的好名譽。他對鄧玉函的請求不予理睬，



最終還是拒絕了@。與之相比，鄧玉函與另一位著名

的、博學的天文學家，歐洲人刻←勒的友誼給他帶來

更多的益處。鄧玉函從北京給刻←勒寫信，向他解釋

中國人推算日食的方法。

鄧玉函在北京的葬禮，是自禁教令頒布以來首次

隆重、正規的葬禮。許多非天主教徒的學者型官員也

渴望紀念他，紛紛為他的後事捐款。

鄧玉函展示出了他的才能，也有了良好的聲譽。

傳教圍的負責人將此時他的去世看成是一場大災難。

徐光敢馬上讓湯若望和羅雅各接替鄧玉函在時憲局的

工作。幸運的是， 39 歲的湯若望和 37 歲的羅雅各經

證實都是優秀的人選。

湯若望自從 1627 年就在西安傳教。羅雅各與王豐

肅在山西傳教。 1630 年 6 丹 29 日，皇上對調他們到時

憲局任職的提議表示同意，並向俠西和山西兩省的官

員發布命令，令他們為二人進京提供旅途上所需的一

切。在沉寂了數年之後，天主教再次得到了承認，在

中華帝國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這是十三年來傳教士們頭一次可以公開從事傳教

工作。這種新的自由帶來的結果，馬上在山西省有了

反映。 1630 年，王豐肅在當時還沒有進京的羅雅各的

協助下，已經有了五百名天主教徒。在羅雅各進京之

後， 1631 年，在王豐肅一人工作的情況下，又使七百

人受洗， 1632 年則達到一千一百人。回想一下 1625

年，正是魏忠賢反對東林黨人的高潮年月，整個中華

帝國的天主教徒人數只有 673 人。天主教徒人數的增

第十三章 棟梁的倒塌/0的



。50/巨人的一代(下)

長所說明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在其他省份，據傳教

士們報告，領洗的人數也在增多。

1629 年重掌兵權的袁崇煥成功地將滿人向西驅

逐。然而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滿人突然行動，從內豪

古一方突破長城，互抵北京，兵臨城下。袁崇煥從寧

遠趕回北京，保衛皇城。儘管袁崇煥對滿人的進京沒

有任何的責任，但是死去的魏忠賢同黨向皇上進讀

言，誣告袁崇煥。 1630 年 1 月 13 日，袁崇煥在拜見皇

上的時候被拿下，以通敵的罪名凌遲處死@。

面對滿人的威脅，皇上命令徐光廠和李之藻按照

歐洲的模式訓練軍隊。徐、李二人再次提起尋求葡萄

牙人幫助的問題。 1630 年 2 月 14 日，皇上同意了他們

的建議。澳門方面送來兩門加農炮，幾支毛瑟槍，還

有五、六名炮手，領隊是葡軍將領公沙﹒得西勞 (Gon

zales Texeira Correa) 。耶穌會士陸若漢 (JoãO Rodri

ques) 1 ，作為譯員陪同來京。陸若漠不屬於中國傳教

團的成員，而是隸屬於日本的傳教圈。在日本，陸若

漢被日本人當成一名譯員。陸若漢是一位出色的語言

學家，為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和他的接任者德川家康

當過好多年的翻譯，但是在 1612 年被從日本逐出@o

澳門派來的這一小隊人馬來的正是時候，對解救

離北京不遠的法州的被圍起了關鍵作用，葡人的槍手

和炮于將滿人擊退。由於打了勝仗，情緒高漲的得西

勞將軍呈請皇上允許再從澳門調兵三百，並承諾有了

這些士兵，他就能將滿人趕出明帝國，其毀誠性的打

擊將使滿人不敢再入侵中國。得西勞之所以信誓旦



旦，可能是由於他對滿人在作戰中的勇猛沒有體驗。

滿人對用槍炮的作戰並沒有準備，雙方還沒有展開激

戰，滿人便從海外i撤退了。

兵部的意見是接受得西勞的提議，陸若漢被委任

從澳門帶回增援的部隊。在澳門，兩百名士兵整裝待

發。這些士兵大多數都是澳門的中國人，他們既是出

色的士兵也是職業的槍手，每名士兵都配有一名僕

人。他們還有皇上的國庫發給的豐厚軍鍋，身著整齊

的制服，佩帶著武器。這一小隊人馬在佩德羅﹒克爾

迪耶( Pedro Cordier )和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卡波

(Antonio Rodriquesdel Capo )隊長的率領下，從澳門

出發向北行進。

當這支軍隊行進到南昌時，正在南昌的曾德昭親

眼見到了他們φ ，南昌的官員們對待這支部隊格外的

慷慨。曾德昭說，南昌的官員們「贊同和讚賞這支軍

隊除了著裝之外的所有一切」。不過，南昌的官員沒

有讓這支部隊再往北行進，而是讓他們在南昌停了些

日子後，令他們返回了澳門。

葡萄牙人在貿易方面的特權只限在廣州口岸。這

樣的限制使廣州的商人們有了獨攬對外質易的機會。

他們認為葡萄牙人向北方的擴展對他們豐厚的利益構

成了嚴重的威脅。葡萄牙人向北方擴展的成功，可能

會為葡萄牙人贏得在整個帝國自由貿易的特權，廣州

就會失去它獨占的優勢。於是，廣州的商人們湊足了

一大筆錢，賄賠那些對他們有用的、仍舊在京城做官

的一些反動的朋黨。這些官吏便去勸說皇上，說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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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串串本篤( 1600-
1652) 

擊退滿人，並不需要額外的援助。沒有主見的皇上下

了詔書，讓這支遠征軍返回澳門。

遠征的失敗對在中國的傳教來說，並不是沒有益

處的。五名耶穌會士從澳門隨著這一小隊遠征軍進入

了中華帝國，這是八年來首次對傳教團在人員上的補

充。士兵們從南昌折回澳門，但是傳教士們卻分頭去

了事先安排好的地方:聶伯多 (Pietro Canevari) 1 去

杭州;方德望( Etienne Le Fèvre) II 去山西，與王豐肅

一起工作;謝貴祿( Tranquillo Grassetti) III留在南昌;

林本篤 (Bento de Mattos) IV 去福建;金彌閣 (Michel

Trigault) V ，即金尼閣的娃于，去了西安。

對傳教團來說， 1630 年是收穫與損失兼有的一

年。在諸聖節 11 月 1 日那天，李之藻在北京去世。

「中國天主教的三柱石」又倒下了一位。自從李之藻

與利瑪竇相見以來，已經過三十一年了。在這三十一

年，特別是李之藻讀洗之後的二十年中間，他對傳教

士們的幫助是無法估量的。

臨終時，他躺在北京的家中，幾位耶穌會的神父

圍在他的床邊，他拉著徐光歐的手，留著淚說出了他

的心事:

「我將在滿足中死去。因為我目睹了我們的神父

們又重新站了起來，並且得到了上級的強有力的支

持。我不敢向你冒昧地誇贊他們，因為我十分清楚他

們在你心中的地位。我的罪孽使我在工作中無足輕

重，但是你們讓我加入使我嵐到不勝的榮幸。如果在

這項(修曆)工作完成之後，我的名字能為榮耀天主



和傳播我們的信仰有任何幫助的話，這是我的榮耀。

中國的天主教事業要靠你們了。」

李之藻是天主教中的紳士，有學識的傳道者，天

主敦信仰的傳福音家。曾德昭在悼詞中的一段話，說

得再確切不過了 r 對他的懷念，將永遠地活在我們

耶穌會士的心中。他為人的高貴品行，也會永遠活在

那些高尚的中國人心中。 J @ 

又過了兩年， 1632 年 9 月 7 日，耶穌會又失去了

一位堅定不移的朋友和傑出的天主教徒 孫元化。

他是在北京的監獄中被處死的，他是自己忠信的犧牲

品。在 1630 年的時候，他被任命為山東半島的登州和

萊州的右會都御史@。在來自澳門的軍隊沒能北上後，

得西勞和他的一小隊葡萄牙士兵帶著他們的槍炮來到

登州。

孫元化指揮下的軍隊是與滿人打仗的明軍。孫元

化是天主教徒，也是一名東林黨人，他僅有舉人的功

名，卻擔任通常只有進士才能擔當的職位。這三條就

是為什麼許多在京為官的魏忠賢的餘黨嫉妒他的原

因。這些人關心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利益，而非朝廷

的危亡，他們時時伺機將孫元化扳倒。孫元化發現自

己被孤立了，他為所屬軍隊索要的糧齣和供給如石沉

大海，沒有回音;他的軍隊有好幾個月沒發軍輸了;

他一再向京城提出請求，但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答覆。

1632 年 1 月 19 日，士兵的嘩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孫

元化屬下耿仲明和孔有德領導的軍隊叛變了，他們開

始掠奪駐紮地周圍的村莊'忠於誠信的孫元化試圖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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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秩序。後來對他的指控說，他試圖使反叛者回心轉

意的做法，錯失了平息叛亂的機會。孫元化可能比任

何人都清楚，這些人之所以嘩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北京那些野心政客的行為所致。假如問題可以得到解

決，孫元化不顧意用武力來對付叛亂者。可是他和平

解決的方法沒能奏效。 2 月 22 日，嘩變的軍隊拿下了

登州。公沙﹒得西勞在城牆上指揮作戰保衛登州時陣

亡，他的葡萄牙士兵只有三名生還;和他一起來的耶

穌會士陸若漢從高牆上跳落在很深的積雪中，逃到不

遠的一個村裡，才算保住了性命。孫元化被叛軍捉

住，反叛者對他並無歹意，他們清楚，孫元化也是北

京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計畫為滿人效力的耿仲明和

孔有德試圖說服孫元化加入他們的行列。儘管孫元化

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在北京等著他，他還是一口拒絕

了。耿仲明和孔有德放了孫元化和與他一起在軍中的

張熹(聖名 Michael) 1 。孫元化返回京城，面對軍事

法庭的審判。

徐光做這時已經晉升為大學士。他想盡了一切辦

法來營救他的這兩位朋友。無奈敵對的勢力太強、組

織得太周密。致使他營救不成的，還有中國人對於政

治責任的理念問題。地方官吏，在他所管轄的區域

內，無論出了什麼事情，都要負完全的責任。這樣的

思維方式，為京城寡廉鮮恥的官僚們提供了一把絕好

的保護傘。他們暗設密謀，刻意地製造爆炸性的局

面。要打敗這些官僚，孫元化是孤立無援的。事情發

生後的道德責任感落在了孫元化他們的身上。可惜對



他們沒有補救的辦法，孫元化要負法律上的責任。儘

管徐光歐強烈反對，孫、張二人還是被判有罪，處以

死刑。他們三人在牢裡等待執行的時候，湯若望塗黑

了臉、肩上背著木炭口袋，裝成賣炭的小販，設法混

進了牢房，為他們行了告解聖事@。這是一場悲劇，

但是對於孫元化和張熹來說，不愧是個悲壯的結局。

孫元化在他的家鄉一一嘉定，為耶穌會建立會院慷慨

出資。張熹在 1621 年以首位朝廷官方使者的身分，出

現在葡萄牙人的駐地澳門時，受到了葡萄牙當局的盛

情接待。

第三位捲入這場悲劇的，也是一位傑出的天主教

徒。在孫元化的推舉下，王徵被任命為登萊監軍愈

事，駐地在登州。他於 1631 年 8 月 17 日上任，六個

月之後，登州落入反叛者手中。王徵逃了出來，回到

老家俠西。翠年，他以沒能使登州脫離叛軍的罪名被

判流放，不久又被赦免。不過他再也沒機會重返朝政

了。他以後的日于是專心寫作和盡一切可能幫助在他

家鄉俠西傳教的耶穌會士。儘管王徵受到了不公正的

待遇，特別是他的朋友孫元化受到不公正的遭遇，但

王徵對朝廷仍無二心。李自成占領西安時，曾爭取主

徵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是遭到王徵的拒絕。他稱，寧

可死，也不支持叛軍。像其他的許多愛國將領一樣，

他在飽受原本不該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後，仍舊對這樣

的政權忠心耿耿。據說，王徵在得知北京在 1644 年 4

月 25 日落入李自成的手中之後自殺了@。如果他真的

是自殺，那麼他的行為違背了天主教信仰的律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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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對他不可過於嚴厲。明朝的忠臣王徵，在面對

政權的垮臺時思維混亂，在強烈感情的左右之下，受

到舊有價值觀的贊許和鼓勵，甚至是尊敬和崇拜，等

等，那些根深蒂固的社會習俗的力量，重又找回自己

的位置。而這個力量要大於天主教信仰給他帶來的新

的道德原則。有事實說明這不是第一次、當然是最後

一次，王徵違背了天主教信仰。儘管他是優秀的、忠

誠的天主教徒，在忠於新接受的信仰道德律條上還是

有波動的。當他不再從政之後，有納妾的行為。作為

懲罰，可能是他的好朋友王豐肅神父將他逐出教會。

後來，王徵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竄到懊悔，寫下沉痛的

悔過書，並且請求寬恕。當他放棄他的妾之後，寬厚

的神父們又讓他重回了教會位。在他死後，清朝的乾

隆皇授他「忠節」的誼號。滿人賞識忠義之人，即使

這些人為他們所推翻的王朝服務過。

1633 年 11 月 8 日，中國的教會經歷了自利瑪竇死

後最慘痛的損失。徐光廠在他的職業生涯達到最高峰

的幾個月後去世了。他原來己任東閣大學士，幾個月

前又被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這個職位的人被認為是

「皇上之下的第一人 J @J。

徐光廠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十分活躍。他對時憲

局的組織工作下了大力氣。後來時憲局取得的成就，

要歸功於他開始時對時憲局工作的定位。最初的工作

是需要將專業的文獻翻譯成中文，以方便中國助手使

用。一開始是鄧玉函做這項工作，接下去是湯若望和

羅雅各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這項極為迫切的工作中。



刊印每一年的曆書是朝廷行政機構最重要的職

能。太陽、日、月、星辰的運行，太陽進入中國人劃

分的黃道帶的二十八星宿，所有這一切都要求計算得

十分的精確。準確無誤的曆書，對實現孔夫于的黎民

百姓與自然和諧有序地相處，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的天文學有很長的歷史，在這個領域與歐洲

科學的各方面都相差無幾@。在理論方面，中國人認

為天體是飄浮在無限的宇宙空間。而托勒密一一亞里

斯多德的關於宇宙的概念，認為地球為中心的宇宙是

一個固態的球體，就像一個可塑的圓頂。中國人的概

念要更接近其實的情況。而歐洲人計算日月食的方法

要優於中國皇家的演算法。中國人觀察天空已有好幾

百年了，積累下大量錯誤的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

錯誤成倍的增長，因此在推算日月食的現象上很難做

到準確無誤，常常對它們發生的時間推算不出來。

他們也試過加以改革，在新的朝代開始時，他們

通常要做這件事情。比如在元朝( 1280) 開始的時候，

阿拉伯算術的引入更新了原有的演算法。直到明朝

(1368-1644) .回曆仍受尊崇。明朝初年時，至少還

有二十四位阿拉伯的數學家為明朝工作。 1370 年時，

回教的學校還是欽天監的一部分，學校的校長們還要

講授幾何與代數學。當明朝的創建者朱元璋將忽必烈

的後代趕回蒙古國時，在京都，這些阿拉伯的天算學

家們已將上百部阿拉伯文原稿譯成了中文。 1385 年，

阿拉伯的天文學家們向朝廷呈上一篇曆法理論的論

文。這篇論文在 1470 年和 1477 年又經兩次修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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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開始修曆時，回教的學校仍是欽天監的一部

分。湯若望認為，在其準確性上，回教的演算法與中

國人的演算法相差無幾，曆法已經有 381 年沒有徹底

的改變過了@。

耶穌會士不能只是簡單地用歐洲的曆法體系代替

中國原有的體系。他們不得不保留中國人時問的測量

體系和基本的曆法結構。魏特說，這就是為什麼儘管

耶穌會中的許多人是相信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的，但是

還是不能放棄托勒密體系的原因宜。李約瑟認為這也

是因為「耶穌會士們不能不在乎教會對伽利略的定

罪 J @。耶穌會士們希望終究有一天他們能夠說服中

國人讓他們相信國瑞曆法( Gregorian calendar) ，但是

在當時，猛然地將傳統的方法打破是不可能的。

李約瑟在評價耶穌會士對中國天文學的貢獻時，

也提到了耶穌會對中國的天文學起了一些不好的作

用，但是他承認耶穌會士的貢獻價值要遠大於這些負

面的作用。在列出耶穌會士們的六大貢獻後，李約瑟

評論說:

117 世紀到達中國的這些耶穌會士，是滿懷宗教

熱情的傳教士，同時又是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上升時

期發展起來的科學的大多數領域內的專家，在文明之

間相互交往的歷史中，似乎找不到能與他們相提並論

的人了@ 0 J 

湯若望和羅雅各在他們的住處安安靜靜地工作

著，為的是不去刺激那些舊的回教宗派的擁護者。兩

人的工作進展迅速，使徐光敢可以在 1631 年兩次、



1632 年一次，向皇上呈上翻譯成中文的書籍兩卷和星

座的圖表一張。兩位耶穌會士的功績卓著，這也是與

徐光傲的通力合作分不闊的，這位偉大的學者使翻譯

的文字有了古典的文風。

徐光歐還為訓練數學家與天文學家開辦了學院。

這所學院的學生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在湯若望和羅雅

各的指導下翻譯天文與對數的圖表。

在 1633 年 9 月 11 日徐光歐病倒的時候，修曆的

工作進展順利。在這一年，徐光敢向皇上推薦李天經 I

(聖名 Peter) 接替他擔任時憲局的領導。徐光歐無疑

是想通過對李天經的培養，繼續促進天主教文化的價

值。在他一生中事業最順利的年月，他對這項工作傾

注了心血。 1632 年，李天經任恢西按察使，工作使他

離不閉，不能來時憲局。徐光廠推薦的男一位擔任此

職的學者身體不好，不能上任。負責時憲局的工作並

不是一件美差。來自各方的舊天文學派的擁護者，懷

著怨恨與妒忌，和那些反動的衛道士們一起在等待著

時機。

躺在病床上的徐光傲，想到的還是天主教的事業

和耶穌會士們在時憲局的工作。 10 月 31 日，他抱病

向皇上呈上兩本奏折，一本向皇上講明時憲局修曆工

作的進展，對耶穌會士們不遺餘力地完成交給他們的

工作大加褒獎，請求給他們與他們的貢獻相當的酬

勞;第二本，他再一次推舉李天經接替他在時憲局的

工作。這是他最後一次履行他的行政職責，落幕的鈴

聲響起，他的一生是無私的一生，是全心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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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是為學問、為國家、為他的天主教信仰奉獻

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他專心地為死亡做準

備，過得很平靜，長時間地做祈禱，也隨意地與人們

交談，經常與龍華民、湯若望和羅雅各談起永久的福

祉。在他至少做了三次懺悔，接受了臨終聖體和臨終

傅油禮後， 11 月 8 日， r 天主收他去了， J 巴篤利寫

道， r 他對中國天主教會偉大的貢獻得到的獎賞，是

這種貢獻永遠不會消失，永遠榮耀歷史，永存在他的

後代對閣老保祿徐光傲的記憶中。」學

皇上派來他自己的醫生給病中的內閣大學士看

病，還時常派官員詢問病情。在知道徐光廠去世的消

息後，皇上不勝悲痛。皇上為死者送來上好木材做的

棺擲，並且命令禮部為徐光毆舉行隆重的葬禮，所用

開支由國庫支付。

在莊嚴的禮儀中，徐光歐的遺體被運往上海。由

於當時的局面不夠安定，直到 1641 年，徐光敵才被安

葬在他在徐家匯的墓地裡。 1933 年，位於神學院主樓

後的徐光歐墓地，舉行了精心安排的悼念徐光敢去世

三百週年的紀念會。

徐光敢死後，皇上封他為少保，譴文定。

即使皇上的封號，也不能彌補在中國的每一位耶

穌會士由於他的去世在厲情上帶來的悲痛。耶穌會的

每一所會院的建立都與徐光傲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分不

開。

從皈依天主教到去世，徐光傲的個人生活一直都

奉行最高尚的天主教徒的道德品行。耶穌會士們對他



非常的了解，用了許多的筆墨來講述徐光傲的宗教信

仰，他的謙恭、溫和、寧靜、正直;他對祈禱和贖罪

的真心，他對自我戚情的控制，他對敵人的寬恕，他

那平和的心地、語言和表情，他的以慎重為界的熱

誠。他使多少人皈依了天主教並沒有紀錄，但是僅在

1623 年一年，據有記錄可查的，他直接使 120 人皈依

了天主教，這些人大多數是學者和學生。

在北京，徐光傲的家與耶穌會士的住所緊挨著。

他的家有一個自用的通道與神父的禮拜堂相通。即使

他擔任內閣大學士而朝政繁忙時，他也從不忘記每天

都要抽出時間作祈禱。

徐光做的天主教信仰，不帶絲毫的民族主義，他

的信仰是無國界的，他將教會看成親密的一體。他對

傳教土們從歐洲收到的來信有著濃厚的興趣，對教會

在印度支那( Indo-China )的迅速發展也由衷地高興。

他給越南的東京 (Tonkin) 新建的天主教中心寫信，

鼓勵這裡的天主教徒們面對進攻時要牢牢地站穩，

「要想到自己是生活在教會的祝福之下，為教會而死

是更有價值的。」

在需要維護他的天主教信仰時，他從不害怕失去

他的官位。每當有人用筆攻擊天主教時，徐光廠都會

寫出反擊的文章。他的(辨學章疏> '不同於一般的

辯論性的文章，在護衛天主教真理時，沒有忘記天主

教的博愛。當大多數的人被激怒時，他也從未失去文

雅的風範。他這篇為天主教辯護的文章如此有效，使

許多寫反對天主教文章的作者無力再發起一次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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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瑪竇一樣，徐光傲是位有遠見的人。他看的

是將來，對他來說，明天的收穫要比今日見到的、暫

時的收穫更重要。這也是為什麼儘管經歷了數年的失

望與反覆之後，他一直沒有忘記修曆的事情。通過修

曆，他希望為教會取得安全和自由的地位。他的願望

實現了。

在中國，走仕途是致富的好門路，但是徐光歐無

論是在生前還是在死後都十分清貧，他的收入只夠維

持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生活。皇上為表彰他的傑出貢獻

賜給他的獎勵，他都用來做了善事。在他過生日的時

候，他發放了四大筆的救濟:向有病的人、向在牢獄

中的人、向老年人，以及向傳教士們發放用於救濟天

主教徒的錢。在一些受災的省份，當地人稱他是「窮

人之父」。身為大學士，徐光歐享有最高的權勢，但

是在他去世前的生病期問，伴陪他的耶穌會士注意

到，他竟然連買普通的藥的錢也沒有。

巴篤利撰寫的悼詞刻畫出這個偉大的人:

「這就是閣老保祿留給他家人的財產，是這筆財

產使他的家庭很富有:偉大的功績，偉大的榜樣，極

少的世俗物質。 J @J 

@耶穌會士德禮賢著 DanícJe Bartolíe Nicola Trigault, Revís的

storica ital íana X V 1 (1938 年 6 月 30 日) '77-92 頁。

@見 ARSI， Jap-Sin 161 II , 116-117 頁。



@耶穌會士Arthanasius Kircher 著 China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 nec non variis naturae et artis spectaculis, aliar

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安特衛普

1667 年版) . 110 頁。

@德禮賢講述了完整的經過，見 Galileo in China . 由 Rufus

Suter 和 Matthew Sciascia 翻譯(劍橋一一哈佛大學出版社

1960 年版)

@ Eminent Chinese, II , 955 頁。

@關於他的職業生涯，參考C. R. Boxer 著 The Christian Cen

的'ry 中的索引的相關頁。

@見曾德昭已引之著作可 152-153 頁。

@這段對李之藻的評價和其他的評價，見同上書. 359-360 

頁。

CID Eminent Chinese, II , 6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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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畢嘉( Joannes Gabiani) 1 著 Incrementa Sinicae ec- ‘ 

cJesiae a Tartaris oppugnatae (維也納 1673 年版) , 594 頁。

@ Eminent Chinese, II , 808 頁。

@耶穌會士 Joseph Siao 著《天主教傳行中國)) (1931 年

版) ， 209 頁。

@見 Väth 已引之著作 103 頁。

@參考李約瑟己早|之著作第 171-479 頁 特別是 437-438 頁。

@見湯若望已引之著作 .7 頁。

@見 Väth 己引之著作， 102 頁。

@見李約瑟已引之著作、 438 頁。

@同上， 437 頁。

@見 Bartoli 己引之著作， 1\'， 429 頁。

@向 t書，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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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兄弟幫兄弟

徐光傲的逝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突發性

的、毀滅性的打擊面前，為天主教在中華帝國贏得一

塊安全之地，是利瑪竇傳教的首要目標。現在這個目

標達到了，傳教事業平安地度過狂風巨浪。對天主教

徒的迫害也沒有能夠根除天主教，邪惡的魏忠賢也成

了過去。懷揣聖旨的耶穌會士們在曆局工作，天主教

終於享有了相對安全的環境。隨著徐光傲，這最後一

位最偉大的、與利瑪竇一起奮力使天主教在中國士地

上扎下根來的學者的去世，中國傳教史的第一章結束

了。

傳教進入到新的發展時期。不安全廠消失了，坦

然自信成為了主流。這與二十年前帶有龍華民色彩的

觀點、造就了他的傳教政策的虛假及災難性的樂觀主

義不一樣。現在的自信，來自挫折經歷對他們的磨

練，來自對利瑪竇洞察力的敬佩給他們帶來的力量。

半個世紀以來，開拓性的傳教事業帶來的成果，

首次在各省以不斷皈依天主教的運動形式呈現出來。

湯若望在曆局的工作，不斷為天主教贏得威望，使這

皈依運動得以繼續下去。

形勢的發展也有另外的一面。傳教歷史的第二階

段不僅僅是欣欣向榮，也還有新的災難出現。一開始

就用災難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因為按照時間的先後它

們在這一章的開始出現了。當徐光敢在 1633 年去世，



第一幕的布幕落下時，天主教方濟會和道明會也在這

一年來到了中國。第二幕的鈴聲拉響了。

在中國的傳教事業的勝利，似乎註定是從一個危

機到另一個危機中呈現出來的。這種模式只會使那些

不理解耶穌會士打算要做些什麼的人竄到驚異。在中

國的耶穌會士們，要使天主教與中國文化有效地結合

起來，產生出中國的天主教文明，這是一項最精細的

適應和調和的工作。

在羅馬帝國，天主教的傳教士們過到的是一個組

織良好的、有成熟文化、有令人驕傲文明的社會。但

是羅馬帝國與中國之間無可比性。因為所有閃族( SemÍ

tÍc) 1的天主教背景也是希臘化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則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是一個驕傲、自滿、妒忌

的，對新生事物抱有很深敵意的國家。傳教事業在這

裡遇到的困難，遠比在羅馬遇到的要多。在中國，耶

穌會在開始的五十年遭遇的苦難，主要是由於文化背

景的不同而產生的。由於利瑪竇的傳教政策的實施，

使這些矛盾得到了克服。但是「適應政策」所要求的

兩種文化的融合，需要雙方都做出努力才可以達到。

如果說中國的文化不得不有所改變的話，天主教自身

也要適應新的環境。天主教會內部反對適應與調和的

意見，產生於另外的一個矛盾。

要使天主教適應中國文化並不是一件易事。由於

羅馬天主教會不僅是一種文化，它還代表一種宗教，

這就使事情變得十分的複雜。構成天主教教理和道德

真理的主體是不可宴改的。另外，在揭示出的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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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上，天主教發展了文化的形式。在自身有所適應

和調節的同時，也對歐洲的藝術形式、社會習俗、衣

著服飾、語言和思想的發展演化都做出了貢獻。它還

有了一套完整的教會法律、羅馬的文字、天主教生活

的戒律。它們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文化和法律則是以

世俗的形式呈現出來的。它們也不具有絕對的價值。

假如天主教在開始的幾百年是向東方，而不是向西方

轉移，它的文化形式的發展將截然不同。條文清晰的

羅馬法律和邏輯思維形式的希臘思想，與東方起伏式

的思維方法和模糊不清的法律概念相比，可能前者能

使完整的、有絕對價值的理論更有章可循。天主教向

西方的發展，可能只是一種偶然。無論如何，歐洲的

文化形式並不具備絕對的價值。適應政策在對歐洲文

化的尊重中，對於以宗教面目出現的天主教的特性可

能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當然，還有一些潛在的困難。說得確切些，是一

些天主教徒不能夠對諸如普遍性與絕對性、天主教的

不變性和特殊性、相對性與天主教的文化適應形式的

區別等等做出必要的區分。早期的教會在這方面有過

爭論。在當時，這些頭腦不清的和反對文化適應政策

的人是極少數。天主教早期的神學家德爾圖良( Tertu

llian) 1是他所在教派唯一的傑出人物，他的觀點使他

脫離了教會。

到了 17 世紀，形勢發生了變化。「歐洲人主義」

占據了強有力的地位，此時適應和調和的原則已經不

見蹤跡，致使這種原則竟然不被人理解。天主教和歐



洲文化及習俗被無可置疑地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哪怕

稍稍對一些非「歐洲人」的文化和習俗有些讓步，都

有被視為背叛天主教信仰的危險。如果早期教會史

上，適應態度引起的是極小部分人的反對;那麼在 17

世紀，肯定會招致絕大多數人的反對。

奉行著獨創性的對日、華傳教政策的范禮安，完

全清楚這種情況。他明白，他所推行的傳教政策是與

同時代人的大多數看法相恆觸的。因為這些人對他的

政策不理解，所以反對這種政策也是必然的。范禮安

不想讓傳教的領域含有衝突的種子 c 他認為，分裂、

鬥爭和爭論一定會給傳教事業帶來危險 c 傳教士們在

傳布福音時與當地文化相碰撞而產生的困難已經不少

了，如果再加上傳教士們內部的分歧，和隨之而來的

教徒中的意見不一致和非天主教徒的流言蜜語，傳教

的困難就將不知要增加多少倍。再者，范禮安確信，

「歐洲人主義 j 不會給這些國家帶來皈依天主教的希

望，特別是在中國，成功的唯一希望是團結一致、排

除敵意，直到讓文化適應政策自身的結果來證實自

己，直到讓天主教的本性更能夠被人們理解，直到讓

教會牢牢地扎下根來。

對范禮安的傳教政策的主要威脅來自菲律賓。在

菲律賓，教會的經驗使傳教士們沒有理由懷疑作為傳

教方法的「歐洲人主義」是否有效，儘管西班牙人也

寫過一些強有力的反對「歐洲人主義」的文章，儘管

在墨西哥和南美的傳教也採用了適應政策。在菲律賓

的傳教士們不願意看到，在他們賴以取得成功的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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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中有太多的錯誤。在菲律賓成績斐然的傳教士

們，在攻克固若金湯的中國時失去了耐心。空想時代

的歐洲人對非天主教的人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們

對中國文化的承認，似乎一點也不比對菲律賓和印度

文化的承認更多。

羅索 (Rosso) 並不在意傳教方法的問題，認為它

與耶穌會士和方濟會士在福建發生的衝突無關，他還

肯定說 I ......那些被稱為耶穌會的傳教方式，在其

特徵上與(方濟會的修士)沒有一點是不同的。」羅

索忽視了一些人的說法，他的這番話，是與方濟會事

業的領導者，一位多產的、關於方濟會事業的作家的

說法直接矛盾心。方濟會土文都辣(Buenaventura 

Ibanez) 1 所描寫的耶穌會傳教方式， I 純粹是用人性

手段，是直接與傳教者們所使用的方式、與我們的主

耶穌推薦的方式相矛盾的。除了耶穌會的神父們，其

他各地都遵循著傳教者們的傳道方法傳播天主之圓的

教義 J (2)。耶穌會士們的智力傳道的方法，在文都辣

看來，不過是「在異教徒面前裝腔作勢，擺出他們富

有、有權利、有權威和高貴的樣子」。如果「異教徒

們」知道了還有其他「使徒式的、貧窮的、謙恭的』

傳教士組成的傳教使團時，耶穌會就會處於羞愧的境

地，所以他們極力不讓其他的修會進入中國。

修會之間的這些差別，最終以禮儀問題為中心展

開了爭論。這場爭論在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後，

達到了最高點。這場衝突從中國擴散到歐洲，對所涉

及的問題爭論的程度，比原有對在中國的一些傳教問



題的爭論要更強烈、更令人激動。捲入這場爭論的有

羅馬的教宗、中國的皇帝、樞機主教的代表、紅衣主

教、理論家、人文學家和理性主義者。爭論的旋風席

捲歐洲的各大高等學府。它成了巴黎索邦 (Sorbonne)

神學院 I 教學中著名的案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使

中國在歐洲成為引起人們普遍狂熱、甚至是滿懷激情

的關注目標。這種情況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是在爭論的後期。因為在衝

突的後期，爭論的結果超出了一般的範圍，衝突立即

變得過分的複雜，同時又是過分的單純。說它複雜，

是說一些其他因素的介入，使衝突更加複雜化=宗教

各派的團隊精神需要為各自的傳教士辯護 c 楊森學派

( J ansenists) II和高盧派(Gallicans )血抓住這次機會，

用爭論的武器，向他們老對于耶穌會發動進攻。這樣

一來，在歐洲，這場爭論成了政治、宗教複雜門事的

一部分。由於爭論持續的時間很長，它的火藥味不可

避免地就越來越濃。當雙方在爭論中常驢技窮、彈盡

糧絕的時候，感情因素、人身攻擊、互相指責，等

等，出於卑鄙動機的責難越來越多地代替了理性。另

一方面衝突過分單純的說法，是指禮儀的爭論加大了

問題的重要性，將爭論重點擴展到天主教傳教的目的

是什麼等問題，同時也將被遺忘的傳教方式問題又提

了出來。對一些人來說，它是一場耶穌會為了騙取中

國人接受天主教的一種「代用品」的陰謀。對另一些

人來說，它只不過是道明會和方濟會對耶穌會的成功

產生妒忌心理而引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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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巴黎會邦神學

院，由黨邦( 1201-
1274. 法囡囡王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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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楊森學派出法

薦德斯天主教改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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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法窗內部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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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戈約 (Goyau) 所指出的 r如果僅僅將爭論

說成是傳教的各派別間的爭吵，是各派別在習慣和氣質

上的不一致，就使這場爭論失去了它全部的意義。 J @ 

這場爭論的真正意義在於'它代表的是「歐洲人主

義」的哲學與政策，和文化適應政策的直接衝突。這

是它更深一層的意思，包括禮儀問題在內的每個問

題。雖說禮儀問題在後來表面上顯得特別重要，以致

掩蓋了其他問題，但是在這更深層的意義之下，它也

不過是枝節問題。

1580 年，范禮安召集在日本的耶穌會士負責人開

會，討論日本由於天主教會人數的迅速增長而帶來的

困難。他們討論到，在天主教徒的人數不斷增加的情

況下，邀請其他修會到日本來傳教是否明智。與會的

人對於這個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他們分別提出了

贊同與反對的重要理由。由於沒能做出決定，范禮安

將兩方面的意見同時提交給教宗國瑞十三世( Gergory 

X 血)。國瑞十三世決定，這時讓其他修會進入日本

是不適宜的。 1585 年 1 月 28 日，在教會簡報( Brief 

Pastorali Officio )中，教宗發布了除了耶穌會禁止其他

修會進入日本的政令@。

在菲律賓的傳教士們，當然不會默不作聲地接受

這樣的歧視。其中一些人的情緒由不滿變成氣憤，甚

至是激憤。他們將不能進入日本這一對他們具有強烈

吸引力的地方的原因，歸咎在耶穌會的身上。他們想

在這片土地上獲得豐收。耶穌會受到的攻擊實在是太

多了，以致范禮安覺得要採取一些行動，解釋一下耶



穌會的處境。 1598 年，范禮安針對這種對耶穌會的指

責發表辯護文章: <對於形形色色有關對在日本和中

國的耶穌會神父們的錯誤詰難的防衛性答覆〉。要了

解這個時期，這篇文章不可不讀@。從這篇文章中，

還可以了解到范禮安個人的一些深層的想法。文章避

開派別之事，清晰、客觀地講述了這件事情的前後經

過，還談到了教宗國瑞十三世的決定和他自己做出決

定的理由。

從范禮安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傳教政策

基於兩條理由:一是，他要使頑固堅持「歐洲人主

義」的傳教士們，不管是耶穌會士、道明會士還是方

濟會士，統統遠離日本和中國;二是，要避免西班牙

與葡萄牙的民族主義者之間發生正面的衝突霉。

作為耶穌會巡察便的范禮安，耶穌會士桑切斯帶

給他的干擾，一點也不比其他修會的修士帶給他的

少。范禮安於是將壓力轉給耶穌會總會長，請他禁止

耶穌會士從菲律賓進入中國。另外，范禮安還願意支

持放棄了「歐洲人主義」的其他修會的成員。在

1583-1584 年時，他與道明會的西爾韋斯特雷﹒德﹒阿

塞韋多 (Si1vestre de Azevedo) 的關係就能證明這一

點。阿塞章多是在東埔賽的一名傳教士，因為放棄了

「歐洲人主義 J '他發現自己在傳教士們中處在被孤

立的地位。他的傳教方式與利瑪竇在中國使用的是一

樣的，他透過吸收本地的文化，運用他的學識，用外

交上的方法取得了傳教的成功，贏得了東埔賽國王薩

塔 (Preah-Berom-Intoreachea II )的信任。但是，阿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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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為其義者藍

摩洛機 ( 156'1-
1532) 吾吾萄牙及耶

穌會士， 1617“1621 
年鉤，任耶穌會日

本、中

E 方濟維爾毅
(1555.1619) , 

韋多得到的「獎勵」卻是麻六甲的代理主教將他逐出

修會的命令。被驅逐理由是，他沒有全心投入到直接

傳布福音的工作中，而是將時間用在了科學、哲學和

其他的一些世俗事務上。五年來，沒有神父聽他的申

訴，范禮安從遙遠的日本給他鼓勵，給他寄去做彌撒

時要用的一切物品@。

如果說范禮安待人處世的態度，沒有因為其他修

會對他懷有惡意而受到影響，那!要同樣也沒有因為西

班牙人對他的反風而受到影響。李瑪諾在寫給耶穌會

總會長的一封信中陳述說，西班牙籍的龐迪我被選入

中國的傳教團的原因之一，就是「摧毀我們不允許西

班牙人進入中國的傳言 J @。在范禮安去世六年之後，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日本的葡萄牙籍耶穌會成員之

一的皮爾 (Pires) ，十分沮喪地埋怨說，范禮安總是

提升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而沒有提升葡萄牙人@。

接替因對在日本發生的天主教徒受迫害一事處理不當

被耶穌會總會長撤職的卡爾瓦羅，而擔任天主教會日

本省區負責人的馬特烏斯﹒德﹒庫洛斯(Mateusde COU

ros) 1 則指責說，范禮安和其他義大利籍耶穌會士毀

了日本省區@i'巡察使巴範濟的繼任者方濟﹒維爾拉

( Fancisco Vieira) II ，向葡萄牙籍助于抱怨說，耶穌會

總會長願意用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而不是葡萄牙人@。

當時存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是一個無可爭辯的

事實。范禮安當然會批評這種現象，就像他在 1595 年

11 月 18 日從印度的臥亞寫的一封信中所表達的那樣。

但是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他也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



那些不配合范禮安「文化適應」傳教政策的耶穌會

士，根據耶穌會內部的規矩將被調離。日本省的省

長、耶穌會士卡布爾，是不能忍受范禮安的適應政策

的人之一。我們還記得，他曾因為他在身為耶穌會印

度負責人期間，歧視本地的神職人員，而受到利瑪寶

的批評。卡布爾不能擺脫「歐洲人主義」的偏見，范

禮安就不再讓他擔任這個職位，讓他回到澳門@。但

是耶穌會不能控制其他修會，在 17 世紀，其他修會進

入中國僅僅意昧著一件事，即「歐洲人主義」占據絕

對主導地位的來自菲律賓的傳教士，不想向其他有特

色的傳教方式一一如耶穌會士的文化適應方式學習。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而變

得聰明的。來自菲律賓的傳教士們並沒有從耶穌會士

犯過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的打算，一位方濟會的護教學

專家也是這樣認為的 r 他們一點也不留意已輕在這

個國家工作的傳教士的經歷，沒有充分地吸取他們的

經驗。 J @ 

事後的結果證實了范禮安的預見。在日本與中

國，對傳教方式有著不同主張的修會，再加上驕傲的

民族性，結果導致的將是辯論、不合、爭鬥、分裂和

災難。博克瑟 (C. R. Boxer) 評論說 r 在日本，羅

馬天主教的各派修會間的競爭，是導致他們傳教事業

毀滅的主要原因。兩個世紀後在中國發生的事也是如

此。姑且不論在爭論中誰是誰非，這種兄弟間的事

門，對一個傳教整體來講，帶來的回應是災難性的，

就像范禮安在 1583 年預見的那樣。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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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禮安對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對中國的企圖沒有

誇大。西班牙的遠征司令萊加斯皮 (Leg但pi) 在 1565

年占領菲律賓的宿務島，沒過兩年，他向西班牙國王

菲利普二世 (Phi1ip II )提出組建一支艦隊向中國沿海

和鄰近島嶼擴張的建議。在 1569 年的時候，征服者們

普遍地認為征服中國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范禮安還清楚，上述的野心是得到在菲律賓的傳

教士和教會的支持。對「一手拿著福音書，另一手握

著國王的寶劍 J @這種說法，耶穌會士桑切斯和方濟

會的馬丁﹒伊格納西奧﹒羅耀拉(Martin Ignacio de Lo

yola) 不認為這與傳教的理念有什麼不和諧之處。桑

切斯的這種觀點促使一名在墨西哥的耶穌會士一一阿

科斯塔( Joséde Acosta )寫了一篇文章。文章認為，如

果為達到讓中國允許傳教士們自由傳教的目的而對中

國發動一場戰爭，那將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這篇

文章的確切標題是 r 對中國之戰的評論 J 。文章發

行的範固不限於墨西哥，它清楚地證實了，當時對中

國進行一場「聖戰」是具有誘惑性的想法，其傳播的

範圍相當廣泛。范禮安對桑切斯在澳門的不斷出現戚

到憤怒，羅耀拉來自遠方的干擾也使他深底煩↑函。

菲律賓馬尼拉的主教多明哥﹒薩拉澤 (Domingo

de Salazar) 在 1583 年 6 月 18 日寫給西班牙國王菲利

普二世的一封信中，將在菲律賓的傳教士的想法暴露

無遺。薩拉澤是道明會具突出才能的人物，在馬德里

時，他因為在「是否用武力為傳福音開闢道路」的一

場激烈辯論中的突出表現，而成為眾人囑日的人物。



與他所在修會的大多數理論家一道，薩拉澤在法庭

上，針對一些殖民地行政官吏的野蠻政策，與官方的

法律學家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當時他為捍衛當地印

第安人的充分自由而辯護。薩拉澤在 1579 年被任命為

馬尼拉主教， 1582 年上任。顯然，輕易就能與馬德里

律師們的邏輯相抗衡的薩拉澤觀點，在菲律賓馬尼拉

過度強烈的「歐洲人主義 J 的氣氛中不會存活太久，

很快他就改變了立場。在 1583 年 6 月 18 日，薩拉澤

在寫給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說:

「尊敬的陸下，以您的權利和地位，作為西班牙

的國王在東、西印度辜島享有一切，作為葡萄牙的國

王在中國也一樣享有一切......我主張:陸下可以派一

支軍隊去中國。這支軍隊要強大得足以使全中國的武

裝力量也不能對它造成危害，這支部隊有進入中國各

個省份的權利。當有人騷擾修會時，軍隊可以阻止這

些人的行動;它還可以讓這個國家的國王和官員允許

宣講福音，保護傳布福音的使徒......

「假如中國的國王固執己見，禁止傳播福音，尊

敬的陸下甚至可以剝奪他的王位。這項建議與前面的

主張相比，在可行性上要差一些......執行起來的困難

也會更多些。

「請尊敬的陸下將一切事物放置一旁，甚至是一

千個法蘭德斯( Flanders) I 人的入侵，或者是恢復聖

地;不管是凱撒，還是亞歷山大大帝，都從未面對如

此壯觀的軍事上的挑戰。自從天主教開教以來，還未

有如此重要的神聖舉動。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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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豐臣秀吉，這個被征服世界之夢沖昏頭腦

的人，也講不出比這番話的調門再高的言論了。那些

認為范禮安誇大了中國人的可↑白，或者誇大了導致這

種可怕的原因的人，看來是大錯特錯了。

國瑞十三世 (Gregory X m )不允許托揖僧會的修
士進入日本的命令，並不是長期有效的。克勉八世

( Clement VIII) 在 1600 年 12 月 12 日頒布的論令中，

撤銷了這種限制。它允許任何修會的會士，不必考慮

其來自哪個民族，都可以到中國和日本傳教，只是要

求去南亞和東亞的非葡萄牙籍的傳教士必須經過里斯

本和臥亞。不久這條限制也被取消了，因為法國與西

班牙間的事鬥，使想去這些地方的傳教士們很難到達

里斯本;而且即使他們到了里斯本，還很可能要等上

兩年的時間才准出發。由於西班牙與荷蘭之間發生的

戰爭，葡萄牙人的船隻經常被荷蘭人和荷蘭人的盟友

英國人捕獲。在印度的臥亞，教會法庭經常找非葡萄

牙籍傳教士的麻煩。鑒於這些，教宗保祿五世在 1608

年 6 月 2 日頒布的關於解決傳教問題的若干規定的通

論中，做出「允許托揖僧會的成員選擇任意的路線到

達遠東 j 的決定@。教宗伍朋八世 (Urban VIII )在 1633

年 2 月 22 日的通論中，將原來僅限於托僻僧會成員的

規定，擴展到所有的修會和會眾。

於是在 1608 年之後，道明會和方濟會就不再受教

會在這方面的任何約束了。也沒有證據表明，耶穌會

士為了不讓這些修會的成員進入中國而採取了行動。

不過，耶穌會士對由此而可能發生的事情，則是非常



焦慮的@。

長期以來，西班牙人將目光一直盯在臺灣，將臺

灣看成一個可能的行動基地。這個基地可以保護他們

的商業利益，抵禦荷蘭人的掠奪。這個島嶼對在菲律

賓的傳教士們來說，還是進入中國的跳板。 1626 年 5

月 10 日，一支從馬尼拉出發的遠征隊到達了臺灣的東

北海岸。他們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據了幾個碼

頭。在聖薩爾瓦多( San Salvador) 1的遠征部隊大本營

裡'道明會建起了一所教堂和會院。

1631 年，行政長官唐﹒胡安-阿爾卡拉索 (Don

Juan de Alcarazo) 決定派一名使者去見福建巡撫，以

期取得與福建省的質易優先權。道明會在臺灣的負責

人一一安吉羅﹒高奇(Angelo Cocchi )擔當了這項使

命，並讓同一修會的夥伴一一湯瑪斯﹒謝拉(Thomas

de la Sierra) 與他一起前往。謝拉在臺灣學過一些中

文，高奇曾在馬尼拉的中國人當中工作過兩年，也會

講幾句中文@。

1631 年 12 月 30 日，在兩名西班牙士兵、七名菲

律賓人、一名中國籍翻譯和一名墨西哥人的陪同下，

兩位神父從聖薩爾瓦多做航了，從此悲劇一直伴隨著

他們。他們無意中雇用了海盜船員，運送他們前往中

國大陸。到了夜間，船上的旅客便落入到這夥魔鬼的

手中。在一場混戰中，謝拉、五名菲律賓人和那一名

墨西哥人被殺，還有兩人受傷，高奇和其他的倖存者

守在船艙裡。到了第二個夜晚，一夥比這幫強盜更兇

狠的海盜，又登上了這艘船。在搶了東西、殺死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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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們棄船而去。高奇和同伴們這才從船艙中爬

出來，設法駕船到了福建沿岸的一個島上。當地的漁

民將他們帶到了大陸。

這幾位外國人被交給當地的地方官，地方官將他

們送到泉州，泉州的官員又將他們帶到福建巡撫的面

前。開始的時候，這幾位不請白到的客人讓巡撫感到

煩惱。在聽了他們令人毛骨慄然的經歷後，巡撫非常

同情他們，將他們安置下來，還供給他們生活用品。

巡撫向北京送去關於這件事情的報告。

高奇因為海上的可怕經歷而病倒了，甚至差一點

病死。在生病期間，高奇給他的上級寫了一封信。他

在信中所做的結論，肯定是由他的這次經歷而得出

的。信中說，他的西班牙行政長官特使的身分根本不

起作用，中國人不拿這當回事兒。將來要在中國傳教

的時候，傳教士們要穿中式服裝，要學說官話，要模

仿耶穌會的傳教方式。像許多人一直鼓吹的，那種只

要有一小隊傳教土在沿海登陸就可以進入中國的論

調，是「最愚蠢的」。這樣做唯一的結果，將是苦惱

和無一例外地被送回他們出發的地方。

這封信的內容相當有意義。高奇迅速認識到舊式

傳教方式中的錯誤和適應政策的聰明之處。應該注意

的是高奇是義大利人，若說在中國的耶穌會、道明會

和方濟會的爭論起因，是由於民族氣質的不同，而不

是由於教派的不同，這樣的說法絕不會太過。 16 世紀

和 17 世紀初葉，在歐洲，伊比利亞半島的民族主義最

為強烈。大多數在中國的傳教中起領導作用的耶穌會



士，是來自那些民族主義尚未發展的國家。要是在首

批來到中國的道明會和方濟會的成員中義大利人占大

多數，也許他們就不會與耶穌會發生衝突了。

高奇在福州住到四個月的時候，北京傳來命令，

要巡撫將他送回臺灣。朝廷對與西班牙做買賣沒有興

趣。送高奇的船準備好了，但是他沒有上船，而是設

法讓一位渴望去菲律賓的日本籍天主教徒替他登船。

這個主意是住在福州北面福安村的天主教徒劉路加

(Luke Liu) 想出來的。高奇暗中到了福安，躲在劉

的家中。他穿上了中式服裝，留起中式鬍鬚，向劉路

加學習中文。

在這期間，高奇設法與耶穌會士艾儒略取得了聯

繫。兩人建立了親切友好的關係，艾儒略給與這位道

明會神父多方的幫助@。但是艾儒略完全不支持道明

會在這個時候想要在中國安置下來的打算。艾儒略盡

一切努力說服高奇，告訴他，採取這樣的舉動是不明

智的。高奇沒有承諾什麼，仍然是我行我素。

福安村有三千多村民，其中有十名天主教徒。與

後來一些從菲律賓來的傳教士的悲觀看法不同，高奇

對這些天主教徒素質的印象有其重要的意義。他發現

這些天主教徒的素質要高於在馬尼拉新皈依的天主教

徒。在馬尼拉的新入教者，通常是因為能在物質上得

到好處而加入教會。在福安不長時間的觀察之後，高

奇得出了「在中國，皈依者......是些有能力和有學識

的人 J @的結論。

由於渴望在高奇建起的立足點上發展下去，道明

第十四章 兄弟幫兄弟/07日



080/巨人的代(下)

I 利妥當( 1602-
:“幻，來華方濟會

士。<<草鞋晚義幫子論》

第且9 頁。去室的
f 叫世申且由巨星 17

是有名的一位，

心...他在中鼠禮儀間

越土與剎車車賽的立場

毅然不瀉。 j 立F豪事?

會傳教省省長命令黎玉範( Juan Bautista de Morale )到

臺灣去，準備加入高奇的行列。黎玉範在 1622 年從墨

西哥到達菲律賓馬尼拉. 1629 年他領著一組人到了東

埔案，但是不久又回到菲律賓。

將福音傳到中國，也是方濟會長久以來的願望。

他們的迫切心情與他們的同事道明會是一樣的。方濟

會指派艾文德( FrancÏsco de la Madre de Dios )和利安當

( Antonio Caballero a Santa) 1 與黎玉範結伴來中國@。

在方濟會的中國傳教事業發展過程中，利安當註定是

位傑出人物，他有開闊的思想，不以冷嘲熱諷的態度

待人，不因與個人的衝突而影響對耶穌會的普遍看

法。儘管他與耶穌會在禮儀問題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分

歧，在引起著名的「禮儀之事」中，恐怕除了道明會

的黎玉範，就要數他起的作用最大了。但是他還是贏

得了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的讚揚與尊重。 1673 年 1 月 20

日，利安當去世後的四年，耶穌會士安文思從北京寫

給方濟會的文都辣的信中，稱讚利安當是「極為虔誠

......的傳教士，是一位傑出的人物 J lítJ)。

1633 年 3 月 9 日，黎玉範等三人能馬尼拉歐程。

他們在台灣停留了三個月後，黎玉範和利安當登上高

奇派來接他們的小船駛向中國，船上有高奇派來的翻

譯和四名天主教徒。 6 月 25 日，他們在中國上岸。 7

月 2 日，翻譯將他們帶到了福安，一路上沒有受到盤

杏。

他們與耶穌會士的首次打交道似乎就不順利。利

安當後來講到了這件事。他們出於善意，送給葡萄牙



籍的耶穌會土林本篤 (Bento de Mattos) 1 一瓶彌撒用

的葡萄酒。林本篤顯然是承受不了甜甜的葡萄酒，對

送酒者不禮貌地抱怨說，甜酒讓他噁心!他還說，只

有賊而不是牧羊人才從後門進入中國。他所說進入中

國的正門，是指要通過在澳門的主教。林本篤認為，

他們應該得到澳門主敦的批准，至少也應與負責這個

教區工作的耶穌會中國區副省長陽瑪諾見上一面。在

林本篤確信黎玉範等人的到來受到副省長神父的歡迎

時，不禮貌的態度似乎有所緩和。利安當在一封信中

有不高興的表示，但是他在其他幾封信中承認，在後

來的幾年裡，林本篤的態度變得好些了。

幾年之後，林本篤講了他對這件事情的說法。這

是他在被謂到海南之後不久，從那裡發出的一封信中

講述的@。寫信的日期是 1636 年 5 月 1 日，顯然是在

曾德昭問及這件事的情況下寫的。林本篤在信的開頭

寫道， r 我在回答您所詢問的有關我與在福建的神父

們的情況時，一定如實告知。」他承認，他已經記不

住所有的細節了。他說，他與高奇有著良好的友誼，

還提到了他給高奇許多的幫助。自從那三位神父在

1633 年到福建之後，他記不得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

事。他提到，是高奇聽說他缺少做彌撒時的酒，就送

給他幾瓶。他也送給他們「幾樣東西」作為自贈。他

還給過他們一些書籍，其中有一本他在澳門得到的葡

中字典。在高奇去世後，黎玉範捐信說，沒有安葬高

奇的地方，林本篤就將幾年前在福州去世的年輕耶穌

會神父盧安德(Andre Rudomina) 1I旁邊的一塊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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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有幾次林本篤還注意到黎玉範寄到澳門再轉給

在臺灣道明修道院副院長的一些表示感謝的信。除了

不同意黎玉範等三人未經澳門主教同意就進入中國的

做法，並且一直為此!萬到震驚之外，林本篤在信中所

描繪的他與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很正常的。

在利安當來到中國時，像他自己寫的那樣，只是

「剛學了幾句基本的中國官話」。四個月之後，他就

決定「出發上南京去 J @。他是在 1633 年 11 月 2 日，

在一名譯員兼嚮導的天主教徒的陪伴下做程。為帶上

做彌撒的用品，他還雇了一名腳夫。 12 月 16 日，利

安當到達江西建昌的時候，受到了耶穌會士費奇觀的

熱烈歡迎。費奇觀留他住了幾日，在那兒的教堂裡舉

行了彌撒。到了第三天，費奇觀告訴利安當，沒有教

區副省長的同意，他再住下去是不合適的。

在好多年以前，耶穌會士就認識到，給予那些其

傳教方式可能會對傳教事業帶來危險的托揖僧會士們

以殷勤的款待，將使自己不得不面臨許多麻煩，為此

他們請求耶穌會總會長制定出一項相關的政策。這也

是金尼閣 1616 年在赴羅馬時，提出的多項請求中的一

項@。總會長維利契答覆了這個問題:鑒於危險性的

存在，似乎需要對此持一種消極的政策。但是，這個

決定將由所在地的負責人，根據謹慎與博愛的原則來

處理。

利安當在耶誕節的前幾天到了南昌。正如林本篤

預料的那樣，在南昌的耶穌會負責人友好地接待了

他。無論是在教堂，還是在住處方面，都為他提供方



便。利安當顯然是期望陽瑪諾允許他無限期地住下

去。但是過了幾個星期後，陽瑪諾提出，他最好還是

到別的地方去建立自己的傳教點。陽瑪諾又為利安當

物色了一名嚮導，還為他給在南京的天主教徒們寫了

幾封信。

1634 年 1 月 23 日，利安當來到了這個古老的陪

都。在南京，利安當的嚮導總是給他調換住處，並解

釋這樣做的原因是，他來到南京的事一定不能讓外人

知道。大家普遍不願意收留這位方濟會的成員，是害

怕官方知道後會進行報復。最終那位嚮導還是給他找

到一戶人家，讓利安當在那裡住了六個星期 c 房東這

家人和其他的天主教徒都勸利安當離開南京 a 他們

說，如果他不離開，可能會引起官方對整個南京城的

天主教徒進行迫害。

利安當不聽勸告，無視南京的天主教徒受迫害的

歷史。他將所有這些他不愛聽的意見，都理解成是別

人想擺脫他的一種手段。他的中文水準不高，無疑也

使他的理解力受到影響，使他不能理解這些人的恐懼

是真的。南京人還沒有忘記沈濯和 1617 年的逐教令，

他們記憶猶新的是牢房和杖刑。「南京教案」發生的

幾年之後，雖然耶穌會士返回了各地的會院，但是南

京的教堂仍然沒有本堂神父。當地的官員們對天主教

仍然抱有敵意，許多在職的官員還是屬於沈濯一派

的。傳教士之間的走訪必須祕密地進行。

在中國的天主教徒中，要數南京的教徒們最具非

凡的熱誠。他們承受著這種困難的局面，焦急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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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南京的教會恢復起來。直到 1634 年，即利安當不合

時宜地到來的這一年，他們的希望似乎就要實現了。

徐光敢在世時最後辦的幾件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試圖

恢復在南京的教會。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讓畢方濟來

南京辦些曆局的事務，而他其實的意圖則是確保有皇

家使命在身的畢方濟，可以受到官方正當的接待。因

工作性質，他也可以在南京無限期住下去。

1634 年初，畢方濟到了南京。這是從 1617 年以

來，第一次有一位神父公開地來到這裡。當地的官府

發布文告，告知老百姓畢方濟將要到來的消息，要求

人們對他的住處和他本人都要尊重。

在評判利安當的不幸經歷時，一定要考慮到當時

南京的背景。方濟會的利安當是在 1634 年來到南京，

剛好與畢方濟的到來在同一年。畢方濟的到來，預示

著南京的天主教團體在經歷十七年的半地下存在的狀

態後，會重新出現在公眾的面前。南京的天主教徒們

在經歷了長時悶的失望之後，他們的期望值很高。而

熱誠的利安當在此刻出現，使他們這種期望受到了災

難性的威脅，至少天主教徒們是這樣看的。這時候只

要走錯一步，迫害就會重新而來。這就是為什麼這裡

的天主教徒們極不願意在南京見到利安當，而且一有

機會，就想辦法讓他離開這個城市的原因。

當利安當在他們的一再懇求下仍然堅決不離開南

京時，南京的主人們採取了激烈的行動。他們準備好

一條船，編了個理由將利安當引到上船的地方。利安

當拒絕上船，教會的一些教徒就將他按住，儘管他竭



力反抗，他還是被咽上手腳抬上船，被鎖在了船艙

裡!船到了福建之後，他被放了出來。

這是件不幸的事，但是也讓人戚到好笑。它可能

是唯一記錄在案的虔誠天主教徒誘拐了一名神父的案

例。利安當值得稱讚之處是，他本人對這件事情並沒

有心懷不滿，不像他後來的同事，因為利安當在南京

的遭遇一直對耶穌會存有偏見。不過，利安當誤認

為:在前前後後發生的這些事情中，陽瑪諾是整個陰

謀的策劃人。利安當從末看過陽瑪諾讓他帶給南京的

天主教徒的信(因為信是用中文寫的，他無論如何是

讀不懂的)。但是他相信，在南京發生的每一件事

一一從南京的天主教徒害怕受到迫害，他從一個住處

被轉到另一個住處，嚴密地限制他的活動範圍，請求

他離開南京，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陽瑪諾在信中精

心策劃好的。利安當的這種看法，說明他忽視了當時

他周圍的環境。如果陽瑪諾真的要上演這一場戲，南

京是他最不願意選中的舞臺，其他任何地方都比南京

要好。還有一點要注意，儘管不是利安當的過錯，但

是在南京的時候，他與畢方濟和陽瑪諾兩人都沒有交

談過。他的一切觀念都是在他被監禁的房于裡，從兩

個年輕的中國男孩兒那裡得到的。

耶穌會士在這件事情裡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在耶

穌會的檔案中，到目前為止沒有找到在這段時期與此

事相關的材料。或許畢方濟和陽瑪諾覺得話說得越少

越好。從利安當的陳述來看，他被自己知道的與實情

相反的情況左右了。將這些細節拼湊起來，勾劃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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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結局並不是困難的事。陽瑪諾建議利安當去南京

的時候，並不知道畢方濟到了南京、或者不久將會到

南京的消息，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南京天主教徒的恐

懼。在南京，沒有一個家庭願意讓方濟會的成員長期

居住，這就反映了他們的恐懼。南京的天主教徒們想

到的不僅是他們自己受過的迫害，還清楚地知道在日

本發生而仍舊來勢兇猛的對天主教徒可怕的迫害。他

們與耶穌會士一樣，譴責方濟會魯莽的傳教方法。從

利安當記錄的與南京天主教徒的爭論材料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這一點。南京的天主教徒們經常以日本為可

怕的例子，來講述原本欣欣向榮的教會如何變成了廢

墟。他們將恐懼告訴了在發生事件之前或之中來到南

京的畢方濟。畢方濟完全理解他們，在陽瑪諾進京途

經南京時，畢方濟向陽璃諾講明，將利安當送到南京

是不明智的。如果兩位神父沒有親自導演綁架利安當

的一幕，但對於這項行動，他們肯定是同意的。

毫無疑問，耶穌會的兩位神父應該與利安當討論

一下形勢。他們一定覺得幾個星期都過去了，利安當

聽不進他們講的道理，在這樣的情況下與他討論是沒

有用的。也許還因為陽瑪諾是葡萄牙人，利安當是西

班牙人，陽瑪諾對利安當的仁愛之心變得麻木了。過

了幾年之後，陽瑪諾在一封信中請求利安當為 1634 年

發生的這件事寬恕他@。

如果指責陽瑪諾公然違背了仁愛原則，也許還應

該記住南京的天主教徒們也應該與利安當一樣得到仁

愛。在將近二十年中間，南京的天主教徒們以堅定的



信仰承受著所遭遇到的迫害，贏得了每一位在中國的

耶穌會士的讚揚。畢方濟的到來，帶給他們最終得到

解救的希望。他們會實危險而不顱，而容忍一位在他

們中間漂泊不定、不考慮形勢許可、固執地不接受勸

告的陌生神父麼?陽瑪諾認為他們不會。

幾年之後，福建的天主教徒們不得不承受狂暴的

打擊，而打擊是由一夥固執的、邏輯混亂的、抱著魯

莽熱誠的托揖僧們引發的。引起風暴的托訴僧們歡呼

雀躍地繼續以他們的方式行事，說「他們值得為此蒙

難 J '而真正遭受打擊的是中國的天主教徒。他們要

首當其衝面對憤怒的官員，要為他們被毀壞的教堂和

禮拜堂哭泣。如果為了使天主教徒們能避開災難，毫

無傷害地讓幾位過分熱情的傳教士離開，即使是採取

一些劇烈的手段，也是有充足理由的。這是一個很有

創意的看法。

@見方濟會士 Antonio Sisto Rosso 著 Apostolic Legations 的

China (美國帕薩德納 1948 年版) , 109 頁。

@見 SinFram， 區， 90 頁。

@見 Georges Goyau， 已引之著作， 104 頁。

@見 Ius Pontiflcium de Propaganda Fide (羅馬 1888-1909 年

版) , 1 , 143-146 頁。

島內容見 Colin-Paste1s 已引之著作， 立， 682-692 頁。

@在耶穌會的檔案館中有許多范禮安的信。從這些信中可以

看到他一直對傳教團受到托蟀僧會的活動帶來危陣成到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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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例如: 1583 年 10 月 28 日 ， ARSl, Jap-Sin9 且， 170-172

頁; 1588 年 11 月 21 日， Jap-Sin 11 1 ， 13闊的頁; 1599 年 2

月 2 日， Jap-Sin 13 巨， 266-267 頁; 1601 年 10 月 16 日，

Jap-Sin 14 1 , 102-106 頁。

@見耶穌會士 Henri Bemard 著 Aux portes de 1a ChiL眩， 117 頁!

注釋 30 。

(動見 Opere storiche, 1 , 339 頁‘注釋 l 。

CID 1612 年 3 月 10 日的信，見ARSl， Jap-Sin 15 II , 212-216 頁。

@ 1617 年 10 月 5 日的信，見 ARSl， Jap-Sin 17， 95-96 頁。

@ 1618 年 9 月 30 日的信，見 ARSl， Jap-Sin 17, 168-169 頁。

@給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信， 1595 年 11 月 18 日，見ARSl，Jap-

Sin 9 且， 167 頁。

@ Cabral 1583 年 10 月 5 日的信可見 ARSl， Jap-Sin 9 II , 167 

頁，參考范禮安 1595 年 11 月 23 日的信，兒ARSl， Jap-Sinl2 

II ， 315-319 頁。

@見 Maas 己可|之著作 77 頁。

@見 C. R. Boxer 著的e Christian C凹的'ry， 247 頁。

@見 Montalban 的已引之著作、 105 頁。

@耶穌會士 Pierre D'Orleans 著 La vie du père Matthieu Ricci 

(巴黎 1693 年版) ， 30 頁。

@他的論文 Paracer sobre 1a guerra de 1a China 載於 Opere stori

che, II , 450-457 頁。

@這段內容被Bem訂d 引用，見Bemard 己引之著作. 186 頁。

在耶穌會士 P. Pastells 著 Ca的'10go de 10s documentos re1ativos 

a 1as lndiasm FH伊nas existentes en e1 Archivio de lndias de 

Sevilla, por D. Pedro Torresy Lanzas, precedido de una historia 

genera1 de Fi1ipinas (巳賽隆納 1925 年版) rr , CL v宜。

@J Jus Pontificium , 1 , 444 頁。

@參考曾德昭著 Histoire universelle, 374-375 頁。



@見道明會士 Benno M. Biermann 著 Die Anflinge der Neuren 

Dominika nermission Ín China (德國威斯特法倫 1927 年

版) 28 頁，注釋 4 。

@見 Biermann 已引之著作， 33 頁。

@同七， 34 頁。

@關於黎玉範的生平，參考Maas 的已引之苦作﹒ 50 頁，注釋

9: 關於艾文德的生平，參考同上著作， 51 頁，注釋 12 和

Archivum Franciscanum Historicum ， 四(方濟會歷史檔案

1909 年版) , 581 頁，注釋 2 。此書以下便稱 AFH. 。關於

剩安當的生平，參考已可 1 Maas 之著作， 51 頁‘注釋 13 和

SÍn f全an II , 317-318 頁。

~SinFr甜， II , 331 頁。

@ARSI, Jap-Sin 161 II , 161r-163v 頁=

@ AFH, II , 551 頁。對於與林本篤的相見和接下去在幫子有全

程發生的事情，我依據的是利安當自己的講述。公開的講

述見 Sin Fr妞， 319 頁，注釋 1 。文章寫於 1636 年 是在下

一章講述的由到北京的旅行而引發的神學辯論法中的見解。

更早、更詳細，不公開的講述見利安當在 1634 年 7 月 16 日

的信。這封信是在事情發生後立即寫給在馬尼拉的道明會

省長的。兩年之後，刺安當自己複製了這封信送到西班牙，

交給方濟會會長。這個複製件現存在西班牙馬德里的 Bib

lioteca Nacional ' 5930. 167-171 0 

l29l Postulatum 注釋 26， ARSI, J ap-Sin 100, lOr 頁。

@利安當在 1652 年 1 月 24 日向他修會的省長報告了這件事

見 Sin-Fr甜， II , 4日。

第十四章 兄弟幫兄弟/089



。9日/巨人的代(下)

前
叫J樂快血

(
好由

麒
對
多

在 1634 年的 11 月，方濟﹒迪亞斯 (Francisco

Dias) ，一位道明會的會士，和艾文德 (Francisco dela 

Madrede Dios) 1 ，一位方濟會的會土，一同到達福建。

此刻，這名道明會士和這名方濟會士分道揚鑼了。迪

亞斯仍留在福安，而艾文德在叫作「頂頭」的村莊落

了腳。他們雖然努力在周圍一帶傳播福音，但是沒有

獲得多少成功。他們遭遇到甚至包括已經信仰天主教

的人們的反對，原因是很清楚的，他們不顧意向中國

人的感情和當地的環境做出任何讓步。他們試圖迫使

中國人不僅接受宗教的信條，而且服從教會的所有法

律和在歐洲及西班牙殖民地的全部習俗。在這方面，

耶穌會士們對不願這樣做的人做出了讓步。於是不可

避免的事情發生了。

新來的神父企圖強制實行新的關於天主教徒的義

務和禁令，對違反者處以禁止領受聖事的懲罰，在天

主教徒中間引起不滿。這些信徒們向引導他們入教的

耶穌會神父們申訴道 r道明會和方濟會的傳教士們

教導我們的，與耶穌會的神父說的不一樣，而後者似

乎更好些。耶穌會士們同樣也是天主的僕人，而且他

們在中國傳布福音已經有六十年了。 J CD不久，在福

州的耶穌會士也聽到了在福安和頂頭的天主教徒們抱

怨他們對新神父的申訴。這些抱怨的人們還說，新神

父們說:從利瑪竇以來的耶穌會士們把天主教徒領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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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路，而他們則是由至高無上的教宗所派遣，來將走

錯路的天主教徒引入正路的!耶穌會士們在中國待了

很長時間，他們知道必須應以何等的小心謹慎，來承

受謠言製造者的報告。因而擔任耶穌會副省會長的傅

汎濟，在 1636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向總會長報告了這

一事件。在信中他十分謹慎小心地說，那些托僻僧的

說法可能是不屬實的@。

在此前不久，耶穌會士與後到中國的托揖僧對於

天主教徒的責任與義務上的不同解釋，在中國天主教

徒中問導致了嚴重的分裂。「分裂和嚴重的流言壺

語 J '是道明會士迪亞斯用來描述當時情況的話語 c

范禮安的擔憂正在成為現實。

利安當就他們傳教的性質一事去詢問一名耶穌會

士。在當時的形勢下，直率地交換意見是必要的。但

是，正如方濟會士文都辣所指出的，利安當並不是為

了達成理解的目的，而去尋找對耶穌會政策的適當解

釋。而是按照自己的偏見，從耶穌會士們那裡搜集證

據，以便提出指控去反對他們。文都辣寫道:

「為了證實他的新入教教徒的話，利安當神父到

一處只有一名耶穌會士主持的教堂。由這名神父伴隨

著進去參觀時，他小心地掩飾著自己的真實目的，問

道:尊敬的神父，請告訴我，你們對新教徒是怎樣教

導的?你們要求他們必須履行什麼義務?他們的哪些

風俗習慣是可以被允許的?我問這些是為了使我們的

方法與你們的方法取得一致。 J @ 

那名耶穌會士簡要地解釋了他的修會的政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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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當就以這些資訊為武器，報告了黎玉範。這兩個人

在迪亞斯和艾文德的支持下，立即開始準備一份報

告，分別給他們在馬尼拉各自的省部。這個報告包括

兩個檔案。第一份文件是以 1635 年 12 月 2 日起至

1636 年 1 月 9 日止對十一位中國天主教徒的詢問記錄

為基礎寫成的。第二份檔包括了他們自己修會的四名

傳教士的觀察所得@。那四個人在 1636 年 1 月 21 日到

2 月 10 日期間舉行一系列會議的證詞，被存放在法庭

的文檔裡。在那個月結束之前，迪亞斯和利安當就乘

船去菲律賓，將那份報告遞交給馬尼拉的神學家們@。

木已成舟，這一步導致了長時間的停頓，可悲的禮儀

之爭發生了。

迪亞斯停留在臺灣，他攜帶檔案的副本。利安當

乘船去馬尼拉，攜帶著文件的原件。在路上，他的船

被荷蘭人截獲了，這位方濟會的神父成了俘虜。他在

爪哇做了八個月的苦工，又在摩鹿加蓋島苦熬了一

年。直到 1637 年 6 月，他才到達馬尼拉。

同年的春天，艾肋德(Gaspar Alenda) 1 '另一位

方濟會士，來到中國，加入到黎玉範和艾文德的行

列。在這幾個月裡，艾肋德和艾文德在一起正如范禮

安所擔心的那種事故中，充當領導的角色。這也是關

於傳說來源的一起帶有敢發性的研究個案@。

在福安的村莊裡，一位學者發表了一本攻擊天主

教的小冊子。他僅僅是一名不怎麼重要的秀才。之後

不久，他做程去北京了。兩名教士斷定他有意要將他

的小冊子呈獻給皇帝，以他們特有的獻身精神、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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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佩的熱忱和不敢恭維的輕率，他們迅速地做出決定，

如艾肋德說的那樣 r 跟隨他到帝國的宮廷去，通過

辯論，用我們的生命去保衛我們的信仰和我們至高無

上的救世主，以及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J (J) 

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這是一件對教會危害極大的事

情;他們的衝動行為也顯示了其對北京的實情驚人的

無知。

在三名作為翻譯的少年陪伴下，艾文德和艾肋德

於 1637 年 6 月出發了。完全是由於當時的局勢比較混

亂，他們才輕易地避開了官員們的注意，而順利到達

了首都北京。當時「強盜革命」的頡袖李白成和張獻

忠已經深入到北方中央省份，方濟會士們正是趁著混

亂穿過那裡，於 8 月 14 日到達北京通。在北京，他們

遇到了湯若望。湯若望把他們安置在利瑪賣墓地附近

的住所。在他們逗留的十四天裡，他們觀察了每一件

事，挑了不少的毛病。讀了他們的報告，很難讓人認

為這兩位客人的行為不是藏在耶穌會士住所、以懷有

極大偏見的眼光來觀察每一件事的間諜行為。

最使他們感到震驚的是，在小教堂裡懸掛的一幅

耶穌與十二名使徒的畫。由於尊重中國人的凰情，畫

家將畫上的人們原本赤著的腳，畫上了鞋子。對此，

這兩個修道士非常反感， r 這是最讓我心痛的了。 J

S艾肋德在給他的朋友瓦倫西亞 (Valencia) 和納竇

(Nadal) 的信中這樣寫道。他和他的同伴認為，這是

非常重要的事件，有必要向他們在菲律賓的同事們報

生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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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節外生枝的小事，揭露了造成在中國的耶穌

會士與托揖僧分歧的根源，也使他們和睦相處成為不

可能的事。正如范禮安已經意識到的那樣. r 歐洲人

主義 j 的幽靈與文化適應的策略是背道而馳的。這種

令人哭笑不得的指責，和由於文化的差異僅僅做出如

此微小的讓步就引來的攻擊與排謗，說明以這樣的思

維方式是永遠也不能理解適應政策的。

不僅是這幅畫讓它的發現者艾文德和艾肋德感到

震驚。他們還向馬尼拉報告說，在耶穌會士的教堂裡

設有兩個祭壇，一個是為救世主而設的，而另一個竟

是為皇帝設置的!前者是救世主的畫像，後者是天子

的畫像!這一傳言傳到了歐洲，就成了可惡的流言輩

語的根源，而且這個鬼魂至今仍未消失。它將耶穌會

士描述成一夥偶像崇拜者，他們將異教皇帝的畫像擺

在祭壇的顯要位置，與天主之于平起平坐，共同享有

接受教徒頂禮膜拜的榮耀!

不管是艾肋德，還是艾文德，都沒有直接攻擊過

偶像崇拜，而是在他們製造的謊言中間接地流露出這

個意思，這些指控都缺少第一目擊者提供的證詞。而

事實是:在耶穌會士的教堂裡根本就沒有偶像崇拜的

祭壇。湯若望說，從未預料到他的客人們會對一塊無

辜的紀念區額做出如此惡意的解讀。艾斯卡隆那( Es

calona) 和艾肋德由於對中國的風俗習慣和語言了解

甚微而導致的指控，其實是建立在猜測的基礎上，是

建立在假定的所謂「祭壇」之上的。首先，那幅所謂

的皇帝畫像根本不存在，那其實是一塊木製的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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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刻有六個餾金的漢字。

描述那個謊言的原始材料如何起源，是十分容易

的。這就是艾文德在 1639 年 6 月 16 日在馬尼拉一份

經過宣誓的證詞裡所提到的。他仔細描述了他所見到

的那個「祭壇......是供奉中國皇帝的畫像或牌區 J@ 。

像他在陳述中提到的， imagen (畫像)與 tablilla (牌

區)是不同的。儘管對兩個傳教士的陳述只要粗略地

讀一下，就能明白無誤地了解到，事實上是「牌區」

而不是「畫像 J '然而傳言還是堅持就是「畫像 J 而

忽略了「牌區」。奧﹒瑪斯博士 (Otto M組s) 在他的

著作裡無意中揭示了，即使是學者們，要讓他們放棄

那個老的傳言，也是何等的艱難。雖然他在談及這個

問題所涉及的物品時，在註腳中註明是「牌區 J '但

在正文中，他還是繼續把它稱作是「畫像 J (ÍÌ)。

艾斯卡隆那給方濟會士們的原文做翻譯 I 我們

偉大非凡的國王，他可以活萬萬年。」這就掃除了關

於那個詐謗性的「祭壇」的真正性質的全部懷疑。這

再清楚不過地表現了一個常用的中文表達法 I 萬歲，

萬歲，萬萬歲。」這就是日文中的 banzai '拉丁文中

的 admultosannos 和法文中的 vive le roi ! 

正像兩名傳教土自己也很清楚的，這座教堂是皇

帝為表示對利瑪竇的敬重而送給耶穌會士的禮物。為

了戚謝帝國的恩賜，耶穌會士禮尚往來地將一塊刻有

「皇帝萬歲 J 的木製牌區懸掛在上方。與在美國的天

主教教堂內廳裡懸掛星條旗的風俗習慣一樣，這並不

包含更多偶像崇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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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來訪者不對自身加以調整，以適應中國人

的環境，專門用最壞的方式來解讀耶穌會士的行為。

於是， r 桌子」就成了「祭壇 J ' r 牌區 J 就成了皇

帝的「畫像 J 0 經過這種對幾個細節的簡單曲解和變

形，本來是對帝國恩賜的認可和感謝的清白表示，變

成了含糊其辭，但卻相差萬里的偶像崇拜的罪名。在

三個半世紀之前的元代，當皇帝騎馬進入首都和在舉

行公開儀式時，一位方濟會會士，艾文德和艾肋德的

偉大的前輩，每次都出去拜見皇帝，為他票香並向他

祝福。如果艾肋德和艾文德了解到他們的這位前輩的

所作所為，不知將作何鼠想。

在他們逗留在耶穌會士住所期間，湯若望曾試圖

向他的客人們指出，他們的行為是危險的，並勸阻他

們不要走得更遠。他建議他們到朝鮮去，那裡是傳教

事業末開墾的處女地。但是湯若望的努力失敗了，他

們期待湯神父的是:安排一次與皇帝的會見，使他們

獲得在北京建造教堂的允許。耶穌會士在首都經過了

差不多四十年的努力，他們自己才見到了皇帝。而僅

僅為了在北京建造起自己的教堂，他們花了差不多二

十年。在這二十年中，利瑪竇為了這一目的經歷了長

期的忍耐，做了艱苦的準備工作。再追溯得遠一點，

他經過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廣交朋友，樹立威望，

他因此而獲得中國朋友們以其地位和權勢給他或多或

少的保護。然而，艾肋德和艾文德天真地設想，阻撓

他們在首都建立教堂的全部障礙就是耶穌會土。這兩

個不請自到的客人，對湯若望的一舉一動都往最壞處



第十五章 多麼美好與快樂啊 ....../097

想。使湯若望試圖改變事態進程的任何努力都歸於無

效。從脾氣上講，湯若望是一個急躁和容易發怒的

人，讓他控制自己的情緒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做到

了，沒有記載說他有失態的行為。

兩個星期後，有兩位禮部的官員帶著一隊士兵來

到艾文德和艾肋德住所，詢問這兩個新來的傳教士。

這兩個傳教士在官員的面前，就把耶穌受難的苦像拿

在于裡， r 準備著用生命來鼓吹耶穌基督」。當官員

們問道，是什麼促使他們這兩個外國人來到帝國的首

都，做此次未經批准的訪問時，他們就開始了英勇無

畏的講道。艾斯卡隆那描述了這一場景:

「傳教士們回答說，他們來是為了反對和駁斥一

本攻擊他們信仰的書裡的錯誤，等等;以及來鼓吹和

保衛唯一的神，即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他

的像就在他們手裡拿著呢，等等。」

當官員們被他們的語氣所激怒，與他們爭論起來

時，傳教士們就「抓住這個機會......說他們(指官員

們)被欺騙了，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神，它具有全部

不可抗拒的力量，生活中的萬物都依靠它，而且受到

他的保護。(他們宣講)最神祕的三位一體和我們神

聖信仰的原理，精神的化身、死亡和復活等等。 J @ 

一場相當全面的布道!

官員們失去了耐性，命令士兵們能傳教士手中拿

走那個十字架。他們被禁止離開那所房子。他們的翻

譯被于銬銬走了，在傳教士的眼中燃燒著神聖的熱

情。在傳教士們看來，官員的行為應歸咎於「惡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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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怒 J '而根源則在於他們的傲慢自大。這種驕傲自

大使他們無法理解傳教士們和翻譯所說的真理與精

神。而在宮員們的眼中，毫無疑問，這些陌生人是傲

慢和目中無人的野蠻人，對中國人謙虛禮貌的道德觀

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一名官員留在傳教士們的住處，另一名則回去報

告情況。不久傳來了禮部尚書的命令。命令說，這兩

個外國人已經在耶穌會士的住所住了若干日子，湯若

望和龍華民應受到責備。禮部這一譴責命令的重要

性，被撰寫這份報告的艾肋德忽略了。艾肋德堅決地

認為，顯而易見，每一個災難都是耶穌會土的陰謀，

他們則是受了欺騙。他也提到了龍華民，以他看待北

京發生的每一件事以及評估耶穌會士的狀況中所暴露

出來的歪曲醜化的觀點，他說龍華民像一個「皇帝的

心腹 J ，~。

通常的情況下，這兩個外國人將被帶到北京的大

堂上，然後判刑。驅逐出境將是他們所能期待的最輕

的處罰。湯若望急於使這件案子不牽扯到官府，因為

他擔心這樣會招致對教會的反戲。他極力說服有關官

員，不要將此案上交法庭，不要通過正式的審判，而

將他們遣送回福建了事。他聰明地用了七十兩銀子達

到了這個目的。

兩天以後，一位負責安全保衛的高級官員，帶著

「一大隊士兵 J 將這兩個方濟會士拘留了。兩名傳教

士引人注目地被押解著穿過北京的街道而至大運河的

邊上。在那裡他們被押上一艘官船，一張有大字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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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告貼在一塊木板上。布告上說，這兩個外國人膽

敢沒有經過批准就進入中國，傳播異端邪說，現解往

福建處死。到福建的行程歷時三個月，在船行經的所

有城市和鄉村，這兩個外國人都成了人們好奇心追逐

的物件， r 甚至女人們也透過窗戶，看看發生了什麼

事情 J 0 

所有這些，依據艾肋德的看法，都是耶穌會士幹

的!艾文德願意以「一名神父的名義 J 發誓說，耶穌

會士們要為此負責。多明戈﹒濟瑟斯 (Domingo de 

Jesus) 在以大加渲染和不準確的詞語對艾肋德和艾文

德的經歷做了說明後，甚至在他作證時的誓詞中更為

明白地說 r 這種說法在中國非常普遍，即所有這些

都是耶穌會的神父、他們的信徒和朝廷的官員們幹

的。 J il1l 

這些指控不值得評論。即使根據艾斯卡隆那和艾

肋德的報告所提供的內容，如果考慮到其他眾所周知

的那個時候北京的條件和耶穌會士們的情形，就能提

供最好的反駁。指控中所猜測的北京的情況，是根本

不存在的。 1637 年，湯若望並不像要他為這件事負責

的人所說的那樣，還遠遠沒有那樣大的權力和影響

力。即使到了十多年以後，當他的威望大大提高的時

候，他仍然不能使他的兩名因言行不慎而遭到官方深

深懷疑的耶穌會士同伴獲得自由。三十年以後，他的

影響也許在這一領域中已經不亞於任何人了。但是在

1637 年，雖然他在剛剛完成的修訂曆書的工作中贏得

了不少朋友，但同時也引來了很多敵人。他的影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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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羅塔山 (1591月

1660) .法1籍耶穌
會士 .1623年來馨。

還沒有大到能促使皇帝正式採用經過他修訂的曆書，

為此他還不得不等待一個新王朝的興起。那些人對

1637 年的湯若望所描繪的，是一幅與歷史的真實完全

不搭界的荒誕圖像一一即湯若望是一個在幕後策劃陰

謀的大師，他操縱著北京的高官顯貴們，包括禮部尚

書、「官府 J 和一大堆士兵，就像玩著許多牽線木偶

一樣。更為離奇古怪的是(如果可能)如此一種聯

想:湯若望組織了一辜受騙者穿過北京的大街遊行，

並將方濟會士們遣送到一艘呈現著帝國的顏色和裝飾

著反對天主教的標誌的船上。

當艾文德和艾肋德離開北京之後不久，湯若望寫

信給他的密友和過去修院的同伴一一羅曆山( Alexandre 

de Rhodes) 1 '告訴他在北京發生的故事。 1637 年 11

月 8 日信中的諷刺手法，體現了湯若望的個性，即科

陸人的幽默凰:有朝氣、熱情，但言語中又常帶有強

烈的諷刺挖苦成分。他的耶穌會同事們不止一個感受

過他話中所帶的刺，也許湯若望估計到，他的信件除

了羅曆山還會有其他人看到，因此可能在信中還是有

所保留的，他說:

「我想告訴尊敬的您兩個多月以前這裡發生的部

分真實情況。有兩個方濟會的神父來到首都北京，他

們決心要做殉教者，或者要使皇帝和所有的中國人皈

依天主教。他們倆都不會說中文......他們穿著神父的

衣服......每個人于裡都擎著十字架，打算開講傳布福

音。他們乘轎于而來，有三位中國年輕的小伙子與他

們為伴......我們的副省會長神父在這裡'但是由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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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與他們打交道，就把球踢到我的腳下，因為我是

德國人@。我在他們進入北京城門之前會見了他們，

平靜而又認真地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他們應該謹慎、

平和地行事。然而我沒有成功，他們憤怒地大聲指責

我，尤其是那個最近剛從馬尼拉來的性情急躁的省代

理人一一艾肋德。他的那個在福建待了兩到三年的同

夥艾文德說話還比較溫和。(在中國住上相當一段時

間的好處之一是，能夠減低我們天生的傲慢情緒。)

然後我帶他們到我們利瑪竇神父的墓地，給他們提供

了一間房子，做了慶典彌撒'等等......沒有在任何有

關兄弟情誼的小事上讓他們歐到失望。那裡(譯者

注:指利瑪竇墓地周圍)有上千以告密為生的人。通

過這些偵探，當局者得知了艾文德和艾肋德在這兒

....士兵們把我個在柱子上，語氣嚴厲地指責我，推

操、毆打我，甚至要設了我，整個夜晚不讓我睡覺。

(至於那兩個傳教士)這時完全沒有要殉敦的想法

了，他們沒經過任何反抗，就交出了他們的十字架，

雙手抱拳喊了無數聲11'老爺!將我們平安地放了

吧! JJ 我使出我在義大利所學到的全部外交手段，努

力使他們得到釋放。靠了行賄的幫助，我使官員們沒

有把他們扭送到最高法官和皇帝那裡。他們對被遣送

回福建的結局感到很滿意，他們說，他們將從那裡乘

船回馬尼拉。他們沒有設法帶那三個同行的中國小伙

子一道走，聽任這三個中國人被鐵索擱著關進監獄。

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三個中國人因為沒有得到准許就

將外國人領進首都是要被判死刑的。但是我想辦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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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得到釋放。這些小伙子非常後悔他們參加了這樣

的『宗教活動』。簡單說，這就是我所經手的為天使

聖人聖方濟服務的事件和經過，我把他的孩子從等待

他們的死亡中解救出來。當然他們如果被砍成碎片的

話，我也不能保全自身，連澳門也難保安全。躺在床

上死去也比以這種形式作殉教者要好......我們把他們

接進我們的房子，我們的僕人伺候他們。儘管如此，

他們對僕人們談論我們的事務時仍然極為無理，好像

只有他們才具備使徒的精神。為此我們像對待兄長那

樣原諒他們。最糟糕的是，在他們住在這裡期間，除

了特別的不愉快之外，整個鬧劇還耗費了我們七十兩

白銀。 J @ 

湯若望的這封信本身就成了一個「事件」。當認

定他對北京發生的事情負有責任的傳言傳到菲律賓那

裡時，在澳門的羅曆山將湯若望的這封信寄到了馬尼

拉，那兒的耶穌會士們又將這封信譯成了西班牙文。

這就像往火上澆了油。

湯若望的說明是符合北京的實際情況的。當艾文

德和艾肋德把他們的全部災難都歸咎於耶穌會士身

上，特別是湯若望身上的時候，當他們認為十有八九

是湯若望的責任的時候，並不是說明這兩個教士不正

宜，他們只是被自己蒙住了雙眼。只要仔細地讀一讀

他們自己的陳述，就能看到他們自我蒙蔽的事實:他

們對耶穌會士總是抱有敵意，抱有深刻的偏見;他們

對中國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驚人的無知;他們在總體

上對帝國的國情，尤其是對首都北京的特殊情況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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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是錯誤的。

偏見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舉個例子，艾斯卡隆

那除了叫耶穌會士們「提阿停( Theatine) 1 神父」之

外，不顧使用任何別的稱呼，這是反對聖依納爵為他

的修會所起名字的一種表示。聖依納爵終生都在努力

將他的修會與提阿停修會合併'但是當艾斯卡隆那寫

他的報告的時候，這個事情已經在很久之前就不提

了。耶穌會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在這種情況

下，艾斯卡隆那不情顧承認它的名字就是對它深刻憎

恨的表現。毫無疑問，部分的偏見是來源於嫉妒:耶

穌會一一這個年輕的、頭示出非凡生命力的暴發戶，

居然和如此眾多的古老修會的成員們平起平坐，而這

個暴發戶又在很多方面打破了修道院和托揖會的古老

傳統;部分的原因是出於對耶穌會士反對他們干涉耶

穌會士在中國教務而產生的怨恨;另外，很大部分的

原因要歸結於他們對任何程度的文化適應都無法容忍

的憤怒。他們認為這種文化適應就是對信仰的背叛。

關於他們對中國語言的無知方面，是沒有什麼值

得懷疑的。艾肋德到中國只有幾個月，艾文德來到帝

國也不到三年，而且他學習語言是在福建，那裡說的

是一種與官話極為不同的方言。在艾斯卡隆那的陳述

中非常清楚地談到，他們倆都要依賴僕人做翻譯。任

何一個了解中國的人都能夠想像，翻譯對他們說的，

僅僅是翻譯想讓他們知道的事情。利安當總有一天會

知道，中國人有散布「幻想和謊言」的嗜好@。艾肋

德和艾文德即使不受騙的話，也沒有別的能耐。他們

I 提阿停天主教
{事會之一 .1524年成

立於羅馬。其創始人
之一的Jobn p，前er

臼raffa .後來成為教

宗保祿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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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他們說，北京在他們的案

件上做了任何事的任何人，從禮部尚書到地位最低賤

的士兵，都是天主教徒!關於這一點，艾斯卡隆那和

艾肋德都一本正經地反覆加以確認了。道明會士若

瑟﹒同薩雷斯 (José Gonza1ez) 認為那三名翻譯中的一

位，就是後來的羅文藻主教，即第一位中國本地的主

教@。這一點絕非事實，但是即使是事實，在 1637 年

對他的說法的可信度沒有任何幫助。這個中國人當時

還不是主教，而僅僅是一個新入教的年輕人(他是由

利安當主持授洗的)。對北京的情況，他和兩個外國

傳教士一樣，也是非常陌生的。

這兩個傳教士到中國來時，抱有一個虛幻的、言

過其實的印象，即在中華帝國裡，天主教已經處於非

常有利的地位了。他們的這種樂觀主義是很難被糾正

的。與其他印象交織在一起，這種樂觀主義造成他們

完全歪曲耶穌會士在這一領域所具有的權利和影響力

的概念。在他們所有的控訴中，就像習慣於將任何災

難都歸咎於耶穌會士的干涉一樣，他們不容置疑地確

信，耶穌會土能夠得到他們想得到的一切。文都辣、

約瑟夫﹒卡薩諾瓦( Joseph de Casanova )、安東尼奧﹒

若垂克斯 (Antonio Rodriques) 、安德里亞﹒法格佐

(Andrea Fragozo )和方濟﹒約格 (Francisco Yorge) 簽

署了寄給羅馬傳信部的紅衣主教的一封很短的信件，

其中可以看到清楚的表達:

「耶穌會的神父們在全世界都是強而有力的。在

中華帝國，在與帝國的皇帝和貴族們交往時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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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他們試圖將其他宗教驅逐出這個帝國，他們

是可以輕易做到的。這一點是非常肯定的。 J @) 

耶穌會士們在中國始終就沒有享有過他們所描述

的所謂權力，這種說法毫無事實根據。

當艾肋德和艾文德被押送到福州時，他們設法與

耶穌會在福州的會院取得聯繫。在準備赴死的想法

下，他們請耶穌會士給他們帶上最後的晚餐一一臨終

聖體。一名耶穌會士揹話說，他將去和押解他們的官

員談。那天晚上，那位耶穌會士訪問了他們，並向他

們擔保，並沒有確定會對他們處以死刑易。

當艾肋德和艾文德不在的時候，迪亞斯從臺灣返

回。和他一起來的還有道明會的胡安﹒噶西亞( Juan 

Garcia) 和佩卓﹒查委斯 (Pedro de Chaves) ，以及方

濟會的方濟﹒利卡隆那 (Francisco de Lscalona )、昂種

夫﹒佩勒伽( Onofre Pellega )和多明戈﹒烏奎希 (Dom

ingo Urquiccio) ，他們都住在頂頭。當押解官釋放了

艾肋德和艾文德，讓他們回到他們的夥伴中間時，他

們都喜出望外。這名官員還告訴他們，他將請求福安

和寧德的官員給予他們友好的關心與照顧。那兩個永

遠心存疑慮的傳教士，認為這一仁慈行為，就像精心

策劃的陰謀那樣惡毒。他們也知道如何去解釋它。艾

肋德說 í 我看透了這種騙局。 J @遺傲的是，當他

們獨處了很長的時間之後，還不能加入自己的同伴。

在艾文德與同伴佩勒伽和烏奎希一起返回福州的時

候，艾肋德病得很厲害，以致不能和他們同行。

他們沒有說他們到福州打算做什麼。根據他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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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之行的目的來看，可以推測他們到福州是要去向省

裡較高的當權者表示抗議。不管他們做什麼，其結果

必然是悲慘的。在他們到達省會福州後不久，那裡的

駐軍司令就頒布了一項禁止天主教的法令。該法令恐

嚇說，誰窩藏傳教士就要受到鞭答和沒收財產的懲

罰，同時任何人將傳教士扭送到當局，都能得到獎

賞。這樣，這三名方濟會士就落入了法網，被解送到

寧德。

如果以一個不帶偏見的局外人的眼光來觀察，就

可以看出，直到將這些方濟會士押解到寧德之前，中

國當局都表現得相當克制，表面上哪怕微小的敵意都

沒有。而這時，中國當局的忍耐已經達到了極限。而

這兩個傳教士也是如此。對艾斯卡隆那來說，衝突爆

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個軍事長官是「一個與天主

教不共戴天的仇敵 J 。而在艾肋德眼中，則還是照

舊，即耶穌會士成了代罪羔羊。他認為，一定是艾儒

略，與「天主教不共戴天的仇敵」密諜，煽動了這場

使他們以往的工作成果付之東流、並將他們驅逐出福

建省的風暴。在輕信這一點上，他們已經陷得很深

了，已經到了應該請求寬恕的地步了。

在這之後的三個月裡'這三個傳教士被強行帶到

省會的各個官街裡。陽瑪諾為了他們做了他所能做的

一切。他冒著可能牽連到他自己的危險，把他們帶回

家，護理其中的一位熬過了嚴重的疾病，在他們結束

訴訟後被命令返回澳門時，為他們提供盤纏和一位嚮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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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這一迫害的衝擊也波及到了中國天主

教徒的身上，很多人遭到了毒打。根據法律，那些學

者型官員們雖然免除了肉體的懲罰，但被解除了官職

和爵位，沒收了財產，剝奪了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

打擊迫害的力度進一步加強了。道明會和方濟會

的傳教士們，包括祕密潛回頂頭的佩勒伽都躲進了森

林。在福州的軍事長官頒布了新的禁令，並張貼了一

份奉命逮捕的傳教士名單。名單中包括陽瑪諾和艾儒

略@。

當涉及道明會士和方濟會士的禁令布告張貼在福

州城牆上的時候，他們便聚集到頂頭，以期共同商討

一個行動方針。他們的決定極符合他們個性，是魯莽

和輕率的。艾斯卡隆那說:

「我們的決心已定，要走出去，到張貼布告的地

方去傳我們的道，將布告撕下來，並且穿過主要街

道，讓人們都知道我們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救世主耶

穌，並傳布我們神聖完美的宗教律法。這一律法是天

主教徒唯一的法律。它是引導靈魂升上天堂的律法。

我們還要宣布，中國的偶像崇拜和本地教派都是魔鬼

的騙術。道明會和方濟會的全體修道士，全體一致贊

成上述決定。 J @ 

艾肋德也證實了這一點:

「黎玉範一一道明會的副省會長神父，與同修會

的查委斯神父一道，還有方濟會的艾斯卡隆那和馬柯

斯 (Juan de San Marcos) ，決定到福州去，撕下那些

布告，公開地宣講耶穌受難。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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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卡隆那進一步描述了他們是如何實行這些決

議的一一進入省會城市福州，遊行穿過大街，高擎耶

穌受難的十字架，大聲地宣揚說:

「這就是真神與偉人的肖像，全世界的救世主，

萬物的創造者。他將嚴懲不遵守他的法律的人，獎賞

遵守法律的人。中國的偶像和宗教都是虛偽的，是魔

鬼引導人們進入地獄，且永不超生的謊言和欺騙。不

管是誰下令張貼了這些布告，如果他們不為此罪行而

懺悔，他們就是反對了我們的主，反對了真正的神

靈，他們就將被打入地獄，不論他們是總督、法官、

軍隊的司令、市長，還是其他的任何人...... J ~ 

這是在南美洲或者菲律賓傳教時行得通的行為方

式，但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除非它的目的是故意地造

成對抗。這正是范禮安希望在這個中央帝國裡避免的

那些事情。

正如可以預見的那樣，在福州大街上的這些狂熱

的傳教士的行為引起了一場騷亂，他們很快就被叫

喊、喧囂的人臺所包圍。艾斯卡隆那報告道 r 我們

無法前行。」沈濯撰寫了一份反對傳教士的奏摺'說

他們擾亂公共秩序. '扇動叛亂。當時日本人對朝鮮的

侵入，滿族人對北部邊疆的騷擾，祕密社團的活動，

最後還有一些省份的反叛活動的興起，這一切使得中

國的官僚階層，對明王朝最後幾十年裡發生的公開集

會和騷亂極為敏感。但是當接到有四個外國人在城裡

的大街上，面對喧囂的人辜做長篇演講，並對總督和

其他敢於禁止天主教的官員沒完沒了地進行詛咒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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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人們對福州當局的反應戚到很驚訝。令人費解

的是，這四個外國人輕易地就解脫了。他們被抓了起

來，但是負責審案的法官，只是下令讓他們離開這個

城市，讓押解的官員釋放了他們。

這四隻「暴風雨中的海燕」回到頂頭。他們的態

度，在艾斯卡隆那所做的描述中表露無遺。他們顯然

對是否可能加重對他們的迫害一事並不憂慮，走在路

上十分高興， r 因為他們在福州宣講耶穌受難的舉動

已經獲得了成功」。但這時在福州的天主教徒正遭受

到嚴厲的鎮壓，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事

情。這時，艾儒略和陽瑪諾都被驅逐出福州;教堂被

查封;作為他們英勇行為的結果，迫害行動擴散到全

省;很多小教堂被拆毀;天主教徒們到處被搜捕和折

磨。正如他們所說， r 早期對天主教徒的大迫害似乎

又重演了」。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們在福州鼓吹

「耶穌受難」所導致的。這是十分簡單明瞭的，這些

傳教行動對改變他們所抗議的那些事情絕沒有任何好

處。唯一僅有的正面收穫(如果存在的話) ，就是給

某些傳教士對自己蠻幹、拚命的行為以自我滿足的底

覺。

艾斯卡隆那原本對這場由他自己挑起的風暴!竄到

十分滿意。這一點在他敘述這一事件的每一頁中幾乎

都有所談及。最典型的是他關於仇教迫害的評論:

「它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愉快和幸福，我們充滿了希

望，正在做一些對耶穌賜予我們的生命有益的事情，

像我們神聖的殉教者在日本所做的一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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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教士在準備迎接殉教，並以此當作是天主無

上光榮的恩賜時，應對其所負的使命抱定一個平和的

心態。他既不期盼以此來掀起一場暴風雨，也絲毫不

顧及對天主教團體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因而在行

動中，這樣的傳教土也經常比那些考慮問題不夠全面

的同事表現出更為偉大的英雄主義。人們有理由這樣

認為，即利瑪竇歷時二十八年所付出的超人毅力和不

屈不撓的努力，或者龍華民長達五十七年使徒式的不

懈的埋頭苦幹'都要比這些從馬尼拉來的人所做的、

雖然是令人興奮的、但卻是短暫的冒險行為，要更加

英勇些。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不久就回到那個處於相

對安靜平和氣氛中的畫島去了。湯若望辛辣地諷刺

說 I 在床上靜靜地死去，也比以這種方式作殉教者

好。」

福州事件沒有改變他們(譯者注:指那些準備殉

教的傳教士)的態度。他們的自由沒有受到絲毫的影

響，只要聽到有抵毀天主教的布告在任何地方張貼，

他們仍然義不容辭地「為天主賜予的榮耀」而到那裡

去把那些布告撕下來。

這些行為導致了他們這些托揖會士於 1638 年 4 月

的再次被捕。艾肋德與佩勒伽已經結伴回到了臺灣，

其他人則被帶回福州投入監獄，道明會士黎玉範和迪

亞斯被驅逐到澳門。方濟會士們沒有被監禁太久，在

獲釋後，他們到零昌( Lingchiang ) ，在那裡與已經從

臺灣返回的佩勒伽一行會合。

佩勒伽是個性格好動的人，剛剛從臺灣返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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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三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只能看到很少的果

實，甚至根本就看不到果實，於是就放棄了在中國大

陸的傳教活動」。另外三名是道明會士查委斯和托雷

斯 (Antonio de la Torre) ，以及一名方濟會士馬克

( Juan de Sancto Marco) ，留在中國的只有艾斯卡隆那

和噶西亞( Juan Garcia ) ，他們在不久以後也跟隨他們

的同伴返回了馬尼拉。這些人中僅有極少人在後來又

回到了中國，但是其中不包括艾斯卡隆那和艾肋德。

在這裡指出一點是很必要的，即這些人在中國只住了

不到兩年的時間。主要根據他們的彙報，再加上另一

個再沒有返回中國的人，即艾文德講到的一些事情，

這一切被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之後，關於耶穌會士的

故事就編出來了。

在 1637 年至 1638 年發生的事件之前，福建省在

整個帝國中是可以與挾西競爭最有希望的傳教中心省

份。這是天主教在華組織機構中八個相互獨立的區之

一。年輕的陽瑪諾由盧納爵( Ignace Lobo) 1協助，以

福州的耶穌會駐地為中心開展工作。艾儒略在泉州有

他的根據地，以那兒為中心，他努力為附近十三個城

鎮的天主教徒服務。 1637 年夏天，聶伯多被派來協助

他，這樣，艾儒略從必須將絕大部分時間花在泉州的

工作中解脫出來。當暴風雨爆發時，他正忙於到福建

省比較偏遠的地方去傳播福音。

到 1637 年時，福建省每年皈依天主教的人平均在

八百到九百之間，全省有九十座小教堂、一定數量的

設備齊全的教堂。最大和最富麗堂皇的教堂在福州，

1 a 納懿( 1603-
頁 1 '葡萄牙第耶穌

會士， 1630年來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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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這座教堂的一大部分資金是由非天主教徒捐贈

的，他們想以此來表達對艾儒略的敬意。

取得這些成就的功績要歸於艾儒略。十二年前，

當他第一次進入福建時，那裡既沒有天主教徒，也沒

有傳教士，排外的情緒十分強烈。靠著機敏和智慧，

他化解了人們的偏見，為天主教爭得了一定的威望。

方濟會士們與耶穌會士們一樣，充分肯定了他高尚的

美德和在學問上的較高造詣。盧納爵，艾儒略在福州

的一名助手，在給利安當的信件中寫道:

「艾儒略神父是一個道德高尚、敬畏天主的人。

此外，他很有學間，是今天我們在中國最有才智的人

之一。不論在言辭上，還是在行動上，他都是謹慎

的。他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對其可能產生的後果考

慮得非常充分，非常周到。 j

利安當也對艾儒略做出了他自己的評價:

「他是在中國的耶穌會的最可尊敬和最有價值的

傳教士之一。他得到了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們

一致的高度尊敬，他們說他是一位有禮貌、有學問和

有能力的人，一位中國語言的大師，在他所居住的省

份，他是真正的哲人和聖賢。 J @ 

那個老是板著面孔的艾肋德，儘管不無惡意，但

也還是承認說. [他是這個省的偶像 J @。

由於爆發了仇教的暴風雨而被趕出福建省的艾儒

略，不久祕密地返回。他盡其所能去視察更多的天主

教團體，他寫信給福建省總督，懇求他的支持，並獲

得成功。但其他的干涉又接腫而來，握有包括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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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最大城市許可權的監管官，給福州當局送來一份

指控書，其中要求將包括艾儒略和陽瑪諾在內的從菲

律賓來的麻煩製造者加以驅逐。而一個著名的學者團

體則請求這位監管官支持這兩名耶穌會士。他們指出

艾儒略和陽瑪諾與利瑪竇是屬於同一個組織，而利瑪

竇對帝國朝廷立下了了不起的功績。在畢方濟的請求

下，江蘇省的幾個高級官員寄了一封信到福建，為天

主教會說情。

這些干涉被證明是有效的。它們使原打算發布新

的禁教令的計畫，被暫時擱置了起來。其實在較早以

前，艾儒略就能夠返回福州，但是由於他謹慎的性

格，他沒有立即進城，而是在三英里之外的一個小客

棧落腳。在他待在那兒的幾週裡，天主教徒們和友好

的官吏們紛紛出城去看他。

艾儒略精通中國的哲學。他為他的事業爭取到了

有影響力的支持，但是他沒有利用他的優勢去損害福

州的那些當權者，即頒布仇教布告的主要責任人的尊

嚴。他請求歸還他的教堂和住所，恢復天主教的名

譽，但不在城裡露面。這樣，他使官員們保住了「面

于」。然後請他們在不受外界壓力的情況下，將教堂

歸還給他。不久他們果然就這樣做了。 1639 年 6 月 14

日，艾儒略公開地在教堂舉行了彌撒。教堂的歸還實

際上默認了那些禁令和驅逐令的無效。這是機智、禮

貌策略的純熟運用，它不傷害官員的尊嚴。它比將布

告從牆上撕下來、徒有其表的公開對抗行為有效得

多，與那些公開宣稱為了「天主的光榮」的情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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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至少可以說:為天主服務得一樣好。

與此同時，艾斯卡隆那和噶西亞被迫從頂頭逃到

了森林裡。他們的教堂被毀掉了，一些從教堂上拆下

來的建築材料也給了一處佛教的寺廟;他們的天主教

徒也受到了嚴厲的處罰，最後，他們兩人也分開了。

艾斯卡隆那設法到了寧德，從那兒他成功地返回了福

州，期望能在艾儒略處棲身。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

艾儒略回到了福州，艾斯卡隆那躲過了官方的注意，

在艾儒略那裡得到了安全。艾儒略熱情地接待了他。

如果艾斯卡隆那因為挫折經歷，而動搖他對自己

原以為是絕對正確的判斷力的信心，那應該是不令人

驚奇的。但是很明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不久艾

儒略將他接到自己的家裡，他就開始教訓他的主人

(即艾儒略)在處理有關中國人紀念死者的儀式的觀

點是錯誤的。

必須記住，艾斯卡隆那到中國還不足兩年的時

間，而這時艾儒略在這個帝國已經有了四分之一世紀

的豐富多樣的經歷了，並因其熟悉中國文化和掌握了

中國語言而贏得了聲譽。就像大多數他的同事一樣，

他對中國禮儀問題從事了長時間深入的研究。在這一

問題上，耶穌會土們進行了持續多年的一系列的討

論。艾儒略希望避免與他的客人進行爭論，態度和藹

地對他作了忍讓，說他和他的同事持一種「穩妥的原

則 J 0 艾斯卡隆那在這一事件上的解釋是有代表性

的。他將爭論的結果歸功於自己的辯論能力，並自我

吹噓說，他在爭論中戰勝了艾儒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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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艾儒略向他的教徒會眾宣道，他提請人們注

意，不要把對聖人的崇拜與為了紀念死者而表現的尊

重混淆起來。然而艾斯卡隆那卻將它描繪成對中國禮

儀的指責，和作為他改變了艾儒略觀點的一個有利的

證據而對此表示歡迎。但是從艾儒略的文章中，我們

至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那次宣道中的說教並沒

有任何改變。

如果說上述那些年月的悲慘經歷，並沒有教育艾

斯卡隆那變得謙虛些，那麼同樣他也沒能挽住艾儒略

伸向他、讓他變得仁慈一些的手。他逗留在艾儒略

(他堅持輕蔑地稱他為「提阿停 J )住處期間，一位

非天主教徒的學者官員在福建省的男一個地方出版了

一本根據最近發生的事件而寫成的書。他讚美了天主

敦的學說，對艾儒略表達了崇高的敬意(這又引發了

艾斯卡隆那說這是對艾儒略阿誤奉承的詐謗) ，讚揚

了在中國的其他耶穌會士，特別是高度評價了利瑪竇

和李瑪諾，然後抨擊了來自臺灣的一些傳教士，嚴厲

批評了他們的行為，並提出，他們與聲名狼藉的自蓮

教在性質上是屬於一類的。

艾斯卡隆那斷定 r 艾儒略是此書的作者! J 因

為該書對艾斯卡隆那和他同夥的報告極為認真回應，

並且描繪了一系列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準確逼真的圖

畫，這對於理解撰寫者的思想意識是很重要的。所有

必要的客觀和公正的證據，都是由報告的撰寫者自己

搜集。在這裡'艾斯卡隆那說，他能以「演繹法」證

明，艾儒略為該書的出版付了錢，而且至少口授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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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內容。至於說艾儒略為此書付了錢的「證據 j

是， r 在中國，一般地說，中國人是不白白地給任何

人任何東西的，除非他們收了錢，或者得到了將要付

錢的允諾 J 0 關於口授了部分內容的所謂「證據 J

是，沒有一位異教徒能以這種方式談論天主教，或者

讚美天主教。

在接下去的一段裡，艾斯卡隆那以幾分難以置信

的坦白直率的口氣談到，一當這書的內容引起艾儒略

的注意，他就毆程走了四天的旅途，到作者的家中，

勸說作者從流通的場所收回他的書，直到作者為此書

受到批評的內容而道歉，並願意進行修改為止。然

而，據說那些批評意見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所以

作者並沒有修改。當然不必說，書也並沒有被收回@。

當艾斯卡隆那決定到廣西省去的時候，艾儒略一

定是鬆了一口氣。艾斯卡隆那在那裡沒有住很長時

間，但是有關他的活動的報導並不因此而不重要，或

是沒有益處的。在廣西的主要城市一一梧州府，他在

城裡的公共場合張貼了一些海報。其中之一宣布天主

教的信仰是真理;另一張宣傳了耶穌受難和救世主之

死;第三張宣布中國的宗教和偶像崇拜是錯誤的;第

四張列出了在有關天主教宗教利益方面，皇帝所給予

的仁慈和恩惠。他沒有注意到，皇帝所給予的這些恩

惠，正是他不贊成的那種傳教士們所種出來的果實。

然後，他以方濟會土特有的方式在大街上行走，

穿著草鞋，把他的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高高舉過頭頂，

大聲地喊著如下的話語 r 這就是真正的天主和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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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是全世界的救世主;他們(譯者注:指非天主

教徒)所有的宗教和偶像崇拜都是虛偽的謊言;魔鬼

就是用這些手段來誤導他們，欺騙他們的，把他們引

入地獄，如果他們希望逃脫這一苦難，死後升天堂，

就必須信仰唯一的天主......天主派遣他(譯者注:指

艾斯卡隆那)到中國來， 11'來告訴你們，你們正走在

通往地獄之路，派遣我來是為了引導你們的靈魂走上

天堂之路。如果你們在地獄之路上執迷不悟，那麼死

亡頃刻便會降臨。你們將無可避免地墮入地獄，遭受

無盡的苦難與折磨~ 0 J 直

當有人驚奇地聽說他並不打算在此長住的時候，

艾斯卡隆那似乎得到了較好的評價。他不久就返回澳

門，在那見登上開往馬尼拉的船。他還決定「放棄傳

教事業」。他所乘的船被海上風暴所襲，大約在 1639

年年底，艾斯卡隆那在印度支那登陸。直到 1640 年 6

月初，他才抵達馬尼拉，從此再也沒有返回中國。

噶西亞是他們一夥中唯一留下的。附帶說，他也

是表明從他的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東西的唯一一人。 1639

年 11 月 16 日，他給艾儒略寫了一封信。當時他仍在

躲藏著，請求耶穌會士艾儒略利用他的影響幫助他離

開其隱藏地，引導他到公開場合。他向艾儒略保證，

他將克制自己，謹慎行事。與艾斯卡隆那不同，透過

親身經歷的磨練，噶西亞真誠地承認他和他的同伴們

確實錯了。他說 r 我現在深信，在這個國家裡，要

想運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來服務主的事業、傳布福音，

就像你們的神父所使用和已經使用的方法那樣，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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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很多年的時間。我已經將這些戚受寫給了我的上

司，因為這些由我們的神父(目前仍被驅逐的)所帶

來的不愉快的經歷顯示，現在的主不贊成他們所遵循

的路線:儘管他們在行動中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是

被真誠的熱情所激勵，但是從成果上來看，這樣做並

不能使異教徒轉變信仰。因此，他們是要請求原諒

的。 J @ 

正如范禮安所預見的，當面臨關於傳教學觀點有

如此廣泛的分歧時，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避免麻煩的

唯一方法，是讓這兩方面的人在帝國的不同地區工

作。噶西亞 1636 年 11 月 10 日給維利契和傅汎濟，即

耶穌會副省的信中報告說，在前些年和黎玉範、艾文

德一起開的會議上，他曾經嘗試做出一種非正式的安

排，以沿著這一路線行事。「我是有一點信心的 J ' 

他接著說， r 他們將遵守這種安排 J 0 @當曾德昭到

羅馬去的第二年，他攜帶了傅汎濟的建議，即把在中

國的傳教領域在幾個修會之間加以劃分，每一個團體

將自己的傳教工作限制在指定的範圍之內@。教廷傳

信部不置可否，擱置了這一建議。在隨後的兩個世紀

中，不僅是發生在中國，而且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

摩擦與衝突，最終使傳信部認識到這個建議的價值。

而今天它也成為羅馬天主教在全世界傳教事業的組織

原則的基礎。

至於有關他們個人與耶穌會士們的接觸，這記載

顯示了僅有三件事是真實的，對此托僻僧們有抱怨的

理由:第一件是，與不能忍受他們的葡萄酒的林本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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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了不愉快;第二件是，利安當被粗暴地從南京驅逐

出來;第三件是， 1649 年在廈門他們與聶怕多之間發

生了一次衝突。導致這一衝突的責任，可以說雙方應

各負一半。在這一資料中提及的其他「事件」都沒有

任何價值。

一幅耗費時日的摩擦與衝突，以及耶穌會士搞陰

謀的畫面，在沒有證據支援的情況下，被永久地載入

了歷史。天真的、不成熟的艾文德和性格孤僻、悲觀

厭世的艾肋德所講的故事，都不加分析地就被接受

了。文都辣是個揭發別人不知疲倦的人。他在給傳信

部紅衣主教的信中，在給東京(譯者注:越南北部地

方的舊稱)的主教和其他人的信中，提供了預先準備

好的證據@。然而當有人檢驗這些信件時，有一點就

變得清楚了，即他只不過在事件發生的若干年後重提

這些事，沒有其實的情節，而且存在著一種將他聽說

的每一個無聊故事都當作事實來報導的偏向@。

關於文都辣的這種思維方式，在他 1651 年 2 月 20

日致傳信部紅衣主教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在信中他毫

無原因地認定，湯若望對利安當的照顧「違反他上級

的意志 J 。他以此來抵消他關於湯若望曾經仁慈地對

待了利安當的說詞@。當時，湯若望的上級就是陽瑪

諾。正如利安當在給他修會省長的信中所報告的，是

同一個陽瑪諾，他在文都辣患重病期間曾「滿懷仁

慈、愛心和溫柔地」照顧過他述。

在那個傳說廣泛流傳的同時，利安當的反應真實

情況和正確觀點的信件則不幸地被放置在檔案裡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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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汪儒I!E (1599-
1696) .法獨籍耶穌
會士 .1651 年來華。

直李方商( 1608-
1671) .義大剎車吾耶
訴會士 .1640 年來

箏。

閱讀過。事實與虛構的傳說是如此尖銳地對立，利安

當信件的編輯者在閱讀他的信時 ， 1竄到的是「非同一

般的驚訝 J ~。

經常被描寫搞好事門的、傲慢白大的、在其他修

會的每一個重要時刻都千方百計地設置障礙的那夥耶

穌會士，在利安當的信件中，卻是一些寬容的、友善

的人。利安當在信中不厭其煩地講述著他們，而且列

舉了眾多的證據。這些信件的絕大部分是寫給他們方

濟會的上司。其中談到，汪儒旺(Jean Valat) 1是「一

個天便，一個有學問的和性格平靜的人，他為我們做

了很多好事」。李方西 (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

riis) 1I是「非常安靜、平和與真正善良的人」。

至於利安當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特別加以讚揚

的，是被一些人極度誣峙的湯若望的仁慈和寬容。很

清楚地，他沒有如此輕易地相信他的同事對 1637 年在

北京所經歷的事情的看法，他更為相信自己對湯神父

的親身感受。湯若望的態度「有利於我們的人民 J ' 

利安當在 1652 年寫給他的省會的信中說， r他(譯者

注:指湯若望)經常被描繪為具有友善的情誼、良好

的語言和行為。從他那裡我們得到了非常多的幫助，

我們欠了他很多的人情債。」必

後來，利安當移居山東省，在那裡創建了方濟會

的傳教事業，這一事業至今仍存在著。在一些年裡，

他完全依賴湯若望接濟的物資。在馬尼拉的上司反對

他在山東的冒險行為，命令他返回福建。儘管他們有

言在先:如果不服從就會懲罰他，但利安當還是選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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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在的地方。他的上司斷絕了全部的經濟援助@。

「在我住在那兒期間(四至五年的時間) J '利安當

在給會省的信中寫道， ["除了從湯若望那裡得到接濟

之外，我沒有得到其他任何援助。湯若望神父住在首

都北京，還沒等我開口求援，他就向我伸出援助之

手。因為他知道我需要援助」忌。在另一個場合，他

力勸他的會省給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寫一封嵐謝信。寫

這封信是在 1667 年，即湯若望去世的一年後，也是他

本人去世的兩年前。他在信中說，湯若望是「在天主

之後，獨一無二的、使我們的修會在中華帝國的山東

省濟南城創建第一所會院和教堂成為可能的人」悔。

如果說湯若望的仁慈是極為顯著、突出的，這並

不是一種例外。 1656 年，利安當報告說["副省會

長，和在其他地方的所有神父，都以無限的關懷和愛

護來對待我，這都有很好的事例做證明。 J @1660 年，

他告訴馬尼拉的大主教安東尼奧﹒喬治約 (Antonio a 

S. Gregorio) : ["一種緊密的愛的結合以及兄弟般的仁

慈 J '將我和耶穌會士們團結在一起。他證實道["我

們從上述可尊敬的神父那兒，接受到凝聚在每一樣東

西裡的千般仁慈。 J (~在中國不到一年的經歷、憂鬱

冷酷的艾肋德寫道["在這個帝國裡，落到耶穌會士

的手中，我們經受到了幾乎是最為痛苦的經歷。」感

而利安當所描畫的圖像則是以他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時間的經歷為基礎的。相比之下，艾肋德畫出的是一

幅歪曲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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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艾文德和黎玉範提供的證詞。見前面所引 Maas 之書，

58 頁，注釋 26 。

@ARSI, 161, II, 164-165. 

@方濟會士 Buenaventura Ibanez 著 Brevis re1atio de oppositio

nibus quas tres missionarii Franciscani passi sunt ab ingressu in 

Sinam anno Domini 1649usque ad annum 1662, Sin Fran (方

濟會在中國) , 1II, 93 頁。

@這兩個檔現保存在西班牙巴賽隆納的方濟會棺案裡。

@方濟會士 Lorenzo Perez 著 Los Franciscanos en e1 Extremo 

Oriente ' Æ AFH (方濟會歷史檔案) , II, 554 頁。

@艾文德的理由是從艾斯卡隆那 Re1acion de1 的，可ea1 Reino de 

1a Gran Chù泊，一文中得到的。此文發表在 AFH， Vlll, 

558-591 頁，以及眩， 184-218 頁。它被再次編輯在SinFr.甜，

11， 225-314 頁。艾肋德的故事是在他於 1638 年 3 月 12 日寫

給 Joseph de Valencia 神父和 Heironymus Nadal 的信中談到

的。

ø AFH, Vlll, 552 頁，注釋 2 。

@EminemtChinese， I ， 37-38 頁， 491-492 頁。

CID AFH, Vlll, 583 頁，注釋 1 。

@ AFH, 1 V, 54-55 頁。

@見前面所引 Maas 之書， 64 頁，注釋 42 。

@SinFr.妞， 11， 252 頁。

@向上注釋卜

@AFH， IV， 56 頁。

@副省會長神父傅汎濟是葡萄牙人，他一定成覺到，西班牙

人比較願意與德國人打交道。

@J易若望這封信的原始葡萄牙文本保存 ARSI， 161 , 11, 196-197 

頁。這是一份根據在巴賽隆納的檔案中 (AFH， VIII, 58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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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注釋)的手稿而出版的西班牙文的譯文。

@SinFr.仰， III , 541 頁。

@道明會士 José Gonzã lez 著 Biografia de1 Primer obispo Chino 

(馬尼拉 1946 年版)

@ Sin Fran , III, 28-29 頁。

@向上書. II， 254 頁注釋 5 。

@同上。

@見前面所可1 費賴之之書。

@見前面所引 Maas 之書 .69 頁 注釋衍。在記錄的這些事

實中，似乎看不到任何詮據 能支持艾勒德關於艾儒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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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烈火下的適應政策

耶穌會士受到的指責是執行了「適應政策 J '因

為對中國禮儀的妥協，就意味著犧牲了羅馬天主教信

仰的完整性。這一說法在當時已經廣為人們所接受

了。耶穌會士們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即做出基於建立

在人類天性之上的、被稱為「適應政策」的讓步是必

要的。五份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五

份資料是利安當於 1636 年帶到馬尼拉的兩份被稱作

(消息〉的文件，和傅汎濟於 1636 (譯者注:原文如

此，疑為 1639 年之誤。)年 11 月 10 日給總會長寫的

一封信，這封信是對黎玉範於 1639 年 6 月 3 日寫給陽

瑪諾的信的答覆。在黎玉範的這封信中，他對耶穌會

士的傳教方式進行了十二項指責。最後，還有一份傅

汎濟給教宗伍朋八世寫的重要報告，報告的日期注明

是 1639 年 11 月 1 日心。

需要搞清楚全部問題是找到這五份檔案。在有關

禮儀問題的爭論持續的一百年中，對耶穌會士的指責

並沒有增加任何東西，也沒有回答任何問題。這些爭

論雖然不斷加溫，但是卻沒有一點光彩。

在給教宗的信中，傅汎濟表達了他嚴重的關切，

即剛剛發芽的幼嫩的植物， r 如果沒有我們的鮮血，

最起碼是汗水的澆灌，如果沒有我們付出的勞動和克

服一切挫折的努力 J '就會被方濟會和道明會的教士

們斷送。這種危機的產生，並不是由於方濟會和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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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教士們缺少傳教的熱情，而是由於他們對中國人

的不了解，是由於他們所採取的愚蠢的傳教方法。

在這份檔案中，傅汎濟簡要地、但是清楚明確地

陳述了耶穌會士們實施的十五方面的細節。他還說明

了耶穌會士反對托僻僧的傳教方式的理由。在結論

中，他將已經提出過的關於按不同的修會在中國劃分

教區的建議，擴展到教會的整個傳教領域必。這正像

以前的教宗曾經做過的那樣，為了減少西班牙和葡萄

牙在殖民地開拓中發生衝突的危險，他曾劃分了一條

界限，這就是著名的 1493 年 5 月 3 日到 4 日的訓令。

這在當時涉及到眾多可能涉及到的傳教團的領地，以

及西班牙殖民帝國無止境的要求，而需要使方方面面

都滿意。傅汎濟認為，現在的教宗應該做同樣的事，

即劃分不同的修會的傳教活動範圍已這一點在中國是

非常需要的，傅汎濟寫道，在航行時有時撐起較少的

船帆，要比同時撐起全部船帆，以致帆破船沉要好。

托僻僧對耶穌會士的作為持異議的有兩部分人:

一部分人的指責是有關天主教的實踐和傳教的方法。

問題關係到特定的一些禮儀，即中國人遵守的對新近

去世的家庭成員表示敬意、對他們祖先表示敬意，以

及對孔子表示敬意的禮儀儀式。另一部分人所關切的

問題，將在下一章裡敘述。

第一部分人的問題主要涉及到以下幾點:沒有公

布教會的律法;沒有實施聖事的方式;以及據說是沒

有宣講耶穌基督受難的情節;還有天主教術語方面的

問題;還有一些常規性的問題，比如他們改穿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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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服飾，他們採取的「知識傳教」的方法，他們拒

絕說「孔子入地獄 J 1 .等等。

在分歧意見後來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問題

成了「禮儀之爭」所關注的焦點。實際上，對稍後到

來的托揖僧們來說，讓他們更為反嵐的是，耶穌會士

們沒有公布教會戒律的明確規則。相比之下，他們對

「禮儀問題」還能夠忍受一些。

正如瑪斯博士 (Dr.M祖s) 所談及的，新來的傳教

士「如此地驚訝，他們在對這第一位的問題的調查

上，觀點是這樣地一致 J Ib 0 在黎玉範向陽瑪諾開列

的問題清單上，它也占據了首要的位置。它也是黎玉

範和巴範濟在 1635 年會見傅汎濟時，討論的第一個問

題@。在那時，他們還進一步指出了令他們吃驚的其

他方面的所謂「失職」現象，即事實上天主教徒在禮

拜天和宗教節日時並沒有被要求停止他們的工作~ 0 

這一指責是屬實的。耶穌會士們確實沒有要求他

們的教徒們違背自己的習慣，而在教會「不可饒恕的

大罪 J 的律法重壓下實行這種!禮拜天停止工作的規

定。在耶穌會巡察使班安德 (André Palmeiro) II 1629 

年視察中國傳教工作期間，他對此也曾表示過驚訝。

他於 1629 年 12 月 20 日給他的上司耶穌會總會長寫了

→封信@。在這一點上，傳教圓的神父們似乎已經有

了一個相當固定的看法。他們說沒有任何主教在遠東

地區頒布過教會確切的法律。他們似乎有這樣的印

象，即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得到了教宗的特許和恩准。

1615 年，當金尼閣在羅馬時，曾向羅馬學院的神

i 按照天主教的說
法，異教徒死後是要

下地獄的。利瑪寶等
專穌會士為了避免傷

害中窮人的成績 a 對

態度。、

II ~証安德( 1569-
16J5) .萬萄牙籍耶
穌會士， 1628

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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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們問及，在關於不公開宣布教會戒律的問題上，

要遵照什麼明確的法令，還是修會已經得到了有關這

一問題的特許?神學家們回答說，教宗已經~日本解

決了這些問題，因此可以推測，同樣的答案也將適用

於在中國傳教過程中提出的問題。

這是事實， 1595 年，教宗克勉八世已經特許在

「東印度」的耶穌會士們可以省略一些有關洗禮和實

施齋戒的宗教儀式。至於其他幾任教宗的法令，那些

神學家們記不太清楚了。也有可能是在中國的政策直

接起源於范禮安在日本開創的那些做法。

日本的社會環境不可能使教會明確的戒律都得到

廣泛的遵守。對這一點范禮安是十分明白的，要將這

些戒律引入到日本，要花很多年的時間。在這些法令

沒有被正式公布之前，它們對日本的天主教徒就是沒

有約束力的。既然日本的天主教徒還不存在遵守這些

戒律的可能性，也就不必公布這些戒律，這就是范禮

安的理由。范禮安在成為耶穌會土之前，曾經是法學

的博士，這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律師所得出的結論。他

堅持說，羅馬教廷最終會給予在日本的耶穌會最高領

導人以對教會法令靈活處置的權力。他在沒有得到這

個權力之前，他禁止傳教士們公布這些戒律來束縛人

們的意識岳。

當傅汎濟捍衛耶穌會在中國的政策時，也提到了

同樣的話題。在他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維利契的信中和

寫給教宗伍朋八世的報告中，他請求並不需要給予特

別的豁免權，只是希望得到最起碼的寬容和諒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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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饒恕的大罪」強加給教徒們，使他們在極度的

痛苦中被迫遵守教會的規則，而違反多年形成的習

俗，這在當時的環境中，會加重絕大多數天主教徒無

法忍受的良心負擔，也是絕大多數教徒所不可能遵從

的。

「迄今為止，行齋戒是人們關心的焦點問題之

一。 J 他寫道， r 中國人生活在幾乎接近赤貧的生存

條件中，在歐洲的天主教徒如果長期生活在類似的條

件下，也是可以免除齋戒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僅僅簡

單地依靠稻米和草本植物生活，只是有時再吃一些蔬

菜。 J

在宗教節日裡履行參加彌撒的義務，是與放棄工

作相關聯的。絕大多數天主教徒為了參加彌撒，他們

不得不在工作日提前完成他們的活計。傅汎濟清楚地

描述了這→情況，一般地說，中國人「是如此貧窮，

每天的收入又是如此之少，不讓他們工作就等於不讓

他們吃飯」。

有關的戒律可以公布，對一些受環境制約不可能

遵守這些戒律的人給予原諒，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

方面，在占壓倒多數的人由於條件所限不能遵守有關

法令而得到原諒的情況下，公布一項試圖具有普遍約

束力的法令，是不明智的做法。它只能導致這種法令

自身的尊嚴和效力普遍降低的結果。

在教會的當權者頒布這些訓戒和法令的時候，他

們還沒有遇到在中國的傳教士所面臨的這些情況。當

這些關於齋戒和禁欲的法令在歐洲公布的時候，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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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是沒有被考慮在內的。盲目地不顧當地條件地

在每一個新近開教的國家原樣照搬所有歐洲教會的規

則是錯誤的。與法令的文字比較，仁慈、博愛與理解

應該放在第一位。

然而固守「歐洲人主義」的人，傾向於將任何偏

離在歐洲應遵守的戒律的一切外在形式的做法，都看

作是對信仰的背叛。黎玉範 1645 年向羅馬傳信部就提

出了這樣的問題:

「應該迫使中國的天主教徒們，就像在新西班牙I

/ 和菲律賓華島上的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樣，服從教會的

: 新西班牙，擋在

此美洲的早期西班牙

蘊泛地 4 大約包括今
踐的美灣南部{德克

薩費1川等)和墨西哥

一帶。

全部戒律，守齋戒，至少一年一次的懺悔和領聖體

嗎? J 

這就是說:這種方式是我們在舊西班牙所見到的。

黎玉範在他給陽瑪諾的信中列舉的第二個罪責

是 r 神父們在為女性教徒施行洗禮的時候，沒有將

唾液弄進她們的耳朵裡，把鹽弄到她們嘴裡，也沒有

把油塗在她們的胸部和頭上。 J '通而耶穌會士主張在

中國對於女性教徒省略儀式中那些嚴格的規定。他們

一致認為這一變通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會因此而影響

聖事的有效性。傅汎濟說:

「在中國人中，暴露婦女的胸部，隨便接觸婦女

的頭部和嘴唇，是極端無禮和下流偎褻的事情。如果

說在任何地方傳教的神父們都需要謹慎地、小心翼翼

地對待他們的女性教徒的話，那麼這在中國理所當然

就更是非常必要的。」

只要對 17 世紀中國社會關於男女兩性的倫理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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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最初步、最基本的認識的人，就會認同傅汎濟

的這一觀點。

從一開始起，服務於中國婦女的精神需求，就是

神父們遇到的棘手和麻煩的問題。在中國，除了家庭

最親密的成員之外，禁止異性之間的任何接觸。為了

不引起懷疑，甚至連與她們談話都很困難，利瑪竇和

龍華民就曾被誣告過有通姦行為。在後來的日子裡，

「隨心所欲 J 的湯若望遠離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使

那些充滿敵意的流言輩語得以大肆渲染。甚至有一段

時期，有很多耶穌會士也傾向於相信這些流言輩語。

但是這些流言壺語並沒有傷害湯若望的一根汗毛，因

為在中國，這種指責是沒有社會輿論基礎的。

因此，耶穌會士們在與婦女打交道的時候採取了

非常謹慎的態度。比如說，巴篤利描述道，在聽女性

教徒懺悔的時候，他們如何克服那些既深刻又頑固的

偏見，同時又在面對五花八門的講謗中保護自己呢?

在住宅的最大一間屋子的一頭，懸掛著一張大簾子，

聽懺悔的神父站在簾子的一側，懺悔者在另一側;

「而房子的主人，品德高尚的天主教徒孫元化 J C9l'

則站在屋子的另一頭，他什麼都可以看到，但是什麼

都聽不到。

有人可能會認為，既然是「品德高尚的天主教

徒 J '孫元化應該對他所了解的神父的正直品德抱有

信心，而實際上他的在場不是表明他本人對神父有所

猜忌，而是一種保護神父不受其他人不負責任的惡意

中傷的方法。只要家中的僕人對鄰居說，這些女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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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地與外國男人關在一間屋子裡，就足以使有傷風

化的流言壺語像草原上的烈火那樣熊熊燃燒，並四處

蔓延開來。而「嚴肅沉穩的房東主人 j 的在場，就在

源頭上防止了這種流言董語的產生和傳播。

黎玉範指責的男一理由是 I 當他們被學者們或

其他人詢問一些重要問題的時候，如孔子是否被咒

罵，像中國遠古時代的聖人一一堯和舜那樣的一夫多

妻是否合法，以及一些類似的問題，當涉及這些問題

的時候，耶穌會神父們的回答往往是模韓兩可的，因

為他們深切地了解，中國人會被因貶損他們的先師、

聖人和他們國家的法律的回答而竄到受傷害。從此，

傳播福音的神父就將被趕走。 J N 
L 傅汎濟堅決否認耶穌會士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回

答是模稜兩可的，但是他坦率地承認，耶穌會士們對

於孔子的靈魂在何處的問題不會給予明確的答覆。當

他們被問及一個直率的問題時，他們以陳述有關被主

拯救所需要的條件來回答 I 所有信仰天主，愛祂勝

於愛一切的人，以及那些有著這樣的信仰和愛心的已

經去世了的人，都將得到拯救。如果孔子是信仰天主

和熱愛天主勝於一切的人，也是帶著這樣的信仰和愛

心走完人生的，那麼毫無疑問，他將得到拯救。」

根據羅馬天主教神學的觀點，這種回答無可挑

剔。即使經過冥思苦想，也沒有一個神學家能夠給傅

汎濟一個通行的解釋，能夠回答這一有關孔子獲得拯

救的問題，或者其他任何問題。無論是何人，只能用

這樣假設的方法。沒有人能說清楚孔子是否在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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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曾經讚美過儒家倫理道德體系很多優點的耶穌會

士們，抱有一個祕而不宣的希望，即孔子沒有在地獄

裡。了解到他們用玄妙的天主之愛靈活地遷就當地人

的傳統心理，而又沒有使自己的教義遭到異教的污

染，這的確是不錯的。

至於有關一夫一妻制的問題，傅汎濟在陳述中申

明，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對耶穌會士在這個問題上

的所謂「模稜兩可」的指責。「在我們神聖的宗教

裡，沒有比這一點讓異教徒更熟悉的了，這就是:根

據天主的法律，不允許多妻制，甚至對皇帝也是一

樣。 J @在他報告中的這些篇幅裡，列舉了充分的證

據，顯示出天主教的這一立場是表述得非常清楚和無

懈可擊的。傳教士們一而再地將這一問題(即一夫多

妻的問題)作為他們在中國吸收新教徒的主要障礙而

提出。即使耶穌會士們對那些面臨一夫一妻制的嚴格

要求而處於兩難選擇的智慧且有思想的中國人懷有深

深的同情心，但是他們仍然拒絕作任何的妥協和折衷。

堯和舜是不同的問題。這兩個中國古代神話中黃

金時代的英雄，如果他們在幾千年以前真的存在過的

話，此時業已不存在了。耶穌會士們覺得沒有強制評

價他們的必要。他們的任務是閻明天主教關於一夫一

妻制婚姻的原則，同時拒絕接受任何不顧意遵循這一

原則的人進入教會。如果他們被問及堯和舜都擁有多

位妻子是否應該受到責難的時候，他們都避免做出判

斷。

這因此而使他們的批評者們大為不滿。這些批評



134/巨人的代(下)

者們要求耶穌會士們追根尋源地詛咒堯和舜，要求他

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堯和舜。因為耶穌會士對傳說中的

古代帝王的婚姻安排不凰興趣，於是就被誣告為對自

己的信條持「模稜兩可 J 的態度。應該說，這種指責

不僅僅是基於錯誤的邏輯，而且在神學理論上也存在

問題。很多神學家所認可的、在古代原始社會中一夫

多妻的豁免權，不僅是對部落首長和以色列人的，也

應該是對所有其他人的@。

毋庸置疑，在第一份控告中最為嚴重的指責是，

耶穌會士們壓制了耶穌受難的教義的傳播。這一對耶

穌會士們的指控就像歷史常識那樣，被人們廣泛地接

受了。甚至像哲爾德﹒班納( Gerald Brenan) 那樣的

嚴肅的作者，在論述一些理論家對歷史的歪曲時，為

了對比的目的就偶然地提到 r 這些 17 世紀的耶穌會

傳教士們的功績，就在於對中國人皈依天主教方面做

得不錯，但是他們沒有講述耶穌受難的故事。 J @ 

那些托僻僧們自己並沒有明確地表明他們對耶穌

會士的指責。他們的證據是從耶穌會士們實行的神祕

的戒律中推測出來的，並且在他們的信件和報告中含

蓄地暗示了對耶穌會士的批評。像可以預期的那樣，

這些推湖不久就在菲律賓和歐洲當成事實而被接受了。

耶穌會士們在 1637 年以前，即在他們受到排謗和

中傷時期出版的著作，應該說就是一個簡單驗證。那

個時期，幾乎是任何一位耶穌會士出版的任何中文著

作，都談及了一些耶穌受難的故事@。僅有少數例外，

或者因為他只寫了一點點中文的東西;或者像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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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他在僅有的兩篇短文中遺漏了這一內容;或者像

熊三拔和鄧玉函，他們寫的全部都是科學題材的著作。

艾儒略的著作特別重要，因為當這些著作在福建

出版的很短的一個時期之前，或者說恰恰就在那個時

候，托揖僧們正在馬尼拉報告他們令人震驚的發現。

在 1635 年，艾儒略出版了他的(天主降生出象經解〉

(用圖片對耶穌生活作神聖的解說)。在五十幅插圖

中，生動地表現出了耶穌在花園中經歷的極大痛苦，

在柱子上遭受的鞭答、戴著荊棘做的頭飾和在十字架

上受到的種種磨難@。在 1635 年到 1637 年之悶，在福

州、卜艾儒略出版了第一版的八卷本(天主降生實錄> • 

從這本書中，就可以看出艾儒略是如何以其樸實無華

和簡明扼要的文風描述耶穌受難的。

「耶穌在肩膀上扛著十字架向山上走去。士兵先

是給他用苦艾調成的酒讓他喝。耶穌嚐了嚐，但是沒

有喝，接著他沾滿汗水和血跡的衣服被剝光，身體被

按在了十字架上，雙手被分開釘在十字架的橫梁上，

而下身，他的兩隻腳被一起釘在那垂直的柱子上。然

後十字架被抬起來豎立在地上挖好的坑裡(這種懲罰

被看作是最為殘酷和最令人同情，因此也是用來懲罰

最底層的犯人的)。兩個卑劣、邪惡的強盜被釘在耶

穌的左右兩邊。耶穌與這兩個邪惡的強盜遭受同樣的

苦難。彼拉多 (Pilate) 命令將一塊木板固定在十字架

的上方，用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書寫這樣的內

容:耶穌，納臣肋人，猶太人的君王。猶太人看到這

個牌子，把這當作是國家的恥辱。人們請求將『猶太



136/2人的代 (τ)

魂是蹟笙釘被告表耳"-1

此圖為艾儒略《天主降生出象經解》 書中的一幅。

人的君王』這幾個字去掉， 但是彼拉多就像沒聽見一

樣，說:我寫下了什麼 ?我就是寫了 ...... J @ 

如果還要更進一步地證實，可以在多年致力於搞

垮湯若望和禁止天主教的楊光先的詳謗和攻擊中尋找

得到。他出版的那本反天主教的書表示他完全熟悉有

關耶穌受難的故事。他的 (不得已集)引人注目地用

插圖表現了救世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不日被吊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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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盜賊之間的情形o:v。

1653 年 l 月 3 日，利安當，這個在中國最有經驗

的聖方濟會的傳教士，曾經寫道 r 我在北京度過了

復活節前的一週，湯若望神父以極大的熱情舉辦了慶

祝活動，在教堂的回廊裡排放著成行的棕楣枝。在教

堂裡懸掛了六幅表現耶穌受難的圖畫。在耶穌受難日

的早晨，在掛有一幅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折磨的圖畫的

主祭壇上，湯神父言詞精闢地布道。他淚流滿面，有

時竟日更咽得說不出話來。 J 1$. 

由此觀之，有這曆鐵證如山的事實作證明，因此

潘國光 (Francesco Brancato) I 說，關於攻擊耶穌會士

不曾宣傳耶穌受難之事是一個「謊言 J .是不值得奇

怪的@。同時，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II就耶穌會士

受到在菲律賓的和從菲律賓來的托揖僧的成員詐謗和

中傷，並將謠言擴散到海外一事，向羅馬教廷理直氣

壯地抗議，也是不值得奇怪的了。這封信怎麼能造出

這麼大的謠言?劉迪我 (Jacques Le Favre) III 在 1657

年 9 月 8 日的一封信中對耶穌會法國省的代理人認真

地解釋道:

「我不能不向尊敬的您表達我的鷺訝，在歐洲傳

播著一些人撰寫的報導，說我們在中國的神父們竟然

不敢宣講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手舉著十字

架到公闋的場合，將只會使異教徒輕視我們的宗教，

這是事實。但是，當他們接受了我們所做的有關天主

教教義及其他奧祕的指導之後，激起他們對天主的無限

激情，再宣講耶穌受難的故事就沒有任何問題了。 J @ 

I 潘國光( 16iJ7-
1611) -義大利籍耶
穌會士， 1637 年來

攀。
E 衛Iî I!!I (1614-
Hí6竹、義大科籍耶
穌會士少 1631 年來

幕。

盟 劉益逼我(1610-

167& )τ 法獨籍耶穌

會士﹒ 1656年來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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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來自馬尼拉的人來說，宣傳福音只有一種

方法，即在公共場合手擎著耶穌受難的十字架。大概

他們在菲律賓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在福建傳布福音，

也是這樣做的。他們狹義地解釋聖保祿所大聲宣布的

那句話的涵義，即 I 我傳耶穌基督的道和他在十字

架上的蒙難。」他們認為這是傳布福音唯一合法的方

式。他們忘記了，聖保祿自己在傳布福音時，也不總

是以耶穌受難作為開端的。在他與雅典最高法院與希

臘哲學家的一次著名的辯論中，開始時也就像耶穌會

士在中國初始階段一樣，從一個局部的、沒有得到普

遍承認的命題出發，經過一個自然的推理過程，而引

導希臘人去認識整個真理。在聖保祿著名的警句中，

他清晰地闡明了一個有關神學的原理，但他沒有詳細

地解釋方法論。

耶穌會士們沒有廣泛的在公共場合裡展示耶穌受

難的生動圖畫。(十分重要的是，有關耶穌受難情景

的圖畫從未在古代墓葬中被發現過。天主教教會成立

是在耶穌誕生的數百年之後，但是關於他受難的情

景，除了它的象徵形式之外，沒有任何實物可以證

明。)

傅汎濟對這種克制的傳教方式講述了他的理由，

「不要將神聖的事情放在從屬的地位」。當太監馬堂

猛然間看到利瑪竇攜帶在身邊的十字架上耶穌苦像的

時候大叫大嚷的情景，還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中

國人不將天主教拯救人類的象徵物，輕鬆地看作是等

同於道教咒符一樣的東西。在對天主教教義無知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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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裡廣泛地展示耶穌苦像，將會導致人們的嘲笑，這

也是危險的。方濟會土艾文德說，他從未發現異教徒

憎惡十字架@.那時他在中國只待了十三個月，而且

僅僅是住在福建一個稱作頂頭的村莊裡。而耶穌會士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在中國一直提心吊膽地過

日子，而且和明帝國所有省份各個階層的人士打交

道。到底是耶穌會士的做法正確，還是方濟會士正

確，只要翻一翻楊光先寫的反天主教的小冊子一一

(不得已集> .便可輕易地做出判斷。

對這些充分的證據視而不見一一他們一定知道艾

儒略的書一一那些托揖僧們被派往馬尼拉，做了富於

戲劇化的解釋和說明，這引導讀者超出他們所說的，

自己去做更多的聯想與猜測。典型的事件就是，在福

州的以黎玉範為一方，而以傅汎濟和盧納爵為另一方

的一次偶然會面時，方濟會士艾文德對他與盧納爵談

話的描述。這是利安當攜帶到馬尼拉的，被稱為〈消

息〉的、並經他宣誓過的證詞的一部分。通過閱讀

它，有人再次助長了這種傳言的產生。

盧納爵勸告黎玉範不要在他面朝大街的房屋門口

展示十字架。方濟會士艾文德用戲劇化的語調，描寫

他對這一忠告的反映 I 我靠在窗戶旁站著聽，他的

這些話也是對我說的，只有天主知道當我聽到他的這

些話時多麼的難過啊!這些話完全站不住腳。 J @就

這樣，耶穌會士超過半個世紀的集體經驗，被這些到

中國僅有一年的新來的傳教士給一筆抹煞了。

以同樣的形式，他繼續報告說，在他們會面的那



140/巨人的代(下)

間房子的樓上，他見到了唯一的一個耶穌受難苦像。

馬尼拉的神父們讀到了這個報告，他們很可能不了解

「樓上」無疑就是第二層樓。在那時，很多天主教的

傳教士往往在自己住所中專闢一間房于，建立一個白

用的小禮拜堂。他們可能誤認為，這就是耶穌會士們

將苦像隱藏在樓頂陰暗角落裡的證據。

這就是所謂著名的「耶穌會士隱瞞耶穌受難苦

像」的全部故事。但這還不是這傳言本身的全部故

事，這一傳言仍繼續蔓延著，就像大多數幽靈那樣，

是不會輕易消失的。

@傅汎濟 1636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件來存在ARSI， Jap-Sin , 161 , 

I1, 164-165 頁。它還發表在 'nformatio de praxi missionari

orum Sinensium Societatis Jesu, circa ritus Sinenses, data in 

China, jam ab annis 1636 et 1640 a P. Francisco Furtado antiquo 

missionario, et vice-proinciaJi Sinensi ejusdem Societati (巴黎

1700 年版) , 10-11 頁。以下慣于再 Informatio antiquissma 0 

給黎玉範 1639 年 6 月 3 日的回信也發表在同一本書上。此

件也可參考Responsio 一書。給教宗/五朋八世的報告呆存

在 ARSI， Jap-Sin , 123 ， 69-74 頁。

(哥此件寫於他在白本監獄的牢房中可當時他在獄中正準備殉

難。 Carolo Spinolt 在 1620 年 2 月 26 日的一封信中也提出

了同樣的建議。見ARSI， Jap-Sin , 36, 205-207 頁。

@參見前引 Maas 之書， 123 頁。

@見 Responsio，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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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Informatio antiquissma, 11 頁。

@ ARSI, FG C Fondo Gesuitico) regist. 1， 2-3 頁。

@關於范禮安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參見耶穌會士 JosefFranz

Schutte 撰寫的協l學nanos Missionsgrundsätze 斑r Japan (羅

馬 19日 -1958 年版) ， 1 ， 374， 376 頁 II, 294, 296 , 314, 319, 

389 ， 394 頁。

@ Responsio, 3 頁。

@參見前引 Bartoli 之書‘ IV， 89 頁。

@ Responsio, 34 頁。

@同上書， 39 頁。

@耶穌會士 Bemard J. Ott閉著 Institutiones dogmaticae in usum 

scholar，肌265 (芝哥 1925 年灰/九 VI， 397 頁 c

@l Gerald Brenan 撰寫的 The Spanish Labyrinth (起約 1943 年

版) . 326 頁。

@參見前面所引費賴之之書. 17 、 18 、 19 、 21 、 26 、 31 、

39 、 54 。

@參見 ARSI， Jap-Sin , 161 , 1, 188 頁的副本。

@譯文來自耶穌會士檔案，見ARSI， J旬-Sin ， 1, 73-80 頁。正文

引自第七卷第二十章，的v/16r 頁。這一著作的副本以《天

主降生言行實錄》為題在 Smithsonian deposit 國會圖書館，

此處正文引自第七卷 53 頁。以這一標題它還出現在耶穌

會檔案的副本中。費賴之在他的書中對這一著作做了描述。

見前面所引費賴之之書 1, 131 頁。

@ <<不得已》第七卷. 33-34 頁。見ARSI， Jap-Sin , 89, 1-2 頁。

ilID Sin Fran II, 417 頁。

@耶穌會士潘國光著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acta seu re. 

tponsio apologetica ad R. P. Dominicum Navarrete Ordinis Prae

dicatorum (巴黎 1700 年版) , 11, 186 頁。潘國光當 1669 年

被拘留在廣州的時候寫了這本小冊子。在原始的手稿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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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日期是 1669 年 9 月 5 日。這份手稿在羅馬的國家圖書

館開 Folzdo Gesuitico 1250, fasc. 5 。

海 Leftre du R. F. Jacques Le Faure de 1a Compagníe de Jésus au 

P. Procureur de 1a provínce de France, et des Míssíonsd' Oríentde 

1a mesme Compagníe . sur son a.的吋e ã 1a Chine, et l'estat pre

sent de ce royaume ( 巴黎 1662 年版) .35-36 頁。

@ Informatío antíquíssma. 轉引自前面所可1M細S 之書， 130 

頁。

@同上書， 46-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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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問題

耶穌會士們如果自己沒有經歷過意見分歧，那麼

對他們在中國遇到的棘手問題也不會有明確的答案。

在菲律賓來的傳教士出現之前的二十多年中，這些傳

教士一直在進行著有關如何用中文表達天主教概念的

某些主要術語的辯論。僅僅是這一辯論的歷史概述，

就足以看出他們並不是輕率地、或者說未經深思熟慮

地對待這些問題的t工。

利瑪竇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尋找恰當的

中文詞彙來表達天主教思想涵義。很明顯，想立即就

尋找到能夠表達天主教教義的中文辭彙，是極其困難

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舉例說，當「神的恩典」這一

在中國人的頭腦中純粹是外來和陌生的概念時，又怎

麼能夠期望找到一個中文辭彙來表達 Grace 這個詞在

羅馬天主教神學中準確的涵義呢?

這一麻煩在早期天主教進入「希臘一一羅馬世

界」時，也同樣碰到過。雖然不是與早期教會的做法

完完全全的一樣，利瑪竇在全面解決它時用了類似的

方法。他搜尋一個接近天主教思想的中文辭彙，然後

經過一個解釋和說明的過程，賦予它們正確的符合天

主教概念的新涵義。

相比之下，為什麼將這種解決辦法應用於 16 世紀

的中國的時候，比應用於西元 1 世紀的羅馬帝國似乎

更為困難，而且不那麼有效呢?要理解這一點並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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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傳教士們唯一的辦法是將一些不規範的中文字羅

列在一起，而這些羅列的詞語在中文中是沒有意義

的。 ke-Ia-ch凹，如此的發音，即拉丁文中的 Gratia (意

同英語的 Grace) 一詞的發音，在中國人的耳朵裡只

不過是一串奇怪的音節。正如使末開化的人們理解

Grace 等天主教觀念，需要持之以恆的教育一樣，在

諸如「天恩 J (上天的恩寵)或者可申恩 J (神的恩

寵)等一些真正的中文表達方式裡，注入天主教的涵

義，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爭論是圍繞著利瑪竇選擇的一些辭彙展開的，他

將 God 譯成「上帝 j 或「天主 J 'Angel 譯成「天

神 J 'Soul譯成「靈魂 J 。在 1600 年澳門舉行的會議

以後，范禮安認可了利瑪竇關於這些術語的建議。最

先對這些辭彙表示疑慮的是在日本的耶穌會土，他們

在與中國的耶穌會士交流時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當薩

威在日本宣道時，最早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不

確切地選擇了日語辭彙DaiNiChi (譯者注:譯成中文

為「大日如來 J )來表達GOD 。這個日語辭彙在日本

佛教中是有著確定的重要涵義的，薩威得知此事後十

分震驚。他在一次由他主持的號召日本人崇敬 Dai Ni 

Chi 的儀式上，了解到佛教的神與天主教的 GOD 是非

常不同的。於是，他立即禁止繼續再用這一辭彙@。

這種早期的經歷使得在日本的耶穌會士在使用日

語辭彙表達天主教教義時非常謹慎小心。之後的五十

年裡，他們辯論如何用日文表達天主教的概念。結果

是，主張將天主教教義中所必須的有關信念的葡萄牙



語和拉丁文辭彙用日文注音的方式來表達的人勝利了。

語義上模稜兩可的危險，在日本要比在中國大得

多。在日本，佛教思想已經具有了確定的表達法，那

些專用詞語有了固定的、不容混淆的涵義。然而，在

中國經典著作中一些辭彙則使用得比較自由，在明顯

地談及精神世界的時候，並沒有試圖確定它們精確的

涵義。在敘述有關「天王」的地方，中文使用的是莊

嚴的但是並不精確的辭彙。上帝(上天的統治者)是

指「神」這一個人，還是僅僅指一種力量，還是一個

人格化的祖先? r 天」是指物質的天空，還是表示天

地之主的神?中國人從來沒有為此而絞盡腦汁地考慮

過。當這一問題擺在他們面前時，他們像那些外國傳

教士一樣，嵐到要表達教義的觀點，找到恰當的詞彙

來反映心聲，是這樣的困難。原因是清楚的，一般地

說，中圈人在這一問題上還沒有固定的成熟見解。宗

教思想對他們來說，始終是以人為中心的，講求實際

勝於對神的崇敬和純理論的思辨。

這一事實，使得尋找確定的表達法和賦予那些辭

彙符合天主教教義的定義變得容易了。中國人在純思

辨的神學上不戚興趣，也導致了以中文表達天主教教

義的術語比較缺乏。

在日本的耶穌會士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在中國

和在日本是不同的。因此，當利瑪竇的中文著作被介

紹到日本的時候，他們就被上述那些詞語深深地困擾

了。他們向澳門的耶穌會士傾訴了自己的疑慮，並通

過在澳鬥的耶穌會士轉告了在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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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兄弟。

在龍華民那裡，日本的耶穌會士找到了贊同他們

觀點的熱情激進的擁護者。從 1597 年龍華民到達中國

時，他就對那些表達方式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不久利

瑪竇去世，他擔任了耶穌會中國教區會長。他力勸當

時的耶穌會日本、中國巡察使巴範濟神父重新審查和

檢驗上述有關的全部問題。他們徵求了徐光歐、楊廷

筠、李之藻以及其他中國學者的觀點。徐光廠等聯名

表示了書面意見，同意利瑪竇的見解。結果，雖然巴

範濟這位在日本度過他的傳教生涯的耶穌會士，在個

人觀點上傾向於龍華民的意見，但是他還是將此問題

擱置起來，暫不作決定。

龍華民繼續堅持他的觀點。熊三拔也站在他這一

邊。 1615 年方濟﹒維爾拉繼巴范濟之後任日本、中國

巡察使。一位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卡米洛﹒迪科斯坦佐

(Camillo di Costanzo )向新任巡察使提交了一份攻擊

那些具爭議性辭彙的論文，對此提出了挑戰。巡察使

對卡米洛﹒迪科斯坦佐的意見表示支持，但是他知道

龐迪我和王豐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要求龐迪我二人

寫一份陳述自己意見的文字。他們寫了，在文中捍衛

了利瑪貴的做法。

1617 年龍華民向巡察使維爾拉介紹了一本有關這

個問題的小冊子。之後的幾年裡，因 1617 年的禁教令

而被驅逐到澳門的熊三拔發表了一篇短文和一篇正式

的論文，支持龍華民的觀點。 1621 年駱入祿(Jerónimo

Rodrigues) 1接替維爾拉繼任日本、中國巡察使。他召



集在澳鬥的傳教士開會討論這一問題。會上，大多數

人支持利瑪竇的觀點。駱入祿發布了一個指示，批准

了這一意見。

但是龍華民不是一個輕易放棄自己觀點的人。他

力主對澳門會議的決議進行檢討， 1623 年他寫了另一

篇文章陳述他的申訴憑。空年，他針對王豐肅於 1616

年 10 月 8 日寫給巡察使的一封長信，寫了一本分析批

判利瑪竇〈天王實義)的小冊子。 1627 年葡萄牙傳教

士費樂德撰寫一篇文章支持利瑪竇採用的那些術語，

而一位比利時傳教士史惟貞則寫文章，轉變立場而支

持了龍華民。

傳教士們的分歧是那麼大，導致他們決定為此召

開另一次會議。在 1628 年 5 月 14 日一封寫給總會長

維利契的信中， 1627 年至 1628 年擔任巡察便的葡萄牙

神父班安德說，這一決定是在他上任之前做出的，儘

管「它有不妥之風，但是他裁定還是維持原狀傲骨。

在 1627 年 12 月的最後一天，九名耶穌會士聚集

在嘉定。耶穌會的副省，陽瑪諾神父主持了會議。龍

華民、王豐肅、金尼閣肯定出席了，李瑪諾、畢方

濟、郭居靜、曾德昭可能參加了。會議就十一點議程

取得了一致意見。每日數小時的討論都相當熱烈。與

會者對與不太隆重的祭孔和祭祖相關聯的問題沒有什

麼分歧。他們在一些實際性的問題上取得了一致，耶

穌會迄今為止的政策得到了認可。主要的爭論圍繞在

名詞術語上，由於龍華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在

這方面不可能達成協定。會議一直開到 1 月底，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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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魏特喜湯

奢望傳》第l:t9 頁
載‘都革I:a r 

d 

D竄j器之音譯」。

天做皇帝在前一年 9 月初駕崩的消息傳來，會議便匆

匆地中斷了。在這個特殊的情況下，這麼多外國人聚

集在一處，被認為是十分危險的@。

固執己見的龍華民沒有放棄他的觀點。 1633 年，

他寫了另一篇文稿來抨擊「上帝」這個名詞的使用。

葡萄牙神父費奇觀對他作了回應。龍華民決定對此做

一個定論，而迅速地寫了一本篇幅很長的小冊子。在

該書中，他比以前走得更遠，他乾脆抵制使用「上

帝」和「天主」這兩個中文辭彙，而主張將拉了文

DEUS音譯成中文來代替I 。但是他做出的定論沒有被

接受，艾儒略和曾德昭對此撰寫了批評的文章。文章

指出， r 天主」這個辭彙，最終贏得了獨一無二的地

位，同時中國廣大的天主教教徒從此一直使用它。它

並沒有對「天主」的正統性和明確概念造成任何傷害。

上述有關禮儀問題的綜述，儘管是簡要的，但卻

為耶穌會士負責任的態度提供了足夠豐富的證據。面

對複雜困難的問題，他們對傳教政策達成了共識。還

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尖銳的觀點分歧和激烈的辯論儘

管存在，但並沒有在天主教團體中產生影響而造成分

裂。耶穌會士們仍然主導著信奉天主教的學者們的信

心，論戰沒有在公開的場合進行。天主教團體仍然是

平靜的，而且保持著團結。在耶穌會士內部，意見的

分歧也沒有導致分裂。這只是頭腦的衝突，而不是心

靈的衝突。因此，巡察使班安德神父容忍了這一事

實。在嘉定會議之後，他走訪了中國的每一個傳教

點。他概要地記述如下:



「事實是，我發現他們在心靈和友情上並沒有產

生裂痕......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理論的判斷上，

他們有著相反的觀點。儘管意見的分歧與爭論是那樣

廣泛，而且又持續了那樣長的時間，然而並沒有造成

情緒上的仇恨，也沒有顯示出絲毫的惡意，更沒有造

成他們之問的分裂和危害到傳教事業。這是我對他們

懷有深深敬意的原因。」直

在這一章節中，班安德神父提到，這場論戰是一

種「理性的論戰」。真正的問題似乎是圍繞著如何做

出謹慎的判斷而展開的。應該辯論的問題是這樣的:

「不管『上帝』、冒天主』、『天神』、『靈魂』這

些辭彙的原始涵義是怎樣的，我們能不能堅信經過我

們的努力，依照天主教教義的要求反覆地解釋和說

明，進而將福音的真正涵義注入到這些辭彙中?我們

不能這樣對中國人說嗎? 11'無論你們的祖先是怎樣理

解，也無論你們當代的很多人是怎樣理解「上帝」

(shang-ti) 這個辭彙的，天主教教友們認為， I 上

帝」就是永恆的、無限的、唯一的和全能的天與地的

創造者。.JI J 事實上，這就是以往的耶穌會傳教士們

所做的，而且儘管這樣做在日本可能造成了對教義的

曲解，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的教徒因此而對教

義中的 GOD 的本性產生了誤解。

不幸的是，這一辯論發生在純精神的領域，人們

思維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意見完全一致成為不可

能。爭論集中在努力認定這些辭彙在儒家學說中的原

本的涵義。即使今天的學者，當他們在同意當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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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的罣體基本上是正確的時候，在面對嘉定會議

所討論的問題前也是吞吞吐吐、猶豫不決岳。

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當關於中國禮儀的論事再

起的時候，究竟發生了什磨。在本質上是文字的實踐

問題轉變成了充滿不確定性的純理論的爭論。

為了理解禮儀問題，有必要弄懂儒家思想的某些

內容，儒家思想是整個中國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基礎。

儒家學說的中心議題是和諧，儒家世界是有序的宇

宙。這種秩序是以人為主體的活動，必須維持與自然

界的和諧關係、與其自身的和諧關係，以及與其同胞

的協調關係。如果將自然用天主 (GOD) 來代替，那

麼這一陳述就稱得上是一種對天主教道德哲學基本論

點的精確表述了。

儒家體系的主要弱點在於本質上的不可知論和單

純的形而上學理論，這就是孔子用自然代替神的原

因，可能也正是因此，那偉大的秩序、對稱與平和似

乎獲得了成功，自然成為首要的形而上現象。

將人穎的事件和決策帶入到上天莊嚴、神聖的運

行中，並力求與之協調一致，這就是人們關注的主要

問題。這也說明了中國天文學和制訂曆書的重要性，

上至國家，下至家庭，決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看一看

日曆。錯誤的計算將攪亂天地之間的平衡，也破壞了

自然與人的和諧。它也將不和諧與失調帶入了和諧有

序的儒家世界中，它使正在平穩運行的機器出軌。當

哈姆雷特將他生活中的災難歸咎於這樣一個事實，即

「時代出現了斷裂」的時候，他稱得上是一個儒學信



徒。

儒家思想主要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

是高於一切的。它就是儒家倫理所主張的主流社會特

1宜。這就是將它最深刻的烙印留在中國人腦中的儒家

社會形式。

社會由下列五種帶根本性的關係支配著:君主與

臣民，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兄長與弟弟，以及

朋友之間的關係。當這些互相矛盾的雙方都履行各白

的職責，遵守著綱常禮教時，社會就是和諧有序的。

而綱常禮教出現了疏漏，將會損害社會這個有機體，

摧毀宇宙萬物的和諧，而因此導致暴力代替了道德的

秩序。

在這五種關係中，最為重要並成為其他關係的範

例的，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支配這一關係的核心道

德規範是「孝 J '即子女對父母的孝道。以「孝」為

基本的道德規範'以及隨之而來的順從、尊敬和服侍

伺候，體現了中國社會結構的主幹。這一點比其他任

何因素都更強有力地維持了社會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僅僅記住這一點，就可以理解所謂的「中國禮

儀 j 。根據孔子賦予「孝」的這一重要的觀點，對以

下的事實就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了。就是從孔子思想

合乎邏輯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孝道 j 堅持子女

對於這一道德規範的實行，絕不能在雙親去世就終

止，他們必須繼續為父母履行應有的禮儀，就像父母

仍然活著一樣。同樣邏輯也可以推論出，此項責任和

義務將擴展、延伸到所有該家族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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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原譯出自《論
吉吾 先進)} : r 未知

生，焉知死。」

這並不意昧著孔子持有超自然的甚至宗教的主

張，比如死後復生的觀點等。而西方人則自然地傾向

於做這樣的推斷一一除非被敬禮的對象依然活著，舍

此，這種禮儀就是無意義的。但是必須承認，在這方

面孔子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孔子僅僅在他回答弟子的

詢問時，提及死後的事情1: r 你對人活著時的事情知

道得這樣少，為什麼還要問我死後的事情? J @他既

不肯定，又沒有立即否定。沒有跡象表明他注意過這

個問題。他所關心和注重的，和他在全部的教育實踐

中所涉及的，僅僅是有關人生前的事情。毫無疑問，

因此，他主張子女履行孝順父母的責任直到父母去世

以後，那塊代表父母養育之恩的牌位象徵著他們還活

著。其目的是培育現世人生的美德 c

關於這一點他十分清楚。為了使行「孝」的美德

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孔子成功地將活人對死者盡

孝道這一概念賦予了超凡的重要性 2 不這樣強調，孝

道就會被淡忘。

對於活著的父母，孝道可以以實實在在服務(即

生活上的伺候)的方式來實行。而對於死者，孝道只

能以一種紀念的、象徵性的形式表達長久盡孝的願

望。這是祭奠祖先的禮儀的意義和功能。與向活著的

長輩行鞠躬禮一樣，在中國有向祖宗牌位，即在祭祖

臺上寫有祖先姓名的木製牌位前面鞠躬的禮節。向這

些牌位行禮就是對祖先尊重和敬仰的直接表示。在規

定祭祖的日于裡'將奉獻給祖先的特製食品，擺在代

表他們的牌位之前。祭品E之後，這些食品在家族的宴



會上被吃掉。這就是祭祖的禮儀。

在對孔子的敬仰上，祭孔的禮儀與祭祖沒有什麼

本質的不同。所不同的是，僅僅文入學者階層須履行

祭孔的儀式，而所有的中國人都必須參加祭祖的儀

式。在中國祭孔的禮儀出現的時間要晚於祭祖的禮

儀。這是很自然的，他們祭莫孔子的儀式是對祭祖儀

式的模仿。

祭孔的禮儀有兩種。考中秀才的文人履行比較簡

單的一種，儀式在孔廟裡舉行，在主考宮的帶領下，

考中秀才的人向孔聖人的牌位鞠躬。另外，每逢月缺

日(初一)和月圓日(十五) .官員們和學者們也在

黨香中向孔子牌位履行類似的禮儀。比較莊嚴、隆重

的儀式則在每年固定的日子裡舉行，這種儀式從外表

看，與宗教儀式相近:供奉宰殺的動物犧牲品、酒和

絲網製品，隨後舉行盛大的宴會。

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對這些禮儀一定會!竄到困

惑。在參加祭孔的人的面孔上，似乎清楚地表現出一

種宗教的虔誠。特別是在上述那種隆重的禮儀中，這

的確是事實。在較小的範圍內，祭祖的禮儀也是這樣

的。最起碼意昧著一種特定的超自然的信仰。如果誰

從字面上確認祖先的牌位是表示一個符號，誰就不難

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祖先的靈魂被認為是寄居在那牌

位，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靈位」中。

利瑪竇起初就是這樣解釋這些禮儀的，但那是因

為當時利瑪竇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還不夠長，他沒有發

現事情並不總是這樣的，有很多理由足以懷疑這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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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禮儀的解釋的正確性。在中國人生活中，繁文耨節

的儀式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些禮儀包含著特定的

倫理道德觀念，即強調有序與和諧的觀念。那些會被

西方人立即就認為是迷信和宗教崇拜的儀式行為，對

中國人來說不過是「孝道」這一道德倫理的表現形式

罷了。但是，西方人卻不以為然 c 事實上，許多相同

的行為被普遍地當作儀式的一部分，當對死者實行這

些禮儀行為峙，就將它做宗教的解釋不是一種明智的

做法。尤其是在黑香這件事上反映得特別明顯，這一

習慣在中國人生活中是普遍使用的，並沒有宗教的涵

義。黑香是有教養的人在接待客人時的一種習慣，這

是在社交場合營造典雅、和諧氣氛的方式之一，是對

客人尊重和景仰的表達形式。中國人將薰香用於葬禮

之上，用在祖宗牌位前，用在孔廟哩，是否就是出於

此一原因?可是對西方人來說，黨香就意昧著一種宗

教儀式。這在中國人中也具有與西方同樣的涵義嗎?

另一個顯著的事例，是一種被稱作「叩頭 J (或

稱「磕頭 J )的表示敬意的禮節 c 施行這一禮節，人

必須跪下，把腰深深地彎下去，直到前額接觸到地

面。當從馬尼拉來的傳教士看到人們在剛死不久的人

的棺材前和在祖宗牌位前施行這種「叩頭 j 禮時，他

們立刻聲明這是一種宗教崇拜草。在歐洲人中間這麼

深度的禮節，只有在天地唯一的主面前才施行的。這

一禮節對中國人來說是否象徵著與歐洲人所解釋的同

樣的意義?實際上，與歐洲人的禮節相反， r 叩頭 j

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是廣泛應用的禮節，並沒有宗教涵



義。其儀式是非常世俗的，在皇宮裡觀見皇帝時，人

們需要向聖位叩頭多達九次 。 叩頭的禮節也應用在街

門的訴訟程序中，人們須向主要官員叩頭，子女須給

自己的父母和岳父母(或公婆)叩頭。這一禮節除了

表示尊敬、服從之外，沒有其他更多的涵義。

t , 

在祖先牌位前的叩首、焚香 。 中國人的祭祖是否只是表達對

祖先的崇敬和追思?

其他有關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禮儀問題，是源於孔

子自身的不可知論和宋代新儒學樸素的唯物主義。以

孔子的眼光看這些禮儀似乎是不可能具有宗教崇拜意

義的。同樣，宋代的新儒學派人士，他們否認有任何

人類(包括孔于)的靈魂存在，但與此同時，他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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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忠實地、始終如一地遵守有關祭莫祖先和祭奠孔聖

人的禮儀。

這些因素促使利瑪竇修正他原來的觀點。他在面

對觀點不確定的問題時，通常是採取有別於教條主義

的態度。他相信祭孔的儀式並非屬於迷信活動，至於

祭祖的禮儀，他最終判斷可以保留。經過一段長時間

的研究，以及與他的中國朋友的討論，他得出這樣的

結論 I 所有的這些都與宗教信仰無關，或許也可以

這樣說，即不具備任何迷信色彩，儘管如果能將那些

祭品拿來救濟生計沒有著落的窮人就更好了，而這就

是基督徒的疑問。 J @ 

不論是利瑪竇，還是贊成他的觀點的傳教士都沒

有超越這一觀點。他們都承認這種被認定為「迷信活

動」的禮儀是一種「無害的教條」。他們聲稱，這種

禮儀本身並非迷信活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這種

可能性存在，他們就沒有權利要求有道德心、責任嵐

的中國教友放棄參與這種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起到如

此重要作用的活動，僅此而已。

正如劉迪我所指出的: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風俗習慣，和自己的判斷事

務的方法。不論是『仁愛 JJ '還是『謹慎』的美德，

都不允許我們將自己判斷事務的標準強加給別人;進

而在沒有完全徹底地弄清楚一件事情之前，就平白無

故地宣布它是罪惡的。 J @ 

利瑪竇將自己的觀點向范禮安做了彙報。范禮安

在 1603 年和 1605 年舉行的會議上與顧問神父們討論



了這些問題。會議最終認可了利瑪竇的主張，范禮安

為此簽署了一份用以指導傳教事業的文件@。這是一

份正式確定耶穌會如何應對中國禮儀的政策的文件，

文中規定了中國教友參與這些禮儀活動時可接受的限

度，指出這一限度就是教友必須保持自己的信仰，保

證不沾染迷信思想的污點。因為這一文件今天在任何

檔案機構都找不到了，它到底允許天主教徒們做什

麼，不允許做什麼，只有經由察看耶穌會士們的實際

政策來了解了。

耶穌會士不允許入教的學者參加在孔廟裡舉行的

隆重的祭耙儀式。在這一問題上，他們的態度是一致

的和無條件的，羅馬教廷最後決定的關於中國禮儀的

禁令，確認了這一事實。在傳教士們允許加入天主教

的學者在考中秀才後參加簡單的祭孔儀式之後，傅汎

濟神父加上一條，即不允許入教學者參加隆重的祭孔

典禮儀式， r 這是沒有考慮餘地的，因為那是帶有嚴

重迷信色彩的事情 J @。殷鐸澤 1668 年寫道，這是肯

定的， r 早在我們之前到達中國的神父們，不曾允許

天主教教徒(參加)到那種(隆重的)祭孔儀式中

......我們也永遠不允許(他們)這樣做」痕。

正如劉迪我所解釋的，這些儀式「幾乎全部」具

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崇拜」的外在形式。相信那些

無聊的迷信的人，也可能是帶有宗教思想的文人學

者，他們也會參加這些儀式。樸實的普通老百姓對儀

式的理解就是僅限於字面上的了。

很清楚，同樣的理由會增長起來，去反對那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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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清代中國天主教教徒的祖先牌位

一個清代早期的天主教教徒的祖宗牌位的複製品。這段原始

記載現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 。 在十字架上寫道 í 敬天地萬

物的真主及孝敬祖先、父母 。」 在一邊從上到下地寫著對天

主教教徒的態度的解釋 í 這是通過父母而接受到主的偉大

關愛。在父母去世後，無論受賞受罰，永不回家。」國此，

「孝子或愛孫設立這一牌位或畫像 ， 這並不表明我們將精神

的信仰寄於其中，僅僅是為了記住他們的恩惠。」



其他禮儀的容忍。但是，在其他禮儀的儀式中，表現

迷信的形式不像祭孔與祭祖這樣強烈。儘管認為這種

禮儀的迷信色彩是有害的，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

只要通過教育和指導，這些危害可以比較容易地得到

克服。這是一個權衡風險的問題，謹慎的判斷將優於

邏輯的推理。在某一個事件中，人們認為風險太大

了，以致不能忍受;而在其他事件中，人們又有自信

去戰勝這些危險。

耶穌會士們允許教徒們參加紀念家族祖先的隆重

但不包括焚燒紙錢的儀式，參加者還須拒絕接受任何

有關死者的靈魂將由祭祖的食物得到營養的觀念，還

不能在死者面前祈禱和請願。首要的原因在於這種特

別的儀式基於一種從佛教徒那裡起源的錯誤觀點。

除非使中圈的天主教徒遠離其社會固有的、根深

蒂固的習俗，否則天主教被污染的危險不可能完全地

排除。這也是耶穌會士們政策的一部分。傅汎濟神父

這樣說:

「要盡我們所能地使教徒們放棄這些習俗，但當

我們做不到這點時，就只好容忍它們。在聖思定的年

代，也有一些天主教徒在死者的墳上放些祭品，其儀

式也很誇張，與中國的儀式相似。思定當時是希波

(Hippo) 1 的地方行政官，後來成了聖瓦勒瑞恩( St. 

Valerian) 的繼承者。對這些活動，這位神學家僅僅責

怪那些相信死者的靈魂會去享用擺在那裡的供品的說

法。這種錯誤，正如我所說過的，在中國教徒中是找

不到的。聖思定在廢除這些禮儀和類似的一些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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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時，並不採取(誇張地說)疾風暴雨的方法。

相反，只能是慢慢地採取溫和的態度。 J @ 

耶穌會土還容忍了中國教徒保留祖先牌位的習

俗。牌位上寫著家族祖先的名字，擺放在屋子裡'周

間放著鮮花、蠟燭，燒著香，以表示對祖先的尊敬。

傅汎濟神父以譏諷的語氣拒不接受這樣的評論一一即

中國人相信他們祖先的靈魂寄居在這些木製的牌位

中，他說:

「不必說是天主教徒了，即使是中國的異教徒也

不相信，他們死後的靈魂像如此多的小蟲子寄居在這

塊木牌的小孔裡......他們樹立起此類寫著父親或祖父

名字的牌位之意圈，是建立一個固定的地方和能讓他

們表達戚情的象徵物。面對著這個木牌，就如同面對

著父、祖的畫像，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就像他們還活

著一樣。(他們的意圖)僅此而已。 J ~ 

中國人在葬禮上還有一些其他的位樸儀式。死者

的朋友身著白色的絲網喪服，來慰問死者的家屬。他

們進入陳放著死者棺木的大廳，施行叩頭四次的禮

節。死者的兒子們也要回敬同樣的禮節。當儀式結束

時，死者親屬們擁向棺材，再次行上述禮節。耶穌會

士們認為這僅僅是一種禮節，是對死者表達敬意的象

徵和對死者家屬的同情，並沒有其他更多的意思。他

們不僅允許教徒們遵從這一禮儀，甚至自己也這樣

傲。傅汎濟神父又斷然否定了以這些習俗是迷信和偶

像崇拜的說法:

「非常清楚，這僅僅是世俗的禮儀，是以期撫平



生者的痛苦和對死者表示哀悼的儀式。為此，我們的

神父允許他們這樣做，在有些場合神父們自己也這樣

做，以便我們順從人們的要求，盡可能地和他們建立

友好關係。 J @ 

上述這些就是耶穌會士對禮儀問題的一些實際的

做法。在他們中間關於天主教名詞術語的翻譯上存在

著那樣尖銳對立的觀點，但是在這些禮儀問題上，他

們卻沒有什麼分歧意見，這是很有趣的。范禮安將由

於這些原則而引發的諸多困難擱置起來，而集中精力

解決具體問題。當這些具體問題被一一解決後，關於

原則的認識也就達成了統一。納瓦瑞特 (Navarrete)

後來在文章中將龍華民說成是激烈反對中國禮儀的敵

人，但是他錯了。龍華民激烈反對的是在術語翻譯問

題上的主流意見，在關於禮儀問題上，龍華民是贊成

其他人的意見的。

在隨後發生的爭論中，耶穌會士採取的是這樣的

立場，即這些禮儀最初僅僅是一種世俗的儀式，而後

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沾染上了錯誤和迷信的信仰。耶

穌會士們試圖用相當深奧的孔子學說來證明他們的看

法。然後他們辯解說，這些信仰已經廣泛地被拋棄，

因此去除這些禮儀的迷信色彩和恢復它們最初的純潔

性，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用現代的術語說，即他們

所爭論的這些禮儀正處在一個非宗教化的過程之中。

在爭論中，耶穌會士們假定這些禮儀起源於孔

子。他們在孔子的那些著作中看到了關於禮儀的事

情。在那些著作中，這種禮儀實質上是充當了培養和

第十t章禮儀問題/161



162/巨人的代(下)

J. 1軍話也自也喜魯

諾述llíî)) t 述苦苦

不作吾爾好合。 J

教化人們「孝道」的角色，只攪雜了很少的、或者說

根本就沒有的迷信色彩。但是這種論點，無法滿意地

解釋在那些禮儀中存在著的濃厚迷信成分。如果這些

禮儀僅僅來源於非宗教的儀式，那麼為什麼卻被賦予

了如此濃重的宗教信仰色彩?

耶穌會士如果能夠掌握 20 世紀考古學方面的成

果，那麼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就會更有力和更令人

滿意。事實上，那些禮儀並非來源於孔子，而是起源

於遠在中國原始社會就有的泛靈信仰的迷信習俗。到

了孔子的時代，它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泛靈論

的影響。在那些已經存在的禮儀中，通常不再具有並

已經消失了宗教的精確性和重要性。然而這些伴隨著

漫長歷史傳統的禮儀，仍然被保留和遵守著。孔子只

不過是將它直接包容到自己的體系中。

孔子不是發明者。他將自己稱為「僅僅是傳播

者，而不是發明者，只是相信和熱愛先哲們 J I @i。他

的目的是保留和恢復過去的傳統，其中包括那些禮

儀。孔于根本不關心那些超自然的成分所暗示的是什

麼。由於這些禮儀能夠極佳地應用於培養人們「孝」

的美德，所以他就直接地將它們作為自己教學的一部

分。

因為這些外在的禮儀形式的存在，那些在它們起

源時就包含的內在帶有濃重象徵意義的迷信思想也從

未消失過，而且始終存在著。儘管後來它們在很大程

度上非宗教化了，但是迷信思想的影響在其廣度上和

各種表現形式上，幾乎是無限的。一些中國人，特別



是學者文人階層的大多數，他們遵守這些禮儀，是在

履行作為善良居民的義務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卻又

批判這種靈魂永存的觀念，這是不爭的事實。還有一

些人，恐怕是最大多數的人，他們在實行那些禮儀

時，並不關心這些問題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象徵著

什麼，或者代表著什麼。再有一些人在道行這些禮儀

時，嵐受到一種強烈的奇異預感，他們的信仰處於一

種模糊和不確定的狀態。最後，還有一部分人，他們

明確地贊成最初形成的那種禮儀所包含的信仰:相信

死者的精神能夠從供奉的食物中獲得營養，焚燒了的

紙錢能夠變成另一個世界的有用的金錢。耶穌會士並

沒有絲毫的想法認為中國人與迷信思想無關。相反

的，他們完全承認，在中國迷信思想是很普遍的，其

中主要屬於道家思想，但是唯一的問題是，這些禮儀

中相關的迷信思想到底程度有多少。

問題真正的癥結在於'這些禮儀的非宗教化過程

是否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這些禮儀就像一般的

世俗一樣，沒有透過其儀式的表面形式而暗示著沾染

了迷信色彩，而可以被天主教教徒所實行。由於爭論

者們一直關注的問題是儀式在其原始意義上的理論問

題，所以對上述問題的癥結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然

而，耶穌會士們，在他們在中國的 50 年經歷的基礎

上，堅信事實會給予一個肯定的答覆。沒有證據證明

天主教教徒們在事實上贊同了那些迷信思想。

其實，在早期的教會中也存在有與上述情況類似

的麻煩。在西元 303 年，埃爾維爾拉會議 (Counci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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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埃驚維投會議?

西班牙教會史上的一

次會議，通過了教會

法，規定了神獵人真
應i單純正的生活，規

定了對一些罪行于以
嚴篤處罰的辦法。

Elvira) 1 以寬容的態度處理了這個問題。這個會議將

這種理論付諸行動，允許天主教教徒履行一種被稱為

「弗拉明納特 J ( flaminat )的責任。弗拉明納特是一

個官職，和皇族教派有關係。按照埃爾維爾拉會議的

這種理論指導，正如在研究天主教的歷史遺產方面兩

位傑出專家所說的 í 這條將天主教與偶像崇拜分開

的線，可以導致偶像崇拜的非宗教化，進而改變這一

形勢。 J @) 

這就是耶穌會士在中國禮儀的爭論中所持有的主

要觀點。然而羅馬教廷最終決定反對這些觀點。後

來，在這十分關鍵的問題停止爭論很久之後，教廷又

回到了這一問題，在 1939 年 8 月頒布法令，允許中國

教徒參加中國政府宣布為僅僅是公民儀式而非宗教儀

式的祭孔儀式，也可以參加祭租， í 即在死者遺體前

或遺像前，甚至在只寫有死者姓名的牌位前表達公民

的(非宗教的)敬意的儀式 J Øl:。時代已經變化了。

1939 年，教廷終於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即非宗教的進

程已經到了如此程度，那些禮儀在不危及信仰純潔性

的情況下，是可以被容許的。

如果說沒有理由批評教會對信仰一致性問題的憂

慮的話，那麼有理由批評從菲律賓來的傳教士的做

法，因為是他們挑起的爭論。他們草率地、匆忙地就

那個問題做出結論，並且要求立即解決本不容易找到

答案的棘手問題。

因此，利安當，在中國的一個新手，在他所上的

第一次中文課上，他的老師試著解釋「祭」這個字。



利安當將它翻譯成「供奉 J '因為這個字常用在「祭

孔」和「祭祖」的儀式中。利安當立即得出結論說，

祭孔和祭祖都是迷信的活動@。但是這點是清楚的，

將「祭」翻譯成在神學意義上帶宗教色彩的「供奉」

是否正確，首先取決於那些儀式屬於哪一類型和它的

實際意義是什麼，而不是其他別的方法。

然後，出現了由兩份(消息> (Informaciones ) 

引起的事件，這兩份(消息〉把問題公開化了。這消

息的內容、證據和結論代表了四位傳教士的觀點，其

中的兩人是利安當和黎玉範，分別到中國兩年和一年

半;另外兩人是迪亞斯和艾文德，他們到中國僅僅十

三個月，和十一個中國人生活在傳入天主教不到十年

的某個省份的兩個或三個小村子裡。這四個傳教士花

了兩週時間來編輯整理第一個(消息> '用十八天整

理第二個。這是一份概括性意見的記錄。在他們整理

有關天主教術語翻譯問題的會議、討論和辯論的大事

年表的同時，添加了這些措辭激烈的意見。

黎玉範也表現出同樣的焦急情緒。他不願意在這

些問題被提交到羅馬之前，等候陽瑪諾對他在 1639 年

提出的十二個有關問題的回答。擁護他的人爭辯說，

耶穌會士對故意的延期是有責任的。一個簡單的大事

年表駁倒了這一論點。黎玉範把他的問題在 1639 年 6

月 3 日的一封信中提交給陽瑪諾，但是在這之前的 2

月 15 日，他已經將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寄往羅馬傳信部

了。

陽瑪諾於 6 月 4 日回答了黎玉範，告訴黎玉範'

第十士章禮儀問題/165



166/巨人的代(下)

他將把問題轉交給耶穌會副省會長傅汎濟神父。傅汎

濟神父將其轉交給極有能力解釋耶穌會政策的王豐

肅，由他給予答覆。王豐肅的答覆在六個月內返回

了，事實上，當時他在遙遠的山西省，認為他在故意

地拖延是荒謬的。

黎玉範於 1640 年的 4 月從澳門歐程前往馬尼拉。

馬尼拉的大主教和宿霧的主教基於 1637 年的(消息〉

所提供的情況，在寫給羅馬報告中譴責耶穌會士在禮

儀方面的做法。後來，聽到耶穌會的反駁，他們兩個

又寫信給羅馬，撤銷他們的指控。他們教會的上級決

定派黎玉範和利安當到羅馬去。他們於 1640 年 5 月起

程。到達澳門時，利安當決定留在那裡，而黎玉範則

繼續前往羅馬。

黎玉範向傳信部提出了有關對中國禮儀容忍程度

的一系列問題。他對禮儀問題的描述，顯示出事實上

爭論的所有的問題都是由他而引起的。有關習俗的看

法，被他誇張到了肯定要遭到羅馬教義部譴責的程

度。 1645 年 9 月 12 日的法令就是這樣做出的@。

在確認關於禮儀問題是被誤傳了之後，耶穌會士

們派出了一位在他們之中最有學問的人一一衛匡國去

表達他們的觀點。衛匡國曾經在 1641 年在臥亞遇到過

黎玉範。當時黎玉範途經這裡前往羅馬。衛匡國提交

給教廷教義部的是一份對中國人遵循的各種各樣禮儀

的簡明扼要的陳述。檔中省略了關於隆重的祭孔禮儀

一事，這是因為耶穌會士們也不允許天主教徒參加這

種儀式，所以就沒有將它包括在內。與這一文件一



起，他還提交了一份長長的摘要。在文中他引用了利

瑪竇和石方西、傅汎濟、陽瑪諾這些權威人士的意

見。當時在歐洲，通過金尼閣(天主教遠征中國史)

一書的介紹，利瑪竇已經遠近聞名了。衛匡國爭辯

說，黎玉範所描述的中國禮儀引發了誤解。他指出，

托揖僧們的結論基於有限的幾個小村子的經驗，是僅

僅接觸了一些文盲而輕率得出的。

衛匡國的辯護終於有了結果。 1656 年 3 月 23 日，

另一項法令頒布了。這項法令允許中國教徒在有耶穌

會士監督的條件下參加這些禮儀墓。當時不像有些人

聲稱的那樣，其實兩個法令並不存在矛盾。如果禮儀

問題真的像黎玉範所說的那樣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

衛匡國的描述是正確的，那麼它們是可以被允許的。

這就是事實上每一項法令所說的。

關於中國禮儀爭論的以後歷史就超出了本書討論

的範圍。直到這一爭論結束之前，它已經引起了幾任

教宗的注意。這包括伍朋八世、諾森十二世( Innocent 

XII) 、歷山七世(Alexander VII) 、克勉十一世 (Clem

ent XI)、諾森十三世 (Innocent XIII) 、本篤十三世

( Benedict XIII) ，克勉十二世(Clement XII )和本篤

十四世 (Benedict XIV )。中國禮儀問題曾幾次三番地

受到教廷傳信部和教義部的干預，並為此導致了教宗

使節兩次出使中國。 1704 年 11 月 20 日，由教廷教義

部頒布的法令禁止中國禮儀。 1715 年 3 月 19 日，克勉

十一世在名為(自登基之日始〉的諭旨中，再一次禁

止教徒參加比較隆重的禮儀儀式。 1742 年本篤十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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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嘉賓( 166$-
1709) ，德崗藉耶穌

。 1697 年來華。
E 魏方濟(1651‘
1729) ，克利時籍耶
穌會去- 1685 年來

華 e

在論旨中，再次拒絕容忍任何一種中國禮儀，並下令

停止繼續辯論，否則就要受到教會的嚴厲懲罰。

實際上. 1656 年頒布的贊同禮儀的法令也可能對

耶穌會的事業起了壞作用。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確信

這一法令是關於禮儀問題的最後裁決，而錯誤地對自

己的安全放鬆了警惕。遠離了論戰的現場，他們就不

能認識到這一爭論在歐洲引起的憤怒情緒的激烈程

度，也不能認識到他們處境的危險程度。他們埋頭忙

於自己的工作，而忽視了耶穌會總會長再三讓他們寫

出有證據的公文送交給羅馬，以求得到保護他們傳教

事業的神學家們幫助的要求。在這一世紀結束之前，

總會長讓他們認清了自己嚴峻的處境。然後他們急忙

派遣了龐嘉賓( Gaspar Castner) I 和魏方濟( François 

Noel) II兩位有能力的漢學家，到羅馬去陳述他們的情

況。但是已經太晚了，他們到達羅馬的時候已經是

1702 年年底了，形勢已成定局。

教會關於禮儀的禁令在實踐中產生的效果是雙向

的。禁止參加祭孔的禁令使得學者、官員們不可能成

為天主教教徒，而教徒因而不可能進入學者行列，這

就失去了得到學者和官員們同情和善待的可能性。而

在耶穌會的傳教策略中，這些學者和官員階層是傳教

士們和平地滲透進中國社會的基礎。在禁止祭祖禮儀

的影響下，教會不得不處於與整個社會環境為敵的境

地。與此同時，天主教成為在中國社會文化軀體上的

一個外來的異物，它表明「文化適應」的政策實質上

已經結束了。如果由此產生的後果被教廷全部理解，



她就一定會察覺到，所謂信仰純潔性所需要付出的代

價實在是太高了。

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當教義的純潔性與「適

應」政策存在明顯衝突時，教會只能贊成一方，因為

宗教信仰具有唯一性。但是這就可能引起麻煩，因為

當時尚無法肯定這種衝突的存在。因此，教會要想形

成一個合理謹慎的判斷，就變得極其困難了。

這就是由禮儀問題造成的形勢。關於禮儀起源的

模糊性和朦朧性，在神祕的禮儀形式與很多自稱是信

奉唯物主義的實踐者之間的矛盾，以及參與者在多大

程度上對有關禮儀作完全迷信的理解的不確定性，這

一切是造成這一問題空前複雜的原因。耶穌會士們經

過了很多的爭論和詳細的審視才做出結論，在適當的

防範下，天主教教徒應該被允許參與一些至少不意味

著會降低信仰純潔性的那些禮儀。羅馬教廷曾長時間

拿不定主意，但是最終做出決定一一耶穌會這樣做的

風險太大了，教廷這樣做也是為了使耶穌會遠離不良

的信仰。事實上，當實質上同樣的問題在日本和中國

三百年以後出現時，所有的舊的疑慮、半信半疑和分

歧意見又立即被喚起，這足以顯示出這個問題的複雜

性。在後來的事件中，教廷決定:由於歷史的教訓和

思想的進化，允許採取一個寬容的政策。而在早期，

教廷的決定則與耶穌會的觀點相反，所處時代的環境

和思想的狀態都不允許有一項寬容的政策。最後，讓

我們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這就是關於中國禮儀問題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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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問題爭論的歷史，在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在前面所

引的聖母聖心會士 Robert Streit 所著之書，、'， 728-779 頁。

@關於在日本的名詞'itt語問題，由耶穌會士 Georg Schur司

hamm盯著(東京 1928 年版) Das Kirchliche Sprachproblem 

in der lapanischen lesuitenmission de 16 und 17 lahrhunderts 一

至于中子tflf&1述。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 Reposia breve sobre as Controversias do 

Xam ty, Tien Xin ' Lim ho缸" e outrot Nome' e termos sÍnÍcos, 

par se determinar quaes delTes podem ou não pode uzarse nesta 

Xrandade 。該文發現於傳信部檔案 APF， SR Congr. 1, 

145司 168 頁。這一葡萄牙文的原文拷貝是由 Fray Antonio de 

Santa Maria 為傳信都做的，他還寄了他自己的拉丁文譯文

稿。譯文同上書， 171-197 頁。

@ARSI, lan-Sin 161 ， 99 頁。

@關於嘉定會議的情況 見羅馬傳信都檔案 APF， Tnform. 

Lib.157 和 348 頁。題目為 Brevis ac Historica Relatio Con

troversiae de Ritibus aliquot Sinicis ' ac Vocibus ad Appelan

dum Deum Optimum M缸imum abhibendum.正文不完全，因

此沒有簽名。作者很可能是耶穌會士龐嘉賓。他於 1702 年

作為耶穌會事業的代表從中國前往羅馬教廷，參與有關禮

儀問題論戰。他關於嘉定會議的說明是以三封信為基礎的，

即 1628 年 5 月 8 日和 1631 年 1 月 31 日班安德寫的兩封

信，另一封是該會議主席陽瑪諾於 1629 年 11 月 18 日寫

的。道明會士Domingo Navarrete 1679 年於馬德里出版了他

聲稱是嘉定會議備忘錄的題為 Coniroversias antiguas y mod

emas de la mission de la gran Chi凹的書，見該書的 109- l3 8

頁。這一工作在完成之前，就被宗教裁判所查禁了。但是

有一些副本仍存在同其中之一見ARSI， lan-Sin , FG728 。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V， 240 頁。

@參見Y. C. Yang著《中國的宗教遺產)) (紐約 1943 年版)。

@Analec缸， ix, 11: 1 

@見前面所引 Maas 之書 90 頁 注釋 10 0 

@FR, 1， 118 頁。

@劉迪我著 Responiso ad dubitaionem a R. P Dominco Navarrete 

propositas seu brevis s:戶。tpsis de cultu Sinic Confucii as mortu

orum. 轉引自前面所守 I Broncato 之書. 14 頁。

@見前面所引 Streit 之書九九 728 頁。

@)Í'專汎濟著 Responsio， 16 頁。

@殷澤鐸著 Testimoniwη de cultu Sinensi datum anno 1668 (巴

家 1700 i乎成) . 141 頁 c

@ Responsio, 22 頁。

@向上書， 19-20 頁。

@;iCl書、 24 頁。

QIDAnalec仗， vii , 10 

@Louis Br已hier 與 Pierre Batiffol 合著 Le mrcivances du culte 

impérial roma血 ， a propos des rties shintoiste (巴黎 1920 年

版) ， 12 頁。

@ Acta Aposto1icae Sedjs (羅馬 1940 年版) , XXXII, 24-25 

頁，刊載了法令的全部文本。

@ Francisco Varo 著用'storia de China , cap. 15 。

@ CoJJecianea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1子de (Roma: ex 

typographia polyglotta, 1897) . 653-655 頁干L 載了法令的文

本。

@同七書， 655-656 頁。刊載了 dubia 法令。街匡國一份長的

拉丁文摘要和兩份較短的義大利文摘要的手稿的複製品，

全部來源於傳信郡的主教，保存在 ARSI 、 Jan-Sin， FG 724 

regis, 5 '注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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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殺1星(草堂名I'e

怨言) .免費賴之書第

會3 頁。

E 絲絨爵(151泓

1666 ) 
穌會士 .1636

華。

第十八章

綠色的土地

中國的教會除了遭受了在福建的挫敗之外，在 17

世紀 30 年代裡還是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最突出的

是王豐肅 I 在山西的主作。在一莘學者的幫助下，他

將這個省經營成為帝國天主教活動的一個主要中心@。

他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兩兄弟一一韓霖(聖名多默)

和韓雲(聖名德範)。在他們的建議下，王豐肅於

1625 年走訪了緯州。他們為他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處

住所。他們的一位朋友，這裡的居民段哀(聖名伯多

錄) Il成了王豐肅熱心的助手。韓氏兄弟的叔叔韓慎，

曾經任北京的內閣大學士，也給予王豐肅很大的幫

助，雖然他並不是天主教徒。通過他的幫助，福音得

以進入蒲州。蒲州、i之所以重要，不僅由於它的規模較

大和經濟繁榮，還因為它是山西學者們所景仰的地

方。韓擴力勸王豐肅造訪蒲州，並在該城的學者中間

為他造勢。當王豐肅抵達蒲州後，韓擴熱烈歡迎並接

待了他。當王豐肅四個月後離開這裡的時候，他已經

為在這裡建成一個天主教中心打下了基礎。在幾年之

內，蒲州就成為了可以與韓州相媲美的天主教中心。

1634 年，韓擴為王豐肅提供了一所住宅。三年

後，蒲州的天主教徒人數已經很多了，有必要給他們

派遣一名常駐的神父了。為此目的，郭納爵( Ignacio 

da Cosca) III 從快西被派到蒲州。這樣王豐肅就得以

從蒲州脫身，有暇去關注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團體的



需求了。

王豐肅不知疲倦的熱情贏得了耶穌會士同伴們的

稱讀。三年之前，也就是 1634 年，傅汎濟在視察了帝

國全部十二個耶穌會定居點之後，給總會長寫了一份

報告。在報告中，他表示出對王豐肅和龍華民兩人特

殊的讚頌:

「我發現全部二十三位歐洲神父和四名出生於澳

門的中國修士，在轉變異教徒靈魂和他們自身的修養

上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但是在這當中，我從山西的

主豐肅和北京的龍華民身上則廠到了最大的欣慰。他

們兩人年事已高，都超過古稀之年，但是仍在天主的

葡萄園裡辛勤地勞作，就像他們只有 30 歲一樣。 J 直

在這三年中，山西出現了實踐天主教博愛精神的

極好機會。從 1633 年到 1641 年，該省遭受了饑荒的

踩捕。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 r 沒下過一滴雨，連

霎彩的影子都沒見過 J '災難始發於 1633 年。在老年

人的記憶中，這是最嚴重的一次。全省哀鴻滿地，餓

拜遍野。在緯州，街道上躺滿了屍體。城外四周的護

城河也被死屍填滿。

八個月之後，最嚴重的災情過去了，但是饑荒仍

繼續並反覆危害全省長達六年之久，饑荒之後接睡而

來的是流行全省的瘟疫。這種情況下的必然結果是強

盜到處揭竿而起，更使人民雪上加霜。絕望驅使人們

逃荒流浪，烏合之眾的造反和有組織的武裝起義，掠

奪與屠殺，搶劫與焚燒，充斥了這個省。野蠻的騷亂

從山西省擴大到恢西和河南。

第十八章 綠色的土地/1月



174/巨人的代(下)

在梓州，王豐肅創建了在中國傳教史上的第一所

孤兒院。他為此租用了一所房子，派方德望神父和來

自澳門的輔理修士陸有基(聖名瑪諾)負責管理。不

久他們就收養了三百名兒童。這項工作得到了官方的

批准，也得到總督的支持。以此為開端，這項工作擴

展到全省。不管在哪裡，只要有可能，王豐肅就建立

類似的機構，由一些非神職的天主教徒來管理。

王豐肅為了幫助處於極度苦難之中的山西人民，

付出了不知疲倦的努力，也贏得了天主教徒們的支

持。在粹州首先開倉脹災的是韓霖和韓雲。韓霖除了

自己捐出五百兩銀子之外，還籌措募集了一筆相同數

額的捐款@。段衰在他的家門口向飢民分發食物，還

把他的家改造成一所孤兒院和簡陋的醫院。有多達一

百名孤兒住在他家。段衰兩隻于各抱著一個被遺棄的

孩子走回家，這成了當時在鋒小|、卜個常見的景觀。當

他的夫人表示反對時，他笑著勸她說，不僅僅是在名

義上，而是要在實質上做一個天主教徒。他的循循善

誘和以身垂範的行為說服了她，也使他的弟弟和妹妹

站在了他的一邊。他的妹妹是一位富裕的非天主教徒

的妻子，她是第一個捐出自己的珠寶首飾給王豐肅，

讓他用以支撐其孤兒院和醫院。

直到他去世的兩個月之前，王豐肅仍以一個年輕

人的精神和能量繼續著他不懈的工作。最後，在 1640

年的 2 月，在視察教堂的建設時，他突然倒下了。將

他送回梓州後，他支撐了兩個月。天主教徒們不論遠

近都來看他。 1640 年 4 月 9 日，他的屋裡擠滿了他的



信徒。在他們的環繞下，王豐肅渣然而逝，享年 74歲。

當他去世的消息傳開後，官員們、學者們、商店

店主們、農民們，還有貧民們，都聚集來表達他們的

尊敬和悼念。當地藩王 I 府的王爺也前來表示隆重的

哀悼。在蒲州的韓擴派遣兩名家族成員參加了葬禮，

向他表示敬意。韓擴還為王豐肅寫了一篇祭文，希望

在梅州的學者精英們聚集在他棺材前的時候，由主持

人朗誦。還有大社的官員和學者，其中很多都是非天

主教徒，也寫了類似的祭文，讀美王豐肅高尚的品德。

王豐肅的靈框停放了八天，眾多天主教徒輪流為

他守靈，在他的棺材邊唱聖歌為他祈禱。在第八天，

由金彌格神父為他做了隆重的積葬彌擻，隨後送葬的

隊伍行進到他的墓地，這墓地是韓氏家族送給他的禮

物。有兩千名天主教徒為他送葬，其中的四百人舉著

火把，另有四百人帶著準備分發給窮人的救濟品。在

他們之後行進的是那些比較傑出的天主教徒，每人一

手拿著念玫瑰經的珠子，另一手托著香爐。跟在天主

教徒送葬隊伍後面的是全城的官員、王室的王爺，最

後是身著白色法衣的金彌格神父。王豐肅的遺體被自

然流露的哀傷所籠罩@。

當王豐肅進入山西的時候，全省只有由金尼閣施

洗的 20 來名天主教徒。在他去世的時候，山西有了

102 個天主教徒團體， 8，000 多名天主教徒。其中 200

多人是考取了功名的，有些還是重要的官員。

在同一年( 1640 年)裡，傳教士還遭受了其他的

損失。曾經與利瑪竇共過事的郭居靜神父，上海和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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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社奧定 (1598.

1643 '義大駕霧~，
都會士， 1631

馨。

E 蒞叢書~"'葡萄牙
籍耶穌會去， t泌9年

來華 α

州天主教的莫基人，在癱瘓了兩年之後，於這一年的

1 月 19 日在杭州去世心。同樣在杭州，黎南石( Pedro 

Ribeiro) 神父在中國與惡劣的健康狀況鬥事了四十年

之後，也於這一年撒于塵寰。在北京，品德高崗的輔

理修士丘良厚(聖名帕斯可)於 8 月 26 日結束了生

命。在前一年，傳教事業上的另一位老前輩李瑪諾也

過世了。這時利瑪竇的同代人只剩下龍華民、費奇觀

和陽瑪諾了。很多先驅者都達到了長壽:王豐肅 74

歲，郭居靜和李瑪諾倆人都活到 80 歲，費奇觀是 78

歲，陽瑪諾 85 歲，而龍華民這一壽星則達到了 95 歲

的高齡!

與山西一樣，這些年也是俠西省天主教徒增長的

時期。在挾西傳教的是方德望神父，他是在 1633 年到

1634 年間在山西給王豐肅做助手時開始他的傳教生涯

的。 1635 年，方德望神父被派到恢西。除了在 40 年

代初期有幾年到北京做湯若望的助手之外，他在挾西

一直工作到生命的終結。在不同的時期，好幾個人做

過他的助于:金彌格、郭納爵、杜奧定 (Agustin Tu

deschini) 1 、范若瑟 (Jozéd' Almeida) II ，還有其他人。

給方德望帶來最多讚譽的，是日益增加的天主教團體

和不斷增加的皈依人數。在 1657 年他去世的時候，在

挾西有了 12，000 名天主教徒(忌。

一些傳奇故事擴大了方德望名字的影響。在一些

傳說中他扮演了一個超人的角色一一從蟑災中拯救了

農田，使病人奇蹟般地痊癒，在秦嶺山區馴服兇猛的

老虎，等等。這些傳說不僅在天主教徒中間，也在非



天主教徒中間廣泛流傳，成為快西民間的傳統故事。

甚至在他死後兩個世紀之後，這些故事仍在流傳。在

1873 年，快西的宗座代牧寫道，他的墓地仍是天主教

徒和非天主教徒經常前去祭拜的聖地@。不管這些傳

說是否屬實，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方德望神父

是個品德高尚、非同一般的人，他促進了天主教事業

在陳西的發展，而陳西人民對他的懷念則如松柏常青。

1636 年，年事已高的龍華民神父到濟南探訪徐光

敵孫子，將天主教帶入了山東。那時他負責北京天主

教團體的工作。湯若望和羅雅各從他們參與的修訂曆

書的工作中抽時間來幫他，他仍是主管。龍華民不顧

自己年事已高，也不管當時越來越多的政治紛爭所帶

來的危險，對山東進行一年一度的視察。 1641 年， 82 

歲的龍華民落入強盜手中。由於住在青州的藩王王爺

的營救，他獲得了釋放。這位王爺和他的全家後來都

信了敦，但在滿族人南侵時喪生。 1649 年李方西神父

接手山東省的傳教工作，但是，龍華民仍然繼續著他

對該省的一年一度的視察，直到他臨死前不久。他是

在 1654 年去世的，享年 95 歲。

1637 年，何大化( Antonio de Gouvea) 1 創建了湖

廣省的第一個天主教團體霉。 1640 年，利類思將天主

教介紹到四川省。兩年後，安文思前去協助利類思。

這就是他們生死與共的友誼的開端。這友誼一直延續

到三十五年之後安文思去世為止。他們的工作在第二

年就獲得了不小的成功，在保南和重慶兩個城市創建

了教堂，在城市的周圍還建有相當數目的小禮拜堂。

第十八章 綠色的士地/177

: 何大 ít (1592. 
1617) ，議萄牙簽取

, 163居年來



178/巨人的代(下)

在明王朝最後的幾年裡，與新的天主教中心創建

同步，那些較早開教的地區也在穩步地前進。在南

京，由於畢方濟的老練和耐心，使這裡傳布福音的事

業不但得到了恢復，還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個南方

陪都的府尹於 1638 年派遣了一位官員到澳鬥，去促成

更多的傳教士進入內地。不幸的是僅有兩名神父來了，

而且不久都死了。一名叫徐日升 (Nicholas Fiva) 1 ，瑞

士人， 1640 年死於杭州;另一名是萬密克 (WaltaMi

chel) 11 ，德國人， 1644 年被一個叫李祖承(音譯)的

暴亂軍人在蒲州的一次搶劫中殺死@。

1638 年，南京的府尹給福建省當局寫了一封信，

保護那裡的天主教徒和傳教士們，勸阻當局結束對該

省天主教的迫害。他批准畢方濟在南京建造一座新教

堂，在一份公告上，他保證要給任何一個破壞教堂的

人以嚴厲的處罰。

借助南京天主教徒們捐助的資金，畢方濟在靠近

西城們一一漢西門的城牆內建造了教堂。一名在南京

很知名的學者撰寫了一篇讚頌天主教的文字，刻在教

堂門前的石碑上。在南門外的小山上，天主教徒們開

闢了一處墓地，他們樹起了一個很大的石製的十字

架。畢方濟在一個大型的草眾集會前為此做了祝福。

秦氏家族仍是在南京的天主教徒中最為忠誠的成

員。 1643 年，在秦依納爵督率的、給北京的朝廷運送

稻米的船隊做航之前，他請畢方濟在他的官船上做了

慶典彌撒。在他船隊所擁有五百艘船隻的每一艘船

上，他都升起一面小旗。旗幟的底色是象徵帝國的黃



色，上面則印有作為天主教信仰標誌的紅色十字架。

這些年裡天主教取得最大發展的是上海的傳教中

心。 1637 年，潘國光被派到這裡傳教。在這以後的三

十八年裡，這兒的福音傳布事業得到了持續的成功。

巴篤利在 1650 年的報告裡寫道:上海「有了一萬八千

到兩萬名天主教徒，成為全國最出色的天主教中心之

一 J @。

潘國光成功的很大原因應該歸功於徐甘弟大，即

徐光傲的孫女。在中國歷史上眾多的傑出女性中，徐

甘弟大(1607-1680 )應古有較高的位置。正如她的祖

父徐光廠是中國天主教會發展史上傑出的非神職男性

一樣，她算得上是非神職天主教女性的首領宜。早年

守寡的她，將一生的絕大部分精力用於促進天主教事

業。她堪稱是潘國光背後有力的支持者，正是她，為

潘國光贏得了他服務地區的官員們的好印象。潘國光

留下的一百三十五座教堂和小禮拜堂中的大多數，其

之所以能夠建成，是出自她的慷慨捐助。

無疑，很多所謂的「教堂」其實就是小禮拜堂，

而很多所謂的「小禮拜堂」其實就是祈禱室。但是有

幾座卻是名副其實的教堂，只是無法得知它們確切的

數字。但其中就有湘江和蘇州的教堂，前者是由許太

夫人 I 資助的，後者是由她和一位軍官共同資助的。

對蘇州的教堂，順治皇帝曾賜下一幅金字區額，上寫

著「欽崇天道 J 四字。經過後來歲月的興衰，上海一

直是亞洲大陸兩個最興旺的羅馬天主教中心之一，另

一個就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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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天主教的運氣與全國的總體形勢一樣

好。傳教工作沒有被限制在城區，而是擴大到都城以

外的廣大地區。到 1637 年為止，從北京擴展開來的天

主教團體達到了 16 個。當時在北京的是龍華民、湯若

望、羅雅各( 1638 年去世之前)和方德望(1641 至

1642 年間)。

湯若望和羅雅各的精力主要都被科學工作占用

了。 1635 年年初，他們翻譯的大型系列著作的最後部

分，由李天經呈獻給了皇帝。這套包括一百三十七卷

的叢書以(崇禎曆書〉的總題目出版了。這部書又以

不同的書名重印了多次。其中以〈新法算術〉的題目

重刻後編成了一百卷，被收入(四庫全書)。

修訂曆法是一件事，而官方能否採用這一改革則

完全是另一件事。在新的王朝(即清朝)到來之前，

湯若望是不可能認識到這個事實的。從一開始，那兒

就存在由魏文魁 I 領導的、抱著根深蒂固的狹隘愛國

主義和盲目驕傲自滿情緒的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他

得到了「朝廷中很多有權勢的高官顯貴的支持」。湯

若望寫道 r 出於對將如此重要的事業委託給我們這

些外國人的怨恨，出於對皇帝給予我們的尊重與關愛

的嫉妒，他們對我們的政敵給予各種援助，不管是金

錢上還是政治影響上。 J @ 

在徐光敵活著的時候，魏文魁無法組織起有效的

反對派力量。而李天經的性格則不同。讓他做徐光歐

的繼承人並不是一個恰當的選擇。他缺乏制服反對派

勢力的能力和堅定性格。性格軟弱、與世無爭的他，



為了避免摩擦和爭鬥，過分屈服於壓力了。而且，他

曾經是魏文魁的學生，這一層關係使他對反對派的態

度受到了限制。

為了安撫魏文魁，李天經請求皇帝允許這位老人

建立他自己的欽天監。朝廷認為，李天經的這個提議

是對曆局正在進行的修曆工作沒有信心，由此而對歐

洲曆法的價值產生了懷疑。魏文魁被允許成立他自己

的機構，由國家支付其行政開支I 。這一機構成為與耶

穌會士們的工作暗中作對的中心。

1638 年，湯若望失去了他的助手 羅雅各，整

個工作的擔子完全落在了他的肩膀上血。羅雅各於 4

月 17 日晚突然病倒，顯然是死於食物中毒。當時找來

了北京最好的醫生，但是沒法診斷出他的病症。聞出

的各種處方似乎只是使他的病情加速惡化。 4 月 26 日，

羅雅各強打精神堅持做完了慶典彌撒，之後就突然倒

下。當天晚上，他就不省人事。幾個鐘頭以後，他恢

復了知覺，但仍不能說話，眼睛凝視著在他床前的丘

良厚修士于裡擎著的十字架。午夜過後兩小時，他停

止了呼吸。他享年 47 歲，在中國生活了 16 年。

葬禮在 5 月 5 日舉行。長長的送葬隊伍從教堂出

發，婉蜓行進，穿過主要的大街，來到利瑪竇的墓

地。走在隊伍前面的是天主教徒團體。他們緊跟著由

十六個人抬的棺材。後面是于擎火把和香爐的人們。

然後走著的是李天經和曆局的其他成員們，太監們代

表了皇帝，還有相當多的學者官員們相隨。在墓地的

小禮拜堂裡'龍華民主持了隆重的彌撒，吟唱安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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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彌撒結束之後，前來悼念的人們列隊從棺材前走

過，每人都停下來磕頭。

此前，給予湯若望和羅雅各兩個人的生活津貼幾

乎不能維持一個人的花銷。徐光歐曾經上疏皇帝，希

望能引起皇帝對此的關注，但是沒有下文。現在羅雅

各死了，皇帝出於對他為國家服務的表彰，撥給耶穌

會士們兩千兩銀子，供他們開銷。他還下令每月給湯

若望支付十二兩銀于墓。

就在這一年，皇帝將中國的最高榮譽賜予他們，

也就是賜予一方牌區，上有他題的四個字，用金線刺

繡在絲網的卷軸上。相傳天子題的字是「欽褒天學」。

「天學 j 這個詞的涵義是模糊的。它可以被理解為

「天文學 J '也可以被理解為「天主教教義」。它經

常以後者的涵義被耶穌會士用在他們的書中。天主教

徒們解釋牌區上的這兩個字，也是取了這個涵義。

在 1639 年的 1 月 6 日，朝廷的高級官員帶著皇帝

賜予的牌區來到耶穌會士的住地。隊伍的前頭有四名

衛兵鳴鑼開道，驅散閒人 c 當牌區路過時，不管什麼

階層的官員、不管什麼人都要磕頭。開道兵後面就是

由專人抬著的牌區，由騎兵護衛著，最後是身著盛裝

的高官顯貴的行列。

湯若望、龍華民、李天經以及曆局的官員們，還

有國子監的太學生們，在耶穌會士的住所鬥前等候

著。他們按照慣例，以叩頭來迎接皇帝賜的牌區。這

一禮儀是在住所的主要房子裡進行的。隨後便是舉行

宴會。與此同時，受如此多的高官顯貴們所吸引，一



大華圍觀者擁堵在外面的街道上。

這一切結束後不久，首席大學士將牌區贈與耶穌

會士，以表彰他們和他們傳授的宗教。禮部尚書也送

上了他的題詞。他的題詞是 r 湯若望和羅雅各這兩

名天文學家的工作可以與羲氏、和氏 I 相媲美」。皇

帝所賜的「欽褒天學 j 的牌區被複製若干，賜予全國

每一處耶穌會士的住所。在當地，欽賜牌區在公眾場

合上展示，地方官員紛紛前往表示敬意@。

全國都能讀到朝廷公報，這使湯若望和羅雅各的

工作遠近聞名。在十年中，曆制改革成為大量朝臣的

奏書和皇帝的諭旨要應對的主題。公報中的這些訊息

都被人們廣泛地閱讀了。而且，記錄了皇帝所有活動

的公報，宣傳了皇帝給予耶穌會士禮遇的每一件事。

在這些年中，天主教第一次滲入到紫禁城裡。 1632

年，兩名是兄弟的太監由龍華民主持接受了洗禮，分

別取了做禮(Achilleus )和迺仁 (Nereus) 的聖名。前

者的原名叫龐天壽，在後來他贏得了「南明朝廷的堅

定支持者」之譽。 1632 年，他和他的兄弟都沒能在宮

廷裡發展天主教徒，但無論如何，是他們使天主教首

次進入了宮廷。 1635 年，另一位姓玉的德高望重的太

監轉變了信仰，接受了天主教。他成為湯若望在紫禁

城內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通過他，湯若望著手在宮廷

裡的婦女中間播撒福音的種子通。

這些女人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都是皇帝的檳

妃。宮廷中的很多女人是等候皇帝寵幸的，但其他的

女人則比她們多。因為健全的男人是不允許生活在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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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城裡的，所有的宮廷事務部由太監和女人們來承

擔，她們中很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一些女人做祕

書，其他的則做文抄公，膳抄皇帝的命令、公告和別

的文件。

王太監發展的第一個天主教徒聖名佳琳( Cather

ine) 0 1637 年的(耶穌會)年信說，有 18 名婦女轉

變了信仰。就像朝廷官員一樣，宮廷裡的婦女也有她

們自己的等級。 1637 年，在最高等級的十二名女官中

有三名是天主教徒。她們是:以其出眾的道德和才華

贏得皇帝信任的佳德夫人(Donna Agatha )、非常熱心

的葉列娜夫人 (Donna Helena) 和麗莎夫人 (Donna

Isabella) ;一名叫曬琪( Lucia) 的天主教徒屬於第二

等級;另外四人采琪 (Cecilia) 、西蘭尼 (Cyrene) 、

西利亞 (Cyria) 和紮克拉 (Thecla) 是第三等級的成

員;有八人屬於第四等級。還有兩人是雅妮夫人 (Donna

Agnes) 和安東尼亞夫人( Donna Antonia ) ，是侍奉過

幾朝皇上的。她們都曾是第一等級的，但是因為年老

已經不再做事了。

到 1638 年，在紫禁城裡的女性天主教徒上升到 21

人， 1639 年為 40 人， 1642 年達到了 50 人。她們形成

了一個不平常的天主教團體。她們與傳教土們的聯絡

僅僅依靠通信。湯若望按照天主的教誨將指示寫下

來，由王太監轉交給她們。她們在回信中列舉自己的

過錯，乞求寬恕，請湯若望給予精神上的指導。在宮

中為她們準備了一間小禮拜堂。在這裡，她們每週聚

會幾次，做日常的禱告，並從王太監手裡接受指示。



這裡也是王太監給新入教者授洗的地方。 1640 年，主

管北方傳教區的長上傅汎濟，任命了其中的一名女士

為這個團體的領導者。

儘管這些教徒的信仰已經很堅定了，但是湯若望

也完全不可能到宮廷女信徒的禮拜堂裡去為她們做彌

撒。他偶爾在宮裡為太監們做彌撒'但是他明確地表

示，傳教士不能夠為紫禁城裡的女信徒做禮拜@。

皇帝知道天主教徒正在不斷地增加。他和皇后對

這些天主教徒的虔誠和熱情有很深的印象。他們其中

的一些人還直率地勸說皇帝也和他們一樣皈依天主

教。在擴妃當中只有一人為虔誠的佛教徒，態度不太

友好。有報導說，皇帝甚至勸說其檳妃們成為天主教

徒。

1640 年，那一架利瑪竇曾經在四十年前進貢給萬

曆皇帝，並為他彈奏過的西洋鐵琴，在宮廷的倉庫中

被找到了。皇帝想聽聽歐洲的音樂，於是湯若望被召

來修理這件樂器。這時有個名叫徐複元 I 的耶穌會輔

理修士(聖名克里斯多夫. Christopher) 為此被召到了

北京。在他的幫助下，湯若望將琴弦調整好。湯若望

寫了一份操琴的要領，將一首聖歌翻譯成中文，還給

這首歌譜寫了伴奏曲。

送還修好了的西洋鐵琴這件事，給了湯若望一個

為皇帝贈送兩件禮物的機會。這是湯若望等待了很長

時間，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個機會。早在二十年前，

金尼聞從歐洲返回時，帶來了巴伐利亞麥克斯米連公

爵(Maximilian )贈送的一批禮物。由於進獻禮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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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伐利亞進貢的形式在官方公報上宣布，所以一直

沒機會獻給皇帝。在這些保存了如此長時間的禮品

中，有兩件天主教的藝術品:一本有 150 頁、用羊皮

紙畫的耶穌基督生活畫卷和一尊形象逼真、色彩鮮豔

的三賢人蠟製雕像。第一件作品包括了的幅表現耶穌

基督生活的主要場景，配以與之相應的福音文字，裝

飾在圖畫的旁邊。湯若望將這些文字翻譯成中文，並

用金字寫在圖畫的背面。此外，他還對耶穌基督的生

活和受難做了更為詳細、完整的描述。

這兩件禮物連同西洋鐵琴一道，於 1640 年 9 月 8

日呈獻給了皇帝。 1644 年明王朝滅亡之後，那些宮女

都回了家。其中一位，葉列娜夫人，向湯若望訴說了

這兩件禮物給皇帝留下非同一般的良好印象。對進獻

來的禮物，皇帝通常只是草草地驗看一下，就交給他

的太監收藏到倉庫裡了。但這一回，皇帝在翻闋的羊

皮紙書和蠟製雕像前坐下，他是如此全神貫注地觀察

它們，以致三次都沒有理會請他用餐的提醒。他叫來

皇后，指著書中畫的幼兒時期的耶穌基督說 I 他比

我們所敬畏的古代聖賢更偉大。 J 皇后在雕像前叩頭

行禮。這兩件禮物都被安放在皇帝的寢室裡。在那

兒，它們被陳放了十天，皇帝讓他的檳妃和大太監們

向它們表示敬意。在它們被放回庫房後，皇帝還常常

讓人拿回來。他花很多時間來閱讀福音的經文和湯若

望關於耶穌基督生活的描述@。

在這些年，在中國的每一個地方，田野都是綠色

的，伴隨著有希望的徵兆和迅速成熟的收穫。利瑪竇



的預見如今成為到處可以看到的現實。雖然試圖尋求

一個描繪天主教成長的精確數字是不太可能的，衛匡

國提供的統計數字還是可以使我們對當時的實際情況

有一個大概的了解。他提供的各年被教會接受的中國

人的數字是: 1627 年.1.3萬人; 1636 年 .4 萬人;

1640 年. 6 至 7 萬人。十一年之後，這個數字達到 15

萬人妙。

如果有人想到，在這段時間裡，這麼少的傳教

士，他們需要克服的偏見又是這麼的強，那磨他就會

非常同意詹博士 (Jann) 的看法，這些經過了一百年

的努力而得到的這一「值得驚歎的成果 J .是在「天

主教教會歷史中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J m c 

這些數字無可爭辯地額示出，起步於明王朝最後

十年的天主教事業，其成長呈現出高於幾何級數的增

長態勢。天主教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在像利瑪竇所預

見的那樣發生作用。

如果說，這個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就像太陽正在

升起的話，那麼黑暗正在向朱元璋的子孫逼近。在差

不多三百年以前，朱元璋將蒙古人驅逐下龍的寶座，

創建了一個被他稱作是「大明 J (意為偉大的光輝)

的王朝。現在大明王朝沙漏裡的沙子，就要漏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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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豐肅的兩封信談到了他在山西的工作，一封是 1634 年 1

月 25 日給李瑪諾的。見ARSl， Jan-Sin , 1 訓， II， 154-155 頁;

另一封是 1639 年 4 月 4 日給費奇觀的?見 ARSI， Jan-Sin , 

161 , II, 219-220 頁。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V, 535-536 頁。

@EminentChinese, IV， 274 頁。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V， 758 頁。

@德禮賢著FR， I， 334 頁，注釋 5 。有一封 1641 年 1 月 1 日寫

給葡萄牙人助理的沒有署名的信，信中說，這一日期可能

是錯誤的﹒郭居靜死於 1640 年 2 月。見 ARSl ， Jan-Sin, 

161 , II, 227 頁。

@每-1固寫到方德望的人，都將他去世的日守間錯誤地寫為 1659

年。正確的時間是 1657 年 這是由耶穌會士 Francis A. Rou

leau 在 TheD闊的。'fStephen Faber， 反正一文中披露的。又見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XX哎" 130-148 頁 c

司令見前面所可|德禮賢之書 1， 206 頁。

@ 1637 年年信兒AR妞， Jan-Sin, 115 ， 11， 370-435 頁。

@見前面所引 Margiorri 之書﹒ 137-138 頁。

@前面所可 1 Bartoli 之書 III ， 45-46 頁。

@見耶穌會士柏應、理 (Phillipe Couplet) 1 著 Histoire d'une 

dame chétienne de 1a Chine (巴黎 1688 年版)。

I 柏庭、理( 1624-1692) 比利時及耶穌會士 1659 年來華。

@前面所引 Bartoli 之書 III， 45-46 頁。引自鴻若望的一封信。

@他的事E是由 Monteyr。在 1638 年的年信中報告的。見ARSl，

Jan-Sin, 121 , 144-193 頁。

@ 1638 年 12 月 24 日 傅汎濟給陽瑪諾的信。見 ARSl， Jan

Sin, 161 , II, 217-218 頁。

@ 1639 年 4 月 25 日，王豐肅從山西的報告。見 ARSl， Jan-



Sin, 161 , II, 219-220 頁。

@)湯若望自己曾經講過這個紫禁城中的宮女的故事。見Lettres

et mémoÍresd' Adam Schal1, S. 止， Henri Bemard S. J.編輯(天

津 1942 年版)可 46-64 頁。關於湯若望在北京經歷的回憶

錄、最初以 Histonca re1atio de ortu et progressu fidei orthodo

xae in regno Chinesi 的書名於 1672 年在德國雷斯根堡出版。

湯若望的原始于稿存放在羅馬耶穌會檔案裡。

@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123 頁。

@鴻若望著 MémoÍI1郎， 48 頁。

:1ID f畫了匡國著 Brevis re1atio de numero et quan的te christianorum 

apud Sinas (羅馬 1654 年 J版)。

@見 P. Adelhelm Jann 博士與F. Min. Cap 合著 Die katholischen 

九lissionen in lndien, China und Japan. lhre Organisation und das 

portugiesische Patronatvom 15. bis ins 18. lahrhundert (德國帕

德博恩 1915 年版) , 393 頁 5主釋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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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這是作者對朝朝
政渴的一種看法，生t

不準罐。

第十九章

適者生存

毫無疑問，那時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挽救明

王朝了，崇禎皇帝也是無能為力了。他繼承的是一個

徘徊在災難邊緣的皇位。自從萬曆時期的開端，即

1573 年始，政府的絕大部分權力就已經掌握在不道

德、無原則和只顧追求私利的反動分子于中。 I這些人

大幅降低了國家機器的管理標準，並使政治道德淪喪

到空前的低水準。他們貪婪無比，欲璽難填，以徵收

礦稅的形式不斷地將沉重的負擔強加在人民身上。其

結果，造成了普遍的貧困和國家經濟秩序的混亂心。

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不論中央還是地方，官員

的貪污腐敗都達到了一個極點。耶穌會士衛匡國分析

明王朝滅亡的原因時寫道 I 他(指魏忠賢)是罪惡

的主要根源。」雖然後來他倒臺了，但明王朝再也沒

有恢復元氣。

當 1628 年崇禎皇帝登上皇位時，國家的經濟陷於

全面低迷的困境。人民對政府喪失了信心。由於皇帝

掃除反動分子、根除太監影響的措施末能從根本上奏

效，他的王朝失敗的命運就已經確定了。弊政延續了

這樣長久，其影響和力量不是短時間可以根除的，建

立一個高效能的政府已成為不可能。

從 1630 年開始，國家每下愈況，人民怨聲載道。

1628 年，陳西遭遇了大饑荒，幾年之後，山西也遭此

厄運，這導致了大規模的造反行動。 1631 年，在這兩



省中，有三十六個「強盜」首領，統率著二十萬擁護

者。其中一個叫李自成的陳西人，敲響了明王朝的喪

鐘。

1631 年，洪承疇 I 被任命為挾西總督。 1634 年他

又總領河南、挾西、陳西、四川、湖廣五省總督，曾

經多次擊敗李白成的隊伍。但是李白成經受住艱難困

苦的考驗，在人民的支持下，每次失敗後又都恢復了

過來。 1639 年，饑荒肆虐河南，李白成立即抓住這個

機會。當他的軍隊到那裡時，成千上萬的造反者聚集

在他的大旗之下。有兩位學者，李岩和牛金星，參加

了他的事業，成為他的政治智囊人物。聽取了他們高

明的、有遠見的忠告，李白成贏得了人民越來越多的

支持。李岩提出的一個口號「迎闖王，不納糧 J .具

有極大的吸引力. I 闖王」是李自成的稱號。開倉放

糧、劫富濟貧使李白成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支援，是

他的事業能夠日益興旺的保障。

1641 年，李白成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分地區。他俘

獲了耶穌會士畢方濟的好朋友福王。他處死了福王，

焚燒了福王的宮殿，大火燃燒了三天三夜。這個福王

朱常淘 n. 曾經差一點就當上皇帝。

就在同一年，愚蠢的明軍將軍在開封導致了一場

可怕的災難。當時李白成的軍隊包圍了開封，守城的

將軍想了個主意，派兵掘開了黃河的堤壩，企圖用河

水淹沒敵軍來解除包圍，這使得三十萬聞封居民在洪

水中喪生。耶穌會土費樂德和他的天主教徒們一道葬

身魚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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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年 6 月，朝廷轉而讓湯若望幫助加強都城的

防務，請求他鑄造大炮。湯若望竭力尋找藉口，希望

朝廷能原諒他不能從命。他堅持說，為戰爭製造武器

與他的身分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僅有一點

點書本的知識，沒有實際經驗。但是他的申訴沒有被

接受，他不得不屈服於皇帝的命令。為此在紫禁城裡

開闢出了一塊很大的空地。湯若望得到了造炮的原料

和很多勞動人力。

為了搶在迷信者提出向火神祝禱的建議之前，湯

若望設置了一個桌子，在上面放上耶穌基督的畫像，

自己穿上白色的法衣，戴著四角帽，引導著參加此項

任務的人們和他一起向真正的主做祈禱，祈求主保佑

他們的工作。僅此一件簡單的事實，就引起很多人的

反感。

二十門大炮造好了，在離城四十里的田野裡試

放。一些官員和宮裡的太監在一旁觀看，試放取得了

完全的成功。崇禎皇帝大喜，下令鑄造五百門重量不

超過六十磅的大炮，這樣士兵能夠將炮扛在肩膀上。

常常愛說幽默話的湯若望對此竄到十分好笑，他寫

道，中國的士兵沒有如此的愚蠢，愚蠢到從戰場上逃

跑時還扛著大炮的地步，他們知道怎樣才是求生的最

好方法，逃跑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無疑地，湯若望是知道的，中國軍隊所顯示出來

的低劣素質，應歸咎於極差的訓練、糟糕的裝備、置

乏的軍制和被無能的官員驅使著去做過於頻繁的廝

殺。這一切使他們喪失了英勇作戰的積極性。袁崇煥



領導的士兵們顯示出，在英明的將領統率下，他們是

可以創造奇蹟的。

當湯若望把時間用在了鑄造大炮上的時候，他的

曆局走到了不幸的終點。他把責任歸於自滿自足的李

天經身上，他不無諷刺地評論說 ï 他照常地睡覺。」

一位過去曾經師從龐迪我和熊三拔學過科學的學生，

奪取了湯若望在曆局裡的位置，還破壞他的聲譽，甚

至散布謠言，說他挪用部分曆局的經費去造炮。湯若

望早就預見到這種可能，他一直堅持所有的經費由主

部直接撥劃'以此來保護自己 3

然而，那個製造麻煩的人在挑起了矛盾和紛爭方

面得逞了。他對外國人和他們的科學又再次發動進

攻，並且獲得部分的勝利。原來名義上由李天經主持

而實際上由湯若望領導的曆局，被取消了獨立性，成

為舊欽天監的一個下屬機構。這對於從不妥協的湯若

望來說，無疑等於將他的科學交給一辜「自癡」。他

就是用這個表現他獨特個性的詞來稱呼他的對于的，

與其如此，他乾脆就關閉了這個機構。

他以造炮者和城防顧問的身分所進行的活動都遭

到了批評。這表明一些人不能容忍:湯若望作為一個

神父和傳教士卻接受這樣的工作。當時的論述沒有談

到這一問題。因為湯若望在一年多裡將大部分時間都

花在這項工作上，顯然他是獲得他上級的批准的。

天主教會是反對神父們製造武器的，即使是為正

義的戰爭，但是她也沒有絕對禁止神父們這樣做。西

班牙人猛烈地反抗拿破崙軍隊的戰爭就是由神父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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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們領導的，他們的抵抗之頑強，就像拿破崙在俄

國所遭遇到的一樣，他們導致了波拿巴在歐洲堡壘的

徹底崩潰。僅有一名和平主義者曾經指責過湯若望，

批評他不該參與 1622 年保衛澳門一事。然而這額和平

主義者無法合理地區分神父與平信徒，他將二者混同

在一起加以反對。

中國是個禮儀之邦 c 不管這一文明有何種不完

善，她的發展程度在東方都是最高的。當時，她是如

此嚴重地被農民的反叛和北方遊牧民族一一滿族的騷

擾所困擾著。明朝政府陷入了不幸，中國的很多弊病

將擺在未來的統治者面前。然而，明王朝畢竟是正統

合法的政府，雖然上天可能，或者說確實已經是，收

回了它對明朝的保佑。但是在那個時候，保衛國家就

是保衛中華文明的同義語。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曾為明

政府的腐敗而痛心疾首，並多年領導對抗反動勢力的

東林黨人，當明王朝滅亡之後，卻還始終保持對她的

忠誠的原因。

回顧明王朝的衰落，我們清楚地觀察到，中國被

滿族人所征服，導致了新的力量和活力的注入。這也

是我們容易理解的，這個新的王朝在它自身衰落之

前，也會使國家出現一系列非凡的統治者。但這是後

事了，在 1642 年或 1643 年，這些後來的發展情況還

是不能預見的。

當時的問題似乎僅僅是保衛國家，反對威脅到國

家根本基礎、社會和文化的滿族遊牧民族的入侵。而

湯若望首先所要忠於的，是傳播天主教的事業，但是



他同時又是皇帝的臣民。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認為這

兩種忠誠並不矛盾。為國家服務，事實證明這也就是

間接地為天主教事業服務。

然而，歷史發展的結果證明湯若望的努力是徒勞

的。在都城裡的變節行為比湯若望的火炮更有力量。

1644 年的春天，李白成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和將西安

定為首都之後，揮師指向北京。他橫掃山西全境，韓

霖在持州陷落時喪生;蒲州的教堂被焚毀，夷為平

地;耶穌會神父萬密克被敬。

1644 年 4 月 23 日，李白成在北京的西鬥外紮下大

營。拒絕大臣們棄域而逃的建議的皇帝，現在犯了他

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他將守城的七萬精銳軍隊置於三

千名太監的指揮之下。這真是因果報應，一個再三背

叛它自己利益、同時背叛人民的王朝，挑選了一個與

其相稱的自我毀滅的辦法:將希望寄託在這些閹人身

上。

李白成由於敬畏湯若望的大炮，沒有立即攻城。

他其實沒有必要直接去攻城。 4 月 25 日，統領西門守

軍的太監曹化淳，下令打開了城們。李白成的軍隊潮

水般地湧入古都北京。

當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崇禎皇帝騎上馬，帶著少

數幾個忠實的追隨者向南城的大門逃去。南門上那些

叛變的太監們用湯若望造的大炮向他開火，迫使他往

回走，湯若望看見他騎馬從耶穌會士們的住所前經過。

回到紫禁城，崇禎皇帝命令皇后懸梁自盡，令三

個兒子躲藏起來。他試圖般死他的 15 歲的女兒，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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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落入士兵之于。為了擋住父親的刀劍，可憐的女

孩失去了手臂，落荒而逃。崇禎最後爬上了紫禁城北

面的煤山，從這裡他曾經視察過湯若望的大炮。他給

李白成寫了一封血書，要求李白成不要欺壓百姓，也

不要再任用那些背叛他的臣子。然後，他在花園裡的

一間房子的房梁上自繼而死。

明王朝在它統治了 276 年之後就這樣終結了。它

不是被滿族人推翻的。)j;謝那些能幹的將軍們，他們

在與敵軍作戰的同時，還要與內部的愚昧、冷漠和貪

污腐敗鬥事。這一切還是在沒有滿族人直接威脅的情

況下發生的，因為當首都北京陷落時，滿族人還在長

城之外。王朝的崩潰是出於她自身的原因，是內部政

治的腐敗和官員的不稱職使她歸於滅亡的。

恐怖的氣氛籠罩北京好些天。李白成的軍隊熱中

於搶劫和濫殺無辜。湯若望，這位城中唯一的外國

人，護衛著他的天主教教徒們。龍華民和傅汎濟早在

明朝崩潰之前就離開了都城，湯若望堅持與天主教教

徒們同呼吸、共命運。他特別為女教徒們擔心，每天

絕大部分時問用於從一家到另一家的察看，以確保她

們的安全。

統率明軍在山海關迎擊滿族人的是吳三桂。當李

白成進攻北京時，崇禎皇帝命令他回軍營救。他因故

延遲了，沒能立即從山海關出發。這時京城陷落的消

息傳來，他於是返回山海關靜觀待變。李白成抓住他

的父親做人質，要脅他歸順。根據耶穌會士的看法，

在營救父親做孝子和履行明朝官員的職責兩者之間，



吳三桂再三權衡而選擇了後者。他拒絕以背叛他曾效

忠的、但已經死去的崇禎皇帝的行為，去換取他父親

的生命。根據在中國人中間非常流行的說法，吳三桂

聽到李白成欲將他的愛妾陳圓圓據為己有時，準備有

條件地歸順李自成。但是耶穌會士們都沒有提及陳圓

圓，可能耶穌會士們不知道她，也可能他們缺少中國

人那樣的浪漫。他們更傾向於相信，驅使吳三桂做出

犧牲自己親生父親的重大抉擇的，是對王朝的忠誠而

不是對一個情婦的愛。

李白成率領二十萬大軍向山海關進發，討伐吳三

桂，而後者則選擇了與滿族人建立聯盟。 1644 年 5 月

27 日，滿族八旗軍加入了吳三桂一方。

滿族的統治者皇太極在前一年的 9 月去世，他的

第九個兒子福臨被推選做他的繼承人。由於當時福臨

僅僅 6 歲，他的兩個叔叔，多爾哀和濟爾哈朗，被推

選出來攝政。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多爾衰成為了攝政

王。

在 1644 年 5 月的最後一天，多爾衰和吳三桂的聯

軍大敗李白成，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李白成逃回北

京，他曾延緩了他做皇帝的登基典禮，現在，他匆忙

地登上寶座，又匆忙地走下來。他留下三千士兵執行

其搶劫和焚毀京城的命令，自己率領著雜亂無章的軍

隊向挾西撤退。多爾衰率軍繞過京城宜搗李自成的老

巢。

李白成的軍隊撤退的那些日子，在京城是新的恐

怖時期。他的後衛部隊焚燒了皇宮，然後又焚毀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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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宮室，最後殃及到老百姓的住房。湯若望在他的住

所裡聽到禮拜大廳的屋頂墜落的聲音，同時熊熊火焰

燒毀了華麗的柱子，頓時大廳成為一片廢墟，他的很

多鄰居都跑到他的住所裡尋求避難。火把從街道上擲

進來，火箭點燃了房頂。滾燙的灰燼和還在燃燒的木

頭紛紛落下。但是高度警惕的難民們搶救了湯若望的

住所，而與此同時，這一地區的其他房屋都付之一

炬。一畫強悍的人要闖入教會的住地。其中領頭的兩

個人因為幾個月前向湯神父借錢遭到拒絕而懷恨在

心。湯若望手持一柄巨大的日本寶劍，站在大門內

側，湯若望不無得意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他高大的

身軀和一臉茂密的大鬍子，足以使所有的來者膽戰心

鷺。結果那些人都離開了。

與此同時，多爾衰將率軍追擊李白成的任務轉交

給他的兄弟阿濟格和多鐸'而自己率部分士兵返回北

京。滿族人於 1 月 7 日進入北京。城裡的老百姓為能

擺脫恐怖和混亂的狀況而嵐到高興(當時城裡大約一

半的建築都被焚毀了) ，他們在街道兩旁列隊歡迎滿

人，高呼著「萬歲，萬歲，萬萬歲! J 幾個月之後，

福臨也移駕北京。在 10 月 30 日，他成為中國的皇帝，

年號定為「順治 J 0 早在八年前，皇太極就已經給他

的王朝定名為「大清 1 。

在不到一年的時問裡，清軍就控制了直隸、山

東、山西和挾西。但是控制了北方的省份還不等於控

制了整個中國。以持續不斷的戰爭而將整個中國置於

清王朝的控制之下，這花費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



在這二十年裡，征服者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這種對清軍的反抗是如此地堅決，也常常是十分

有效的，與明統治者最後潰敗時的情況大相逕庭。當

時在全國各地都發生了卓有成效的反抗。明朝政權沒

有能夠動員全國的力量對內克服崩潰之勢、向外抗擊

侵略，這正是說明了它的無能。

多方因素促使了大清的成功。雖然內部爭權奪利

的門事也在一定程度上牽絆住了手腳，它的首領們還

是比常人有力量、有智慧得多 0 多爾哀、阿濟格、多

鐸、濟爾哈朗、阿拜、博洛、尼堪，以及其他人證

明，努爾哈赤的家族沒有失去了他們先祖的活力。同

等重要的是:努爾哈赤的子孫們贏得了相當數量的漢

人首領的支持，包括軍隊將領和地方宮員。不能說他

們是叛國者，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明朝喪失了信心，也

深受其腐敗無能之害。他們在明朝滅亡之前很久，就

已經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滿族人了。其他一些人，因為

同樣的原因，也認為中國內部的難題只能由一個新的

王朝來解決。這一類型的人對清王朝在與中國南方長

時間的事戰中取得的軍事勝利出了大力。孔有德和耿

仲明，他們曾是孫元化手下的水軍和步兵將領，於

1631 年率軍叛變，為滿族人在征服南方的戰鬥中建立

了輝煌的功勳。耿仲明的兒子耿繼茂，是個能幹的、

同時也是魯莽的將軍。 1633 年投向滿族人的尚可喜，

指揮清軍經過長時間的戰爭占領了廣東省。洪承疇，

曾是李白成的死敵，於 1642 年投降滿族政權，他是清

王朝最得力的工其之一，既是軍隊將領，又是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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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文袋，字黃豆

門實流暢人，早年就

歸順了清太中E努爾哈

赤，成為重要的漢人
謀士，曾任大學士。

E 皇太極ltl 多次放
於袁崇煥手下 γ 在
I吾29 年撤「灰悶

。具

體實施 fl之間計 J 的

是高鴻中、鮑承先，

官嘗不是含在文革星。

員。 1652 年，在清軍遭受了一系列的失敗之後，他被

任命為湖廣、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五省的總督和

將軍，總攬軍政大權。他重挫了明軍的攻勢，也正是

他出謀劃策並率領一支軍隊，於 1659 年將南明的最後

一個皇帝驅逐出境。

在奪取了中國北方的權力之後，清王朝依靠他們

所實行的有遠見的政策而贏得了無法估量的支持。他

們改變了以前對中原地區實行的掠奪政策，因而避免

了大規模的破壞。他們減免了繁重的稅賦;他們將李

白成不給予善待的崇禎皇帝的屍體收撿起來，進行了

厚葬。

策劃這些政策的是范文程 I 。他自從 1618 年努爾

哈赤攻占撫順的時候起，就投奔了滿族人，之後就成

了滿族政權的政治顧問。就是這個范文程，將虛假的

證據交到北京的反動分子手中，而導致袁崇煥被殺II 。

也正是這個范文程，在藩楊聽到北京被李白成攻陷的

消息後，立即力勸多爾衰迅速率兵入關。

在中國北方，政權的交替完成得十分順利，在國

家的管理上沒有引起多大的震動。這使這場變革以單

純的王朝更替的面貌出現，要遠遠勝於外族的征服，

因而贏得了大多數原明朝官員的支持。滿族人在統一

自己的部落、組成帶有很多漢族官僚行政特色的政權

之前，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中原的漢人帶著他們的

政治體系到滿族人地區去定居。因此，代替明朝統治

的清朝政權，在政治組織上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他

們將重要的政府部門的機構擴大了一倍，官員中的滿



人和漢人的人數是相等的。

引起最深刻的憤怒和激起最猛烈的反抗的變革，

是強迫漢人像滿人那樣剃頭留辮子的命令。衛匡國曾

說:

「這一布告產生出最大的麻煩。因為對中國人來

說，失去他們的頭髮比失去他們的國家還要痛苦，他

們為了無意義的頭髮的修飾方式而戰門，比保衛他們

的家圍還要英勇得多。有些人甚至抱有這樣的愚蠢的

觀念一一即寧願掉腦袋也不願失去頭髮。」

衛匡國的話有欠公正。關於這一點，應該多說幾

句:和保衛一個帝國相比，男人更樂意為捍衛他選擇

是否剪髮的權利而戰。這就是說，當強權企圖將它的

生活方式強行推進到人們的個人權利領域時，將遭到

自由的人類精神的驚人反抗。因此，值得為中國人的

這種「愚蠢」而唱讚歌，他們所捍衛的是人類的自

由，而不僅僅是無意義的髮式。

這一時期最為奇特的事情之一，是當湯若望的同

伴們繼續與明王朝和南明小朝廷的效忠者保持友誼的

時候，他在北京政府裡所受到的信任和好戚卻在上

升。湯若望在滿族人定鼎北京的一開始，就與他們建

立了良好的關係。他稱讚他們的組織才能、軍隊的戰

鬥力及其領導者的有效的工作。從北京陷落的那一刻

始，湯若望就深信明朝的城亡是命裡註定的。他接受

了新政權，並與之充分地合作。

滿族人這一方也贊許湯若望。他們中很多有名望

的人都與湯若望建立了友誼。最經常造訪湯若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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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代善，努爾哈赤的長子，代善是帶頭推舉皇太

極做努爾哈赤繼承人的。他給湯若望講述了他的民族

的主要傳說和其實歷史。

這個新王朝雖然也渴望保持中國的傳統，但是不

想做其固有的狹隘偏見的奴隸。因此它能夠給湯若望

一個正式的名分，而這在舊政權之下一直是不可能

的。 1644 年年底之前，攝政王多爾衰任命湯若望為欽

天監監正 I 。湯若望並不想接受這個官職，他曾七次

請求免去這一職務，只是因為耶穌會北方地區會長傅

汎濟神父六次寫信給他，命令他接受這一任命，他才

服從@。他的官職的名稱叫:欽天監監正。

在幾年裡，湯若望的威信之高，可以從處於清政

權控制之下的一些省份的他同伴們的情況中得知。 1650

年 9 月 27 日，潘國光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談到:

「所有我們這些在中國傳教的人，都享受到來自湯若

望神父的非凡的關愛。」同年，擔任耶穌會副省會長

的陽瑪諾神父寫道 r 我們但願能有一百位湯神父。

不管我們離他有多遠，他都能如此真誠地給我們幫

助。只要我們說，我們是湯若望的同伴和兄弟，就沒

有任何人膽敢對我們說一句反對的話。 J @ 

不是所有湯若望的同伴都贊成這個說法。出於誤

會，安文思對他抱有敵意，並且對他發動了攻擊，導

致他差一點被耶穌會開除，使他輝煌的生涯蒙受了很

長的陰影。

這件事肇始於 1643 年。在利類思和安文思正在四

川忙於創建他們的天主教團體時，張獻忠的隊伍橫掃



歐洲人想像中的湯若望神父和中國皇帝，看在許多教會人士

的眼中，這樣的親密關係教他們戚到不舒服，甚至覺得嫉妒。

了這個省。張獻忠是舉世聞名的「黃老虎 J • 1644 年

12 月 4 日，張獻忠在四川宣布他為 I 大西閻王」 ω 。

張獻忠早就聽說過利類思和安文思。這兩個耶穌

會士躲進山中，但被抓到並押回到成都。張獻忠不顧

他們的抗議和反對，任命他們為官員 ，讓他們製造地

球儀和天體儀。在這之後的兩年中，他們的生活就像

一場噩夢@。他們是張獻忠的俘虜，也自然成了張獻

忠難以描述的殘暴行為的目擊者: 學者官員們都被斬

首，其他人被活著剝了皮，一些人僅僅因為有一點可

疑就被大卸八塊。受虐待狂張獻忠的傳染，他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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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一天內就屠殺了四萬成都市民。

在大屠殺期間，利類思和安文思沒有能力去拯救

那些不知何時就會有生命危險的人，只是再三地乞求

釋放他們自己。但是他們所得到的，只是喚醒暴君的

狂怒，而宣布將把他們處死。 1647 年 l 月 3 日，一支

清軍的先頭部隊突然到達四川的西昌，他們才得救。

當第一批敵軍騎兵出乎意料地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時

候，安文思寫到:

「張獻忠以他通常發狂的方式，跳上戰馬，率領

著少數赤手空拳的隨從，衝出去迎戰清軍。他沒衝出

多遠，就被一支射中胸膛的箭揖倒，當場死亡。 J @ 

恐懼籠罩了他的隊伍，士兵們在混亂中四散奔

逃。這兩個耶穌會士才得以從他們隱藏的地方艱難地

逃出來，成了清軍的俘虜。在被俘的過程中，他們都

受了箭傷。

聽說他們是湯若望的同事，豪格親王命令清軍士

兵對這兩位神父以禮相待。湯若望得知他們被俘後，

立即寫了一份奏摺，請求將他們釋放。艾儒略這時已

經被任命為副省會長神父，但是由於混亂的形勢，他

提名傅汎濟為中國北方傳教會長症。傅汎濟命令湯若

望不要將奏摺提交給當局。這兩個囚犯也不希望湯若

望插手這件事，因為在豪格親王的管轄範圍內，別人

的插手對這位仁慈的首讀將是一種侮辱。他們比較願

意被帶往北京，在那裡得到釋放。然而他們不知道的

是，豪格受到攝政王多爾衷的嫉恨。 1643 年，作為皇

太極的長子，豪格本來是滿族大汗的合法繼承人，是



多爾衰阻止了他登上皇位。現在，儘管豪格的戰績十

分輝煌，還是受到擔心會威脅到自己權力的攝政王多

爾衷的排斥。當 1648 年四川的戰事平息了之後，豪格

回到北京，就被押進了監獄。由於看到了寫在牆上的

文字，他指死了他的三個妻子中的兩個，然後自設身

亡。
豪格親王對兩個耶穌會士的仁慈，結果並沒有給

他們帶來好處，他們被送到關押外國人的地方和監獄

裡看管起來。湯若望急忙趕到軍隊統帥的駐地，在那

兒他第一次得知，利類思和安文思因為曾在張獻忠政

權裡做過官，而被視為是強盜和反叛者。這類人通常

是要被處死的。湯若望也受到警告，不要與他們有任

何牽連，否則也將受到懷疑。

湯若望將這些事實報告給傅汎濟，他以他坦率的

個性清楚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即利類思和安文思的行

為是愚蠢的。一且落到暴君手中，他們應該寧死也不

接受官職。而當湯若望為他們爭取到自由的時候，他

們也同樣應該接受自由宜。

安文思極端地憎恨湯若望對他的指責。他認為，

他在被迫的情況下為張獻忠服務與湯若望在北京為滿

族人的政府服務沒有任何區別。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是

反叛者，或者是強盜，所以也不相信滿族人會以處罰

反叛者和強盜的方式來對待他。因此，他以他的邏輯

推理得出結論:他被監禁的處境完全要歸咎於湯若望

的詭計。沒有辦法改變他的這一見解，於是他發起了

一場詐謗和污騁的運動，以無休止的、連珠炮似的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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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來攻擊他的上司湯若望和其他傳教士同伴們。

湯若望默默地為這兩個囚犯做著他所能做的事。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人在被拘禁

期間受到的是客人的待遇，而不是罪犯的待遇。但是

湯若望先是受到朋友們的勸告，而後又受到政府主管

部門和攝政王本人的警告 3 他們規勸和警告他，不要

使自己與這兩個犯人發生牽連 c 他被告知，只要國家

還處於內戰的陣痛之中，攝政當局就不會不尊重軍隊

高級將領的意見，而使這兩個人獲得完全的自由。考

慮到這一境況，湯若望覺得他們目前的處境，是當時

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情況。也許他應該嘗試著向利類

思和安文思充分地解釋白己的看法，但這不是他的性

格。這一情況似乎非常清楚，不管是作為他們愚蠢行

為所付出的代價，還是鑒於當時形勢所迫，這兩個人

為了傳教事業的利益考慮，都必須默默地接受這一

切，直到設法使他們獲釋成為可能的時候為止。如果

他們不理解這點，湯若望也不為自己沒有試圖讓他們

理解而感到內疚。就像聖保祿一樣，湯若望遇到了愚

蠢的人;但又不像聖保祿那樣，他沒有感到高興。

在一個關押外國人的場所拘禁了兩年多之後，利

類思和安文思作為奴隸被轉交給一個滿族官員。湯若

望的影響再一次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的滿人主人實

際上給了他們完全的自由。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

進進出出，他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作為神父所要做的

事。他們甚至還能夠接受捐贈和得到允許建造教堂，

這座教堂是在北京建造的第二座教堂。但是這都沒有



使他們改變態度，安文思繼續他反對湯若望的活動。

即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陣營遭受的兩年可怕經歷，使

他們的判斷力發生了扭曲是極有可能的事。他們情願

相信他們聽到的任何無謂的謠言，由於他們愛聽閒話

是聞名的，所以有大量的謠言傳到他們的耳朵裡。湯

若望生硬的、直率的性格，常常不能控制的暴躁脾

氣，以及對吹牛者、自私自利者和詭辯者的憎惡，已

經給自己樹立了不少敵人。這也說明安文思是一個容

易受騙的人。

這位葡萄牙耶穌會士掀起的這場風暴，直到十七

年之後湯若望去世時才完全平息。在羅馬耶穌會檔案

裡有關此事的信件和報告，整整裝滿了兩大卷宗嚀。

安文思以如此非凡的韌性和能量持續他的活動，在一

段時問裡，他成功地矇騙了很多在中國的耶穌會同

事，使他們暫時疏遠了湯若望。 1649 年 5 月 20 日，傅

汎濟、龍華民、利類思和李方西等人，在安文思的一

封給耶穌會副省會長神父陽瑪諾的請願書上簽了名。

請願書要求將湯若望開除出耶穌會@.其中羅列的十

一條理由中的大多數顯示出，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湯若

望直率的天性，以及他愛說反話和擅長諷刺的幽默。

他被攻擊說，他拒絕服從上白教宗、下至他直接

上司中的任何一個人。這是因為據說他對什麼人說

過，他的上司只有天主和聖依納爵!後來白乃心以同

樣的口氣，用富於想像力的語調，談及他是如何親耳

聽到湯若望關於對上級的尊重和服從的一番話，並說

到他聽了這番話後是如何廠到「極大的悲哀」。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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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去刺破這個道貌岸然的氣球的湯若

望，打斷了白乃心在這個問題上華而不實的論調，他

評論說 r 人人都為自己，而天主為大家。這句話最

好改回到老的見解，即每個人都為自己，而好處最後

都被魔鬼拿走了。 J Qt從對湯若望的詩謗這令人反廠

的報告中，我們很自然地就會對他產生相當的好戲。

他還被攻擊說，他堅持與信仰相反的觀點。這是

因為一個傳教士同伴，在接受了他給的救濟物後，許

諾說將有一個溫和的「可怕的痛苦」在煉獄等著他。

湯若望竟尖刻地說，煉獄裡的「可怕的痛苦」是教士

的誇大之詞，來自科隆的人不相信這個!

在其他的指責中說，他擁有自己的住宅，生活的

方式就像一個高級官員，而不像一個簡樸的宗教人

士，這樣的指責中包含有嫉妒的成分。湯若望所擁有

的地位，是他曾經幾次試圖拒絕接受的。他最終接受

這一地位，僅僅是因為傅汎濟下了命令。可就是這個

傅汎濟，現在卻加入指責和反對他的行列之中，說他

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像一個僧侶了。

事實上，湯若望在北京的漫長年月中，經常是孤

獨地過著異乎尋常的生活。他非常成功地建立了與他

的漢族和滿族朋友們之間的非正式的平民式聯繫。他

自己形容說，他感覺和這些中國朋友們在一起，就像

在家中，就像生活在科隆他的同胞中一樣@。他的房

門永遠是敞開的，他的朋友們只要願意，就可以隨便

地進進出出，甚至皇帝本人，也經常不期而至。他習

慣於走進湯若望的臥室，坐在床上，或者手拿一本書



在屋裡走來走去。其他人也是這樣。所有的客人，當

然在閒談時都有點心招待。(自乃心報告說，湯若望

對客人的關心超過了對物資置乏的修道院的關心! ) 

這就是湯若望平民天性的一部分，他和傭人的友

誼是那樣的自然，與他和皇帝的友誼是一樣的。他使

得他的管家潘盡孝兢兢業業地工作而成為他的知己。

這是他脆弱的地方，他輕率地向他的管家坦誠表達他

對各種人，其中也包括他的耶穌會同事的看法。到後

來，潘某可能以其與湯若望的友誼而洋洋自得，以致

濫用湯若望對他的信任。他對湯若望批評過的人來訪

時的態度是無禮的，而且不止對一個人採取了這樣的

態度。他也效法湯若望天生直率的說話方式，為此，

他使湯若望增加了不少敵人。

在順治皇帝的堅持下，潘盡孝將五歲的兒子過繼

給湯若望做孫子，這個彬彬有禮的少年很得皇帝的喜

愛。皇帝為獨身的湯若望無人給他傳宗接代而深表憐

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在康熙皇帝剛剛即位

後不久， 1661 年 10 月 23 日，下了一道聖旨，命令挑

選一些男孩進入皇家學校，接受培訓，作為將來國家

的精英分子。聖旨道:

「念湯若望失志貞修，終身不娶。手然羈旅，獨

苦無依。順治帝令其撫養一幼童，作為義孫。 J

然後談到准許滿族高層貴族享受送一個兒子進入

皇家學校的特權，聖旨接著說:

「湯若望係外國之人，效力多年，原無妻室，不

必拘例。其過繼之孫湯士宏著入監肆業。欽此。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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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清白、無害的事情，卻成了對湯若望詐謗、

中傷的來源。像一位慈愛的爺爺一樣，湯若望十分溺

愛那個男孩，也樂於與他為伴。據白乃心的報告說，

湯若望經常造訪潘盡孝的家。自乃心的報告是製造了

流言蜜語的典型事例，自乃心自己並沒有目睹任何湯

若望的有罪行為，但仍在報告中含沙射影地攻擊他。

湯若望確實去過他僕人的家，那裡的確是有年輕婦

女， r 甚至小女孩 J ! (無疑是潘盡孝的女兒、短女

和外踴女。)除了喝美酒、吃美昧的點心，湯若望還

參加他們全家的唱詩。白乃心暗示，誰知道會不會有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事情發生!然後這些女人自由地進

出湯若望的住所，誰知道這可能意味著什麼!這裡應

該指出，當白乃心做這些觀察時，湯若望已經是一個

70 歲的老人了。這裡要說明，自乃心在中國僅僅待了

一年，僅有一次出過北京城，而且安文思影響了他正

確觀察事物的立場。在白乃心穿起喜馬拉雅山尋找到

達歐洲的陸路期間，他的頭腦清醒了。到達羅馬之

後，他就熱心於保護湯若望了。

這就是安文思傳播的一種開話。他消息的主要來

源是蔡安托(音譯) ，蔡安托就像鍾鳴禮一樣，是耶

穌會士們熟悉的年輕澳門人，他與安文思在四川時就

在一起，後被安文思帶進北京。蔡某和滿族人有聯

繫，他終日忙於為安文思傳播謠言、搬弄是非。後來

他加入了耶穌會，做一名輔理修士。他於 1670 年死在

廣州的一個關押傳教士的慈善看護所中。在蔡某的生

涯中，他僅僅是一個了解安文思對湯若望的歐惰的年



輕中國人，他只是想做能讓安文思高興的事。而在他

那裡，湯若望是謠言的犧牲品，而不是他實施仁愛的

對象。

在湯若望去世五十年之後，關於他過繼義孫的事

實，竟被歪曲成他納妾和生私生子的醜聞。這種製造

出完全是話毀別人名譽的故事的做法，與教宗使節的

祕書安基利塔( Angelita) 所說的耶穌會士企圖毒害教

宗使節鐸羅( Cardinal de Toumon) 1的故事如出一轍。

這些傳聞是通過嘉布遣會修土諾伯特﹒伯拉托 (Norbert

Platel) 的著作而在歐洲廣泛流傳。他被聖母聖心會士

羅伯特﹒斯垂特 (Robert Streit) 稱作是「一個毋庸置

疑的精神病患者 J 11;。伯拉托用他自己的話承認說:

「三十多年來，我的目的就是要毀滅耶穌會。 J @{自

拉托渴望在葡萄牙有權勢的政客彭波 (Pombal) 的機

構中發揮他的才能，從而做一個領取薪金的作家。彭

波也是仇恨耶穌會的，很多流傳的反耶穌會士傳言都

出自他二人的聯盟。

在湯若望活著的時代，這些荒誕的傳言並沒有什

麼市場，因為其實的事實是眾所周知的。就連極端↑曾

恨天主教、並搜集一切可能的證據以反對湯若望的楊

光先，甚至都沒有提及肚事。如果在北京有人願意相

信此事，他當然是樂於見到的。在激烈地反對耶穌會

士的道明會士多明哥﹒納瓦瑞特(Domingo N avarrete ) 

的著作裡，也沒有提到此事。他的文章總是讓歐洲的

楊森主義者鼠到高興。在楊光先迫害天主教的高峰時

期，他和其他在中國的傳教士們正好在北京。後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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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道被押往廣州。他是不可能放過像此事這樣有趣

的故事的。

那些不信任湯若望的他的同事們，還相信了其他

的謠言，即所謂的「誰知道在緊閉著的大門後面有什

麼事情可能發生」一類的閒話和傳言。傅汎濟被誤導

加入了反對湯若望的陣營，無疑應歸咎於個人的成

見，他認為湯若望說話語氣太粗野。湯若望一定是因

為傅汎濟決定不聽他的建議，在利類思與安文思被押

回北京之前就想辦法將他們救出一事而說了些什麼。

後來，傅汎濟不理睬官方的警告，繼續經常去看望那

兩個犯人一一利類思和安文思=結果他被當著府尹的

面強行拖出來，並勒令離開北京城。傅汎濟沒有遵從

這一命令，而在城中的一個天主教徒家裡躲了起來。

這個時候，傅汎濟認為，湯若望沒有為阻止這個命令

的發布而做任何事。安文思也指責湯若望這一點，在

一份給教廷裁判所的備忘錄中，他暗示了這個意思。

但正確的事實是，湯若望不過是在設法讓傅汎濟留在

京城的嘗試中沒有獲得成功罷了。在衛匡國受新任副

省會長神父陽瑪諾的派遣到北京來取代湯若望在曆局

裡的位置一事上，傅汎濟也做了同樣的事。湯若望並

沒有感覺到，他是被那些密謀反對他的人趕出欽天監

的。

傅汎濟認為他是湯若望的上司，自然將湯若望在

保護他的努力中的失敗看作是對他極大的冒犯。但湯

若望否認傅汎濟仍然是他的上司，碰巧湯若望的厭覺

是正確的。當陽瑪諾被任命接替已經去世的艾儒略而



任副省會長時，耶穌會總會長已經廢除了北方會長一

職。湯若望顯然已經得到這個消息，而傅汎濟還沒得

到。實際上，總會長已經任命傅汎濟為較高級的巡察

使，但無論是湯若望還是傅汎濟都還不知道。根據湯

若望的看法，那個時候他是傅汎濟的上司，他是不希

望在北京留下一個誤信有關他的每一個無聊謠傳的人。

在這件傷害他的自尊、從而影響他的看法的事件

發生之前，傅汎濟對湯若望持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評

價。這很清楚地表現在 1641 年 2 月 2 日他寫給耶穌會

總會長的信裡:

「在天主和耶穌會面前，湯若望神父是最值得讚

揚的......我們在中國做的每一件事之所以能成功，都

依賴於他的工作和他的熱情。就是他的工作和熱情，

支持了我們在北京的事業。 J @ 

另一位年長的領導，在短時間裡良好的判斷力也

被安文思持續、猛烈的攻擊所征服，他就是龍華民。

龍華民和湯若望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根據個人的觀

察，他知道那些對湯若望的指責是不其實的。然而，

安文思的攻擊如此猛烈，就像連珠炮一樣，硝煙瀰

漫。上了年紀的龍華民認為，既然如此，一定有些緣

由。但他受騙的時間不長，在 1651 年 8 月，龍華民寫

信給幾乎是雙目失明的陽瑪諾(是由別人念給他聽

的)。信中力勸說，利類思和安文思應離開北京。他

說，他們正在使天主教徒聲名狼藉，縱容幾個因個人

成見而反對湯若望的人，將對湯若望的好名聲造成損

害。使龍華民轉變對湯若望不信任態度的，是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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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穆
1656) 
會士，

E 賣主峰(1603-
1662) ，義大利籍耶
穌會士， 1637 年來

箏。

對湯若望關於貞操方面的指責。龍華民是湯若望的告

解神父，他知道那些譴責沒有一絲一毫是事實。他寫

道 r 我作為湯若望的告解神父，向閣下保證。我發

誓這位好神父是完全純潔和清白的。 J @ 

使湯若望得救的，是副省的三名顧問神父，即潘

國光、穆尼閣 (Jean-Nicolas Smogulcchi) 1 和賈宜睦

(Jérôme de Gravina) II 的良好識別力，以及羅馬教會

高層當局在處理這一事件上的清醒頭腦。他們對指控

的每一件事的徹底調查，使得湯若望罪名被完全地和

一再地澄清。說得最多的關於反對他的言論就是，他

長時間住在北京，經常是一個人，沒有遵從受約束的

僧侶生活規定;強調他天生是獨立的，也無疑是粗暴

的性格。在一份寫於 1652 年 6 月 3 日的、給耶穌會總

會長皮可洛米尼( Piccolomini )的明察秋毫的報告裡，

穆尼閣為湯若望洗刷罪名，並對與這一爭論有關的所

有人，都做出了理由充分的判斷。關於湯若望，他

說 r 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相當粗擴的男人，非常

暴躁，性格乖僻，是典型的德國人。 J@穆尼聞是個

波蘭人。總會長在沒有接到湯若望或巡察使的報告之

前，在 1653 年 12 月 12 日的一封表示信任的回信裡

說，湯若望不能被壓制或者被開除出耶穌會，如果誰

試圖做任何這一類的事情，都將是無效的@。

1653 年，陽瑪諾派遣潘國光到北京來做調查。潘

國光是傳教團裡最為公正的一個人，他的判斷力得到

所有成員的尊重。在他逗留北京差不多兩個月的時問

裡'他對那些指責進行了詳盡的察訪。他給陽瑪諾的



正式報告是對湯若望所受指責的全面清除:

「我，潘國光，耶穌會土，受本修會陽瑪諾和中

國副省會的委派，擔任 1653 年在北中國的巡察使。在

1653 年 6 月，我訪問了耶穌會北京定居點，憑自己的

所見所聞充分地了解那裡的情況。我認為那些損害了

本修會的成員、北京定居點的負責人一一湯若望的名

譽和好名聲的指控，是某些少數報復者製造的謊言和

詐謗。他們企圖在修會的兄弟之問惹是生非，於是信

口開河。其原因是由於他們曾想得到湯若望的幫助，

但是沒有達到日的。根接這些事實，我保證並且確

定，事實上所有的指控都是建立在這些邪惡的人的想

像和幻覺基礎上的。甚至利類思和安文思神父都向我

承認，他們沒有目睹湯若望神父的這些事情。相反

地，他們只是聽了一些無聊的閒話。而關於這些開

話，我斷然地確信全是謊言和詐謗。 J @l 

要原諒安文思是不容易的。在 1662 年 5 月 12 日

給總會長的一封信中，自 1660 年開始就給湯若望作助

于、頭腦始終比較清醒的南懷仁，評論說 I 也許天

主會寬恕我們這些津津樂道於詳謗與謊言，而且以謊

言助長了這一罪惡的神父們。 J íì; 

比對湯若望個性的攻擊帶來更多麻煩和較嚴重的

潛在威脅的，是為動搖他在欽天監的領導地位而做的

努力。關於他身居這一官職是否適當的問題，在這之

前就已經被作為副省會長神父的艾儒略提出來了，但

是這個疑案被擱置了。而安文思又舊事重提。在 1649

年 9 月 6 日，他寫了一份長達 36 頁的不公闊的關於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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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與欽天監關係的控告書，傅汎濟也署了名@。安

文思顯然是找到了一個使他在被拘禁期間能夠打發時

問的辦法。

一週以後，傅汎濟簽署了另一個文件，聲稱是副

省會長神父陽瑪諾和傳教圈其他九名神父的觀點，其

中列舉了十條理由說明為什麼湯若望應當辭職@。應

該記得，湯若望曾經冒著觸犯皇帝的危險，多次要求

原諒他不能接受這一任命，只是由於服從了這同一個

傅汎濟下達的命令，他才接受這一職務。遇到了這樣

的事，湯若望沒法不發脾氣 3

關於這份文件，有一、兩件重要的事。一篇簡短

的導言陳述了包括陽罵諾和其他九人在內的支持對湯

若望指責的原因，成為他們協商的記錄。然而令人奇

怪的是，他們給出的十條理由與安文思於一週前在文

章裡提出的十項論點簡直一模一樣。以偵探的推理進

一步質疑的是，顯而易見第二份文件的書寫筆跡就是

安文思自己的筆跡。當陽馬諾和其他人確實同意湯若

望應該離開他的職位時，他們是否想出這十條論點是

值得認真懷疑的。同樣非常值得懷疑的是，陽瑪諾是

否將他們協商的記錄寄到北京。十分清楚，這些論點

就是安文思自己的，雖然安文思可能不是存心地行

騙，但事實上他的確至少是欺騙了在羅馬的耶穌會檔

案的保管人。在檔案中，這一檔是屬於陽瑪諾的。然

而與耶穌會檔案保管人不同的是，湯若望是知道這一

檔的來龍去脈的。

在那兩本小冊子中用到的十項論點可以減少到兩



項:耶穌會中發過願的成員受到特殊誓約的約束，他

們自己應拒絕接受高級官職;這個官職的職能，據說

使湯若望陷於合作搞迷信活動之中，因此致使他遭受

被逐出教會的懲罰。

從歷史上看，這似乎是肯定的。耶穌會第一任總

會長聖依納爵曾經考慮的、在第四誓約中提到的高級

職務，是指在教會中的職務。他想使他修會的成員避

免因教會中職務的晉升而發生爭門。但是，教宗伍朋

八世對這一誓約的解釋，似乎也包括了世俗的高級官

員。然而正如同湯若望十分恰當地指出，在歐洲一般

的實踐情況已經使人很清楚了，這一禁令並不是指要

拒絕接受一個自然科學學院的職務，而這種單位的領

導職務與湯若望擔任的欽天監的職務是相似的。他寫

道 r 看看我們的學院，大學的校長們所熱中的高級

職務，在很多方面要比我這個官職顯赫得多。 J @ (很

多歐洲大學的頭兒們仍然冠有相當顯赫的頭銜，以懷

念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出色的校長們。)儘管這一觀點

是非同尋常的明智，但很多耶穌會士對這個問題仍有

很多話要講。很多信件，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過

漫長的海路寄到了羅馬。南懷仁在 1662 年 5 月 12 日

的信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這裡有一個搞不正當

地受到名譽損害的人恢復名譽的自然法則，這一法則

應優先於任何可能的、關於反對接受顯要職務的明確

禁令。湯若望有很多優點，中國的傳教事業從他那裡

得到了極大的好處，這本應使他受到人們的尊敬，但

是事實則與此完全相反，他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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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忍受了如此惡毒的詐謗與中傷。僅此一項. J 南

懷仁寫道. r 我就認為他應該得到這個榮譽。我毫不

猶豫地請求給他這個榮譽，只有以這個方式，才能不

僅在北京天主教徒眼中，而且在全中國其他知道他壞

名聲的人中，使他恢復他應得的榮譽。 J

這個問題最後被教宗解決了。耶穌會代理總會長

在 1664 年 4 月 12 日給金彌格的信中寫道:

「我們已經看到了南懷仁關於湯若望接受官職一

事的文章，也看到了湯若望自己寫的一篇短文。我們

的欽定檢察員認可了這兩篇文章。我們下令，湯若望

繼續擔任他現今擔任的官職，為了更好地傳播天主

教，為了主的榮譽，不要有任何的畏懼。最近教宗和

我們協商了關於湯若望擔任官職一事，我們的回答

是，我們發過願的神父做有利於傳播信仰的事情，應

該承認其合法性。如果必要，他將不受所發誓言和上

級命令的約束。這是可以被允許的。 J '這

第二個反對湯若望的理由，最後也得到了解決。

但是在解決之前，有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發表出

來，其中絕大部分是從安文思的筆下流出的。一個在

遙遠菲律賓的道明會士，也加入了對湯若望的攻擊。

他寫了一份冗長的指控狀寄到羅馬，要求以嚴厲的措

施來懲罰湯若望@。衛匡國受派遣經過遙遠的路程到

達羅馬，對這一公案進行申訴。羅馬學院的那些有學

問的神學家們研究了這一問題。

湯若望在給顧問們的大量信件中巧妙地保衛自

己，最後，他在 1652 年第一次給耶穌會總會長寫了一



封信。他的回答是極具個性的簡短、尖銳和直率。如

果說，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裡，他以沉默來忍受安文思

和利類思強加在他身上的侮辱和排謗，他在 1654 年 10

月 6 日給總會長的信中說，這是因為他對天主的保佑

比對他的同事和上司更有信心。「人們的關心是無用

的 J '這是他對他們的信賴的描述， r 寄希望於主的

人永遠不會嵐到迷惑 J '這是他的結論及一份誠懇的

情感。但是他的文字中不無諷刺之意@。

曆書為迷信活動服務是沒有問題的，但同時它也

是正當的、為平民服務的。為一些公開的活動確定吉

利的日子要根據曆書的規定。問題是作為欽天監首腦

對此負責的湯若望，是否真的熱心於和迷信勢力進行

違背教義的合作。最終這個問題要以道德、神學的公

認原則，和與之有關聯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方式加以

解決。

在 1655 年 8 月 3 日，由羅馬學院的五名神學家組

成的委員會宣布了一項對湯若望不利的決定@。他們

堅持認為，湯若望直接負責的那部分曆書是不存在迷

信色彩的，但是他處於欽天監首腦的位置，就決定了

他起碼要對他全部屬下的工作負間接的責任。他的一

些屬下是沾染了迷信信仰的。因為這一觀點似乎建立

在對湯若望工作性質的誤解基礎之上，所以爭論還在

繼續下去。在 1660 年的 3 月，接著又在 1662 年的 5

月，湯若望寫信給總會長作進一步精確的解釋@。意

見分歧是如何地廣泛而尖銳，可以從下面這件事情看

出:與曆書一道，湯若望出版了一本以中文解釋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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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單商滿(159日ι

1660) ，葡萄牙籍耶
穌會士， 1629 年來

巷。

的小冊子。在 1662 年 11 月 28 日，郭納爵剛剛結束了

他為時三年的副省會長任期，他寫信給總會長，尖銳

地批評了湯若望的小冊子@。然而在同一年的 5 月 12

日，南懷仁寫信告訴總會長，即使湯若望沒有做其他

的事，僅僅憑這本小冊子就應該為他在傳教編年史中

贏得值得紀念的地位。

「他所做的不僅僅是在這本書中清除在數學局

(即欽天監)裡的迷信，其中確實有一些事情是可能

與迷信有關的，而且他還以他顯著的權威和理智，反

駁了中國人迷信的本性。這部書有包括天主教徒和非

天主教的所有數學家們的簽名，有主要官員的簽名，

還有為此書撰序的大學士胡某的簽名。他不僅同意，

而且贊許湯若望的這些解釋 J

巡察使雇西滿 (Simão da Cu曲a) 1 自己是支持湯

若望在欽天監任職的。他委託白乃心攜帶一份要求一

個最後決定的申請書到羅馬=於是這個問題再一次被

提交到羅馬學院的一個神學家委員會。他們曾在 1664

年 1 月 1 日做出定論，即湯若望參與合作的僅僅是具

體的工作，風險很大，但其性質是正當的@ 0 代理總

會長、也是後來的總會長歐里瓦 (Oliva) 在通知墨西

滿這一決定時，加上了一句:至於有關的第四項誓

約，湯若望所擔任欽天監的領導職務，是一種有關自

然科學的學院式的職務。其官職還比不上那些樂於在

歐洲某些大學裡擔任職務的人高，其許可權也比不上

那些有著極大權力支配學生的教師和年級主任。他因

此認同了湯若望明智的選擇。作為結論，歐里瓦指示



塵西滿:

「鼓勵湯若望為了天主的榮耀高高興興地繼續擔

任這一職務，而且如果可能的話，準備挑選我們中間

的一位作為他的繼承人，這樣當主召喚湯若望神父並讓

他進入天國的時候，這個人就可以填補他的位置。 J@

湯若望終於贏得了這場曠日費時和令人厭煩的戰

鬥。但是他究竟是否獲悉了他得到最後勝利的消息，

是值得懷疑的。可能當這一決議到達北京時，他已經

去世了。安文思從不放棄，他仍然試圖贏取最後的定

論。在 1666 年 10 月 10 日，即湯若望死後不到兩個月

時，安文思寫信給巡察使德伽馬 (Luis da Gama) l' 力

勸以後像此類的任命(即欽天監監正)應加以拒絕!益。

顯然他又失敗了，耶穌會士一直擔任著欽天監的首

腦，直到耶穌會被強行解散。從那以後，遣使會的神

父繼續出任此一職務一直到 19 世紀，而且並沒有對信

仰的純潔性造成任何明顯的傷害。

@本章及第二十章的主要史料來自下列著作 湯若望著 Mé

m01res 、衛匡國著 De bello Tartarico hístorÍa (羅為 1654 年

版)、聶仲遷( Adrien Grelon) II 著 Hís的're de 1a Chíne sous 

1a domíníatíon des Tartars ( 巴黎 1671 年版)、魯日滿著Hís

torÍa Tartaro-Síníca nova (美國盧文尼 Lovanii 1673 年版)以

及 Emíníent Chínese 等著作。湯若望是在北京發生的事件的

目擊者。衛匡國也是那些年發生的很多事件的目擊者，他

第十九章適者生存/221

I 德;你為{ 1610-
1(12) ﹒葡萄牙籍耶

穌會士， t級2年起任

中蠻、 g本巡察後，

1670 年jIj澳門。
11 義才中遜(l614-

16(9) ，法獨籍耶穌
…舍去 .1656年來箏。



222/巨人的代(下)

離開中國是在 1651 年，但是最終完成他的論述是根據了他

所收到的來自中國的信件。從 1666 年到 1671 年 聶中遷、

春日滿和其他一些傳教士一同進入廣州、卜從那些傳教士那

裡 他們收集了第一手資料、以此為基礎寫出了他們的著

作。

@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159 頁可注釋 13 。

@引自同上書 170 頁。

W Emíníent Chínese, 1, 37-38 頁。

@安文思所寫的關於他們這一經歷的詳細報告見ARSI， Jap-Sin 

127, 1-35 頁。利類思的陳述發表在安文思著 NouveJJe reJa

tíon, 375-385 頁。

@EmíníentChínese, 1, 38 、 280 頁中說道 張獻忠被f芋，然後

被處死，但當時安文思就在現場。

@艾儒略於 1642 年 2 月 12 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維利契的信，

見 ARSI， Jap-Sin 161 , 11, 242-243 頁。在檔中他承認他接到

征命是在 1641 年 1 月 3 日，而任命狀從羅馬發出是在 1640

年 l 月 4 日。差不多兩年的行程在當時是正常的?這給管

理增加了極大的困難。這樣的事不止一次 即被任命者死

前還沒有接到他的任命狀。

@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253-254 頁。

@見 ARSI， Jap-Sin 142 、 l的。

@見 ARSI， Jap-Sin 142 '注釋 II 0 

@白乃心關於湯若望的解釋，在他於 1660 年 6 月 5 日的報告

裡。見 ARSI， Jap-Sin 143 , 148-159 頁。

@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254 頁。

@同上書， 251 頁，引自黃伯祿《正教奉褒>> (徐家匯 1904

年第四版) ， 1， 43 頁。

@前面所引 Streit 之書， VI, 136 頁。

@ C, P. Platel Norbert 著 Mémoíres hístoriques sur les a品的sdes



Jésuítes avec Je Saínt Síege (里斯本 1766 年版) ， 1 ， 8 頁。

@見 ARSI， Jap-Sin 161 ， 11， 228-229 頁。

@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260 頁，注釋 39 。

@見 ARSI， Jap-Sin 142, 142 卷，注釋 39 0

@AR鈕， Lus 抖， 11, 394-395 頁。

@潘國光給湯若望留下一份這一報告的副本，湯若望在 1654

年 10 月 6 日給總會長的信中以葡萄牙文全文引用了這一報

告。見 ARST， Jap-Sin 142 .注釋 44 。

@AR紹， FG 730, regis 3, 1662 。

@見 AR妞， Jap-Sin 161 ， 11， 242-243 頁。

@見 ARSI， Jap-Sin 127， 11， 242-243 頁。

@湯若望著 Mémoíres， 156 頁。

@ARSI, Lus37, 11, 394v-395v 0 

@見 ARSI， Philippines 127 ( ((耶穌會檔案》菲律賓卷) , 11, 

259-280 頁。送到羅馬教廷傳信部的這一冗長的攻擊湯若望

和曆書的指控狀，是如何從耶穌會檔案裡找到的，是一個

奇蹟。它的作者是 Virrorio Riccio 。他是反映那時普遍現象

的一個例子。雖然 1651 年當他撰寫這本小冊子縛，他從未

踏足中國、只是到菲律賓不到兩年的時間?僅僅剛剛開始

學習初級的廈門方言、但他毫不猶豫地象個權威似地給傳

信部提交論文 解釋法若望掃毒草的中國曆書 甚至解釋遠

在北京的湯若望「受詳謗 J 的生活方式。

@見 ARSI， Jap-Sin 142 注釋 44 。

@見 ARSI， Jap-Sin 142 注釋 46 。

@見 ARSI， Jap-Sin 142 注釋 50 、 51 。

@見 ARSI， F G730, regis 1662 。

@見 ARSI， Jap-Sin 142 注釋鈞。

@見ARSI， F G722, regis3 .注釋 5 。

@見ARSI， Jap-Sin 142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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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紅色的頂戴和金色的鶴

明王朝復辟的希望取決於中國人反對外族統治的

勢力，以及多得驚人的有能力的領導人的忠誠@。然

而，最沒有理由支持業已傾覆的帝國的東林黨，它的

成員們最終被證明是王朝最忠誠的支持者。他們已經

與腐敗和無能鬥爭了若干年，並且在政府裡產生了影

響。當他們曾經反對過的那惡勢力最終導致了王朝的

覆滅時，人們可能猜想，他們會因為事態的發展正像

他們所預料的那樣而竄到滿足。但是與此相反，一般

來說，他們被證明是清朝新政權最不妥協的反對者和

南明小朝廷最堅定的支持者 c 在恢復明王朝事業的最

後的和最接近成功的努力中，身為天主教徒的領導者

們扮演了主導的角色。

恢復這個業已傾覆的王朝的努力，註定是要失敗

的。它是被那些導致了最初衰落的各種因素打敗的。

除了一個人，即唐王可能例外之外，南明小朝廷的繼

任者與為他們服務的那些人一樣都是些無忠誠可言的

卑劣傢伙。

第一次試圖恢復王朝的事情發生在南京。 1644 年

5 月 17 日，崇禎皇帝的死訊傳到了這一南方都城，給

那裡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衛匡國寫道1""那時我在南

京。在那兒，我目睹了所有人在精神上極度的驚慌失

措。這種情緒一直蔓延到朝廷領導層的官員們身上。

直到從皇室家族中挑選出一個新皇帝，即弘光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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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們的情緒才安定了下來。 j

被提名的人是福王 1 ，當 1641 年他的父親在河南

被李白成敬頭的時候，他和他的母親逃到了湖北，後

來又到了安徽。他是由反動黨派推舉的人選。大多數

反動分于們已經放棄了被他們自己毀掉的王朝，少數

一些人認為，他們找到了擠進新朝廷的一個機會。他

們中的一個典型就是任安徽鳳陽總督的馬士英 II 。南

京政府中正直黨派的首領是史可法 m ，一位具有高尚

情操的人。在左良玉w的支持下，史可法力主擁立雖

然被認為缺少才幹、但不像福主那樣沉酒酒色的路王v

為皇位繼承人。但是馬士英集合了足夠的政治支持，

否決了他的主張。

除了史可法和左良玉，集結起來支持南京小朝廷

的其他東林黨成員還有黃道周 Vlf日塵式輯。黃道周，

一位哲學家、藝術家和作家，早已在北京反對反動分

子的鬥爭中成為著名的領袖，當時他位居高官。 1638

年，他被他的政敵排擠出北京，到江西去做一個次要

的官員。這時南京小朝廷任命他為禮部尚書。種式耙

被任命為南京應天府丞。

1644 年秋，南京朝廷派出一個使團到北京，向清

政府建議，滿族人退到長城以北，作為回報，明朝廷

認可長城以北的所有疆域歸其所有，並且每年付白銀

十萬兩。多爾衰拒絕了這個建議，並提出一個反建

議，即如果南明朝廷放棄對北方省份的要求，接受其

作為一個獨立的王國存在的話，清政府也答應不給他

們找麻煩。一心只追求私利的馬士英傾向於接受這個

I 造極提到的福

丕 φ 史上述褔王朱常

沌的兔子朱自棋。

11 Ji尋士笑，字瑤
草，寶勝人﹒萬曆四

十七年進士，曾任兵

，哥哥哥月朝廷的

III 史1if法(1602.

1645) ，字憲之，祥

符人，崇禎元年進
去，任南朝朝廷的兵

部尚書兼大學士。

!V 左良玉，字崑

山，臨清人，明軍將

緒。

V 游玉，事朱常

游，明穆PH藍皇帝宗

之後。
VI 黃道灣(1585.

1646) ，字幼玄，海

濤人?
士，

部損害F 、

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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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但是南明朝廷迫於史可法的堅決反對而沒有同

意@。

肇始於萬曆時代並一直持續的腐敗政客與正直官

員之間的派系門事，在南京又戰端重聞。馬士英通過

行賄受賄、敲詐勒索和公開的、不知羞恥的賣官醬

爵'摟取了對南京朝廷的控制權;被彈劫之後，他又

通過行賄的手段而重掌朝廷大權。馬士英以派史可法

駐守揚州的手段將他排擠出去。黃道周也離開了南

京，塵式耙則被派往廣西做巡撫，左良玉決定用武力

驅逐馬土英。他統率其所屬軍隊向南京進發以「清君

側 J '馬士英則從北方召回軍隊來防左良玉，這樣就

削弱了對清軍的防禦。左良玉在到達南京之前突然於

1645 年 4 月 29 日晚死去 c

這一派系爭門的進程被清軍掌握了。 1645 年 5 月

13 日，多鐸率領的一支清軍出現在揚州城外。史可法

拒絕了一切勸降，領導軍民保衛這座城市長達七天之

久。當揚州被攻陷後，多鐸為揚州軍民的頑強抵抗而

激怒，大肆屠殺城內居民主 2

兩週之後，清軍抵達南京，叛臣馬士英未作任何

抵抗，清軍兵不血刃就進入了南京城。馬士英逃到了

斯江，在那裡游王拒不接納他。福王則逃往鄰省安徽

的蕪湖，被他的一名官員抓起來送交給清軍。他被押

往北京0)，於第三年死去。 I

這時，兩個皇位的競爭者出現了。 1645 年 8 月 18

日，一夥忠誠者在福建宣布唐王即位為皇帝 II 。唐玉

是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的第八代孫。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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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斯江，魯王 l' 朱元璋的第十代孫，宣布為「監

國」。旨在使這兩個小朝廷和解的一切努力都失敗

了，它們也都是短命的。魯王的軍隊在張國維 II 的統

率下贏得了最初的勝利，在 1645 年 12 月將清軍趕回

到錢塘江。但是在來年的 6 月，由於另一個將領方國

安的背信棄義和腐敗無能，使清軍得以橫掃湖江省。

魯王逃到了舟山畫島，後來他宣布退位，直到 1662 年

結束生命，他是唯一一個自然死亡的明末藩王。

隆武帝的主要支持者是黃道周。黃道周因為厭惡

腐敗政客馬士英，而於南京陷落之前離開了那裡。這

時他促成唐王起事，官拜戶部尚書和首席大學士，但

是軍隊的大權掌握在海盜鄭芝龍于裡。黃道周~使其

政府脫離鄭芝龍的努力，使他失去了鄭的支持。黃道

周於 1646 年進軍江西。 2 月 9 日，他戰敗被俘，解往

南京。洪承疇試圖勸說他背叛明朝廷，但是就像很多

其他的東林黨人一樣，黃道周對此堅決地加以拒絕，

於 1646 年 4 月 20 日慷慨就義。

當 1646 年 9 月 30 日，清軍在豫親王多鐸和李成

棟將軍的率領下橫掃福建的時候，沒有遇到任何反

抗。鄭芝龍投降了他們。 10 月 6 日，隆武帝落到了鄭

芝龍手中，被立即處死。他，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

一個真誠勇敢的愛國者、才華橫溢的作家和博覽畫書

的學者，原本是最有希望的王朝繼承人。在他生活在

江蘇常熟期間，曾經與畢方濟結成親密的朋友。在他

被推舉為皇帝的四天之後，他在給畢方濟的信中寫道:

「我被迫接受了帝國的重任。你認識我已經二十

I 魯玉，名朱以

海。



228/巨人的一代(下)

E 災害稱其為「永
曆帝 J^^ <l

年了。我發誓要光復我祖先所管理的這些省份，做對

百姓有益的事情。請你作為我的老朋友前來輔佐我。

我已經三次寫信邀請你了，現在我將要任命你做一名

軍隊將領，然後賦予你一個使節的任務。你考慮怎

樣?愛我，輔佐我，給我鼓勵。 J @ 

畢方濟到福建加入了隆武帝的陣營，但是拒絕在

他的政府裡擔任官職，只是答應返回澳門為他的事業

尋求幫助。

南明朝廷最後一個繼承皇位的是永明玉，或者根

據 1646 年隆武帝給他的封號稱為「桂王 J I 0 1646 年

12 月 18 日，他在肇慶被擁立為皇帝II 。肇慶是六十四

年前利瑪竇開始其中國生涯的地方。永曆帝的主要支

持者是三名天主教徒:塵式耙(聖名Thomas) 、焦禮

(聖名 Luke) III和太監龐天壽(聖名 Achilles) 。作為

文淵閣大學士和戶部尚書，塵式耙成為新政權中的關

鍵人物。

桂王(永曆帝)是萬曆皇帝的孫子，缺少勇氣和

才幹。當他的支持者們英勇地抵抗清軍的時候，他的

主要時間就是花在從一個城市逃跑到另一個城市。 1647

年 1 月 20 日，廣州陷落，永曆帝逃到了廣西的桂林。

當清軍逼近桂林時，他又逃往全州。這之後，單式耙

又加封兵部尚書，身兼數職。從 1647 年 4 月 18 日到

1648 年 4 月 14 日之閉，清軍曾三次圍攻桂林城，每一

次都遭到了以塵式耙和焦薩為首的軍民的頑強抵抗。

塵式耙等依賴從澳門得來的大炮，加強了他們的防

衛。桂王為表彰塵式耙英勇作戰的事蹟，封他臨桂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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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爵位，並任命他為太子太傅。 1648 年，明軍取得了

一系列的勝利，光復了除福建以外的南方各省，其事

業的氣數達到了頂點。但在隨後的一年裡，由孔有

德、尚可喜、耿繼茂為首的兩支清軍成功地穿越湖

南、江西兩省。在圍攻了八個月之後，於 1650 年廣州

第二次陷落。三天以後，桂林被攻破。塵式和和他的

助于張同敞被俘1 0 孔有德試圖勸說他們轉而效忠清王

朝，但遭到失敗。孔有德非常想使塵式耙活下來，他

允諾，只要他肯按照滿族人的要求剃頭梳辮子，就給

他自由。塵式耙堅決拒絕服從滿族人的髮型，結果他

與張同敞一道被處死。

在身陷囡囡、等待被處極刑期間，他們將時間用

來吟詩作賦。他們死後，這些詩歌以一個非常恰當的

書名一一〈豪氣吟〉而出版@。

在廣州陷落之前，永曆帝從肇慶逃往梧州。當他

得知雇式耙被俘後，就向西逃到更遠的南寧。節節進

逼的清軍迫使他向西越逃越遠， 1652 年 3 月 15 日，他

到達貴州省的安隆。在那裡，他將他的小朝廷又維持

了四年。

在這一時期，信仰天主教的龐天壽成為政府中的

一個重要的角色。他也在轉變皇室成員成為天主教徒

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龐天壽是在他曾經效忠的唐

王(隆武帝)死去之後，轉而支持桂王(永曆帝)

的。他將耶穌會土崖安德 (Andreas Koffier) II 介紹給

這位最後的南明皇帝，龐天壽熱心於使皇室家族中婦

女們皈依天主教的工作。 1648 年，塵安德給永曆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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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即皇后施了洗禮，她取「安納 J (Anna) 為聖

名，永曆帝的母親取了「瑪利亞 J (Maria) 的聖名，

他已故父親的合法妻子則取了「海倫娜 J (Helena) 

的聖名。

1648 年 5 月 24 日，在皇后受洗之後不幾天，就給

永曆帝生了個兒子。塵安德要求他的父親，即永曆帝

同意讓他的兒子成為一名天主教徒，並答應不強迫他

娶多於一個的妻子，否則就不給孩子施洗。永曆帝先

是拒絕了，但是當這個孩于得了重病，瀕臨死亡之

際，他收回了自己原來的話。於是孩子受了洗，取

「康士坦丁 J ( Constantine )的聖名。事後證明，這

個名字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

1650 年 11 月 4 日，那位皇太后海倫娜，先後致函

教宗諾森十世和耶穌會總會長，請求他們為明王朝祈

禱，並向中國派遣更多的傳教士 2 龐天壽也在 11 月 1

日寫了內容類似的信件。那時在永曆帝朝廷裡的崖安

德的助于←彌格 (Michael Boym) 1 '被指派將這些信

件送往羅馬@。

←彌格於 1651 年 1 月 l 日從澳門做程，一名中國

天主教徒一一安德魯程陪他一道上路。安德魯程也許

是第二個訪問羅馬一一這座永恆城市的中國人。第一

個是在幾年之前，即 1650 年到達羅馬的程維新(聖名

Emmanuel) ，他在那以後就進入了耶穌會士的見習

期。←彌格和他的同伴從海路航行到臥亞，然後登

陸，穿過大蒙兀兒王國、波斯帝國、亞美尼亞、小亞

細亞，到達士麥那 (Smyrna) (土耳其一港口城市) , 



第二十章 紅色的頂戴和金色的鶴/231

從那裡他們乘船前往威尼斯@o

善良的←彌格在進入反對者的巢穴時擲踢不行。

到達威尼斯後他沒有首先與耶穌會總會長交談，就晉

見了威尼斯共和國的總督，將所攜帶的來自龐天壽的

一封證明自己使命真實性的信件呈給他。為此他招致

了耶穌會總會長哥斯文﹒尼可 (Goswin Nickel) 對他

的憤怒。總會長認為這種做法與←彌格的身分不符，

認為他應當以一名使節的身分晉見自己。而且總會長

也不是一個容易息怒的人。 1653 年 2 月 21 日，←彌格

從洛雷托 (Lore1to) 1寫了一封信，解釋他將國書呈交

給威尼斯總督的原因，結論是:

「出於這些和其他的原因，經幾位紅衣主教的認

可，我希望能使這次出使公開化。但是如果這使您，

尊敬的閣下鼠到不快的話，我願意從理智上和意願上

表示服從。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只要得到您的第一個

信號，就馬上到羅馬去，或者立即返回中國，甚至付

出我的名譽和健康為代價，也在所不惜。」悔

當←彌格到達羅馬時，他發現自己處於一場相當

劇烈的風暴中心。說他是一個吹牛大王的指責撲面而

來，說他根本就沒到過中國，說他的信件都是偽造

的，說他的所謂使命是耶穌會士為了提高其聲譽而發

明出來的用以欺騙教廷的愚蠢詭計!←彌格則一定開

始渴望在飽經戰火的中國的相對寧靜和簡樸的生活了。

←彌格有能夠證明他使命真實性的充分證據:澳

門教會負責人宣誓作證的證明，耶穌會日本中國巡察

使德﹒瑪亞 (Sebastiao de Maya) 、麥里亞波 (M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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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印度一地名)大主教和衣索比亞酋長寫的信件，

但是對他的詩謗和中傷的聲音還是難以平息。←彌格

和他的同伴在羅馬苦苦等候了三年。在這期間教宗諾

森十世去世了，於是教廷長時間的懷疑和漠不關心的

局面才被打破。教宗歷山七世於 1655 年 12 月 18 日給

明皇太后和龐天壽寫了回信。耶穌會總會長也附上了

他的答覆，這是在同年的 12 月 25 日。今天，他從明

朝廷帶到羅馬的、並且使他在將它們呈獻給教廷的過

程中遭遇如此多麻煩的信件，都保存在最珍貴的梵蒂

岡檔案中@。希望九泉之下的←彌格知道這一點，會

廠到欣慰。

教廷的答覆則從未到達它們的目的地。←彌格和

安德魯平里於 1656 年年初從里斯本起航，於 1658 年 8

月到達東京(譯者注:今越南河內地區)。這時明皇

太后已於 1651 年 5 月 30 日死於廣西的田州。種安德

也死於第二年的 1 月 4 日 e 那時他正和南明小朝廷一

起逃難，他與其他難民走散了，落在了滿族人手裡，

當場就被報掉了;那個虔誠的信徒一一龐天壽死於

1657 年;桂王的朝廷到了土崩瓦解的最後時期。這些

可怕的消息無一傳到←彌格的耳中，他在東京寫於

1658 年 11 月的最後一封信還充滿著樂觀情緒。他認

為那個皇太后始終還活著。他還聽說，龐天壽率領著

一支由大象武裝起來的軍隊猛攻滿族人的隊伍。受這

些消息欺騙的他從東京的官街取得了簽證'潛入廣西

省，徒步走了六天的行程。直到這時，他才從人們的

閒聊中得知南明徹底毀滅的消息。面對正在一直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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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軍，他只好回頭向東京逃去，但在邊境處停止了

腳步。他託人指信給在東京的兩位耶穌會土，請他們

為他申請一份可以返回東京的通行證。但是這個消息

沒能揹到，嚴重的荊疾耗盡了←彌格的體力，使命的

失敗又使他心力交庫。←彌格於 1659 年 8 月 22 日突

然死亡，虔誠的安德魯程將他埋葬在中國與東京的邊

界線上。

這些年，當←彌格正在履行為明王朝服務的毫無

希望的使命時，湯若望這顆燦爛的新星正在大清的天

空上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儘管安文思以最大的努力要

把他射下來。 16日年 2 月 1 日，雖然只有 12 歲、但卻

遠遠比這個年齡要成熟的順治皇帝廢除了攝政體制，

親自處理政事。迅速增進的皇帝與耶穌會士之間的關

係是史無前例的。

順治皇帝樂於與湯若望交往，也很依賴他的忠告

和建議。除了「瑪法」這個滿語中與「祖父」意思相

同的表達方式之外，他對 60 歲的湯若望從不用其他的

稱呼。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確實更像祖父與孫輩，而不

像是皇帝與臣民。

通常臣子們給皇帝的奏摺只能間接地通過特定的

機構轉交，而湯若望則被允許直接呈遞奏摺。不論在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他都能找到皇帝。而按規定，

在固定的日期，欽天監監正本來應該是與朝廷其他各

部的長官一道上朝的。但是因為湯若望做彌撒與朝臣

上早朝在時間上有衝突，所以他就被允許不上早朝。

1651 年 10 月，皇帝下令:湯若望在以後晉見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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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叩頭的禮節。享受這種特權的，只有包括四名尚

書在內的六名大臣。上朝時，皇帝坐在寶座之上，而

湯若望則坐在放在皇帝前面的一個軟墊子上。

在 1656 至 1657 年間訪問北京的荷蘭使團成員，

親眼目睹了那個時候湯若望在朝廷中的地位。荷蘭使

團的幹事簡﹒紐豪夫( Jan Nieuhoff) 描繪了他們第一
次會見湯若望時的情景。大使得到朝廷內閣的接見，

首席大學士盤腿坐在椅子上，兩位滿族的內閣成員站

在他的兩邊，在他的左側坐著「一名耶穌會士，他留

著長長的鬍鬚，剃了頭，穿著聽車里人的服飾。他來自

萊茵科隆，名字叫做亞當﹒沙爾 1 ，已經在北京居住了

46 年，享受到中國皇帝高度的尊重。 J 湯若望用德語

和荷蘭人交談，為他們的安全到達表示祝賀，接著又

打聽在阿姆斯特丹的他所認識的幾個天主教徒家庭的

情況。隨後湯若望和他們一道走出紫禁城的大門，

「一路上使團成員們和他談了很多事情，他以非凡的

智慧一一給予答覆，耶穌會士們是不缺乏智慧的。 J @ 

有趣的是紐豪夫所描述的關於他看到的順治皇帝

接見荷蘭人及大豪兀兒王國使者時的情況 r 一位年

輕人，白宮的皮膚，中等個子，相當普通，穿著一件

似乎是用金絲編織的背心。」使荷蘭人!竄到失望和驚

訝的是，這次朝見儀式幾乎完全是在沉默中進行的。

皇帝坐在他的寶座上，使者們在他前面大約三十步的

地方叩拜。在一刻鐘之後，皇帝站了起來，專注地看

著荷蘭人，接著就離開了。

皇帝經常在晚上召湯若望到宮裡和他談話。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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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湯若望到深夜時，他就派幾位滿族王子陪湯若望返

回住處。這位年輕的統治者全然不顧傳統，經常造訪

湯若望的住處。有時候，他讓他多達六百多人的隨從

在鬥外等候，而他則在湯若望的屋裡，盤腿坐在床

上，或者坐在一把舊椅子上，或坐在耶穌會士的學生

用的長凳上，就湯若望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向他發

間。在 1656 年至 1657 年之間，他就走訪湯若望住處

多達二十四次之多。有時候他先在教堂停下來，參觀

每一個角落，然後在花園裡採摘水果，看湯若望的工

匠們為觀象臺製造儀器。 1657 年 3 月 15 日那天，當湯

若望出席皇室家族、官員和知名人士在皇宮裡為皇帝

慶賀生日的聚會時，皇帝突然提出，他希望將慶典移

至湯若望的住所進行。湯若望急忙趕回家，準備食

品。官方的公報將皇帝與湯若望的友誼昭示至整個帝

國。

這是沒有疑問的，就是在這些年裡，湯若望是帝

國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1656 年至 1657 年荷蘭訪華

使團的一個成員寫道 I 湯若望神父是如此地得寵於

這位王子1 '他常在任何時間來造訪湯神父。 J @J 1661 

年，南懷仁報告說 I 在帝國中，湯若望的影響要大

於任何一位總督或最受尊敬的親玉。在中國，湯若望

的名字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著名人士的知名度都要

高。 J @魯日滿談到 I 中國自從有皇帝以來，我沒

聽說過有任何一個外國人被授予如此多的榮譽和得到

君主如此隆重的寵愛。 J @所謂「君王的寵愛」的確

實證據，就是授予他的諸多封號。
三E

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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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官員的等級分為九品，每一品又分為兩等

(即正品、從品兩等)。通過授予榮譽稱號，→個人

就可以提升品級，而不一定非要擔任特殊的官職。作

為欽天監的監正，湯若望是現任在職的正五品宮。在

多爾衰攝政時期，湯若望得到一個榮譽封號，而升為

正四品。 1651 年 9 月 15 日，他得到 3 個榮譽封號。

1653 年 4 月 2 日，他又得到「通玄教師 J 的封號。 1657

年 3 月 15 日，順治皇帝題寫了一篇表彰湯若望的碑

文，這塊石碑樹立在教堂(即南堂)前面。同年 10

月，他被授予「通政使可通政使 J 的稱號，官階升為

正三品。最後於 1658 年 2 月 2 日，他達到了封號的頂

點，即「光祿大夫 J '官階升為正一品。只有內閣大

學士和屬於皇家血統的最重要的現任親王才能達到這

個等級。作為這一品級的標誌'湯若望從那時起就在

帽子上佩帶上了紅色的頂戴，在他朝服的胸前刺繡有

一隻張開雙翼的金色的鶴。

在湯若望與年輕皇帝之間，沒有阿誤奉承和吹吹

捧捧。他生活中的首要主題就是促進天主教事業。但

同時他對具有非凡素質的皇帝抱有誠摯和深厚的歐

情。衛匡國寫道 r 順治皇帝無疑是個年輕人，但是

卻異乎尋常地具有審慎、公正的品質，特別是具有正

確的判斷力。 J QID他也有很多不足之處:暴躁的脾氣，

對迷信活動的愛好，以及極度沉酒女色的天性。只有

湯若望有勇氣對他這些缺點加以勸告。在湯若望給皇

帝的奏摺裡，通常都附上他個人對皇帝的忠告。在

1655 年，有一次，應皇帝的要求，他寫下了他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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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湯若望的畫像原來懸掛在羅馬莊嚴的耶穌會聖安德初學院

( San Andrea al Quirinale )。那是湯若望最初加入耶穌會的地

方。這一建築後來被政府徵用，它被移到羅馬東南的加羅若

( Galloro) 耶穌會士的住地。白乃心像當時很多耶穌會士一

樣，也是 名出色的畫家 。 就是他在 1660 年居住北京期間，

為湯若望畫了像 ，也是他將此畫帶往羅馬 。

的有關他這位皇帝朋友在政府管理方式及個人操守方

面應受到責備的所有事情 。

湯若望對皇帝思想的影響，明顯地反映在皇帝給

文武官員們的〈聖訓1 > 中。 清朝皇帝向官員們發表他

所寫的(聖訓)是一個慣例。順治皇帝的(聖司11>為

六卷，包括了很多體現了天主教敵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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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有轉變順治皇帝為天主教徒的願望。很多

次長時間的交談就是圍繞著諸如靈魂不死、十大戒

律、天主的本性、神的恩寵、婚姻、禁欲和耶穌基督

的生活經歷等主題的。順治皇帝在參觀湯若望的教堂

時，仔細地察看了每一件東西。在一個場合，他讓湯

若望穿上全套做彌撒的祭衣，並解釋它們所代表的意

義。一本湯若望過去進獻給明朝末代皇帝的圖解救世

主生活的書，曾經深深地迷住了他。一天，他在湯若

望的床上躺下休息，他面前擺著這本翻開的書，湯若

望這位年老的耶穌會士跪在床邊，講解耶穌受難的故

事。

湯若望確信，這位年輕的皇帝是用頭腦而不是用

心來理解天主教道理的。第六條戒律所要求的條件和

天主教徒一夫一妻制的規定，對他來說是不可逾越的

障礙。到最後，湯若望展到 r 他無法克服他強烈的

肉體欲望。」正是這一點把他給毀了。

湯若望是位很謙遜的人=他想，有著聖潔聲譽的

劉迪我可能在他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於是他焦急地

盼望能將劉迪我派到北京。他在 1657 年 6 月 5 日給曾

德昭的信裡，明確地表達了自己這一觀點@。

1658 年以後，湯若望對皇帝的影響力下降了。這

位年輕的統治者越來越多地受到太監們和和尚們的影

響，對佛教的禪宗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而離天主教

越來越遠了。

在一些年裡，早在多爾衰攝政期間沒有特別影響

力的太監的權力明顯地增長著。 1653 年，皇帝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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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個部門，由宮裡的太監控制。其中的一些太監甚

至被賦予了發布皇帝聖旨的權力和任命官員的權力。

過去的險惡的局面 I 又再度出現了，儘管在 1655 年皇

帝警告太監們，要他們改變做法，斥責他們收受賄賠

的行為，並在 1658 年又重申了這些，可是他們的影響

和權力依舊在持續增長。太監們發現，有一個手段是

可以經常有效地實現他們對年輕皇帝的支配作用的，

那就是縱容他盡情地滿足性的欲望@。

事實的確是這樣的，即佛教在紫禁城中的影響總

是伴隨著太監權力的增減而增滅的。 1657 年，太監們

為皇帝和一位佛教的高僧性聰安排了一次會面。性聰

說，皇帝前世曾是一位和尚。對皇帝最後四年生活有

相當大影響的其他人，是具有非凡吸引力和智慧的道

志和尚和漸江天目山寺的住持通琇。

與這些因素不無關係、並對順治皇帝最後的歲月

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是一段重大的戀情，即皇帝迎

娶了董郭妃一一董那家族的那碩的女兒。根據耶穌會

士的說明，董那妃是一位年輕滿族貴族的妻子。根據

傑出的史學家陳坦的說法，這位年輕貴族事實上就是

皇帝最年幼的異母弟弟博穆博古爾@。皇帝決定要娶

她，據魯日滿報告說，他年輕的丈夫遭到如此的羞辱

而悲痛致死。然而更可能是另一種說法，即看到了將

要發生的事情，博穆博古爾自鞍了。不管怎樣， 18 歲

的畫都妃於 1656 年進入了紫禁城，成為皇帝最寵愛的

妃子。他與她朝雲暮雨、如膠似漆。她被冊封為僅次

於皇后的皇貴妃的封號。在太監們的鼓動下，皇上由



240/巨人的代(下)

於寵愛董那妃，有時提出要廢掉他的皇后，而且廢掉

皇后的繼任者，但是卻遭到皇太后和大臣們的堅決反

對。於是皇帝就慷慨大方地給董那妃遠遠超過她的等

級所應有的賞賜。

從這時開始，皇帝就喪失了對管理國家大事的興

趣，而變得越來越著迷於董那妃和禪宗佛教了，這位

年輕的貴妃與他分享對佛教的信仰。 1657 年 11 月，她

生下一個兒子，可孩子就在第二年 2 月死去了。兩年

後，即 1660 年，她自己也去世了。順治皇帝為此痛不

欲生，他將她的誼號提升為皇后等級1 '她的靈框由高

級官員抬至紫禁宮北面的小山一一一景山上，在那兒舉

行了由通琇住持的耗資巨大的隆重佛教道場。

為了停放她的棺木，還專門蓋了一座富麗堂皇的

建築。在佛教道場結束時，通琇住持用火把點燃了巨

大的葬禮柴堆。在耗費昂貴的建築一旁，大量的珠

寶、絲網和其他貴重物品被付之一炬。心煩意亂的年

輕皇帝下令已故董郭妃的大約三十名隨從殉葬，以便

在陰間與她做伴，這一做法恢復了殘酷的滿族習俗。

這種殉葬習俗是遭到漢人深惡痛絕的，也是滿族人已

經廢棄了的@。

不可避免地，從順治皇帝與董都妃的愛情故事中

衍生出來了一些浪漫的傳說故事。最為流行的故事

是，他的死亡是使他能夠放棄皇位的一場騙局，通過

偽裝，他偷偷地到寺廟剃度做了一名和尚，在那裡他

伴隨著自己的記憶生活了很長時間。而事實則是，他

已經患了嚴重的肺結核病，又在董那妃死後曠日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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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累人的葬禮和道場中耗盡了精力。在 1661 年 2

月 1 日，也就是董那妃死後四個半月，他嵐染上了天

花，三天後就死了。

在這最後的歲月裡，湯若望是越來越被疏遠了，

儘管皇帝從未對他的這位年老的顧問和朋友失去好

鼠，但是他新的生活取向與湯若望所信奉的一切準則

都是格格不入的。在這種情況下，湯若望所繼續給予

的口頭的和書面的規勸，對皇帝來說就成為麻煩的事

了，它們就是令皇帝討厭的，也是皇帝不再希望湯若

望帶給他的了。然而，年輕的皇帝有時一定也突然戚

到有些內疚，在 1660 年 7 月 28 日他拍了個便條給湯

若望，人們可以從中嵐覺到一種表示抱歉的暗示:

「你的律法(天主教)已經廣泛地傳播了。通過

你的努力，天文科學已經變得很知名了。這樣，若

望，為帝國做你的工作。不要把皇帝的喜與怒放在心

上!若望，你知道國家應該如何管理。鑒於這一原

囡'來找我，我們將討論這一問題。若望，把我這些

話放在心裡。」逗

當皇帝奄奄一息的時候，湯若望去看望他，並作

最後的努力，希望能爭取他轉變信仰。皇帝被湯若望

的忠誠深深地感動了，也看了湯若望準備的關於死亡

與永恆為主題的一篇勸導詞。但是他表示，在自己痊

癒之前不想進一步討論這個題目。

在他去世之前，湯若望有幸能為他提供最後一次

諮詢。皇帝的繼承人當時還沒有確定，皇帝本人傾向

讓他的一位堂兄弟作為繼承人。但是他的母親孝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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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不同意，滿族的親王們勸他確定他的一個兒子為

繼承人。這位處於彌留之際的皇帝徵求湯若望的意

見，湯若望贊成皇太后的意見。於是皇帝就決定，由

他八個兒子中的第三個一一玄蟬，即後來的康熙皇

帝，作為他的繼承人。中國應該廠謝湯若望在確定她

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一一康熙皇帝中所起到的積

極作用。

當順治皇帝在北京死去時，明朝復辟的希望之火

在十七個月之內消失在遙遠的中國南方。永曆政權在

它最後的歲月裡找到了其主要軍事支持者一一李定國

和孫可望的軍隊。李定國和孫可望是暴君張獻忠過去

的部將。 1652 年，在經過一些年的反清遊擊作戰之

後，他們加入了南明朝廷，李定國贏得了一系列輝煌

的勝利。但是在 1656 年，他和抱有建立一個龐大帝國

幻想的孫可望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李定國

擊敗了孫可望，但是這場爭鬥為清軍奪取最後的勝利

開闢了道路。孫可望帶著他的隊伍投入了清的陣營，

向洪承疇投降了。

1658 年，三支清軍向貴州和雲南進發. 1659 年 3

月，永曆帝向緬甸要求進入該國避難。他和他的家族

成員，總共 646 人，渡過伊洛瓦底江，到達實皆( Sag

aing) I 。在那裡，緬甸園王事實上是以囚犯來對待他

們。李定國經過拚死作戰，占領了緬甸北部地區。在

之後的兩年裡'他在那裡與緬甸軍和清軍兩面作戰。

1661 年 6 月，卑謬 (Prome) II的王子謀載了他的

哥哥，即緬甸國玉，奪取了國家控制權。他處死了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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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隨行人員中的一大半人，而將其他人嚴加看守。

吳三桂是一個令人慚愧的傑出人物。吳三桂在本

書前一章中所談及的明王朝崩潰的開場戲裡，如果說

其角色還模糊不清的話，那麼在明王朝最後一幕中，

卻是扮演了一個顯著的角色。他作為一支強大的清軍

首領到達了緬甸的阿瓦(Aungbinle) 1 。在 1662 年 1 月

20 日，他向南明的最後一個皇帝一一桂王發出招降

書。兩天以後，緬甸的新國王把他的囚犯，即永曆帝

及其隨行人員交給了吳三桂。他們被解往雲甫府。 1662

年 6 月，永曆帝和他的繼承人、 14 歲的朱慈(聖名康

士坦丁 Constantine )被用弓弦絞死。永曆帝的妃子和

母親被押解回首都。

就這樣，由在雲南府的一根弓弦結束了明王朝的

傳奇故事。這個傳奇故事開始於三個多世紀之前，一

個孤兒離開一所佛教寺廟， 9頁導一場將成吉思汗的子

孫從皇位寶座上趕下來、恢復漢人統治的人民起義。

@本章所根據的主要史料見第寸九章，注釋 1 0 

@衛匡國對此發表了不京的意見。根據他的看法，南京政府

提出承認滿族人對北方省份的征服。但是在很多細節上，

各種原始資料是互相矛盾的。我沒有去注意考證所有的這

些矛盾之處可只是遵從了那些我認為是可能的看法。

@史可法與多爾衷的通信顯示出他的高尚品格。見 Wilhelm

Hellmut 著 Ein Brie如此'ksel zwischen Dorgon und Shi Ko-fa, 

Sinica Vlll ( 1935) ， 239-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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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 Eminent Chi凹， 1， 196 頁。衛匡國說他在北京被處死(見前

面所引衛匡國之書， 57 頁) 0 Joseph de Maillt 著 Histoireg

臼éra1e de 1a Chine (巴黎 1777-1783 年版) , X, 529-530 頁中

說‘他在逃避追兵的過程中溺死在揚子江中。

@在耶穌會的檔案裡。有這封信的葡萄牙文譯文，日期是隆

武元年(1645) --j月四日，隆式是唐王的年號。見 ARSI，

Jap-Sin, 123, 174 頁。

@EminentCh的a， 1, 201 頁。

@崖安德在 1648 年年底造訪澳門時，講了這個信仰轉變的故

事。一本在那時記錄下關於他的說明的義大利譯本，保存

在耶穌會檔案日本一中國卷中，見 ARSI， Jap- Sin, 125, 

139-153 頁。

@卡彌格是一名來自波蘭的耶穌會士﹒他的父親是波蘭國王

奇格蒙特( Sigismund )的私人醫生。←彌格繼承了他父親

對醫藥的興趣、他的著作介紹了中醫通過切脈而診斷病情

的方法﹒他是第一個對此進行研究討論的歐洲人。柏應理

於 1658 年將他的著作寄到巴達維亞 (Batavia) 可然俊轉交

到歐洲。書稿在荷蘭人手裡擱置了二十多年，最後，一個

叫安德列亞。克萊耶爾( Andreas Claye )的人剩竊了他的著

作，於 1682 年在法葡克福出版。←彌格還撰寫了另一本科

學著作，他親自加了插圖，介紹了中國各種各樣的水果和

花卉。他同樣也是第一個以專業眼光來研究這一問題的歐

洲人。 Boleslaw Szczesniak:在 The Writing of MichaJe Boym 

(見 Monumenta serica, XIV, 1949-1955 年版， 481-538 頁)

中，對他做了精闊的研究 o Robert Chabrié 著Micha1eBo戶11，

jésuite po1onais et 1a fín de Ming en Chine' (1646-1662) 

(巴黎 1933 年版)也是一本關於他的研究力作。

@在士麥那 (Smyma' 在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茲密爾附

近) ，←彌格就南明王室的信仰轉變議題發表了一次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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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稿以"Briefve re1ation de 1a Chine et de 1a no仿b1e conver

sion des personners roya1es .. ...."為題發表，見前面所守 I The-

venot 之書. 1 。

@ARSI, Jap-Sin, 77, 130 頁。

@信件的翻譯件和歷山t世的回信都出自前面所引 Athanasius

Kircher 之書 100-101 頁。又見 E. H. Parker 編輯的 Letters

rroma 臼inese empres百 and a Chinese eunuch to Popein 的ey

eaι 1650 該文發表在 Contemporary Review (倫敦 1912 年

版) ， 79-80 頁。

@ Jan Nieuho.II著 Le voyage des ambassadeurs de la compagnie 

hoJ/andoise des Indes Ori，凹的les vers le Grand Chan de Tartarie, 

ãPeking' 尼互了E早于于'/ Thevenot之言 ， II ' 正主擇 1， 51-52 頁。

@向上書 1 . i主釋 8 、 29 。

@ARSI, Jap-Sin, 143 , Regis. 8, f. IIV. 

@轉引自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207 頁，注釋的。

@同 t書， 171 頁，注釋 1 。

@參見 Phi10sensis 著《大清皇帝新婚)) ，發表在廣州 1841 年

出版的 Chinese Repository, X, 593-594 頁。

@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199 頁。

@ Eminent China , 1, 257 頁。

@同上書。

@ Eminent China , 1, 257 頁。

@潘國光於 1661 年 10 月 9 日給的信。保存在 AR泣， Jap-Sin, 

124, 19-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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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參天大樹的傾倒

這些艱難歲月對傳教事業來說，是既有收穫又有

損失的日子。所謂損失主要表現在人員和財產上，在

這一動亂時期，七名耶穌會士喪失了生命。除了萬密

克、費樂德、塵安德之外，另外三人在 1644 年清軍攻

陷南昌時死於暴力之中。他們是謝貴祿( Tranquillo 

Grassetti) 1 、梅高 (Jozeph-EtiEnne d'Almeida) II和陸玉

奇 (Lu Yu-chi) III 0 1643 年，杜奧定在從福州到澳鬥

的航程中，因船艙起火溺水身亡。還有其他人屬於自

然死亡，他們是最後的偉大先驅者。

1649 年艾儒略、費奇觀和畢方濟與世長辭。艾儒

略在延平靜靜地死去，被安葬在福州北鬥之外的「十

字架山」上。他留下了至少 26 部中文著作@。在他死

後兩個世紀，他的一些著作仍然在出版和再版。

在唐王政權垮臺之後，畢方濟定居於廣州，在那

裡他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處住所。他在一次混戰中受

了重傷，這是在 1647 年清軍士兵搶劫廣州時被一隊土

兵打傷的。他要厲謝一位當時在清軍當兵的前耶穌會

修士救了他的命，這位士兵正從那裡路過，看見過去

的同伴正在痛苦地呻吟，就前來營救。然而畢方濟再

也沒有從傷病中恢復過來，兩年之後就去世了，享年

67 歲。

費奇觀和畢方濟一樣，險些沒逃過 1647 年的劫

難，在畢方濟死後不久也與世長辭了，享年 78 歲。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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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龍華民這位利瑪竇的同時代人仍活著。

傅汎濟於 1653 年辭世。接下去的第二年，老壽星

龍華民在差五年就到一百歲的時候，也隨他而去了。

順治皇帝喜歡這位老壽星，他在龍華民死後不久，找

了一名畫家給畫了一張肖像。曾德昭 1658 年在廣州去

世，接著，小瑪諾(即陽瑪諾) ，這位與老瑪諾(即

李瑪諾)同名的人，在 1659 年拋開了傳教事業而死於

杭州。

這些人在將利瑪竇開創的工作推向前進的事業

中，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還有郭居靜、李瑪諾、王

豐肅、熊三拔、金尼閣、羅雅各、鄧玉函，他們組成

了使范禮安和利瑪竇凰到驕傲的一代精英的主體。天

主教文化在中國從沒有出現過這樣傑出的典型的代

表;中國文化也從沒有出現過這樣真誠和富有同情心

的仰慕者。他們是那時能將兩個世界連接到一起、開

創了兩個世界對話的僅有的人。雖然這種連接和對話

在後來的發展中曾經被削弱了，但是卻再也沒有中斷

過。在一個人有限的生涯中，他們克服了妄自尊大的

主人和自我封閉的文化的深深的敵意，贏得了對天主

教的廣泛認同。在他們中的最後一個人去世的時候，

天主教的團體已經遍布除雲南和貴州之外整個帝國的

所有省份了。即使是作為南明最後一個政權的永曆王

朝，也已經接觸到了天主教。這個由傳教士們架設橋

梁於斯的文化鴻溝，是遠比天主教剛誕生時，其與羅

馬文化之間的差距既深又寬的。這僅僅是以利瑪竇進

入東方帝國八十年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地位，與聖伯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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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八十年後天主教在羅馬帝國的地位相比較。他們

的成就之大是值得人們讚賞的。

天主教使團在這些年的動亂中還失去了為數不少

的教堂。這些教堂被戰火焚毀了，確定精確的數字是

不可能的，因為報告只是順便提到教堂被毀壞的狀

況。在山西，緯州、蒲州和太原的教堂;在湖廣，武

昌的教堂;在江西，南昌的教堂;在福建，福州的教

堂，都整體地或部分地被毀了 2 男外還有一些事實，

則暗示了其他許多教堂也被毀了，如在 1653 年至 1658

年任福建總督的俘國器 1 '不僅重修了福州的教堂，還

捐出自己的錢，恢復了江西讀州和其他地方的教會建

築。一尊在 1655 年 6 月 18 日錯刻的、記載了他為修

建新教堂捐贈數目的石碑，至今還豎立在福州。不僅

如此，他還在楊廷筠 1627 年修建的建築的原址，建造

起一座大型的教堂￠。咚國器的妻子，在耶穌會士的

記載中被稱作「佳德夫人 J (聖名 Madame Agatha ) , 

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終國器本人則在 1674 年，

由成際理 (Felix Pacheco ) J]在南京施洗入教，成為一

名天主教徒。

天主教團體遭受最嚴重打擊的是在福建。在鄭成

功與清軍長期激烈的爭奪中，福建的天主教團體差不

多全被摧毀了。很多曾輕繁榮的天主教中心，毀於

1662 年清軍的「堅壁清野」政策。這一政策使得福建

省沿海地區的人口銳減。

鄭成功是鄭芝龍的兒子。鄭芝龍在控制沿海一帶

的航線之後，於 1628 年歸順了明王朝。在 164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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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清戰爭中，他的兒子指揮了他的軍隊與水軍。在若

干年裡，這支軍隊成為清軍的眼中釘、肉中刺，在福

建一帶給予清軍多次沉重的打擊。 1655 年，他組建了

一支精銳的軍隊，有效地控制了當地。桂王封他為

「威遠侯」、 F 潭國公」和「延平郡王 J 0 

最後，在 1659 年的 9 月 9 日，鄭成功在南京城外

的一場大戰中敗北。之後，他撤退到廈門。鄭成功於

是再度經營海上，在 1661 年至 1662 年之間，他從荷

蘭人于裡奪回了臺灣島。以臺灣島為基地，他一再地

襲擊大陸上的清軍。清軍無奈，下令山東、江南、湖

江、福建和廣東各省的沿海居民一律內遷三十至五十

里。撤出居民的所有城鎮和村莊一律夷為平地。這次

受害最嚴重的要數福建。何大化和聶伯多親眼看著他

們的教堂和居所被拆毀，看著他們的天主教徒被遣

散。由於這次沿海居民的撤離，澳門成為了一個孤

島，也差一點就毀滅了@。

然而，總的來說，這些年的收穫還是遠遠大於損

失的。傳教事業持續成長的速度還是讓人驚訝。人們

記得，在中國的傳教士從來沒有超過「雨打 J (即二

十四人) ，而且他們是在一個飽受戰爭躁闢的國家裡，

在充滿混亂的危險的條件下工作的。南懷仁估計，當

時每年新增的天主教徒有一萬人。據畢嘉的記載，在

1651 年至 1664 年之間，有 104，980 人皈依了天主教。

1663 年，巡察使德伽馬報告說，在中國有 114，000 名

天主教徒。翠年，副省會長神父劉迪我在給羅馬的信

中寫道 1 滿族人給予福音傳布如同在歐洲同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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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J @ 

然而，劉迪我充滿樂觀情緒的信件墨蹟末乾，一

場對傳教自由極具破壞性的打擊，就降臨到帝國的每

一個地方。風暴的中心就在北京，被打擊的直接目標

就是湯若望，最根本的目的是徹底毀滅在中國的天主

教事業。順治皇帝的駕崩並沒有立即影響到湯若望的

地位或威望， 1661 年 4 月 29 日，在湯若望 71 歲生日

時，他照常收到來自很多高官的祝賀文章。就在這一

年的晚些時候，當康熙皇帝簽署了一份特別的布告，

准許湯若望的義孫一一湯士宏進入太學國于監時，湯

若望也收到了很多祝賀。其中之一是來自大學土胡士

安的。在三年多的時間裡，湯若望還是安全的。但是

與此同時，一場風暴正在盟釀之中e 。

反對湯若望連動的主要策劃者是楊光先，一位聲

名狼藉、自私自利但是不乏勇氣的吹牛家。正如耶穌

會士們也承認的那樣，他也有些才智。他是一個憑凰

情用事和喜歡拋頭露面的人 c 在明朝末代皇帝一一崇

禎皇帝統治時期，楊光先在政治上富於戲劇性的參

與，使他橫遭鞭打，被放逐到遼東地區。 1644 年，他

獲得了自由，在南京住了一些年。 1659 年，他以一個

反天主教英勇鬥士的角色，突然使自己再度成為那時

人們關注的焦點。從那年起，他開始撰文攻擊天主

教，同時批評湯若望所制定的曆書。

他的觀點顯示出他是一個充滿仇恨的、頑固的、

但又思維敏捷的人。他熟知天主教起源的故事和耶穌

基督的生涯，他建立在陰陽概念上的哲學觀點，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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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受了道教思想的濃重影響。他的道家傾向更為突

出地體現在:像他聲稱的那樣，他有先知先覺，其有

預言世問萬事的力量。這一點使他在當時北京的女士

中間受到普遍歡迎。

他與湯若望的矛盾不是個人之間的矛盾@。從他

的文章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他所痛恨的是天主教。如

果說他把攻擊的矛頭集中在湯若望身上，那是因為湯

若望是一個突出的目標，同時也因為在這些反天主教

人士的心目中，歐洲科學事業與天主教事業結成緊密

的聯盟。

在心懷不滿的欽天監回回官員中，楊光先找到了

有價值的同盟者。 1657 年，吳明控告湯若望有幾次預

報天象失誤，但事實證明是毫無根據的，此後他被罰

監禁數月。在第一次的審判中，他曾被宣判為死刑，

但由於湯若望的個人請求才得到從輕處罰。然而這一

寬宏大量的行為似乎反而加深了吳明對湯若望的仇

恨。當他獲釋之後，就與楊光先結為聯盟，他以他一

知半解的天文知識來支持楊光先。

從 1660 年起，楊光先定期地在禮部對湯若望提出

控告。在最初的幾年裡，他的指控被置之不理。但是

到了 1664 年，由於北京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各種因

素集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有利於他的陰謀的情形。在

康熙尚未成年時期，國家的權力被委託給四位滿族王

爺組成的攝政大臣班子，他們是董拜、過必隆、索尼

和蘇克薩哈。電拜是一個精明而又為所欲為的政治冒

險家，在過必隆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將權力集中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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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手中。已經得到其同盟者充足的金錢支持的楊光

先，又從電拜那裡尋求到他所需要的政治上的支援。

1664 年 9 月 15 日，楊光先向禮部遞上了一份文件。在

文中，他指控湯若望數項罪狀:天文曆書中有錯誤，

遍及全國的傳教士以測繪地圖的方式反對國家，以及

向人民灌輸不良信仰等。這些指控沒有什麼新東西，

楊光先還增加了一條罪狀，即指控湯若望在 1658 年確

定描梅中夭折的榮親王(董郭妃所生之子)葬禮日期

時，選擇了不吉利的日子，念了咒語，以致造成了董

那妃的早死，甚至還殃及了順治皇帝。楊光先的策略

是，利用滿族人受喇嘛教迷信思想影響很深這一點。

這一指控當然是錯誤的，湯若望在選擇葬禮日期上沒

有起任何作用，這是屬於禮部尚書的職權。但是，當

董拜站在楊光先一邊時，湯若望的敵人是肯定會獲得

勝利的，一切都被楊光先玩於股掌之間。不幸的是，

就在湯若望最需要施展他才能的時候，嚴重的癱瘓和

麻癖症給年老的他以致命的打擊，使他不能說話了。

1664 年 11 月 12 日，攝政大臣董拜把四名耶穌會

士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和安文思投入監獄，湯若

望被剝奪了他的一切頭銜。他們在監獄裡被帶上了木

枷'而且長達六個月之久。一次又一次的審訊，不是

在這裡過堂，就是在那裡過堂，幾乎沒有一天停止

過。他們在苦難中煎熬了數月。但是極富戲劇性的

是，南懷仁發揮了律師的作用捍衛自身，以其尊嚴和

勇氣主導了這場官司。這個案子被從一個街門轉移到

另一個街門，沒有比這更能顯示出楊光先理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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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年 1 月初，湯若望被判凌遲處死。其他三名

耶穌會士被判鞭答後驅逐出境。另有七名在欽天監供

職的天主教徒官員也得到了類似的宣判。

因為要對外國人天文學理論的可靠性進行一次比

較性的測驗，法庭的宣判被延緩執行。當時預計將有

一次日食發生。在牢房裡，南懷仁在湯若望的協助

下，進行了他的計算。而回回天文學家和中國天文學

家也奉命做出他們的預報。當發生日食的時間接近

時，在欽天監裡擠滿了內閣大學士們、各部尚書、欽

天監官員和其他官員們。在緊張期待的氣氛中，考驗

的關鍵時刻一點點地接近。中國天文學家做出預報，

日食將於兩點一刻開始，回回天文學家預測是兩點

半，而南懷仁預報為三點。時鐘剛剛敲響三點的時

候，太陽的表面開始出現陰影。測驗的結果以歐洲人

的勝利而告結束。

然而，被楊光先煽動起來的力量太強大了。他們

拒不承認失敗，於是一系列冗長的聽證又在不同的街

門重新開始。那時這一案件已經在全國公開了，人們

普遍同情被告一方，這一點在那時出版的楊光先的一

本自我辯護的小冊子裡透露了出來。在這本兩卷本的

小冊于裡，楊光先申述了他與天主教和歐洲天文學鬥

爭的理由。楊把這本書題名為(不得已集〉。利類思

也寫了一本四卷本的題為(不得已辯〉的書來回答

他也。

在較早的法庭聆訊中，被告還是比較輕鬆的。他

們成功地、直截了當地回答了對他們宗教信條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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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從此有關這方面的指控就不再提起了，留下的唯

一問題就是關於他們的天文學理論。而真正經受考驗

的是科學本身，為此從三月到五月，內閣大學士們進

行了一系列饒有興趣的聆訊。當時半身癱瘓的湯若望

被迫保持沉默，南懷仁借助圖表和儀器論證歐洲天文

學的正確性，回答對它提出來的所有質疑。

然而，南懷仁的論證是徒勞的。耶穌會士們面對

的並不是一場公平的審判，他們的被捕是一個預先策

劃好了的陰謀。 4 月中旬，在電拜的壓力下，內閣宣

布，湯若望和他的七名中國同行被判死刑。電拜自己

又將判決修改為最為殘酷的刑法一一凌遲，就是將活

人一刀一刀地肢解處死。

就在這一時刻，大自然出面干涉了。一場地震以

其強大的破壞力震掘了北京，大火燒毀了紫禁城裡的

宮殿，內閣大學土中不止一人為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所

扮演的角色戚到羞恥。他們提出，地震和火災是上天

發怒的信號。與此同時，孝莊皇太后，即順治皇帝的

母親，憤怒地指責董拜如此殘酷地迫害他兒子最好的

朋友。攝政大臣顯然是被湯若望所得到的廣泛支持震

攝和擊退了。雖然湯若望的五名同僚、信仰天主教的

學者已經被處死，但是四名耶穌會士在 5 月 18 日被釋

放了，並被允許留在北京。

同時，其他在中國的所有傳教士，除了三名逃出

政府看管隱藏起來的福建民間道明會士之外，都被帶

到了北京。二十五名耶穌會士、四名道明會士和一名

方濟會士聚集在首都。 1665 年 9 月，他們被押解到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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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一直拘禁到 1671 年。所有的教堂都被封閉了。

在湯若望順利的那些年裡，他豐富的人性特徵中

的那些缺點和過錯，蒙蔽了他的一些教會同僚們的眼

睛，使他們看不到湯神父真正高貴的品德，正是在逆

境中才更顯示出他人格的高尚。他以鎮定的大無畏的

心態忍受著嚴酷的迫書，因此贏得了南懷仁對他的最

深的欽佩和敬愛。 1665 年 7 月 2 日，一個動人的場面

發生在北京他的房子裡。南懷仁向圍繞在這位老人床

邊的耶穌會士同伴們宣讀了湯若望對自己以往過錯的

懺悔書。這一由湯若望口述、南懷仁代筆並由湯若望

簽名的文件真正地打動了人心。身患癱瘓、麻癖重症

的湯若望之悲慘狀況，清楚地反映在他幾乎像爬蟲似

的模糊難辨的簽字上，這與他通常的優雅瀟灑的筆跡

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湯若望在懺悔書中沒有慘雜任

何虛假的成分，他所講的每一句話都以其忠誠和真正

謙遜的天性，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湯若望對自己成為給其他人帶來苦惱的根源而表

示自責，特別是對他的上級，他「沒有經常地聽從他

們的勸告和主張，還在言辭上和文字中對他們的權威

提出過質疑 1 。他一直對他的僕人輕率和傲慢的態度

過於忍讓，此時他承認自己應承擔責任。他違反了教

會關於教士必須過貧窮生活的規定，享用了非必需的

用品。他繼養義孫一事是輕率的行為。在言辭中和文

字裡，他對自己耶穌會的同伴們沒有給予「兄弟般的

關愛」。他自己列舉的過錯，是湯若望所能被人批評

的最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們應該強調，這些缺點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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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一位固執的、同時又是寬宏大量的人身上，他的

本質是仁慈和善良的 。

對這些過錯，湯若望請求他的同伴們予以原諒，

並給予精神上的幫助 。他說:

「富有同情心的主啊 ......在這個地方，這個時

候，天主的神佑與慈悲輕輕地觸動、強烈地戚染著人

們的心。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餒，天主的手就像父親

的手，富有同情心的于 ，不僅觸摸到了我的身體，而

且觸摸到了我的靈魂 。直到今日，仁慈的主還極有耐

性地忍受著我在他兒子的修會(即耶穌會)中生活。

為此我相信，有了你們的祈禱和為我做的臨終儀式，

祂將允許我堅持到底， 並以馳的恩惠保護我。阿們。 1

F 巴

句;p.' '. 

，肖

心，-心也~"( -也 ." ~ } 

j易若望筆名的筆跡影本

他的患癱瘓、麻屏症的手簽下的名字， 清楚地證明湯若望以這

幾乎難以辨認的漂草筆跡簽署了他的懺悔書。這份懺悔書由南

懷仁向集合在他的床邊的在北京的全體耶穌會士們宣讀。

原件來自羅馬的耶穌會檔案 。

在這之後一年多一點， 1666 年 8 月 15 日，湯若望

以 76 歲的高齡在北京平靜地死去，結束了他極具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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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凡的和豐富多彩的一生。雖然他不如他的先

行者利瑪竇和他的繼承人南懷仁那樣處世老練，性情

平和，但他仍然與他們並列，成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

史上最為傑出的三位偉人之一。

他是一個有著非凡造詣和博大精深學間的人。就

像利瑪竇一樣，他具有令其同伴們讚嘆的超常記憶

力。雖然他的特長是在實踐科學的領域，在這一領域

他與當時最新的歐洲科學發展水準幾乎是同步的;同

時他具有良好的思辯頭腦。他精通神學的原理，精通

世俗的和教會的法律，精通聖經，也精通教會的和世

俗的歷史。在他的著作裡，經常引用希臘文、拉丁

文，引用赫西奧德 (Hesiod. 西元前 8 世紀的希臘詩

人)和亞旦斯多德(古希臘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

作，引用天文學家喜帕恰斯( Hipparch) 1 及西塞羅

(Cicero) II 、奧維德 (Ovid) III 、佛基爾 (Vergil) IV 、

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 (Flavius Josephus) v 、阿庇安

(Appian) VI 、托勒密 (Ptolemaeus) VII 、加倫烏斯

(Galenus) 、特瑞連( Tertullian )、伊法連

(Ephraim) 、菲拉斯垂烏斯( Philastrius) VIlI、安布羅

斯 (Ambrose) 民、哲羅姆 (Jerome) X 、思定 (Augus

tine) XI 、奧羅修斯( Orosius) XII 、大國瑞( Gregory the 

Great) XIII 、比德 (Venerable Bede) XIV 、伯爾納德

(Bemard) 、聖道茂、巴羅尼烏斯(Baronius) XV 、卡

耶坦 (C可etan) XVI 、索托 (Soto) 、思維( Sylvester ) 

XVII等著名人士的著作，引用過查士丁尼法典( the Jus

tinian Code) XVIII和托利多會議 (the CouncilofToledo) 

I 喜柏給新( ,
前 127) ，希臘偉大

的天文觀溺家和數學
家。

E 商星星羅(前 1件

前43) ，義大剩人，
羅馬喔，鍾的政治家、

律師、古典學者和作

家。
亞 奧維德(前的帽

17) 'IH哥會獨詩
人。
R 佛主主爾(1470-

1555) ，義大利人文
主義者，著有《格言

錄》。

V 弗拉維鳥;當-約

瑟夫期 (37-1ω) , 

羅馬帝國猶太教士、

學者和歷史學輩。

VI 向1毫安，活躍於

公元2 世紀的軍M: ÙJ

大，歷史學家，著有

《羅馬史》。

VlI托勒密( 127. 
145) .亞歷山大時

期著名的夭文學家、

地理學家和數學家，

著有《天文學大
且是)) ，新立黃色心字當
普車系 α

VJ[ 葬lìL J鞋吾吾鳥類

( ? -397) 
班牙五七吾吾城市佈露習

班 (B油部臨)的主

教。
lX安辛苦羅斯 (1386.

1439} ，義大利佛
經給斯的種聲音華家。

x 1雪羅姆 (347.

420) ，早期習方夭
主教會中學蓋在淵博的

教父必
XI 忍定 (354風

430) ，鑫馬帝ll!1時

期任非洲的主教，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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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閣大困難 (54!).
ω4) . llj1教家I!!I瑞
-"1壘。

XIV lt 德 (672.
73幻 J英囑持學

家、歷史學家。

XV 包羅足為新
1538~ì607 )、怠

電天主教會的

史學家和辯護士，曾

任驚早春閱讀書館館

長。

xvr卡郭竣(1468.

1534) 義大利人，
遂有問會神學家 D

給

的文獻，還引用過所有 16 至 17 世紀頂尖天文學家的

著作。他甚至也引用(唐﹒吉訶德)中的語句。

根據南懷仁和畢嘉的記述，湯若望對中國語言和

文學的駕敏和運用是如此的純熟，以致常被當作是中

國土生土長的學者。當他年事已高之際，他還能撰寫

漂亮的拉丁文散文。他的葡萄牙文爐火純青，成為他

與在中國的其他傳教士們日常交流的工具。他在義大

利人中間，就像在家裡一樣;對西班牙語，他有豐富

的知識;他能輕鬆地理解荷蘭語。當然還有德語，那

是他的母語。

史料表明，他具備的實踐的和科技的技能技巧

有:鑄造大炮，策劃防禦要塞的計畫，製造提起重物

的機械，設計和建造絲毫不遜於羅馬的巴洛克風格的

教堂，製造天文儀器，整修古琴，為皇帝造帆船，他

甚至還撰寫了一本有關礦物的論著XIX \Æ 0 被認為是中

國問題專家的保﹒派裡特( Paul Pelliot )曾這樣概括湯

若望 r 教會的人，科學的人，戰鬥的人，會諷刺和

愛發怒的人，多種性格複合的、能引起人們興趣的魅

力無窮的人，湯若望是一位在任何領域都有衝擊力的

人。 J @ 

@見前面所守|費賴之之書. 1 第 131-136 頁中有他著作的清

單。

@ EmÍnent Chinese, 1 '第 7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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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的報告中就鄭芝龍和鄭成功的生平提供了豐富的

細節。其中還提到鄭成功又被稱為「國娃爺」。報告中最

好的一份是由魯日滿寫的(見前面所引由他撰寫的著作，

第 8-116 頁)。當哼有一個荷菊人是鄭成功收復臺灣之戰的

目擊者 也是被俘者。鄭成功曾派遣在臺灣的一名道明會

士(其事蹟在前百所引 Thevenot 之書第 28-40 頁)到馬尼

拉去爭取西班牙軍隊的支持。一封 1622 年 4 月發白馬尼拉

的信件提到了這件事。該信件存於 ARSI， Jan-Sin , 124 '第

20-22 頁。

@見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223-224 頁。

@這一事件所根據的最好的資料來源是魯日滿和聶仲遷的著

作。魯日滿本人並不是目擊者，他是受南懷立的直接委託

而撰寫這一故事的。還布利安當在 Sin Fran 0 Eminent Chin

ese, II, 889-892 頁中披露的有關的基本事實。

@前面所引 Rowbotham著作第 83 頁中所述是錯誤的。他說湯

若望取代了楊光先在欽天監中的位置。這暗示楊光先與湯

若望之間的不和是屬於私人性質的。楊光先並不是天文學

家，在他把湯若望打倒之前並沒才得到過任職欽天監的任

命，後來的任命也不是他所希望的。

@在 ARSI， Jan-Sin , r 來存著楊光先《不得己集》和科類思
《不得己辯》的副本。

@這以檔的原件保存在 ARSI， Jan-Sin , 142 注釋 57 。

@見前面所引 Väth 之書 241-242 頁。

@J T'oung P凹， xxxr ( 1934-1935) ， 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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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當湯若望死了之後，耶穌會的工作似乎陷入破產

的境地。但現象往往是具有欺騙性的，作為利瑪竇所

開創的適應政策的結果，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扎下了

根，不是那麼容易被摧毀的了。

1665 年，電拜任命楊光先為欽天監的監正。這個

冒充內行專靠吹牛起家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行，

於是千方百計地逃避這一責任。「從 1665 年至 1668

年之間，他與協助他的欽天監監正吳明一道，在制定

曆書方面出了很多錯誤。 J 1 1668 年，年輕的康熙皇

帝廢除了攝政大臣，實行了親政， 1668 年 12 月 29 日，

皇帝將一份楊光先制定的來年的曆書交給南懷仁，讓

他作一測定。這位耶穌會士從中找出了大量的重大錯

誤，於是皇帝任命了一個小組進行調查。皇上的命

令，以及南懷仁提出的扭評，導致了一次十分詳細和

徹底的調查。 1669 年 3 月 8 日，皇上下旨，由於歐洲

計算曆書的方法被證明是精確的，今後所有曆書將以

這一方法為基礎，楊光先被解職。 4 月 17 日，南懷仁

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四個月後，吳明被革職，而南

懷仁升任為欽天監監正 c

與此同時康熙皇帝下令將電拜逮捕。宣布他的三

十條罪狀，包括專制、暴政和謀反、叛國，這位前攝

政大臣被投入了監獄，不久死在獄中。皇上下令對反

對湯若望的案子進行複審。複審的結果是給湯若望完



全地平反昭雪。楊光先由於誣陷之罪，被判流放。皇

上念他年老體弱，改判削職搞民，讓他回鄉終老。結

果楊光先死於回鄉的路上。

湯若望生前得到的全部頭銜和官階等級在他死後

都重新恢復了。他被查抄的財產都發還給了傳教士

們。舉行了一次官方的葬禮，將他的遺體重新安葬。

1665 年處死的五名信奉天主教的欽天監官員，也都恢

復了過去的官階。兩年之後，原被驅逐的傳教士也都

回到了各省的教堂，他們的住所也都歸還了。

這一平反昭雪是全面的，它標誌了天主教在中國

持續增長和繁榮的一個時代的開端。在那之後的四十

年中，我們看到天主教傳教事業達到了最高點。這一

成功的基礎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打下的，他們極其謹

慎地、有耐性地將中國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結合起來，

他們尊重和理解中國文化，從不傷害她，這就是他們

的功績。後來由於面臨禮儀之事長長的陰影，迫使教

會轉而走向似乎是敵視中國文化的位置，因此而破壞

了天主教與中國文化和睦相處的可能性。然而對這一

切，利瑪竇、湯若望他們是沒有責任的。

有一種主張，是耶穌會士們不能贊同、也不曾贊

同過的，它認為所有的宗教在好的方面大體上是一樣

的。每一種宗教都包含部分的真理，但沒有一種宗教

掌握了全部的真理。它主張不同宗教間的融合，天主

教、佛教、道教和印度教各自犧牲一些信仰中的中心

部分，為的是達到一種無所不及的共同點，這是一種

自毀宗教的觀點。天主教徒們信仰天主通過預言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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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信仰最終通過{聖經)中的細節所表達出的

思想，他們是不能犧牲已經揭示的真理而與其他宗教

達成一致意見的。

還有的人走向另一個極端。一些不寬容的天主教

徒認為:在非天主教徒中間，只有謬誤和無法改變的

惡習。對於這些看不到光明的人，既沒有同情心，也

沒有對人的理解。他們的這種傲慢態度，是和他們自

己在文章中所寫到的信條相違背的。他們在文章中堅

持，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寬容，即使是在師範學院裡!

在相對主義和狂熱主義之間有一條中間路線。從

天主教所揭示的信仰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它既不認

為在天主教社會之外就找不到真理的微光，也不認為

沒有信仰的人就都是惡棍和無賴。經常是一些狹隘、

不寬容的信徒破壞了天主教的聖潔，站污了天主教的

真理，這些人要對一些人的不顧相信天主教負責。意

願在信仰中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沒有人會信仰他不

打算相信的東西;也沒有人會相信因其代言人的偏

見，使它以苛刻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面目出現的、不

親切、不吸引人的教義。

大多數的宗教都宣稱，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為

建立人類與神之間的聯繫而真誠地奮門。正像耶穌會

士們不知疲倦地反覆指出的那樣，這在中國文化中也

是不爭的事實。佛教中也是這樣的，儘管耶穌會士們

在此等事實上表現出的理解和領悟比較少。這一點在

道教中表現得較少。至於儒教，如果說它對尋求神靈

的保佑不怎麼關注的話，它至少付出了崇高的努力，



成功地將人類社會建立在一個似乎是自然美德的基礎

之上。

因為他們都是在努力地去發現真理，不管從人類

還是神靈的角度看，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如果在追

求全部真理的過程中出現小的偏差，這是因為對那些

超自然現象的解釋，僅僅依靠人類自身的力量是難以

做到的。如果他們迷失了方向而走入錯誤的歧路，那

也是因為人的理智是可能犯錯誤的。鄙視人們在本性

的局限性之下做出的努力也就是鄙視人類本性的自

身。儘管有它的局限性，人額的理性還是掌握了一些

真理，這就值得讚賞。如果這使天主教徒能夠分享美

好而非邪惡，他將懷著喜悅迎接每一個真理的微光，

儘管它並不清晰;他也將在歡樂當中迎接展示出的每

一種美德，儘管它並不完美。

這就是決定耶穌會土們在中國的政策的看法。他

們既不是相對主義者，也不是狂熱主義者。儘管有些

傳說是負面的，但是耶穌會士們都無意在信仰的信條

上做出妥協，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在另外一方面，

正如教會以前在對待希臘哲學時所做的那樣，他們在

儒學所包含的部分真理中尋找每一個可能的接觸點。

對儒教，耶穌會士們努力以天主教的超自然的做示來

豐富它、完善它。這是一種僅僅在以人類同情和理解

之心改善的氣氛中才可能實現的工作。不論其他什麼

人來思考耶穌會士們的成就，他都一定會認為，耶穌

會士們給他們的任務創造了一個溫暖的、富有同情心

和相互理解的氣氛。這在東西方文化關係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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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以天主教在西元 1 世紀的觀點來衡量，晚明時期

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成就，應該被列為天主教傳教史上

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成就這一事業的這幾十個人，喚

醒了天主教世界使命的真諦，將世紀初期天主教的傳

統恢復到了正確的位置。他們反對將具有普世意義的

天主教歪曲為僅僅適合於個別國家、個別地方的狹隘

的宗教。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僅在天主教的歷史上

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國際問文化交流的歷史上，也同

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為數不多的一夥人，以他們所創建的中國與歐

洲的思想聯繫，部分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也改

變了自那以後的世界。如果不是後來的曲折，把他們

燦爛輝煌的貢獻貶低了，耶穌會士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還會更加光彩照人。正如一位現代作家評論的那樣，

「世界大同是現代文明的中心點......它可以幫助在東

方與西方之間建造起一座橋梁，為全世界的人民都是

兄弟的理想做出突出的貢獻 J 乏。他們願意將「歐洲

人主義」的偏見拋擲一旁，通過他們的適應性，他們

清白地結交上層人物，有著單純的自我滿足獻，他們

善於發現好的事物，不顧意關注壞的事物，他們將同

情與理解用於與中國的接觸中。對重建世界各民族間

的文化交往關係，他們指出了一條路。同時他們自身

的榜樣至今仍給我們提示一種方法。耶穌會士不應該

僅僅在中國和天主教世界內部享有榮譽，而應該在所

有同意這樣一句中國格言的人中間享有榮譽，這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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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就是 I 四海之內皆兄弟。」

CD 見 Eminent Chinese， 且， 89 頁。

@見 Rowbo的卸的己引之著作， 3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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